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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獲譽

引人入勝……不只告訴你來自遙遠過去的歡樂冒險故事，還提供瞭解真實海盜的機會——感謝上帝，至少最糟的海盜現已不存於世。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這是一個多姿多彩、歡樂喧鬧的故事，以豐富的細節描述一群人如何為了自身利益，挑戰帝國的擴張。

——《皮卡尤恩時報》（The Times-Picayune）

令人欲罷不能的海盜故事，處處是黃金、背叛與雙面人。

——《波特蘭新聞先驅報》（Portland Press Herald）/《緬因週日電訊報》（Maine Sunday Telegram）

精彩萬分……翔實的研究、刺激的故事……伍達德以栩栩如生的方式，呈現出這段亡命之徒的光輝歷史。所有學過海盜發出的低吼的人，不要錯過這本好書。

——《巴爾的摩城市報》（Baltimore City Paper）

伍達德在《海盜共和國》這本做了絕佳研究的書中，依據年代呈現十八世紀海盜簡短的一章。在那個時期，各國海盜齊聚一堂，成為一個政治團體，培養出種族寬容的氛圍，甚至試圖振興英格蘭的斯圖亞特王朝。對我的錢包來說，這比《金銀島》的故事還棒。

——大衛·伍德《河瀑日報》（River Falls Journal）

忘掉《加勒比海盜》的傑克船長，忘掉迪士尼電影遊樂設施的海盜。今年夏天最好的海盜娛樂是這本你可以帶到海灘上的書，而且裡頭的故事是真的。

——《新聞紀錄報》（Journal Register）

伍達德運用來自英格蘭、西班牙語美洲的檔案資料，述說加勒比海盜真正的故事。他們的歷史雖短，他們對抗自然與帝國。

——《丹佛郵報》（The Denver Post）

令人欲罷不能。公海上的行動，精彩的生活，古老的船隻，為時數月的海上之旅，帶著你前行。

——《多倫多星報》（The Toronto Star）

如果你熱愛海盜，以及經過深入研究的歷史與好故事，伍達德的書是正確選擇。

——《進步日報》（The Daily Advance）

看了電影，急著想瞭解真實加勒比海盜生活的人，現在可以拿起伍達德的《海盜共和國》。身兼記者與作家的伍達德，述說海盜船長「黑鬍子」愛德華·蒂奇與「黑山姆」貝勒米引人入勝的故事。他們在一七ＯＯ年代時，在加勒比海建立起海盜合作組織。《海盜共和國》是海灘上的終極讀物——輕鬆愉快、豐富有趣，充滿歷史細節與冒險犯難。

——《基督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sn Science Monitor）

不要管《金銀島》吵吵鬧鬧的海盜，不要管迪士尼工廠精力充沛的惡棍，不要管《潘贊斯海盜》歌舞劇裡唱唱跳跳的小伙子：這裡有貨真價實的加勒比海盜，事實和小說一樣豐富有趣又令人興奮。

——《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伍達德的書解釋了這個脆弱的民主制度如何出現，以及為何相較於海盜傳說想讓我們相信的事，生活於其中的海盜事實上更適合這樣的組織。

——《亞歷山大公報》（Alexandria Gazette Packet）

本書挑戰我們對這幫萬惡之徒的認識，讓我們不再以為船上施行獨裁統治，而是看到較為平等主義的景象。

——《波士頓雜誌》（Boston Magazine）

步調緊湊的敘事，熱愛海盜傳說以及跑到巴哈馬度假的人士，將特別感興趣。

——《出版商週刊》（Publishers Weekly）

這本輕快、一氣呵成的書，充滿令人興奮的冒險犯難，以及多彩多姿的人物。一般讀者和對這個時期特別感興趣的人士，將享受眾多樂趣。

——《書單》（Booklist）

詳盡的研究，令人欲罷不能……對海盜故事有興趣的人一定不能錯過。

——《卡羅來納潮流報》（Carolina Currents）

這本詳盡、迷人的書，述說加勒比海盜黃金時代的興衰……伍達德挖掘許多著名海盜令人驚訝的事實，包括本傑明·霍尼戈、愛德華·蒂奇、山謬·貝勒米、斯蒂德·波內特……只要你對海盜有一丁點兒興趣，這本書能幫助你瞭解歷史極少被真實呈現的那一面。讀這本書會讓你想在船桅上也升起黑旗！

——《旌旗雜誌》（The Ensign Magazine）

美洲海盜自一六ＯＯ年代一直延續到近十九世紀尾聲，然而真正的全盛時期是短暫的一七一五年至一七二五年。科林·伍達德在《海盜共和國》一書中精彩地描述了這段時期。這是第一次有人中肯地看著黑鬍子、斯蒂德·波內、安妮·伯尼以及他們的同伴的世界，前所未有地探討人類歷史上這段流傳故事最多但也最被誤解的時期。

——威廉·C.戴維斯，著有《海盜拉菲特》（The Pirates Laff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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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海盜的黃金年代

在仰慕者的眼中，海盜是充滿浪漫氣息的惡棍：這群令人聞風喪膽的流氓勇於創造人生，超越法律與政府，他們從勞務工作與社會束縛中解放，去追求財富、歡樂與冒險。海盜自海上消失已有三個世紀，然而，黃金年代的海盜依舊是吸引大批粉絲的民間英雄。冒險故事裡頭最厲害的角色也拿他們當藍本，像是虎克船長（Captain Hook）與獨腳海盜頭子約翰·西爾弗（Long John Silver）、鐵血船長布拉德（Captain Blood）與傑克船長（Jack Sparrow），這些神奇的角色幻化出鬥劍、走木板、藏寶圖，以及一箱箱的金銀珠寶。

這些角色引人入勝的傳奇故事，在經由《金銀島》作者羅伯特·劉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與沃爾特·迪士尼（Walt Disney）之手後，更令他們廣為人知。不過，加勒比海盜真實版的故事，甚至比那些傳奇更令人目眩神迷：失傳已久的反抗暴君的故事、撼動初創大英帝國基業的海上叛變事件、被迫陷入停頓的跨大西洋貿易，以及點燃日後美國革命的民主觀點。[1]海盜共和國是這一切叛逆的中心，那裡是威權時代的一個自由區。

「海盜的黃金年代」為期僅十年，從1715年至1725年，主要是由二三十位資深海盜船長形成的小集團，以及數千名船員引領。所有船長幾乎都彼此認識，他們並肩為商船或海盜船服務，又或者在他們的共同基地——巴哈馬（Bahamas），英國殖民失敗的據點——活動。大部分海盜是英格蘭人或愛爾蘭人，但也有大量的蘇格蘭人、法國人、非洲人，以及其他國籍人士，如荷蘭人、丹麥人、瑞典人與美洲原住民。儘管這些人的國籍、種族、宗教，甚至語言各異，卻仍然打造出一種共同文化。海盜船在海上相遇時，時常會結合力量，彼此援助，即使一方船員主要是法國人，而另一方是宿敵英格蘭人也一樣。他們以民主方式經營船隻，大家共同投票選出並罷黜自己的船長，平均分配掠奪而來的財物，並在公開會議上做出重大抉擇。這所有的一切，與其他船隻上的獨裁政體形成強烈對比。在一個普通水手得不到任何社會保障的年代，巴哈馬海盜還為船員提供傷殘撫恤金。[2]

海盜由來已久。從古希臘時代、羅馬帝國、中世紀歐洲，到中國的清朝，都有海盜。即使是今日，海盜依舊騷擾著這個世界的航道，扣押貨船、貨櫃船，甚至是客輪。劫掠船上物品、殺害船員之事，也時有傳聞。不過，取得政府許可並在戰爭期間劫掠敵人船隻的是私掠者（privateer），他們與海盜不同。有些人以為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或亨利·摩根爵士（Sir Henry Morgan）是海盜，但其實他們是私掠船船長，這些劫掠行為的背後，有伊麗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與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II）的完全支持，身份與非法之徒相去甚遠。德雷克與摩根都因服務王室而封爵，摩根甚至被任命為牙買加副總督（lieutenant governor of Jamaica）。就像一六○○年代晚期大多數的英格蘭加勒比海盜（buccaneer）[3]一樣，威廉·丹皮爾（William Dampier）也是私掠者，就連惡名昭彰的威廉·基德船長（Captain William Kidd），也是出身良好的私掠者，只是在與英格蘭最大企業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董事們起衝突時，才意外成為海盜的。

黃金年代的海盜與摩根一代的加勒比海盜，以及先前世代的海盜都不一樣。跟加勒比海盜相比，他們是惡名昭彰的亡命之徒，每個國家都認為他們是竊賊與罪犯，連他們自己也這樣覺得。他們也與先前的海盜前輩不同，不只參與單純的犯罪行為，還從事幾乎等同於社會與政治的反抗活動。他們是水手、契約傭工（indentured servant），以及反抗壓迫者的逃跑奴隸。他們分別反抗的是船長、船主，以及美洲與西印度群島大型奴隸農場的獨裁者。

商船上瀰漫著一股沖天怨氣，因此，在海盜虜獲商船時，通常會有一部分船員興高采烈地加入海盜陣容，就連英國皇家海軍（Royal Navy）也不例外；一七一八年，英國「鳳凰」號（HMS Phoenix）在海盜的巴哈馬老巢遇上他們時，戰艦上許多水手棄船，並在晚上偷偷投奔到海盜旗下。的確，海盜能日益擴張，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這些棄船水手的加入，而這又與海軍與商船上的殘忍待遇有著直接關聯。

並不是所有海盜都是牢騷滿腹的水手。在奴隸船遭到海盜攻擊，船上許多人加入海盜並成為地位平等的成員後，經由口耳相傳，逃跑的奴隸大量遷徙到海盜共和國。在黃金年代的高峰時期，海盜船員裡往往有四分之一以上是逃跑的奴隸，甚至有好幾名黑白混血兒還成為可以獨當一面的海盜船長。這個自由區威脅到巴哈馬一帶的奴隸大農莊，一七一八年，百慕大的代理總督就這麼呈報過：「黑人最近（已經）變得無法無天、膽大妄為，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們即將反叛（我們以及）……讓人擔心他們與海盜勢力的勾結。」[4]

除此之外，部分海盜也有政治上的動機。黃金年代是緊接著安妮女王（Queen Anne）駕崩後出現的，當時，安妮女王那同父異母的弟弟詹姆士·斯圖亞特（James Stuart）試圖成為繼任者，卻因為天主教徒的身份無法取得王位，最後由新教徒喬治一世（George I）繼任，成為英格蘭與蘇格蘭的新國王。喬治一世是德國王子，對英格蘭不甚關心，也不懂當地語言，許多英國人無法接受這個結果，依舊效忠詹姆士與斯圖亞特家族，其中就包括許多未來的海盜。好幾位黃金年代早期時的海盜，其實是由牙買加總督阿奇博爾德·漢密爾頓（Archibald Hamilton）扶植的，而漢密爾頓正是斯圖亞特家族的支持者，他顯然是希望利用這支反叛的海上勢力，支持後來意圖推翻喬治一世的起義。美國馬薩諸塞普羅文斯敦（Provincetown）維達遠征隊博物館（Expedition Whydah Museum）的肯尼斯·肯寇（Kenneth J.Kinkor）表示：「這些人並不只是那些酒館的鬧事之徒。」[5]

巴哈馬的海盜幫派極為成功。在全盛時期，他們成功阻斷了英國、法國、西班牙與它們的新世界帝國的聯繫；他們切斷了貿易路線，成功制止運送奴隸到美洲與西印度群島的大型農場，並中斷了兩塊大陸之間的信息流通。英國皇家海軍原本只是抓不到海盜，後來變成害怕遇上他們。當時的「錫福德」號（HMS Seaford）護衛艦，儘管配備了二十二門大炮，受命前往保護背風群島（Leeward Islands），但艦長報告說，航行時如果得對抗這批海盜，會面臨「被壓制的危險」。[6]到一七一七年時，海盜勢力強大到不僅會威脅船隻，還能威脅所有的殖民地。他們佔據背風群島的英國前哨站，威脅入侵百慕大，還反覆封鎖南卡羅來納（South Carolina）。部分海盜在這個過程中積累起驚人的財富，買下商人、大農場主，甚至是殖民總督本人的忠誠。

官方把海盜塑造為殘酷危險的怪物、強暴犯與殺人狂，這群人會因一時興起而殺人，並以虐待孩童為樂。有些海盜的確如此，不過，這類故事大多經過刻意誇大，目的是動搖半信半疑的人民。美洲的船主與大型農場主驚駭地發現，殖民地有許多老百姓把海盜視為人民英雄。馬薩諸塞的領袖人物、清教徒牧師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對波士頓「有罪的」平民普遍支持海盜而感到憤怒。一七一八年，南卡羅來納當局準備審判海盜幫時，同情人士卻劫獄救出海盜船長，還幾乎控制了首府查爾斯頓（Charleston）。[7]同一年，弗吉尼亞總督亞歷山大·史波斯伍德（Alexander Spotswood）也抱怨「人們在懷抱分享不正當財富的希望時，非常容易倒向並支持這些人類害蟲」，並補充稱自己的殖民地裡有「眾多海盜支持者」。

海盜的遺跡浮現

我第一次動念想寫下這群特別的海盜時，是與未婚妻坐在伯利茲（Belize）海岸外一座小島的棕櫚樹下。伯利茲是英格蘭海盜與加勒比海盜建立的中美洲國家，在今日的日常生活中，這個國家仍使用著十七世紀晚期的海盜用語。在三百年前，這裡和我的家鄉美國緬因州一樣，是個無人地帶，荒涼的海岸線上佈滿小島，這裡稀稀落落的土著人口尚未受到歐洲人統治。我幻想著，島嶼遠方出現一根船首斜桅（bowsprit），接著，一片片船帆及用瀝青接合的船身映入眼簾，小船側面突出一排炮口，象徵死亡的骷髏頭旗幟在主桅上飄動。那艘船看起來再真實不過了，船上設備一應俱全，散發著帆布的氣味，粗麻繩上有著粗糙的絨毛。不過，船員的面貌就沒那麼清晰了，反而看起來像一些流行文化塑造出來的形象，頭巾（bandana）與耳環、一眼戴眼罩、一腳是假肢、船長肩上站著鸚鵡、到處都是刀劍與朗姆酒酒瓶；再不然，就是身上掛滿飾品的男人，帶著一絲邪惡的微笑，不時叫嚷著陳腔濫調，「啊啊啊！」地吼叫著。我發現，雖然電影與周邊商品讓海盜十分熱門，我依舊不清楚他們的真實面貌。他們來自何方？是什麼驅使著他們行動？他們如何劫掠財物？有哪些人帶著金銀珠寶逍遙過活嗎？

我們沒有現成的好答案。大部分海盜書籍、電影與電視節目，持續利用相關的海盜神話，而沒能區分文獻與可證實的虛構事件。那些故事大多可回溯到一七二四年的《最惡名昭彰的海盜搶劫謀殺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Robberies and Murders of the Most Notorious Pyrates，又作《海盜通史》），這本書的作者化名為查爾斯·約翰遜船長（Captain Charles Johnson）[8]。那些作品關注的對象一般不是真正的海盜，而是早期的加勒比海盜跟私掠者，他們是比較體面的人，而且行動大多獲得官方許可。亨利·摩根、威廉·基德，或是威廉·丹皮爾等人的生平，則有浩如煙海的文獻記錄著。歷史的確留下優秀的綜述，然而，它們關注的重點是海盜制度，而不是特定海盜的生平。本書採取的傳記式寫法，則提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問題，呈現出通常被忽略的關聯、動機與事件。

本書資料來自英國與美洲檔案。沒有任何對話是憑空構想出來的，從城市和事件到服飾、船隻和天氣，所有的描述都有原始文件作為依據。我通過整合法律證詞與官方文件，英格蘭與西班牙總督、殖民長官、海軍艦長的信件，當時的說明小冊子、報紙，以及書籍、潦草的海關賬目、教區登記冊與皇家軍艦檔案文件，重現海盜先前不為人知的歷史。

我引用十七與十八世紀的資料時，採用現代標點，有時也採用現代拼法，以便讓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也能理解。文中提到的所有日期，都採用當時英語世界使用的儒略歷（Julian calendar）；法文或西班牙原始資料的日期，因為它們已經使用今日的格裡高利歷（即公歷，Gregorian calendar）[9]，則必須減去十天或十一天。原始資料的出處可在書後的註釋中找到。

我的研究帶我到訪了書中的許多場景，包括倫敦、布里斯托爾（Bristol）、波士頓、查爾斯頓與巴哈馬。我造訪海盜經常出沒的北卡羅來納州東部，該州文化資源部（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的潛水員，正在探索據信是黑鬍子（Blackbeard）的旗艦殘骸。來自另一艘黃金年代海盜船「維達」號（Whydah）的文物，出現於鱈魚角（Cape Cod）海灘。與這些及其他地方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的對話，使我獲益良多，他們不斷篩選證據，尋找更多過往海盜的線索。

黃金年代的四大領袖

本書從四位領袖人物的生平，講述海盜黃金年代的故事。其中三人是海盜：「黑山姆」山謬·貝勒米（Samuel 「Black Sam」 Bellamy）、「黑鬍子」愛德華·蒂奇（Edward 「Blackbeard」 Thatch）、查爾斯·范恩（Charles Vane）。他們三個人互相認識。貝勒米和黑鬍子是朋友，一起在他們的師父本傑明·霍尼戈（Benjamin Hornigold）手下做過事，後者建立了新普羅維登斯島上拿騷（Nassau on New Providence Island）的海盜共和國。此外，貝勒米和黑鬍子也與范恩相熟，范恩是亨利·詹寧斯（Henry Jennings）的門徒；詹寧斯是霍尼戈的敵人，也是被喬治國王宣佈為罪犯的暴烈的私掠船船長。范恩與他的老師有許多共同點：酷愛不必要的殘忍暴力，而這種虐待狂傾向最終害得自己一蹶不振。貝勒米和黑鬍子以霍尼戈為榜樣，使用武力時較為小心謹慎，一般只在迫使受害者屈服時會使用恐怖手法，否則不會那麼依賴暴力。在大量有關貝勒米與黑鬍子攻擊船隻的描述中，儘管一共有近三百艘船遭受攻擊，卻沒有這兩個人殺害俘虜的記錄。受害者事後大多表示，這些海盜對待他們不算壞，一般來說，也會歸還其不需要的船隻與貨物。

在這樣的過程中，海盜打造出數量龐大的追隨者群體，他們與這個年代幾乎所有的重要海盜一起航行，或是一起花天酒地：喜歡奇裝異服的「印花布傑克」約翰·拉克姆（John 「Calico Jack」 Rackham）、奇特的斯蒂德·波內特（Stede Bonnet）、惡名昭彰的奧利維·拉布其（Olivier La Buse）、戴假髮的保斯葛雷福·威廉姆斯（Paulsgrave Williams），以及女海盜安妮·伯尼（Anne Bonny）。在他們事業的高峰時期，每個人都有一支小型海盜艦隊及數百名船員可供發號施令。除此之外，貝勒米與黑鬍子還指揮著足以挑戰美洲所有軍艦的旗艦。他們的行動十分成功，總督、奴隸商人、大農場主和貨運大亨，即構成了英屬美洲（British America）整個權力結構的那些人，很快就都吵著必須解決他們。

就在這個時候，本書第四位，也是最後一位主人公伍茲·羅傑斯（Woodes Rogers）登場：他被皇室派來對付海盜，以及平定巴哈馬群島。羅傑斯是海盜黃金年代結束的主因。當然，他不是海盜，然而，他曾在英格蘭與法國、西班牙的戰爭中擔任私掠船船長，瞭解海盜的想法與手法。羅傑斯是戰爭英雄與著名作家，曾成功襲擊西班牙城市，並在與巨大的運寶船的太平洋激戰中毀容，他還是少數幾個曾環遊世界的人。羅傑斯自己雖然有著逞兇鬥狠的過去，對海盜卻從不手下留情。相反，他代表著海盜所反抗的每一件事。他與許多同儕不同，他勇氣十足、無私，而且出人意料地愛國，完全把自己奉獻給國王與國家。在眾多總督、海軍軍官、政府大臣不斷靠著王室發大財的同時，羅傑斯卻自掏腰包，支持他認為會增加公共利益，以及建立年輕大英帝國秩序的計劃。但這位為國服務的英雄，最後卻因上級與同僚而受害。

貝勒米、黑鬍子、范恩並不是從零開始建立海盜社會的。亨利·埃弗裡（Henry Avery）[10]是他們的榜樣，據說這位「海盜王」（pirate king）曾帶領船員擺脫甲板上的壓迫，在自己的海盜王國裡過著讓人難以想像的奢華生活。埃弗裡成就功業時，貝勒米、黑鬍子與范恩還只是個孩子。他成為傳奇人物時，貝勒米等則是年輕人。他的冒險啟發了戲劇與小說、歷史學家與報紙作家，最終還啟發了黃金年代的海盜。海盜的浪漫神話不是在黃金年代之後才出現，而是直接鼓舞了黃金年代。因此，從亨利·埃弗裡開始的海盜故事，必須從三個世紀前在拿騷出現的一艘神秘船隻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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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然，黃金年代的海盜在一七七六年早已消失，但海上的反抗精神則綿延了一整個世紀。不滿的水手與黑人帶頭暴動，對抗皇家海軍的強征隊，像是一七四七年到一七六八年在波士頓；一七六四年在新港、羅得島、緬因波特蘭；一七六四年與一七六五年在紐約，以及一七六七年在弗吉尼亞與諾佛克，都是這樣的例子。一七四七年的暴動為時三天，奴隸、僕人、水手擁至波士頓市，迫使總督逃離家中，毆打治安官，扣押一名海軍官員。水手也帶頭反抗《印花稅法》（Stamp Act），英國士兵開槍射殺憤怒的波士頓暴民，這件事後來被稱為「波士頓屠殺事件」（Boston Massacre）。

[2] Marcus Rediker，Villains of All Nations：Atlantic Pirates in the Golden Age，Boston：Beacon Press，2005，pp. 73-74.

[3] buccaneer這個不精確的詞，是指十七世紀在西印度群島（West Indies）一帶活動的海盜與私掠船，他們在一六七○年代與一六八○年代特別活躍。這個詞原指一群化外之民，多為法國人，他們在伊斯帕尼奧拉島（island of Hispaniola，又譯西班牙島）一帶遊蕩，獵捕野生牛只，利用印第安式的燻肉工具（boucan）烤乾牛肉。除了牛之外，他們偶爾也扣押小型船隻，於是，英格蘭人後來用buccaneer這個詞泛指加勒比海的海上劫掠者，儘管這並不是該詞當時的常見用法。

[4] Benjamin Bennett to the 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Bermuda：31 May 1718 in CSPCS 1717-1718，No. 551，p. 261.

[5] Author』s Interview，Kenneth J. Kinkor，Provincetown，MA：15 June 2005.

[6] Walter Hamilton to the 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Antigua：15 May 1717 in CSPCS 1716-1717：Cecil Headlam，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Colonial Series：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January 1716 to July 1717（Vol.29），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1930.，No. 568，p. 300.

[7] Alexander Spotswood to Lord Carteret，Williamsburg，VA：14 February 1719 in R. A. Brock （ed），The Official Letters of Alexander Spottswood，Vol. I，Richmond，VA：Virginia Historical Society，1882，p. 274.

[8] 幾個世代前，曾有學者與圖書館員出於好意，宣稱該書作者是英國作家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其後經由討論，認為應該不是。

[9] 大部分天主教國家在一五八二年採用格裡高利歷，兩套系統相差十天。一七○○年時，差距擴大為十一天，直到一七五二年，英國才終於改採用新歷。

[10] 在當時的文獻中，這個人的名字也拼成「Every」或「Evarie」。


第一章 傳奇人物埃弗裡（一六九六年）

一六九六年，一艘單桅帆船在愚人節下午時分抵達並擺盪在豬島（Hog Island）[1]低矮的多沙區域，進入了拿騷寬廣且耀眼的藍色港口。[2]

最初，海灘上的村民與港口的水手，並沒有多看這艘船兩眼。這種沒什麼特色的小型帆船隨處可見，都是伊柳塞拉島（Eleuthera）這座鄰近島嶼的商船；那個島在此地以東五十英里處。這些船隻來到巴哈馬首府拿騷進行日常貿易，以鹽與農產品交換布料與糖，並帶來英格蘭、牙買加與南北卡羅來納等地的新聞。一旁的人等著船員下錨，把貨物先放在帆船所附載的大艇（longboat）上，然後劃向沙灘，因為這個首府沒有能停泊船隻的碼頭。貨物處理完畢後，船員會在拿騷的酒館喝上一兩杯，交換最近的戰爭消息，瞭解可惡的法國人有何動向，然後咒罵不見蹤影的英國皇家海軍。

但不是今天。

單桅帆船的船員划到岸邊，船長跳到海灘上，他是當地人，而且跟大家都熟。然而，船長後頭跟著幾個陌生人，身穿不尋常的服飾：可能來自印度的絲綢、亮麗的非洲圖案頭巾，以及阿拉伯帽子。他們又髒又臭，散發著普通水手廉價羊毛衣的味道。往前靠近偷聽他們談話，或是凝視他們黝黑臉龐的人，可以判斷出他們是英格蘭與愛爾蘭水手，就像其他來自大西洋遠程大船的船員一樣。

這群人穿過小村莊，那裡有擠在岸邊的數十棟屋子，它們都籠罩在中規中矩的石頭碉堡的陰影下。[3]他們穿越剛剛清理過的小鎮廣場，經過島上樸素的木造教堂，最後抵達總督尼古拉斯·特羅特（Governor Nicholas Trott）新蓋的房子。他們赤腳站在太陽烘烤的沙地上，強烈的熱帶氣味撲鼻而來。鎮上的人停下腳步，凝視著這群等候在總督門口階梯上的野人。僕人打開大門，與單桅帆船船主交換一兩句話後，便匆忙去向主人報告緊急消息。

賣給總督的海盜船

特羅特總督那天早上不得安寧，他的殖民地陷入了危險。英格蘭已經與法國打了八年仗，巴哈馬的貿易補給線又陷入混亂。特羅特接到報告稱，法國已經拿下一百四十英里外的伊克蘇馬島（the island of Exuma），正帶著三艘戰艦與三百二十人，朝拿騷而來。[4]拿騷這邊沒有戰艦可供派遣；其實，英國皇家海軍的船艦已經好幾年沒有經過這裡，缺乏足夠的人力來保衛英格蘭不斷擴張的帝國。[5]這裡有利用當地石頭新建好的拿騷碉堡（Fort Nassau），牆上安裝著二十八門大炮，然而許多居民已經逃到比較安全的牙買加、南卡羅來納與百慕大，特羅特幾乎派不出人手禦敵。[6]鎮上只剩下不到七十名男子，當中還有老弱病殘。一半的男性人口承擔站崗放哨的義務，還兼顧著自己平常的生計，以特羅特的話來說，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累壞了」。特羅特知道，如果法國此時發兵入侵，他不太可能守住拿騷，以及其小首府所在的新普羅維登斯島等地方。特羅特接見來自伊柳塞拉島的貿易船長與其神秘同伴時，正在煩惱這些事情。

這群陌生人的領頭人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解釋道，他和他的船員剛剛乘著「幻想」號（Fancy）抵達巴哈馬，那是一艘私人戰艦，配備四十六門大炮與一百一十三名船員，他請求特羅特允許他們進入拿騷港口。亞當斯呈上船長亨利·布吉曼（Henry Bridgeman）的信件，上面寫著詭異至極的提議：布吉曼宣稱「幻想」號剛從非洲海岸抵達伊柳塞拉島，沒有經過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 Company）的允許，在非洲從事奴隸貿易，而當時皇家非洲公司壟斷了這類活動。布吉曼船長在信中解釋，「幻想」號補給不足，船員也需要上岸休息。[7]如果總督可以仁慈地讓他們的船進入港口，他會獻上豐富的酬勞。每一名船員都會給特羅特一份個人禮物，包括二十枚西班牙八里爾銀幣及兩枚金幣，身為指揮的布吉曼則會獻上兩倍報酬。[8]總督的年薪只有三百英鎊，這群陌生人卻可以給他價值八百六十英鎊的賄賂。[9]除此之外，船員一旦卸下與處理完項目不明的貨物後，還會獻上「幻想」號這艘船。總督只需要讓這些陌生人上岸，不要過問任何事，就可以拿到近三年的薪資，並成為一艘大型戰艦的主人。

特羅特收起那封信，緊急召集殖民地治理議會（governing council）。[10]那場會議的記錄早已不在，不過，依據當時拿騷其他人的證詞，特羅特總督顯然沒有向議員提及賄賂的事，而是呼籲保衛殖民地的安全是眾人共同的利益。他指出，「幻想」號就像皇家海軍的第五級護衛艦（fifth-rate frigate）一樣大，可以嚇退法國人的攻擊。此外，算上這艘船的船員，新普羅維登斯島上的健壯男子數目幾乎翻倍，敵人來襲時，拿騷碉堡的大炮就能有人操作了。此外，萬一布吉曼選擇在法國港馬提尼克（Martinique）修理船隻，或是更糟，選擇攻擊拿騷，他們該往哪裡去？違反皇家非洲公司的貿易壟斷只是一項輕罪，拿這個當作不允許上岸的理由，顯然還不夠有說服力。

議會成員同意了。總督交給亞當斯一封「彬彬有禮」的信，歡迎「幻想」號來到拿騷。[11]「幻想」號與船員「可以按自己的意願自由來去」。

不久之後，一艘大船開始繞行豬島，甲板上擠滿了水手，船側滿是射擊孔，船身因貨物重量而吃水很深。亞當斯一行人第一批上岸，大艇上裝滿佈袋和箱子。他們承諾奉上的贓物就在那裡：成堆的八里爾銀幣與阿拉伯等地鑄造的金幣。一整天，大艇就這樣載著船員登岸。剩下的船員與先前登陸的那批人類似：長相普通、穿著華麗東方服飾的水手，每個人都帶著大包的金銀珠寶。自稱布吉曼船長的人也上了岸，並在與特羅特密談後，把大型戰艦移交給他。總督登上「幻想」號後，發現船員給他留了小費：貨艙放著超過五十噸的象牙、一百桶火藥、好幾個塞滿長短槍支的箱子，以及數量驚人的船錨。[12]

特羅特後來宣稱，自己沒有理由懷疑「幻想」號船員涉及海盜行為。[13]「我要怎麼知道？」他發誓後做證道，「臆測又不是證據。」他又補充說，布吉曼船長與他的船員聲稱，他們是沒有執照的商人，而新普羅維登斯島「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們」。然而，特羅特並不是傻子。他自己也當過商船船長，深知「幻想」號載著的財富並不是與非洲奴隸海岸（Slave Coast）那些人進行未經許可的討價還價得來的東西。特羅特登上「幻想」號，貨艙裡裝滿象牙武器，船帆上全是炮彈補丁，甲板上還嵌著火槍子彈，他不得不在執行法律與中飽私囊之間做出選擇。而他沒有考慮太久。

總督一聲令下，小船開始載著「幻想」號剩餘的貨物上岸。很快，海灘上就散落著一箱箱象牙與槍支，一堆堆船帆、船錨與滑輪，一桶桶火藥與補給，以及重型大炮與彈藥。特羅特在船上安排了自己的水手長（boatswain）與數名非洲奴隸。[14]象牙、八里爾銀幣與成袋金幣，被送到他的私人住所。布吉曼船長與船員可任意在拿騷兩間酒吧暢飲與尋歡作樂，也可以隨時離開。

就這樣，英國的頭號通緝犯收買了法律，把海盜船賣給國王陛下的總督。布吉曼船長的真實身份是亨利·埃弗裡，他是那個時代最成功的海盜，其事跡在當時已成為傳說的素材。[15]在那個當下，全世界有數十艘艦船，數百名官員，數千名船員、告密者與士兵正在追捕埃弗裡及其船員，希望奪回某位國王支付的贖金與遭劫的金銀珠寶。東印度公司的代表正在追查風聲，據說有人在印度孟買與加爾各答附近見過埃弗裡的蹤影。皇家海軍船長正在西非、馬達加斯加與阿拉伯追捕「幻想」號。賞金獵人航行在印度洋與英吉利海峽入口。沒有多少人猜得到，埃弗裡與手下此時正在英格蘭人的碉堡裡逍遙自在。

海軍變海盜

埃弗裡三十六年的人生大多在海上度過。他生於英格蘭西郡（English West Country）的海岸城鎮普利茅斯（Plymouth）附近，年輕時就到海上擔任商船副手。在一六八八年英格蘭和法國開戰後不久，埃弗裡加入英國皇家海軍，在「魯伯」號（HMS Rupert）與「阿爾伯馬爾」號（HMS Albemarle）上擔任初級軍官，並在這兩艘護衛艦上見識過戰鬥。一路上，他和其他海員都受過長官的責打與羞辱，也因為船上管錢的事務長（purser）貪污，他們吃過腐爛或不合格的食物，而且連續好幾年拿不到薪水。對於在意外或戰鬥中缺了手臂、腿、手、腳或眼睛的船員來說，這是乞丐般的生活。而水手們說，囚犯的生活過得還比較好，在經歷了二十年海上生活後，埃弗裡不得不同意這句話。

一六九三年春天，埃弗裡發現自己交上了好運。他聽說一群有錢的商人正在組織貿易船隊，預備從事一項大膽的任務。四艘全副武裝的船要離開英格蘭，先在西班牙取得必要文件，然後航向加勒比海。抵達後，會與西班牙殖民地進行貿易，並攻擊與劫掠法國的船隻與大農莊。那群商人花大價錢請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契約保證：每個月絕對以理想的薪資水平付錢，甚至在船離開英格蘭之前，就可以提前支付月薪。埃弗裡知道那些船供應的伙食會比國王的船好，一路上還可以把一小部分劫掠而來的東西放進自己的口袋。於是埃弗裡跑去應徵，靠著一流的推薦信，以及傑出的服役記錄，他獲聘為遠征隊中配有四十六門大炮的旗艦「查理二世」號（Charles II）大副，聽令於查爾斯·吉布森船長（Captain Charles Gibson）。[16]

八月初，在這支商船隊啟程之前，按照先前的保證，大夥兒拿到了第一個月的薪水。更振奮人心的是，這支商船隊的主要擁有者詹姆士·霍布倫爵士（Sir James Houblon）親自上船，向大家保證在航行期間，他們或他們的家人每六個月會拿到一次錢。就這樣，「查理二世」號與同行的「詹姆士」號（James）、「鴿子」號（Dove）和「七子」號（Seventh Son），一同起錨駛出泰晤士河。對埃弗裡與同船船員來說，一趟賺大錢的冒險之旅似乎正在展開。

事情然後開始急轉直下。船隊抵達西班牙北部拉科魯尼亞（La Coruna）的航程，理論上只需要兩個星期，但不知道什麼原因，「查理二世」號與同行船隻總共花了五個月時間。[17]終於抵達時，他們卻發現航行所需的私掠船文件尚未從馬德里送達，所以必須下錨等待。一星期過去了，兩星期過去了，然後一個月過去了，西班牙的官僚體制毫無恢復運轉的跡象。擠在船上的船員開始焦躁不安，已經有人在問，為什麼保證每年發兩次的薪水還沒下來。眾人送了一封請願書到霍布倫爵士那裡，要求他按照先前商量好的條件，把薪水付給船員或他們的妻子。霍布倫的回應是，命令他的代理人把幾個請願者關起來，鎖在船上陰濕的禁閉室裡。[18]

這樣的回應無法讓船員們心安。當有船員造訪拉科魯尼亞港口的其他船隻時，幾個已婚水手想辦法送信給在英格蘭的妻子，其中一封信告知眾家眷其丈夫的困境，催促她們親自去見霍布倫，要求他付給大家可以活下去的薪水。女眷們去與霍布倫對質。霍布倫是個富裕的商人，他是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的創始人兼副董事長，他的哥哥是銀行董事長，而且即將成為倫敦市市長（Lord Mayor of London）。霍布倫的回應令人心寒：幾艘船和船員目前正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而依據他的瞭解，國王可以「隨自己高興付他們錢或吊死他們」。

霍布倫的回應傳到拉科魯尼亞時，船員們開始恐慌。好幾個人請求一艘路過的英格蘭戰艦的艦長帶他們回家，但遭到拒絕。吉布森船長的私人管家威廉·梅（William May）說，如果允許他離開「查理二世」號，他願意放棄還沒領到的三十英鎊薪水。吉布森要他選擇回到工作崗位或是被丟進監獄。[19]船上人員推斷他們已經被賣給西班牙國王了，而且期限是「這一輩子的每一天」。[20]

埃弗裡想出了解決辦法。一六九四年五月六日，也就是眾人抵達拉科魯尼亞四個月後，埃弗裡和幾名船員划船到鎮上。在狹窄蜿蜒的街道上遊走，並把這個港口裡其他英格蘭船隻的船員聚集起來。他說自己有一個可以讓大家重獲自由的計劃。

第二天晚上九點，「查理二世」號上幾個埃弗裡的人搭乘小船出發。他們劃到「詹姆士」號旁，一名水手用事先約定好的暗號，對甲板上一個人大喊：「你們喝醉的水手長在嗎？」但這聲叫喚沒有得到預期的回答，所以他們直接明講：「我們是『查理』號秘密搶奪計劃的人，你們這裡所有要叛變的人趕快跳上來，我們會把你們載到那裡。」很不幸，站在「詹姆士」號甲板上的那個人並沒有參與反叛計劃，他跑去報告船長，不過在船長發出全員警告之前，「詹姆士」號的二十五名叛變分子已經登上最大的接駁艇，跟著同謀劃向「查理二世」號了。[21]

埃弗裡回到「查理二世」號後，聽見港口裡「詹姆士」號傳來的騷動回聲，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他和其他二十幾個人衝上甲板，拿下看守的人，控制住艉甲板，舵輪與船上其他許多調節器都在那裡。其他幾艘船的起事者乘著小船開始登上「查理二世」號，此時「詹姆士」號船長命令開火，兩枚炮彈落在「查理二世」號旁，水花四濺。炮聲驚動了拉科魯尼亞中世紀要塞裡的西班牙人，他們也開始準備大炮。埃弗裡一聲令下，眾人衝上前去，有的割斷粗錨纜，有的爬上梯繩張開船帆。舵手讓船迎風而行，其他人則使勁讓船帆就位。「查理二世」號在要塞大炮的威脅下，慢慢駛離港口，進入開闊的大西洋。

遠離港口幾英里後，埃弗裡回到甲板找吉布森船長談話。臥病不起的船長與二副喬納森·葛拉維特（Jonathan Gravet）此時各自被關在艙房裡。依據他們的說法，埃弗裡以禮相待，甚至表示如果船長願意加入他們，他們會讓他指揮「查理二世」號。[22]吉布森拒絕，但埃弗裡依舊承諾讓兩人及其他所有希望離開的人，在接下來的早晨划小船上岸。埃弗裡給二副葛拉維特三樣離別禮物：一件大衣、一件背心，以及他自己的佣金。葛拉維特後來回憶說，吉布森的管家威廉·梅「握住我的手，祝我平安到家，並要我問候他的妻子」。

早上時，吉布森、葛拉維特，以及其他十五個人登上「查理二世」號的小艇，朝著大陸劃去。在幾個人離開之前，埃弗裡告訴吉布森：「我是幸運的人，必須尋求自己的好運。」

分贓公平、政治民主

那天接下來的時間，埃弗裡召開全船大會。[23]他們一共有八十五人，除了一名被強制留下的船醫外，其他人都是自願留下的。埃弗裡提議以一種比較好的新方法養活自己與家人：他們會依照原本的計劃去劫掠船隻與殖民地，只不過地點不是加勒比海，也不是為了霍布倫的利益。他們會航向印度洋，追趕裝滿貨物的東方商船，並把搶來的東西都留給自己。他先前聽說馬達加斯加島是一個絕佳的根據地，那個地方位於非洲海岸東南方，沒有歐洲勢力，只有數百英里孤立的海岸線，以及相當願意交換食物與其他必需品的當地人。埃弗裡告訴眾人，事情全部結束時，他們可以帶著財富悄悄回到英格蘭。

埃弗裡一定深具說服力，因為大家都同意他的計劃，並推舉他為船長。他們定出一個未來公平分贓的辦法：在大部分的私掠船上，一般船員可以分得一份，船長可以分得六份至十四份，而埃弗裡只會多拿一份，他的副手則多拿半份。[24]他們會以民主的方式做出所有重大決定，唯一的例外是戰鬥時刻，戰鬥時埃弗裡擁有絕對的命令權。此外，他們也投票重新命名自己的船：從現在起，這艘船的名字是「幻想」號。

五月時，他們航行在大西洋上，中途在西非海岸三百五十英里外、佛得角群島（Cape Verde Islands）中的摩伊阿島（island of Moia）停留。[25]摩伊阿島是個令人鬱悶的地方，這座沒有樹木的小島直接承受著熱帶陽光的烘烤。水手們之所以造訪這座島，是為了島上廣闊的陸地鹽池。在那個年代，鹽是主要的食物儲存法。在摩伊阿島充當港口的荒涼小灣裡，他們發現三艘英格蘭商船。當地人替那幾艘商船把鹽堆在海灘上，船員正在載貨。那幾艘船的船長在面對「幻想」號的優勢火力時不戰而降。埃弗裡要他們交出補給與一個船錨，後者用來替補他留在拉科魯尼亞港口海底的船錨，但禮貌地留給他們一張所有他偷走的東西的收據。他比較不禮貌的地方是，強迫商船的九名船員加入他的海盜幫。那些船員可能跟船醫一樣，擁有「幻想」號航行所需的特殊技能。

顯然，埃弗裡後悔在戰時洗劫英格蘭船隻。幾個月後，他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所有的英格蘭船長，告訴大家不必害怕「幻想」號及這艘船的船員。他寫道：「本人擔任指揮時，至今尚未傷害過任何英格蘭或荷蘭（船隻），也不曾有過這個意圖。」[26]他的署名是「依舊為英格蘭人的朋友」。從這一點可看出為什麼埃弗裡即將成為窮人與受壓迫者的英雄，他是海上的羅賓漢，起身反抗不正義，並極力善待俘虜，只取走他和幫派活下去所需的東西。

埃弗裡後來所有的行動中也並不都是特別值得尊敬的英雄之舉。那些後輩仰慕者大大讚揚他對待英格蘭與歐洲俘虜的正直行為，但通常略過或輕描淡寫他如何對待落入其掌心的非白種人異國人士。後來，他的船員與俘虜描述過許多與其有關的殘忍行為。[27]有一次在西非海岸，埃弗裡誘騙一群部落土著上他的船，假裝要貿易，然後偷了他們的金子，囚禁他們，並至少把七個人販賣為奴。在眾多例子裡，他的船員會攔截沒有武器的小型阿拉伯商船，並在搶劫簡陋的米和魚貨之後，燒掉船隻，而不是還給船長。「幻想」號航行在今天的索馬裡（Somalia）時，船員因為馬地鎮（Mayd）的居民拒絕貿易，就把整座小鎮燒成灰燼。埃弗裡和他的船員離開亞洲前，還做過比這糟糕許多的事。

一六九五年六月，也就是西班牙叛變事件十三個月後，埃弗裡的海盜幫至少俘虜過九艘船，並從摩伊阿島抵達馬達加斯加，從好望角前進到印度海岸。他們在馬達加斯加的偏僻港口搭起營地，在科摩羅群島（Comoros Islands）徹底整修「幻想」號，並大吞從加蓬（Gabon）商人手上購得的一壺壺蜂蜜。他們的人數增長到一百人以上，包括一艘丹麥商船裡自願上船的十四人，以及一群來自一艘擱淺在莫桑比克海峽（Mozambique Straits）附近一座小島上的法國私掠船的船員。他們搶奪了大量的稻米、穀物、白蘭地、羊毛、亞麻、絲綢，但只得到少量金銀，以及其他方便攜帶的貴重物品。如果真要發財，他們得做點大買賣。從俘虜口中得知，一支大船隊很快就會從摩卡（Mocha）——那是紅海的一個港口，位於今日也門（Yemen）——出發並會在前往印度蘇拉特（Surat）的途中經過紅海出入口。船上會有數千名每年一度從麥加朝聖之旅返家的穆斯林，以及數十名正要把年度貿易獲利送回國的商人。這支船隊的那些寶船，是印度莫臥兒帝國皇帝（Grand Moghul）的財產，也是航行於印度洋上的最有價值的船隻。

埃弗裡和船員往北航行到紅海出入口，打算在那裡埋伏這支摩卡船隊。然而，他們並不是唯一打著這個如意算盤的英格蘭強盜。他們一路上碰到兩艘武裝船，都是升起英格蘭旗幟的小型靈活單桅帆船。[28]那兩艘船的船長分別是來自羅得島（Rhode Island）與特拉華（Delaware）的私掠船船長，擁有戰時劫掠敵艦的許可證，但他們跟埃弗裡一樣，決定攻擊中立的寶船隊（treasure fleet）。抵達出入口一天後，又冒出三位美洲私掠船船長，包括來自紐約的托馬斯·圖（Thomas Tew），這個人是當時著名的海盜。埃弗裡與五艘私掠船的船長同意一起攻擊寶船，並共同分享戰利品。在炙熱的陽光下，四艘六門大炮的單桅帆船、四十六門大炮的「幻想」號，以及一艘六門大炮的雙桅帆船，埋伏在曼德海峽（Bab-al-Mandab）航道上一座小島後方。

成為目標的寶船隊一共有二十五艘船，船隊在八月一個星期六的深夜通過海峽，沒有點燈，行動隱秘到海盜與私掠船船長錯過了前二十四艘船。不過，他們攔截到最後一艘船，那是一艘速度緩慢的雙桅小帆船（ketch）。盤問過船員之後，眾人得知他們得穿越亞丁灣（Gulf of Aden）與阿拉伯海（Arabian Sea），去追擊其餘的船隻。在接下來的三天時間，埃弗裡的隊伍奮力趕上。較小型的船隻難以跟上「幻想」號，眾人只得燒掉最慢的船，以免速度被拖累。還有一艘單桅帆船更慢，落後到眾人再也沒見過船影。

最後，在靠近印度海岸的地方，海盜們看見海平面上出現一艘帆船。那艘船是「穆罕默德信仰」號（Fath Mahmamadi），體積比「幻想」號大，但速度較慢，而且只配備六門炮。「穆罕默德信仰」號的船員，嘗試了一次可憐兮兮的三炮齊發，在此同時，海盜船把它團團圍住。「幻想」號回擊，發射了震耳欲聾的二十三門炮聯攻，以及一陣火槍齊射。印度船長投降，「幻想」號靠在「穆罕默德信仰」號旁，埃弗裡的船員一擁而上，撲向這艘重三百五十噸的戰利船。[29]他們在貨艙找到「穆罕默德信仰」號在摩卡的貿易所得：屬於船主兼商人阿布杜加弗（Abd-ul-Ghafur）的、價值五萬到六萬英鎊的金銀。這是一筆驚人的收穫，足以買下五十艘「幻想」號。不過，埃弗裡想要更多。他留下幾名手下控制這艘船，然後和其他船長繼續追捕前方的大船隊。

兩天過後，負責瞭望的船員在印度東部沿岸，發現遠方有另一艘船正朝印度港口蘇拉特而去。眾海盜迅速跟上，結果那是一艘名叫「甘吉沙瓦」號（Ganj-i-sawai）的船。這艘巨型商船的船主不是別人，正是莫臥兒帝國皇帝奧朗則布（Grand Moghul Aurangzeb）。這艘船是蘇拉特最大型的船隻，比其他船大出許多，配備著八十門大炮、四百支火槍，船上還有八百名身強力壯的男子。船長穆罕默德·伊布拉罕（Muhammad Ibrahim）自信可以驅逐劫掠者，因為他們的大炮數量較多，而且船員數目超過「幻想」號與三艘美洲私掠船總人數的兩倍。但賭注很高，因為「甘吉沙瓦」號滿載著乘客與財寶。

「幻想」號一進入射程，船長伊布拉罕就命令大炮隊行動。他們填裝重型武器，推出炮眼。大炮手瞄準、點燃引信，然後與其他隊員站在後方，等著大炮的後坐力。結果沒有出現巨大的爆炸聲，也沒有冒出一陣煙霧，而是出現嚇人的火花。重炮因為內部某些瑕疵而爆炸，碎片四散，大炮隊被炸得屍骨無存。在船長伊布拉罕目睹這個恐怖景象的同時，「幻想」號開始回擊。其中一枚炮彈擊中「甘吉沙瓦」號主桅下半部，也就是最關鍵的部位。船桅半塌，船帆索具東倒西歪，船上混亂加劇。失去船帆的「甘吉沙瓦」號速度開始慢下來，追擊的豺狼虎豹得以逼近。

刀劍出鞘，火槍就緒，超過一百名海盜蹲在「幻想」號欄杆後方，等著兩艘船拉近距離。兩方靠近後，繩子一拉、帆一扯，承受壓力的木頭船身嘎吱作響。埃弗裡與眾人衝到一旁，跳上了跛腳的「甘吉沙瓦」號甲板。[30]

印度歷史學家穆罕默德·哈辛·卡非·汗（Muhammad Hashim Khafi Khan）當時人在蘇拉特，他寫道，「甘吉沙瓦」號船上載著眾多武器，「如果船長做過任何抵抗的話」，船員們原本一定可以擊敗英格蘭海盜。船長伊布拉罕當時顯然驚慌失措，飛奔到甲板下，逃到他在摩卡買來做妾的一群土耳其女孩艙房裡。卡非·汗寫道：「他把頭巾放在她們頭上，刀劍放在她們手上，要她們出去戰鬥。」[31]印度船的抵抗瓦解後，埃弗裡一群人開始洗劫。

依據後來在英格蘭海邊酒館流傳的故事，埃弗裡表現出騎士風度。一個最受歡迎的故事描述了他如何在虜獲的船上找到「比珠寶還令人心花怒放的東西」：莫臥兒皇帝的孫女。這位公主帶著大批嫁妝與一大群美麗的侍女，預備出嫁。據說埃弗裡向公主提議，只要她一點頭，他就當場在穆斯林神職人員的協助下與她成婚。在一七○九年於倫敦出版的版本中，它寫道：「剩下的船員抽籤分走她的女僕，並以自己的首領為榜樣，甚至忍住飢渴，直到同一名神職人員替他們祝福。」據說，快樂的新婚夫婦們在抵達馬達加斯加前，整趟旅程都洋溢著婚姻的快樂。[32]

真實故事沒那麼浪漫。審判文件、印度目擊者，以及英格蘭官員的證詞清楚表明，埃弗裡坐鎮指揮一場暴力狂歡，在幾天的時間內，海盜強暴了船上不論年齡的所有女性乘客。其中一名受害者是莫臥兒皇帝的親人：不是年輕的公主，而是皇帝一名朝臣的年邁妻子。卡非·汗寫道，有數名女子自殺以避免這樣的命運，有些人跳進海裡，有些人則用匕首自殺。倖存者表示，海盜以「非常野蠻的手法」對待許多俘虜，逼他們說出私人貴重物品藏在哪裡。埃弗裡的船員菲利普·彌斗頓（Philip Middleton）後來做證說，他們在那艘被虜獲的船上殺了好幾個人。史實與傳說只有一點相同，那就是海盜把大量尋獲的珍寶搬上「幻想」號：價值超過十五萬英鎊的金子、銀子、象牙與珠寶。[33]

海盜們心滿意足後，允許「甘吉沙瓦」號帶著剩下的船員與乘客回到蘇拉特，海盜則朝著相反方向離開，往南航向馬達加斯加與好望角。在前往好望角的途中，埃弗裡與幾名私掠船船長在印度洋西部的留尼旺島（the island of Reunion）分贓，接著分道揚鑣。大部分船員拿到自己的一千英鎊，這等同於待在商船上二十年的薪水。[34]埃弗裡建議大伙駛向拿騷，以迴避莫臥兒皇帝的報復。一六九五年十一月，「幻想」號踏上長程旅途，穿越半個世界，朝著新普羅維登斯島前進。

騙倒總督

埃弗裡與總督特羅特達成協議後，和手下在拿騷待了幾天。他們喝著特羅特的提神飲料，商量著接下來的去路。至少有七八個人決定留在原地，並很快娶了當地女子。[35]剩下的海盜分成三派，每一派都提出一種自認為可帶著戰利品銷聲匿跡的最好辦法。以托馬斯·霍林史沃茲（Thomas Hollingsworth）為首的二十三人，從島民那裡買了一艘叫「艾薩克」號（Isaac）的三十噸重單桅帆船，並在一六九六年四月的第二個星期航向英格蘭，顯然希望安靜地溜回家鄉。第二派大約有五十人，他們前往卡羅來納的查爾斯頓，那兒是距離這裡最近的英格蘭殖民地，位於拿騷北方四百英里。[36]第三派包括埃弗裡及其他二十人，他們付了六百鎊，買下一艘重五十噸的遠洋船「海花」號（Sea Flower），船上配備四門小炮。六月一日前後，眾人帶著家當與金銀珠寶準備離去。把埃弗裡的信帶到總督面前的亞當斯，娶了一個拿騷女孩，並把她帶上了船。埃弗裡下令升帆，「海花」號開始順著墨西哥灣流（Gulf Stream）往北，朝著愛爾蘭北部前進。[37]

特羅特在六月初的時候動手清理「幻想」號。為了方便清船，也因為船況已經不好，在「海花」號快啟程時，他命人讓「幻想」號擱淺在豬島。[38]我們不清楚他是否知道這艘船的真實身份，不過夏天時，其他經過拿騷的水手認出了海灘上的船是「查理二世」號。特羅特訊問了幾個人，不過宣稱「他們無法提供情報」。十二月時，特羅特收到牙買加總督的信，告訴他布吉曼不是別人，正是逃犯亨利·埃弗裡。特羅特抓了幾個埃弗裡的船員問話，接著很快就釋放他們，宣稱牙買加總督「沒有證據」。[39]幾個月後，他狡猾地命令「拿下（「幻想」號）……以求尋得證據」。特羅特最終會因此丟掉總督職務，但仍得以享受榮華富貴直至終老。

埃弗裡的部分手下在其他港口尋得避風港。好幾個去了查爾斯頓的人，接著去了費城，以一人一百鎊的價碼，收買了另一位總督賓夕法尼亞的威廉·馬克罕（William Markham）的忠誠。顯然，知道他們身份的馬克罕不但沒有逮捕他們，還在家中招待他們，並讓其中一人娶了自己的女兒。國王的治安官（magistrate）羅伯特·史內德（Robert Snead）企圖逮捕這群海盜時，馬克罕沒收了他的武器，還威脅要把他扔進監獄。史內德不受干擾，逮捕了兩名海盜，但囚犯幾小時內就從馬克罕的監獄「脫逃」。史內德給倫敦當局的信上寫著，這起事件「讓人們看見阿拉伯的黃金如何動搖某些良知」。[40]

「艾薩克」號載著想回英格蘭的海盜，率先在六月的第一個星期抵達愛爾蘭西海岸附近那偏僻的阿基爾島（Achill Island）。約有十幾名海盜在阿基爾角（Achill Head）上岸，他們在寬闊的沙灘上堆了一袋袋金銀幣，後來一路前往都柏林，就此消失無蹤。「艾薩克」號上剩下的人，航向愛爾蘭梅奧郡的西港（Westport，County Mayo），在那裡匆忙卸貨，然後分道揚鑣。他們向鎮上的人買馬，一匹馬十鎊，但實際價格其實不到該價格的五分之一。他們還以折價的方式，把成袋的西班牙銀幣換成基尼金幣（gold guinea），只為了減輕重量。愛爾蘭小馬背上裝滿了基尼、絲綢，以及其他貴重物品，許多匹馬出了小鎮後，往都柏林方向奔去。領袖霍林史沃茲把「艾薩克」號賣給地方商人，然後離開了。地方官估計這艘單桅帆船在抵達西港時，載著價值兩萬英鎊的金銀，另外，還有好幾噸貴重的巴哈馬墨水樹（logwood，又叫洋蘇術樹）；那是一種熱帶植物，可以提煉染料。只有詹姆士·特朗布爾（James Trumble）與愛德華·佛賽德（Edward Foreside）兩人被捕，儘管那個夏天稍晚時其他人就在都柏林現身了。[41]

埃弗裡與「海花」號在六月底抵達愛爾蘭，在其東北的多尼戈爾郡鄧法納希（Dunfanaghy，County Donegal）靠岸。他們在那裡碰到地方海關官員莫瑞斯·卡托（Maurice Cuttle），之後以一貫的手法處理，每個人給了卡托先生三鎊左右的金子，卡托不但發給他們都柏林通行證，還護送了他們一段路。出了鄧法納希六英里路後，埃弗裡與其他人分道揚鑣，說自己要朝蘇格蘭走，最後回到家鄉德文郡埃克塞特（Exeter，Devonshire）。只有一個人陪著這名海盜：亨利·亞當斯的老婆。埃弗裡與亞當斯夫人相偕從多尼戈爾鎮（Donegal Town）出發。[42]

其他「海花」號的船員則跑到都柏林。他們之中的約翰·丹（John Dan）預定前往英格蘭，接著走陸路到倫敦。他經過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聖奧爾本斯鎮（St.Albans）時，巧遇搭乘公共馬車的亞當斯夫人。對方告訴丹，自己正要去見埃弗裡，但拒絕讓他同行，也不肯讓他知道埃弗裡人在何處。幾天之後，在倫敦外肯特郡羅徹斯特（Rochester，Kent）的一間客棧裡，一個女僕發現丹把一千一百英鎊縫在自己的鋪棉外套裡，丹因而鋃鐺入獄，另外七名同船水手也落得同樣的下場。[43]其中五個人在一六九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被吊死在倫敦的「處決碼頭」（Execution Dock），包括前船長的私人管家威廉·梅。[44]

從此再也沒有人聽說過埃弗裡的下落。

各種版本的命運

接下來的數十年，英語世界一直謠傳著埃弗裡的命運。帝國船隻與酒館裡，水手眾說紛紜。人們說他成為海盜之王（King of the Pirates），帶著共犯回到馬達加斯加，統治著自己的海盜王國，在那裡，他和自己的妻子，莫臥兒皇帝的孫女，一起過著奢華的生活，住在戒備森嚴、英格蘭法律管不到的皇宮裡。而全世界的海盜，都從四面八方投奔到他麾下。

一七○九年，這個傳說多了幾分可信度。當時一名倫敦書商出版《亨利·埃弗裡船長的生活與冒險》（The Life and Adventure of Capt.John Avery），號稱內容依據的是一個埃弗裡海盜王國逃脫者所寫的日誌。無名氏作者聲稱，埃弗裡指揮著一支艦隊，包括四十多艘大型戰艦，以及一萬五千人的軍隊。「他們蓋起城鎮、建立小區、構築防禦工事、挖出壕溝，打造無法撼動也無法從海路與陸路靠近的統治王國。」埃弗裡擁有太多金銀，於是開始鑄造自己的錢幣，上頭印著他的肖像。這個人寫道：「這個有名的英格蘭海盜，從一個船上小廝變成了國王。」英格蘭大眾對這個故事極度著迷，不過才幾年時間，倫敦的皇家劇院（Theater Royal）就把埃弗裡的生平搬上舞台。在《成功海盜》（The Successful Pyrate）這齣戲中，埃弗裡住在一棟巨大的宮殿裡，「他是被授予王位的強盜，統治著十萬……竊賊兄弟……燒燬城市，蹂躪國家，讓各國人口銳減」。[45]

在受虐的年輕水手與船上小廝心中，埃弗裡成了英雄。他是他們中的一分子，為自己的同伴挺身而出，領著他們到應許之地，抵達水手在這個世界上的天堂。傳說中的埃弗裡，是從平凡人之中崛起的贏家，象徵新一代被壓迫水手的希望。對有朝一日將成為史上最有名、最令人聞風喪膽的海盜來說，埃弗裡是他們的榜樣。

一直要到幾年後，也就是海盜黃金年代進入尾聲時，另一本說法不同的埃弗裡生平記錄才會出版。依據一七二四年倫敦出版的《海盜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Pyrates），埃弗裡從未回到馬達加斯加。他在愛爾蘭向其他船員告別後，就帶著大量鑽石回到家鄉德文郡。他通過比德福（Biddeford）的友人，設法把寶石賣給了幾個布里斯托爾商人。那些商人和埃弗裡不同，非常富有，「不會有人懷疑他們是如何得到那些寶石的」。依據這個版本的說法，埃弗裡把寶石交了出去，以為會得到寶石出售後大部分的錢，他和親戚在比德福放鬆等候，結果最後從布里斯托爾收到的報酬「連買麵包都不夠」。他跑去與那些商人對質，他們威脅把他交給有關當局，讓他見識到「他們就像他在海上一樣，是陸地上的厲害強盜」。埃弗裡變得一文不名，然後生起重病，死在回比德福的路上，「窮得連棺材都買不起」。[46]

但這個版本的故事，是直到四分之一世紀後才出現的。對一七○○年的人來說，埃弗裡故事僅有的版本是那些關於強盜國王與海盜共和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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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乘風破浪（一六九七～一七○二年）

亨利·埃弗裡消失在愛爾蘭夜幕中時，即將創造海盜黃金年代的男子漢，還是小男孩或年紀尚輕的少年。那些後來成為名副其實的海盜的人，我們對他們的早年生涯所知不多。

大多數十七世紀晚期的英格蘭人，沒有留下多少他們在這世上的記錄。一個安分守己的誠實平民，他的出生、婚姻與死亡，也許會被牧師記錄在地方教區教堂的登記冊上。如果他們幸運地擁有自己的財產，也許還會留下列出所有物的遺囑，以及那些東西留給誰。如果這個人曾犯過罪，或曾是受害者，相關記錄會多一些，尤其是如果案子曾開庭審理的話。其實，我們對海盜的認識，大多來自證詞、開庭記錄，以及其他存在於大不列顛、西班牙，以及兩國在新世界前殖民地的法律記錄。換句話說，海盜在變成海盜前，並沒有留下多少歷史資料。

海上俠盜羅賓漢？

山謬·貝勒米這個後來自稱為「海上羅賓漢」（Robin Hood of the seas）的人，一六八九年三月十八日生於英格蘭德文郡席堤蘭（Hittisleigh，Devon），很可能是史蒂芬與伊麗莎白·潘恩·貝勒米（Stephen and Elizabeth Pain Bellamy）的孩子。如果真是如此，他是家中五個孩子裡最小的一個，最大的哥哥在他出生五年之前、尚在襁褓時期就夭折了。[1]由於他是家中唯一倖存的男孩，最後繼承了家中大概值不了多少錢的房產。席堤蘭是一個「極簡」的地方，只有幾棟小屋散在空無一物的達特穆爾荒原（Dartmoor）北側山丘，也就是阿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的福爾摩斯小說《巴斯克維爾的獵犬》（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發生地。當地泥土是堅硬的黏質土，要犁田或排水都很困難，居民費盡心力種植小麥、大麥與馬鈴薯。作家笛福曾於一七二○年代報道這一區的土壤「天生貧瘠」，「對健康非常不利，特別是對綿羊來說，更是如此。那些地帶的綿羊數目不多，而且非常容易得會讓羊只大量死亡的肝蛭病」。[2]那裡的土「什麼都長不出來，只有燈芯草或牛不能食用的某種粗糙酸質牧草」。[3]

貝勒米大概和許多男孩一樣，一有機會就離開農田，逃離了當時正席捲英格蘭鄉村、越演越烈的社會與經濟災難。資本主義正逐漸替換掉舊有的中世紀體系，轉換期的痛苦則由鄉間農民承受。從一五○○年代開始，英格蘭的地主開始驅逐自家土地上的農民，用現金買下他們的中古世紀租賃權（tenancy rights），或是直接拒絕續約。在整個英格蘭，封建地主奪取了原本由地方村民共享的田野與牧場，他們以牆壁、圍籬、樹籬圈住村民的土地，然後納入大型私人農場與羊場。「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讓封建地主變成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數百萬原來可自給自足的農夫，則變成沒有土地的貧民。[4]

英格蘭的鄉村生活因而變得越來越岌岌可危。失去土地的佃農再也無法飼養家畜，也就是說，他們再也無法生產自己的牛奶、奶酪、羊毛或肉類。由於必須付現金租金給地主，才能繼續使用土地，以及住在自己的房屋裡，大部分人被迫出租自己與孩子成為勞工。對一般佃農家庭來說，這意味著大量損失實質收入。光是一頭牛一年產出的乳製品，就值一個成年男子一年的勞動工資。[5]一名遊客觀察後寫道：「貧窮的佃農吃不起他們母雞下的蛋，也吃不起長在他們樹上的蘋果與梨子……必須全部拿去賣錢。」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描寫佃農（tenant farmer），比「有房子住的乞丐」好不了多少。[6]到貝勒米出生那年，全國約有一半人口，即三百萬名英格蘭人，是以勉可餬口的維生水平，或甚至低於這樣的標準過活著，他們大多數住在鄉村。[7]營養不良與疾病，在這一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英格蘭人身上留下印記：與中層及上層階級相比，鄉村人士的身高平均低六英吋（十五點二四厘米），[8]壽命則不到他們的一半。[9]

大量鄉村人口拋棄祖先的土地，跑到英格蘭城鎮討生活。年輕的山謬·貝勒米可能也是其中一員。雖然我們不知道他跑過哪些地方，我們確實知道的是，他最終抵達英格蘭的某一個港口。或許是埃弗裡的事跡鼓舞了他，相關故事已經從埃弗裡的家鄉牛頓費勒斯（Newton Ferrers）傳到德文，而這個地方離席堤蘭只有三十英里。在他穿越荒野前往普利茅斯、再翻山越嶺走向布里斯托爾，或是他踏上前往倫敦的漫漫長路、一路朝大海前進的同時，那些充滿俠客冒險與富可敵國的美夢，或許曾在這個年輕人的腦海裡迴盪。

窮鬼、竊賊、絞刑台

日後有一天將挑戰國王陛下一整支海上艦隊的查爾斯·范恩，我們對他的生平知道得更少。一七二五年版的《海盜通史》裡有一幅他的肖像，畫家大概是就自己聽說或讀到的東西而刻出了那幅木版畫，並不是親眼見過范恩。畫裡的范恩戴著及肩假髮，身穿軍人式長外套，手裡拿著劍，果斷地指著畫裡看不見的某個東西。他身材中等，鷹鉤鼻，臉上是只留了幾天而已的稀疏山羊鬍。歷史沒有記載他的出生地與童年，我們只能猜測他的出身。人們認為他是英格蘭人，儘管他的名字暗示他可能有法國祖先。變成海盜之前，他曾在牙買加羅亞爾港（Port Royal）住過一段時間，但不是當地人。[10]他可能和貝勒米差不多年紀，兩個人可能在差不多的時間到達海上。最可能的猜測是，范恩是倫敦人。歷史學家馬庫斯·瑞迪克（Marcus Rediker）推測，在他的年代有近三分之一的海盜是倫敦人，貝勒米可能也是從倫敦出發的。[11]范恩成為海盜後，也曾一度宣稱自己來自倫敦。

一七○○年時，倫敦掌控英格蘭的程度是史上最高的。倫敦當時有五十五萬居民，超過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是英格蘭第二大城諾裡奇（Norwich）的十五倍。在英格蘭這個成長中的帝國裡，該城市是它的貿易、商業、社交與政治中心，也是遠遠超過其他港口的最大港。[12]

這座城已經躍過原本的古城牆，延伸到威斯敏斯特村（village of Westminster）一帶，也就是泰晤士河北方三英里、安妮女王（Queen Anne）居所與國會所在地，以及往下游直到皇家海軍位於羅瑟希德（Rotherhithe）的造船廠。一六六六年倫敦大火之後，市中心被大規模重建，建築師克裡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的多處教堂尖頂，以及他最龐大的、半完工的聖保羅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的圓頂，點綴著天際線。整齊的磚造建築，立在整齊劃一的石子街道上，取代了中古時期的彎曲小巷，以及不規則的木造房屋。街道上的商業興盛，商人馬車與沿街小販手推車的輪子聲，紳士車輛的馬蹄聲和送到市中心肉市屠宰的牛群羊群，各種聲響就在這些鵝卵石子路上迴盪。商店與攤販不但成排出現在街道廣場上，還跑到交通要道上，甚至堵住了倫敦橋（London Bridge）的交通，而它當時是泰晤士河唯一的橋樑。一位作家感歎，倫敦眾多精緻的教堂，「和商店、住家擠在一起，可能會讓人覺得，這一區將因為貿易成長被掐住喉嚨，以致無法呼吸」。[13]

泰晤士河這條倫敦城的主動脈，甚至比街上還擁擠。倫敦橋狹窄的拱橋之下，潮水如瀑布般湧入。橋的上游有數百名船夫划船載送乘客和貨物，他們或上或下，或是橫渡泰晤士河，河裡流著五十萬個尿桶裝過的東西，以及成千上萬被屠宰牲畜流出的鮮血及其內臟，還有貓、狗、馬、老鼠的屍體，以及其他任何一切人們想丟掉的東西。[14]倫敦橋下游，數百艘或有時數千艘預備出航的船隻等著載貨卸貨，它們時常三四艘並排，浮動的船桅森林延伸近一英里。[15]沿海的貿易單桅帆船從紐卡斯爾（Newcastle）載來煤炭，雙桅或三桅船吐出波羅的海（Baltic）的木材、弗吉尼亞的煙草、牙買加與巴巴多斯（Barbados）的糖，以及新英格蘭與紐芬蘭（Newfoundland）的醃鱈魚。更下游的地方，在大都市外緣的德特福德（Deptford）與羅瑟希德海軍船廠，皇家海軍的戰艦正在待命，或等著整修或加強武裝。

范恩與貝勒米要是真的到過倫敦，他們可能會跑到擠在海軍船廠與倫敦橋之間的河邊沃平（Wapping）一帶。沃平是一片擠滿破爛房屋與糟糕客棧的擁擠地區，幾座碼頭、木材廠與倉庫零星散佈其中。這一地區擠在沼澤與河流之間，大家長久以來都稱它為「泥漿上的沃平」（Wapping on the Ooze），[16]哪裡都住不起的人才會住到這裡來。

沃平及倫敦其他較貧窮的地區，生活骯髒又危險。寒冷、光線暗淡、搖晃的屋子裡，人們常常是十五到二十個人同住一間房。垃圾沒有統一集中處，尿桶裡的東西直接往窗外倒，潑到底下街道所有的人和東西上。馬糞與其他牲畜的糞便堆在大街上，動物屍體也一樣。倫敦時常降下的雨帶走了一些糞便，但也讓教堂墓地的惡臭更令人難以忍受。窮人被埋在集體墓地裡，一直要到墓穴全滿後，才會用土蓋起來。寒冷的天氣也會帶來空氣污染，因為稀有的家庭暖氣是用質量低劣的煤炭燃燒而成。[17]

疾病肆虐，每年有八千人移居倫敦，但湧入的人潮幾乎趕不上死亡率。食物中毒與痢疾平均一年帶走一千人的性命，另外還有超過八千條生命被熱病與痙攣帶走。麻疹與天花殺死一千多人，其中大多數是孩童，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也早已被佝僂病與腸道寄生蟲折磨得奄奄一息。[18]有四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嬰兒在人生第一年就會死去，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孩童能活到十六歲。[19]

街上滿是無父無母的孩子。他們成為孤兒的原因有些是意外，有些是疾病，有些則是單純被餵不飽他們的雙親遺棄在教堂台階上。不堪負荷的教區人員，以四便士（零點一六英鎊）一天的價格，把嬰兒出租給乞丐當道具，並以一人二十或三十先令（一英鎊至一點五英鎊）的價格，讓數百個五到八歲的孩子賣身七年。[20]掃煙囪的人買下這些幼小的孩子，命令他們爬下煙道替老闆做清潔工作，有時下頭的火還在燒。他們沒有戴面罩，也沒有穿保護的衣物，就這麼去清理煤灰。這些「攀爬男孩」（climbing boy）很快就會染上肺病與眼睛失明，或是輕易地死去。[21]一位目擊者指出，教堂人員把賣不出去的孩子扔回街上，「讓他們白天乞討，晚上睡在門邊及街邊的小洞與角落裡」。一大群飢餓、衣衫襤褸的頑童在街上集體遊蕩，他們被稱為「黑警衛」（Blackguard，地痞流氓的意思），因為他們願意為了一點兒零錢，而去擦騎兵的靴子。[22]同一名倫敦證人總結道：「他們從行乞變成偷竊，再從偷竊到上絞刑台。」

沃平並不是人人都身無分文。那裡有酒館經營者、碼頭工人、商人、制帆工人、妓院老闆、民宿主人，甚至還有財富中等的官員與船長。幾位傑出的工匠也住在這一區，包括一位為女王製作馬車的「萊西先生」（Mr.Lash），以及釀酒商雅托維（Altoway），他的酒桶裡隨時存放著價值一千五百英鎊、等著被送到口渴城市的各式啤酒和麥芽酒。[23]倫敦的給水極度不衛生，因此所有人都喝啤酒，包括孩童在內。附近是羅伯茨船廠（Roberts』s boatyard），在這裡勞作可以觀賞到最具吸引力的景點：處決碼頭。海軍法院（Admiralty Court）會把被判死刑的海員與被抓到的海盜送到這裡，讓他們去見自己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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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范恩生長在沃平，他會看過無數吊死海盜的景象，包括一六九六年秋天，埃弗裡五名船員的行刑，以及一七○一年五月威廉·基德與其他四名海盜被處死。當時范恩大概還是個孩子，但那個年頭沒有人會錯過處決，那是最熱門的娛樂。

熱鬧會幾天或幾周之前就在馬歇爾希監獄（Marshalsea）或新門監獄（Newgate Prison）登場。遊客會用小錢賄賂警衛，以求可以睜大眼睛看著死刑犯。行刑那天，數千人會擠在大街上，一路排到沃平，等著看囚犯搖搖晃晃走出來，被綁進囚車，由看守與海事法庭執法官（Admiralty marshal）一路護送。想目睹囚犯的民眾簡直是人山人海，通常三英里路（約四點八公里）就得走上兩小時。行刑隊伍抵達處決碼頭時，歡欣鼓舞的群眾擠在河岸與碼頭邊，堵住沃平階梯（Wapping Stairs）及退潮時露出的爛泥。絞刑台立在泥巴上，後頭是為了那即將發生的事件而不停移動以尋找最佳觀景位置的數百艘客船。[24]

范恩會看著埃弗裡的船員說出遺言。目擊者表示，每一名海盜都會表示懺悔，不過約翰·斯帕克斯（John Sparcks）表示，他只後悔他們在莫臥兒帝國皇帝船上幹下的「可怕暴行」。他說：「偷走（『查理二世』號）不過是件小事。」[25]說完遺言後，他們一個接一個被帶上絞刑台，在亂踢亂喊中被吊死。最後一個人不再抽搐之後，治安官的副手會把屍體拖進爛泥地，綁在木樁上，讓他們緩緩被將湧上來的浪潮吞沒。隔天一早，退潮會露出他們腫脹的屍體數小時，直到下一波漲潮再度蓋住他們。依據慣例，海事當局要等他們被浪潮沖洗三次後，才會移走屍體。治安官副手會將大部分海盜埋在淺墓穴或是交給外科醫師解剖，不過，知名海盜則會用焦油（tar）裹起來，放進鐵籠，吊在河邊顯眼處，好讓泰晤士河上上下下的水手與船夫看到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讓想成為海盜的人心生畏懼。但時間會證明，這樣殺雞儆猴是多麼無效的手段。

征水手，連拐帶騙

像貝勒米與范恩這樣的年輕人，會有許多人試圖引誘他們登船。職業水手供不應求，商船與皇家海軍的戰艦一直人手不足。有人估計，就算全英格蘭的水手都身體健康，同時在工作，也只會占商船與海軍戰艦所需人力的三分之二左右。[26]商船與海軍都歡迎志願者。自願簽約的人，海軍會提供兩個月薪水的獎賞，但接受這筆錢的人不多。[27]俗話說得好，「為了玩樂而出海的人，會把游地獄當成消遣」。[28]只有天真無知或是像貝勒米那樣的鄉村男孩，也就是那種幻想著去冒險的人會自願上船，不過這種人還真不多。

商人不得不採取激進的手段填補船員空缺，有些人會聘用「拐帶者」（spirits）。套用水手愛德華·巴洛（Edward Barlow）的解釋，這種人會到客棧旅館，「引誘他們覺得是鄉下人或外地人，……還是任何他們覺得格格不入、找不到工作，因而在街上閒逛的人」。[29]拐帶者會承諾這些遊蕩者，如果在虛線處簽名，就給他們高薪，還可以預支薪水。那些簽下去的人後來會發現自己站在開往外海的船上，成為低薪的水手學徒，拐帶者會拿走他們幾個月的工資作為佣金。有些船長會聘請「誘騙者」（crimps），這些人會尋找喝醉或負債的水手，試圖說服他們簽名，交換條件是幫他們買酒或付掉他們的債務。如果這種手法不成，特別沒道德原則的誘騙者就會直接給喝醉的水手銬上手銬，綁架他們，鎖他們一個晚上，然後賣給商船船長。不論是哪一種情形，新水手在法律上都有義務為新船服務，直到完成為時數月或有時長達數年的旅程。[30]

跟商船相比，皇家海軍是出了名的薪水更少、紀律更嚴格，而且採取更為全面與暴力的手段：強迫入伍。強征隊（press gang）由海軍軍官帶領在街上搜索，並在棍棒的協助下，圍捕任何他們看到的水手。水手很好認，因為他們說話的方式、穿著和走路的樣子都很特別。曾經經營過旅館的作家愛德華·沃德（Edward Ward），這個時期在倫敦碰過一群水手，他形容這群人是「一窩穿著人類衣服的矮胖犀牛」。他們穿著水手外套調戲婦女，用棍棒用力敲打每一根路過的綁馬柱子，讓面前每一隻流浪狗「夾著尾巴逃離惡魔迫近帶來的危險」。[31]

就算是再強悍的水手，只要強征隊一出現，他們還是會帶著恐懼逃跑。水手會在酒館上方房間一躲好幾天。曾有一名水手從倫敦逃到多佛（Dover），結果發現那裡也有強征隊。他事後這麼形容那段「囚犯生活」：「我看到強征隊還是怕到不行，走到街上就會有危險，也不能安心睡覺。」[32]有人假裝娶了酒館或咖啡館老闆，如此一來，就能宣稱自己擁有房屋（homeowner），這種人是不用服海軍役的。有人則給自己弄到警員（constable）或街坊官員（neighborhood official）的身份來躲避兵役，或是乾脆簽約加入商船。[33]總之，有大批水手一起逃離英格蘭。[34]

強征隊鍥而不捨，特別是他們的隊長每抓到一個人，就可領到二十先令（一英鎊）。[35]他們會在半夜闖進民宅和民宿搜捕水手，並定期突襲正駛進倫敦及其他港口的商船。[36]已經在海上待了好幾個月或好幾年的人，在雙腳能踏上陸地、看到家人一眼，或甚至拿到工資之前，就會被拖下商船，抓進軍艦裡。有些商船的人被抓光了，連駛進港口都有問題。[37]有時候，水手從特別漫長的旅程歸來時會叛變，以免被抓去當兵；一旦控制局面後，他們會駕著小船，拋棄大船，或是在強征隊試圖登船時拿起武器抵抗。[38]如果是載著煤炭到倫敦與其他城市的沿岸小型運煤船，強征隊的雙桅小帆船一靠到旁邊，最健壯的水手會立刻躲起來。強征隊隊長大為不滿，往往會抓住船上的男孩，鞭打他們，直到他們說出眾人的藏身之地。[39]水手嚴重缺乏的時候，強征隊會闖進陶工、織工、裁縫，以及其他貧窮商人的家裡，抓走他們及學徒。依據劇作家與說明小冊撰寫人約翰·丹尼斯（John Dennis）在一七○五年寫的內容，這些人「像狗或犯下最壞的罪行一樣，被趕出自己的家」，通常連衣服都沒來得及穿。許多人因衣不蔽體而死，「活下來的人」因為缺乏相關技能，「也沒什麼用」。[40]乞丐、無業遊民、街童被強征隊無情抓去。許多不習慣海上生活的人，就再也沒有機會見到英格蘭了。[41]

數千名男孩與男子因為這些各式各樣的手段，每年離開英格蘭去到海上。在這群天真、運氣不好、鋌而走險的人裡面，有兩個即將讓大英帝國的貿易戛然而止的男孩。

傳奇的黑鬍子

一七○○年，日後會成為黑鬍子的愛德華·蒂奇，當時已是經驗豐富的水手。他生於一六八○年前後，可能是布里斯托爾或附近一帶的人。[42]布里斯托爾是英格蘭第二大港，也是大西洋越洋貿易的中心。蒂奇顯然生於還算富裕的家族，甚至可能是有聲望的家族：他受過教育，因此與大多數的水手不同，他是能讀能寫的。在布里斯托爾一六九六年的稅務記錄裡，沒有「蒂奇」這個名字，也沒有發音類似的「Taches」「Teaches」或「Thatches」的名字。[43]那一年，是布里斯托爾這個時期唯一留下完整記錄的一年。歷史學者因而推測愛德華·蒂奇是假名。他可能花了很大的力氣隱藏自己的身份，以免讓親族蒙羞。即便如此，他可能與格洛斯特（Gloucester）附近的蒂奇家族有親戚關係。[44]這個家族的托馬斯·蒂奇（Thomas Thatch）一支，在一七一二年搬到布里斯托爾，租下離該市碼頭只有一個街區的房子。

黑鬍子蒂奇又高又瘦，還有你可能已經猜到，他長著濃密的鬍子。這些外貌特徵是見過他的人描述的。他死後，雕刻師科爾（B.Cole）替《海盜通史》數個版本準備的三張肖像，也反映出這些特點。三張肖像中，蒂奇都擺著自信滿滿的姿勢，一手放在臀部上，另一手舉著水手刀，他的部下則在身後的港口攻佔一艘大型商船。在另一幅托馬斯·尼科爾斯（Thomas Nicholls）與詹姆士·巴塞爾（James Basire）的十八世紀雕版畫中，蒂奇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糾結的鬍子兩端冒著煙。[45]

蒂奇聰明能幹，極具魅力，這些特質讓他在服務過的商船或海軍軍艦裡，得以快速地晉陞。在這段時間，他學會了操作大型武裝帆船的技能：操帆、射擊、搏鬥術，以及最重要的航海術。蒂奇和埃弗裡一樣經驗豐富，能操控當時最強大與最複雜的船隻。

在蒂奇的青春歲月，布里斯托爾依舊是從英格蘭到美洲的主要門戶。[46]十六與十七世紀時，當地商人率先探索了紐芬蘭與緬因灣（Gulf of Maine）漁場。在十八世紀一開始，美洲貿易幾乎充斥在布里斯托爾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這座兩萬人的小城市，四周依舊圍著中古世紀的城牆，但鬧市區現在圍繞著石造碼頭，碼頭上綁著大量遠洋船隻。在商店與倉庫裡，美洲貨物滿到塞不下。城內工匠因為提供商人織布、煙熏食物與製造品而富裕起來。這些產品大多直接運回美洲，但有些則被放上船送往非洲，當地酋長很樂意用奴隸來交換。接著，船艦把奴隸送往巴巴多斯與牙買加，船長用他們交換糖，然後糖會被帶回布里斯托爾，完成三角貿易。美洲的痕跡到處都是：從波士頓與紐約來這裡的商人、衣著華麗的巴巴多斯與牙買加蔗糖農場主，以及弗吉尼亞與卡羅來納的鄉紳。在哥特式的聖瑪麗紅崖水手教堂（St.Mary Redcliffe），有一整間美洲式禮拜堂，裡頭裝飾著約翰·卡博特（John Cabot）捐贈的鯨魚肋骨。這位探險家曾在一四九七年「發現」北美。美洲似乎是發財致富的地方，而蒂奇發現當水手是辦不到這件事的。

比地獄還慘的水手生活

在英格蘭的階層制度中，水手甚至比農場勞工的地位還低。歷史學家戴維·奧格（David Ogg）形容他們的處境「和罪犯幾乎沒什麼不同」。[47]在十八世紀散文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筆下，他們的命運與囚犯十分相似，只是還多了溺死的可能性。[48]

水手的工作充滿高度風險，他們搬動沉重貨物時，會得「爆炸的腹部」（疝氣）。貨物放在有時會滾出來的大小桶裡，害得他們斷指或是壓斷四肢。[49]船隻行駛時，必須定期調整各式各樣的船帆，調整方式是在甲板上用繩子拉，或是爬上高聳的船桅。一七○三年前後，水手巴洛有著這樣的回憶：「我們常睡不到半小時就被叫醒，半夢半醒之間，被迫跑到主桅平台（maintop）或前桅平台（foretop）拉住我們的上桅帆（topsail），一隻腳穿著鞋，另一隻腳則沒有。」「風雨交加時，船隻晃蕩起伏，就好像巨大的磨石在山坡滾上滾下，我們（必須）……用力拖拉，抓緊船帆，什麼都看不到，只有上方的天空和下方的海，大海波濤洶湧，似乎每一股波浪都能讓我們葬身海底。」[50]有的人落海喪命，有的人被洶湧的海浪沖下甲板，有的人則被倒下的索具壓垮。[51]

水手穿著羊毛衣抗寒，戴著皮帽與沾過焦油的外套抵擋浪花和風雨。即使如此，他們常常得在冬季氣候下連續好幾天穿著濕透的衣服，並因此染上疾病，甚至死亡。[52]在熱帶時，他們上身赤裸，被嚴重曬傷。一六八七年到牙買加的漢斯·斯隆醫師（Dr.Hans Sloane）報告稱「援助」號（HMS Assistance）整船的人全身紅透，「身上長出小疹子、膿瘡與水泡」。[53]

甲板下也不是太舒服。商船海員們擠在船頭的共享艙房，那裡是船隻晃動最厲害的地方。眾人在黑暗與通風不良的空間裡，睡在一排排擠在一起的吊床上，空氣裡瀰漫著難聞的艙底污水氣味，以及沒洗澡的身體氣味。船上到處都是虱子、老鼠、蟑螂，散佈著斑疹傷寒、傷寒與瘟疫等各種疾病。[54]一七五○年橫越大西洋的戈特利布·米特爾貝格（Gottlieb Mittelberger）描述船艙是一個充滿「惡臭、怨氣、恐懼、嘔吐、多種海上疾病、熱病、痢疾、頭痛、熱氣、肺癆、皮膚腫塊、壞血病、癌症、口腔潰爛的地方，這些全都源自過度醃製的不新鮮食物與肉類，以及惡臭腐敗的飲水，許多人都痛苦地死去」。[55]

水手吃的食物，擺明了就是會讓人生病。醃過的牛肉與豬肉是水手的主食，從桶子裡拿出來時，最好的狀態是又乾又硬，最糟的時候是已經腐敗、長滿蛆了。水手在吃「發霉發臭」的船上餅乾時會閉上眼睛，以免看到萬頭攢動的蛆與象鼻蟲。在海上待了幾周後，淡水會變綠，並發出難聞的氣味，引發致命的痢疾與血痢。水手不喝水，改喝大量的酒，皇家海軍一天配給每個人半品脫的朗姆酒與半加侖啤酒，也就是說，大多數的時候，船員都處於醉醺醺的狀態。[56]

這類食物糟歸糟，但總比沒有好，這是許多船員痛苦的發現。特別是試圖增加獲利的貪婪商船船主會經常儲備不足量的食物，而當航程因暴風雨或逆風而延長時，船員不得不忍受飢餓或被餓死。[57]載著貧窮移民或非洲奴隸到美洲的船隻，特別容易落入這樣的情況。在客船上，人們大批餓死。「凱瑟琳」號（Katharine）在一七二九年時，從倫敦德裡（Londonderry）預備前往波士頓，船上載著一百二十三名船員與乘客，但六個月後，在愛爾蘭西部跌跌撞撞地靠岸時，只剩下十四人活著。同年稍晚的時候，「羅索普」號（Lothrop）在費城出現，只有九十人還活著；另外三十名兒童與包括船員在內的七十名成人在途中餓死，船員中只有三人倖存。[58]奴隸船上食物短缺時，船長會把「人類貨物」丟下船。

船長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許多人的殘暴駭人聽聞。海事法庭的審判記錄寫滿了水手如何因為小錯，像是弄丟船槳、忘記做一件雜事或掌舵時船身不穩，就被鞭子或棍棒毆打。為數不少的人在被打時，失去了牙齒、眼睛、手臂、手指，還有人失去了性命。水手理查德·貝克（Richard Baker）在從聖克裡斯托弗（St.Christopher）到倫敦的航程中，因痢疾臥病在床，他的船長強迫他掌舵四小時，然後綁在後桅上鞭打。貝克在四天後死亡。被控在商船「山脊」號（Ridge）上偷竊一隻活禽的安東尼·康默福德（Anthony Comerford），則是被綁在索具上，活活鞭打至死。[59]

此外，還有真正是施虐狂的船長。約翰·吉昂船長（Captain John Jeane）在一趟自查爾斯頓到布里斯托爾的航程中，看他的打雜男孩不順眼，以「非常殘酷的手法」鞭打他「數次」，然後往傷口倒醃製食物的鹽水，好讓痛苦加倍。吉昂把那個孩子綁在船桅上，讓他的手腳伸開，鞭打九天九夜，然後拖到跳板上，在他身上踩來踩去，並命令其他船員照做。其他船員拒絕，所以他反覆踢那個男孩，「重重踏在他的胸上，打到他的糞便不自覺地噴出來」。吉昂最後挖起糞便，「數次強迫他吞下喉嚨」。這個孩子雖然每日被鞭打，但還是拖了十八天才死去。他斷氣之前要求喝水，吉昂衝到自己的船艙，回來時拿著一杯自己的尿液，逼迫男孩喝下去。水手準備把屍體丟進海裡時，發現「屍體和彩虹一樣五顏六色」，「多處血肉像果凍一樣」，「頭部腫脹到兩個大塊頭男人的頭部加起來那麼大」。吉昂最終因為自己的行為而被處決。[60]其他船長也會殺掉自己看不順眼的人，卻能全身而退，因為這些船長的手法是不給食物，或是鞭打到對方幾乎站不起來後，強迫他們爬上主桅。有些船長則是把不想要的人交給海軍，這在當時可能等同於死刑。

從法律上來說，商船船長只應對船員施行「適度」訓誡，不能像皇家海軍的船長那樣奉命暴力嚴懲。小軍官會用籐條重打動作不夠快的船員的肩膀，被抓到偷小東西的船員則要受「夾笞刑」（run the gauntlet），被迫走在兩排船員中間，接受眾人鞭打他赤裸的背部。重大偷竊則會帶來鞭笞，用九尾鞭（cat-o-nine-tails）行刑，「在甲板間小便的人」也一樣。犯下重罪的刑罰是可能會致死的七十二下到三百下鞭打，或是直接絞死。[61]

怎麼還有水手能活下來，這真是個謎。從事非洲黑奴貿易的船隻，船員死亡率與奴隸差不多。[62]一趟航程下來，有四成船員死掉都算是很平常的，大部分的人死於他們沒有抵抗力的熱帶疾病。被迫加入皇家海軍的人，大約有一半死於海上。商船與海軍的船長都必須多帶人上船，在人力不可避免地流失時可以迅速補上。[63]

即使是撐完服務期的水手，也很少能夠拿到應得的工資。商船船長利用各式各樣的手段，欺侮自己的船員。水手常因為貨物毀損被扣錢，即使毀損原因是暴風雨或是商人包裝不良。巴洛是當時少數幾個能留下自己經歷的普通水手，根據他的說法，他的船長一般會從每個人的薪水裡扣三英鎊，等同於普通水手兩個月的薪水。有的船長則是用殖民地的貨幣付款，那只值英鎊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船隻失事，或是在海上被送到海軍那裡的人，幾乎不能拿到任何工資，這對他們留在身後的家人來說，簡直是場災難。

海軍有個半官方的政策，可以用以下這句格言來總結：「扣住錢，扣住人。」（Keep the pay，keep the man.）一旦靠岸之後，海員在船隻再度起航之前，很少能拿到錢，在那之前離開的人，等同於自動放棄所有沒拿到的工資。工資通常以「票券」形式發放，那是政府發放的借條，可以在未來某個沒有具體說明的時間領錢。需要現金的水手，則不得不把自己的票券以只值面額一點點的價格，賣給放高利貸的人。還有的人連續服務好幾年，最後卻一毛錢都沒拿到。[64]

難怪，像貝勒米、范恩、蒂奇這些年輕水手會認為埃弗裡是英雄。

船長之子羅傑斯

未來會對抗海盜的伍茲·羅傑斯，知道商船運輸能有利可圖的前提是你「擁有」那些船。羅傑斯和貝勒米、范恩、蒂奇一樣，年紀輕輕就到海上了，不過起點不同：他的父親是成功的商船船長，擁有無數船隻的股份，而他是繼承人。

羅傑斯是普爾（Poole）當地的重要家族。[65]普爾是英吉利海峽中一個中型海港城市，離多實郡（County Dorset）的布里斯托爾有六十英里路。伍茲有好幾位祖先都是市長。伍茲的父親伍茲·羅傑斯船長（Captain Woods Rogers）在紐芬蘭的漁業貿易中發跡，身為商船船長的他去過西班牙、紅海與非洲海岸，會用河馬攻擊他船上小舟的故事來款待聽眾。生於一六七九年的伍茲，是羅傑斯船長三個孩子中的老大，比瑪麗·羅傑斯（Mary Rogers）大一歲，比約翰（John）大九歲。[66]

伍茲在普爾度過童年。[67]該地位於一個受到良好保護的大型海灣前端，鎮上以兩樣東西出名：牡蠣和魚貨。[68]普爾的牡蠣據說是這一帶最好、最大的，還出產全英格蘭最好的珍珠。鎮民每年會醃漬大量牡蠣，成桶運到倫敦、西班牙、意大利與西印度群島。至於魚貨，那些被剖開曬乾的醃鱈魚則是從遠方捕獲而來。伍茲的父親與其他商人每年在從北大西洋到紐芬蘭一帶指揮小型漁船隊，這些船隊一次可能出航九個月以上，然後從深海裡拉出上鉤的鱈魚，在紐芬蘭寒冷、荒涼的海岸上曬乾。父親不在家時，年幼的伍茲可能在上地方學校，從他之後的寫作來看，他應該接受過大量教育。星期日時，他和弟弟妹妹在聖詹姆士教堂（St.James Church）聽清教徒牧師塞繆爾·哈代（Samuel Hardy）講道。[69]伍茲更大一些時，可能會參與父親的短程旅行，到英吉利海峽幫父親在倫敦碼頭上卸下醃鱈魚，並把鹽跟下一趟旅程需要的補給品裝上船。

一六九○到一六九六年間的某個時候，伍茲的父親把全家搬到布里斯托爾，這可能是為了拓展和紐芬蘭的貿易。他在布里斯托爾有朋友，而且認識應該是親戚的弗朗西斯·羅傑斯（Francis Rogers），這個人日後會投資他們的多次冒險。人頭稅（poll-tax）稅吏在一六九六年六月收稅時，羅傑斯一家住在布里斯托爾市中心河流對岸的紅崖（Redcliffe）水手區。[70]

布里斯托爾並不是建港口的合適地方。[71]這座城位於狹窄的蜿蜒河川埃文河（River Avon）離海七英里處，被強大的潮汐包圍著，而以當時的駕駛技術來說，人們是不可能對抗海浪的。春天海浪起伏落差可達四十五英尺（約十三點七米），退潮時，蜿蜒港口會變成一片片泥地。一百五十噸以下的船隻，必須等到海浪灌進航行方向，但即使是在那種時候，要抵達河流中間點聖文森岩石（St.Vincent』s Rock）也很困難。大型船隻如果接受挑戰，幾乎一定會擱淺在泥濘的河岸上，必須利用大型划艇（rowboat），把船拖出與拖進布里斯托爾的港口。許多船長乾脆選擇不走這趟路，定錨在埃文河口，然後利用幾艘較容易在河流漲潮、退潮中操作的木筏與小船（tender）載卸貨物。布里斯托爾位於埃文河一個塞滿船隻的河灣。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一七三九年造訪這裡時，曾說河邊的船隻一眼望不到頭，「粗大船桅鱗次櫛比，是你想得到的最古怪、最驚人的情景」。[72]

城市本身依舊是中古世紀風格。城牆內的木造都鐸式房屋擁擠地蓋在街上，兩棟鄰近房子裡的人可以從樓上窗戶握手。主要幹道不到二十英尺寬（約六米），也是唯一鋪過的道路，其他道路則佈滿泥濘與垃圾，豬用鼻子找著東西。即使是市中心，也只和農田與原野相隔數百碼。貿易中心是當地的人造錨地佛洛畝河（River Frome），遠洋船隻停在那裡，把貨物吞吐到「碼頭」（The Quay）這個可以清楚看見會計出納所（counting house）的地方。從「碼頭」往南走幾個街區，就是通往濕地的大門。從在那裡吃草的牛群中，一個人可以看到河流對岸，看見紅崖峭壁，也就是羅傑斯一家人定居的地方。[73]

伍茲·羅傑斯在紅崖長大，可能曾與愛德華·蒂奇照過面，甚至可能認識他。兩人幾乎同齡，職業相同，甚至可能住在只隔幾個街區的地方。「海盜獵人」羅傑斯（Rogers the Pirate Hunter）與「海盜黑鬍子」（Blackbeard the Pirate）年少時，可能曾在紅崖那規模猶如大教堂的教區教堂（parish church）的涼爽室內一同祈禱，頭頂是卡博特捐贈的鯨魚骨。

羅傑斯一家因為威廉·丹皮爾（William Dampier）的緣故，非常熟悉埃弗裡的冒險故事。丹皮爾是羅傑斯船長最親密的友人和前加勒比海盜，曾經環遊世界。丹皮爾在一六九○年代中期重拾兩人友誼，並正準備出版兩本書，第一本是描述他環球旅行的《新環遊世界》（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這本書在一六九七年春天出版後，讓他成為全國知名人物。一六九九年出版的第二本書《航行記》（Voyages and Descriptions），摘錄了幾封羅傑斯船長的信件，丹皮爾稱他是「我天縱之才的朋友」。老羅傑斯分享他的紅海與非洲海岸知識，[74]丹皮爾說出自己對埃弗裡海盜幫的第一手內線知識，當時英格蘭大眾正開始對埃弗裡的冒險故事著迷。

一六九四年，丹皮爾曾與埃弗裡一群人躲在西班牙拉科魯尼亞港口好幾個月。埃弗裡在「查理二世」號擔任大副時，丹皮爾是同行船隻「鴿子」號的二副。丹皮爾可能曾指引埃弗裡前往馬達加斯加、紅海與印度洋的航向，因為他是拉科魯尼亞唯一擁有這些海域第一手知識的人。丹皮爾和埃弗裡一樣，覺得船隊主人對待他們的方式讓人沮喪，但他拒絕參加叛變。回到英格蘭時，他參與了船員對霍布倫等船主提起的訴訟，後來代表埃弗裡六名被捕船員之一的約瑟夫·道森（Joseph Dawson）做證，而道森是唯一逃過絞刑台的人。幾年後，丹皮爾當上四十門炮護衛艦「雄鹿」號（HMS Roebuck）指揮官，他在巴西停留時，曾碰上埃弗裡的幾個逃跑船員，他沒有逮捕他們，還和他們來往，並讓其中一個人在他船上服役。[75]

小伍茲·羅傑斯是一個成長中的運輸事業的繼承人，很可能會認為埃弗裡是惡棍，而不是英雄，但丹皮爾說的埃弗裡叛變故事及後果，也可能讓他內化了部分重要教訓。在一個大部分船長實行恐怖統治的時代，羅傑斯最終會採取較為懷柔與公正的方式。事實證明，與其讓船員處於恐懼狀態，贏得他們的敬重是更為可靠的控制手段。[76]

一六九七年十一月，羅傑斯開始在商船船長約翰·也門斯（John Yeamans）身旁見習，兩家相隔僅幾扇門。[77]這時才開始為期七年的指導，對當時十八歲的他來說有點晚，特別是他的家族還有航海背景。羅傑斯大概已經和父親去過紐芬蘭，也學過基本的航海技術，以及貿易與領導的藝術。二十世紀最佳的羅傑斯傳記作者布賴恩·利特爾（Bryan Little）猜測，小羅傑斯是因為政治目的才入也門斯的門。這樣的學徒身份讓來自普爾的新人，得以進入布里斯托爾封閉的商人精英圈子，還可以建立成功航海貿易必備的人脈。此外，通過這個方式，羅傑斯也得以成為自由人（freeman），也就是可以投票的公民，儘管到最後羅傑斯家族其實是通過其他方式，才替兒子謀得了這個令人垂涎的特權。

羅傑斯與貴族聯姻

羅傑斯跟著也門斯航海時，父親正從布里斯托爾蒸蒸日上的跨大西洋貿易中積累了小筆財富。羅傑斯船長和許多英格蘭商人一樣，購買幾艘不同船隻的股份以分散風險，很少直接擁有整艘船。如果有船沉了，羅傑斯會和其他商人一同分擔損失，依舊可以從其他船隻上獲利。此外，他還靠著在某幾艘自己投資的船上擔任船長，減少不確定性，並增加收入。羅傑斯船長定期航行到紐芬蘭，[78]一七○○年的春夏兩季，他都待在六十噸重的「伊麗莎白」號（Elizabeth）[79]上，從紐芬蘭三一灣（Trinity Bay）——普爾漁產商人在北美的商業根據地——的鯨魚獵人那裡買油。[80]他可能留下了幾名僕人，負責眾人在那裡蓋的碼頭、庫房與曬魚架，讓他們幫忙打下紐芬蘭的事業基礎。

老羅傑斯可能是在紐芬蘭鞏固了自己最重要的盟友。一六九六或一六九七年時，他遇到野心勃勃的皇家海軍艦長威廉·惠史東（William Whetstone）。同樣來自布里斯托爾的惠史東從前是商船船長，他和伍茲·羅傑斯有著緊密的生意關係。一六九○年代中期，羅傑斯船長及普爾、布里斯托爾其他的漁商，越來越關注法國在紐芬蘭侵略性的漁業據點擴張，以及法國對他們漁場的攻擊。這些商人大聲疾呼要求協助，英國海軍部的反應是命令惠史東駕駛第四級帆式軍艦（fourth-rate man-of-war）「無畏」號（Dreadnought），跟著漁隊到紐芬蘭，並在抵達後保護他們在三一灣的設備。[81]羅傑斯船長與惠史東在長達幾個星期的海上之旅中，有許多時間可以鞏固兩人的友誼。

到了一七○二年，羅傑斯船長富裕到有能力在布里斯托爾最時髦的新地區添購房產。城鎮士紳決定拆除阻隔市中心與河灣泥沼地的城牆。他們在原本是沼澤濕地的地方蓋起皇后區（Queen』s Square），那是布里斯托爾第一個經過事先規劃的行政區，即將成為完全現代化的地區，居民不會面對狹窄骯髒的小巷，而是擁有椴樹（lime tree）與花園的大型街區（英格蘭第二大），外頭連接著寬敞、鋪著石子的大道。所有的建築物都不再是木質構造，而是用紅磚建造，上頭有滑窗與石頭裝飾。簡單來說，這將是一個舒服、整齊的地區，就像一六六六年大火後的倫敦一樣。一七○二年的聖誕節即將來臨時，羅傑斯船長在皇后區三十一號和三十二號（Number 31-32 Queen』s Square），買下一塊可以蓋兩棟房子的空地，工人蓋起一棟優雅的新公館。[82]住在時髦的聖麥可丘（St.Michael』s Hill）的惠史東一家，則買下兩道門外該區的南方海濱散步區二十九號。

惠史東沒有機會監督新家的施工，因為海軍又把他叫回海上。如今身份是司令（commodore）的惠史東，幾乎在一七○一年一整年都忙著把一支戰艦中隊帶到牙買加，但他的船幾度被暴風雨襲擊，一直沒有離開愛爾蘭多遠。一七○二年二月，他再次出發，在橫渡大西洋的途中，遇上英格蘭與法國、西班牙開戰，他幾乎直到兩年後才回到家。[83]

皇室近親通婚所帶來的政治與基因複雜情況，使戰爭已經醞釀好一段時間了。二十多年來，坐在歐洲最強大王位上的人，是流著口水、面容扭曲的西班牙卡洛斯二世（King Charles II of Spain），這個人不僅智力與心理方面都有殘疾，還有陽痿的問題。西班牙官方做了最大努力去幫助自己的國王，但不論他們替卡洛斯二世舉行多少驅魔儀式，他仍幾乎無法走路或說話。他是一個裝在大人身體的孩子，在位的大多數時間裡，不是在自己的穢物中打滾，就是用火槍打動物，以及凝視著自己祖先腐爛的屍體：他命令朝臣挖出屍體給他看。他在一七○○年十一月去世時，西班牙哈布斯堡（Spanish Habsburg）一脈斷絕。外地親戚馬上開始爭奪究竟誰可以繼承他的領土：那片土地除了西班牙之外，還包括意大利、菲律賓，以及西半球的絕大部分。歐洲人民很不幸，這批外地親戚包括法國的路易十四（French King Louis XIV），以及神聖羅馬帝國的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各方很快兵戎相見，各種地緣政治與皇室宗譜的因素讓大多數歐洲統治者都被扯進這場戰爭。一七○二年春天，英格蘭參戰，站在荷蘭、奧地利與普魯士那一邊，一同對抗法國與西班牙，而這為大西洋史上最大的海盜潮設好了舞台。[84]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讓羅傑斯船長的生活更有風險，他的商船是法國劫掠者輕鬆可以拿下的肥羊。此外，他和其他商人可能也在一七○三年的恐怖暴風雨中失去了船隻。那是英格蘭史上最慘重的暴風雨，一共摧毀十三艘戰艦，以及超過七百艘商船。[85]不過，儘管遭遇各種損失，羅傑斯船長的生意在戰爭頭幾年一定仍有獲利，因為他位於皇后區的新家繼續興建，最後在一七○四年完工，與小伍茲完成學徒見習是同一年。[86]新房子高三層，還有給僕人住的閣樓，從後窗可以眺望埃文河。在這段時期的某個時間點，羅傑斯注意到住在隔壁的女孩：十八歲的莎拉·惠史東（Sarah Whetstone），也就是司令的長女與繼承人。

一七○五年一月，羅傑斯與惠史東兩家人到倫敦見證三場重要的儀式。十八日那天，威廉·惠史東被女王丈夫喬治王子（Prince George），也就是海軍最高司令官（lord high admiral），任命為海軍少將（rear admiral of the blue）。新上台的少將六天後主持了下一個儀式：莎拉與伍茲·羅傑斯的婚禮，地點是倫敦市中心的聖抹大拉馬利亞教堂（St.Mary Magdalene）。[87]不久後，惠史東少將被重新指派為西印度群島總司令（commander in chief），準備再次航向牙買加。新婚夫婦可能在倫敦度過了兩個月，等著為惠史東少將送行，以及見證第三場儀式：安妮女王為惠史東舉行的封爵大典。

二月底，威廉爵士（即惠史東少將）航向牙買加，當地的居民隨時可能遭受敵人攻擊。羅傑斯與惠史東兩家人回到布里斯托爾，他們的商業帝國正在那裡等著他們。羅傑斯船長意氣風發：兒子娶了爵士兼少將的女兒，而且那個人還是他的好朋友。他不知道的是，這輩子將再也見不到威廉爵士了。

一年之後，羅傑斯船長去世。他於一七○五到一七○六年的冬天死在海上，葬身於他度過一生中大多數時間的海洋。[88]他的財富、他的公司、他的家要移交給遺孀和二十五歲的兒子，當時這個兒子已因與貴族聯姻而成為自由人。[89]

年輕的布里斯托爾紳士商人小伍茲·羅傑斯又高又壯，長著一頭深棕色頭髮，還有引人注目的鼻子，以及看起來堅毅的下巴。[90]戰爭結束前，聰明又野心勃勃的伍茲·羅傑斯會成為從倫敦到愛丁堡、從波士頓到巴巴多斯都家喻戶曉的名字，不過在法國與西班牙，人們只因兩個字認識他：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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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上大戰（一七○二～一七一二年）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一七○二～一七一二年）的爆發，讓貝勒米原本就動盪不安的生活，變得充滿更多的不確定性。開戰時他十三歲，正在商船或皇家海軍的戰艦上當打雜男孩。戰爭結束時，他成長為技術純熟的水手，能引導船隻行駛一千英里，還能操作鐵鉤、火槍與大炮。

戰爭開始的頭幾年，英格蘭與法國海軍有兩次大型的艦隊交戰，只有皇家海軍最大型的船隻戰列艦（ship of the line）參戰，那些船都是有三層重加農炮的大型笨重木頭碉堡。[1]這些一級、二級與三級船（first-，second-，third-rates）速度過於緩慢笨重，無法用在像是護送商船、攻擊敵方運輸線，或是巡邏加勒比海不明暗礁與淺灘等較具機動性的任務上。這類船隻的建造目的很明確：在大型交戰中加入戰線。

如果青少年時期的貝勒米曾不幸地被強征隊捉住，很可能會登上戰列艦，因為大多數人力都被徵調到這類船艦上。海軍的七艘一級艦有八百名船員，他們擠在兩百英尺長的船身裡，裡頭放著一百門重炮，以及幾個月的補給與食物儲備，包括活生生的牛、綿羊、豬、山羊與家禽。[2]貝勒米會在如雷的戰鼓聲中，從吊床上被喚醒。大型戰艦駛向戰線，距離後方船艦兩百碼、前方船艦兩百碼時，鼓聲會呼喚所有人就位。敵人的船也會排出類似陣仗，經過數小時或甚至數天的調動後，兩排陣線將交錯激戰。有時會以幾英尺的距離交錯，把三十二磅重的炮彈射向對方船身。這些炮彈可直接炸裂人們的身體，讓內臟四濺，斷頭飛出，擁擠的槍炮甲板上滿是人肉與木頭碎片。暴露在甲板上的大炮，通常裝著霰彈（grapeshot）或是兩個串在一起的炮彈，兩者都能把一群人變成血肉模糊的一片。索具上的神槍手會瞄準敵人軍官，或是如果兩艘船並排，他們會把原始的手榴彈拋進對方甲板。不管是上面還是下面，船上的每一寸地板，很快就會佈滿鮮血與斷肢，船艦因風傾斜時，那些東西就會從船上排水管道緩緩流出。一名曾參與類似戰役的老兵回憶說：「我想像自己身處地獄之中，每個人看起來都像惡魔。」[3]

早期的幾場交戰奪走了數千人性命，但那只是開頭而已。一七○二年八月，七艘英格蘭的戰列艦與四艘法國的戰列艦，在哥倫比亞（Colombia）一場持續六天的戰役中交鋒，兩方都沒有損失任何一艘船。兩年之後，五十三艘英格蘭與荷蘭的戰列艦，與五十艘左右的法國船艦，在西班牙馬拉加（Malaga）對峙，那是這場戰爭中最大型的海軍交戰。持續一整天的艦隊級屠殺，最後以平局收場。

英格蘭皇家海軍靠著機緣，在戰爭早期就重挫敵手法國與西班牙。一七○二年十月，一支英格蘭艦隊在西班牙北部海岸一處類似峽灣的地方，困住十二艘法國船以及大部分的西班牙海軍，後摧毀或虜獲了所有的敵船。五年之後，一支英格蘭與荷蘭聯軍攻下法國港口土倫（Toulon）及奪佔大量軍艦，致使法國後續無力動員艦隊。此後，英格蘭許多戰列艦的船員戰死的可能性大幅降低，不過，疾病、意外與虐待依舊帶走了將近一半軍人的性命。[4]

如果貝勒米在商船上服務，而不是海軍，這些早期的英格蘭勝仗會讓他的生活更危機四伏。法國人與西班牙人經歷幾場敗仗後，決定不將這場海上戰爭的矛頭對準英格蘭海軍，而是對準英格蘭商船，以求切斷這個海島王國的財富與補給來源。法國海軍因此集合數支由輕巧戰艦組成的中隊。不過，法王路易十四決定把這件事外包給私掠者會比較便宜，他提供慷慨補助，鼓勵臣民建造自己的私掠船。馬拉加之役後，法國派出大量人員眾多的私掠船，[5]這些船通常配備十門到四十門炮。光是法國海峽港口敦刻爾克（Dunkirk），就駛出超過一百艘私掠船。再加上從加來（Calais）到馬提尼克等法國港口駛出的數十艘船，法國私掠船每年拿下超過五百艘英格蘭與荷蘭船隻。古巴及其他西屬西印度群島（Spanish West Indies）勢力範圍的西班牙私掠船，也每年拿下數十艘受害船隻。害怕被虜獲的英格蘭商船，無法離開多佛及其他英格蘭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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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與西班牙很快就自食惡果，蒂奇與羅傑斯會讓兩國吞下苦藥。

英格蘭殖民地牙買加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之前或之中的某個時間點，蒂奇前往美洲以尋求更好的出路。他搭上某艘不知名的船，前往寬闊的牙買加羅亞爾港。

當時，牙買加成為英格蘭殖民地已有半個世紀，但還是會讓人發現，那是個非常不英格蘭的地方。那個地方太陽毒辣，籠罩海面上的不是寒冷的迷霧，而是悶熱至極的空氣，讓穿羊毛的英格蘭居民窒息。蒂奇找不到任何類似埃文峽谷的溫和起伏的丘陵，火山山脊穿透叢林地表，噴出漫天蒸汽與硫黃。從歐洲來的路上，海洋失去顏色，清澈到可以看見砂質珊瑚底，以及多彩多姿的水底生物，能見度甚至超過水下一百英尺。那裡有會飛的魚、會說話的鳥，以及為數眾多的巨大龜類不斷大批地從海裡爬出來，產下一堆堆大如成年雉雞的卵。秋天時，暴風雨襲擊小島，城鎮可能因此遭剷平，沙灘上佈滿碎裂的船隻。有時候，小島會被地震震醒，那裡的城鎮、大農場、人類就像大量臭蟲一樣被抖落。除此之外，牙買加及其他島嶼還以像是瘧疾、黃熱病、痢疾、瘟疫等各種看不見的傳染病，來歡迎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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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奇的船為了進入這座殖民地的主要港口，繞行長長的多沙岬角，以保護這個錨地的南方入口。這個岬角的頂點是羅亞爾港，曾是英格蘭在美洲最大型、最富裕的殖民地，商人借由興盛的蔗糖與奴隸貿易，創造出「極致光輝」（height of splendor）。[6]但蒂奇抵達時，羅亞爾港有許多地區是浸在水裡的，這是一六九二年一場驚天動地的大地震造成的，城鎮部分區域遭到吞噬，其餘地區則幾乎夷平，七千名居民至少死了兩千。[7]一七○三年，一場大火把剩下的東西燒到幾乎什麼都不剩，只剩下石頭碉堡保護著港口入口，以及一棟被困住的房子；由於沙質岬角在地震中塌陷了一部分，那片土地現在變成一座小島。[8]曾以繁華與墮落聞名於世的羅亞爾港，到了蒂奇的年代，已經不比貧民窟好到哪裡去了，在造訪者眼中，「低矮、窄小、不整齊」的房屋街道比倫敦最貧窮的地區還糟糕。牙買加當局還雪上加霜，強制當地奴隸把尿桶拿到羅亞爾港位於迎風區的穢物集中堆放處，造成恐怖惡臭，下午海風開始吹拂的時候，居民都苦不堪言。

帶著臭氣的風環繞著羅亞爾港，進港船隻穿梭在牙買加的這座繁忙港口，與岸旁的單桅貿易船、遠洋奴隸船，以及海軍護衛艦錯身而過。一七○三年大火的倖存者在北海岸藍山（Blue Mountains）腳下形成新聚落金斯敦（Kingston），大部分船隻都在那一帶下錨。往東走，一條蜿蜒泥濘的道路經過奴隸的簡陋小屋與蔗糖田地，朝著五里外的聖雅各德拉維加（St.Jago de la Vega）或西班牙鎮（Spanish Town）聚落方向而去。最近，安妮女王剛指定那個地方成為殖民地新首都。

牙買加的名聲不太理想。倫敦作家沃德曾在一六九七年造訪該地，沒說什麼好話。他宣稱：「這裡是遊民的垃圾堆、破產者的庇護所，以及我們在監獄用的廁所。」牙買加「病態如醫院、危險如瘟疫、炎熱如地獄、邪惡如惡魔」。這個地方是「世界的糞堆」，這個「不知羞恥的廢物堆……是（上帝）建立這個世界的美好秩序時，忘了的地方」。他義憤填膺地評論這個地方的人們：「除了錢，心裡什麼都沒有，所以會不擇手段去賺錢，因為致富是他們眼中唯一的幸福。」[9]

位於金斯敦與羅亞爾港碼頭後方的那個島，被劃分為大型養牛場與蔗糖大農田，這些資產的主人大多不住在這裡，靠著在這裡獲得的利潤，他們在英格蘭家鄉過著相對安全舒適的生活。數十年來，英格蘭政府把這座島的大農場，當成傾倒不受歡迎人物的垃圾場，包括清教徒及其他宗教異議人士、蘇格蘭與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擁護者、反叛王權失敗的起義人士、沒有土地的農民、乞丐，以及大量的平民罪犯，統統成為蔗糖與棉花農場主的奴僕。[10]大量契約傭工死去，他們在農場主的田地上工作，承受永遠罩頂的毒辣陽光，最後染上熱帶疾病而死。其餘沒死的人就逃跑，加入一六六○年代與一六七○年代以羅亞爾港為基地，攻擊西班牙船運的私掠船。

蒂奇在一七○○年代早期抵達時，大農場主已完全放棄契約傭工，改用被帶到島上的大量非洲奴隸。這個時候的牙買加，已不只是允許奴隸制的社會，而是完整的奴隸社會。[11]每年數十艘船從西非抵達這裡，吐出數千名奴隸。儘管非洲人的死亡率大幅超過出生率，島上的奴隸人口也已經是一六八九年時的兩倍，高達五萬五千人，到了一七○○年代初期，已經以八比一的比例，大幅超過英格蘭人口。[12]金斯敦與羅亞爾港之外的地方，牙買加住著小群的白人農場主、管理者，以及僕人。他們隨時活在恐懼中，害怕在農場、牧場、糖廠工作的非洲人會在海上暴動。為了維持秩序，英格蘭通過了嚴厲的奴隸法案，讓奴隸主幾乎可以用任何方式懲戒被抓住的黑人，但無故殺害要罰二十五英鎊。奴隸可能受到的懲罰包括閹割、砍去四肢，或是活活燒死，而且不需要經過法院審理。[13]此外，只需要任何三名地主與兩名法庭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就能通過幾乎所有他們喜歡的判決。[14]一位居民如被發現藏匿可能犯過罪的逃跑奴隸，將面臨一百英鎊的罰款，大多數人四年都賺不到那麼多錢。即使如此，每年還是有數十名黑人逃跑。他們在山裡建立起簡陋聚落，在那裡種植作物、扶養家人、信仰自己的宗教，以及訓練神出鬼沒、劫掠大農場的叢林戰士。他們釋放奴隸，殺掉英格蘭人。這些逃亡者的首都是南尼鎮（Nanny Town），據說他們的領袖是一名強大的年長女巫南尼奶奶（Granny Nanny），這名女巫用魔法咒語保護自己的戰士。[15]

戰爭在一七○二年爆發時，牙買加的農場主不僅要擔心奴隸造反，還要擔心敵人入侵。牙買加是一座身處西班牙人控制的海域的島嶼，位置在西屬古巴（Spanish Cuba）附近，離其他所有的英格蘭屬地都有好幾百英里遠。一七○三年，法國和西班牙勢力佔領並摧毀了離牙買加最近的英格蘭鄰居拿騷，推翻當地政府，迫使居民遷到林子裡。牙買加沒有理由不擔心自己將是下一個。

從西班牙的角度來看，英格蘭從一開始就不該在新世界殖民。一四九二年，克裡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是替西班牙「發現」美洲的，儘管他從未踏上北美或南美大陸。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第二年，教宗亞歷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代替上帝行使旨意，把整個西半球給了西班牙，雖然這片土地的幾乎所有地方都未經探索。從紐芬蘭一直到南美尖端，教宗全給了西班牙，唯一的例外是把東邊，也就是今天的巴西，給了葡萄牙國王。不幸的是，亞歷山大教宗賜給西班牙國王的領土遠遠超過後者能掌控的範圍，這一共一千六百萬平方英里的土地是西班牙本土的八十倍大，而且這兩塊大陸早已居住著數百萬人民，有些已經組成強大的帝國了。西班牙在十六、十七世紀征服與殖民中南美洲時，已經耗盡國內資源，西班牙國王不得不把美洲東北部寒冷、沒有金子的森林，讓給新英格蘭、新荷蘭（New Holland）和新法蘭西（New France）的殖民者，但弗吉尼亞以南的一切，西班牙人認為，那是他們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西屬佛羅里達（Spanish Florida）、巴哈馬，以及廣大的西印度群島。

到了一六○○年代初期，顯然就連這片地都太大，西班牙無力殖民與防禦，其他歐洲強權開始蠶食鯨吞加勒比海區域。西班牙總人口才七百萬，[16]只能殖民加勒比海最精華的區域，也就是南美大陸這塊所謂的西班牙大陸（Spanish Main）沿岸，以及古巴、波多黎各、牙買加與伊斯帕尼奧拉島。他們盡了最大努力巡邏零碎區域，即從佛羅里達外的巴哈馬淺灘區（Bahama Banks）一直延伸到南美海岸的特立尼達島（Trinidad）之間的那數千座小型的、較少有價值的島嶼。不過，他們的敵人依舊設法佔據了幾座島，並蓋起碉堡，以保護自己的新興殖民地。法國拿下小小的馬提尼克、聖盧西亞（St.Lucia）與瓜德羅普（Guadeloupe）；荷蘭拿下就在西班牙大陸旁的古拉索（Curacao）與波奈（Bonaire）；英格蘭則把心力放在西印度群島遠東端的小島，在一六二四年殖民了聖克裡斯托弗、一六二七年殖民巴巴多斯、一六二八年殖民尼維斯（Navis）、一六三○年代初殖民安提瓜（Antigua）與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並在一六四○年代殖民巴哈馬部分小島。一六五五年，一支英格蘭遠征隊攻佔牙買加，這塊陸地比所有其他小島加起來都大，約四千四百平方英里，比康涅狄格或北愛爾蘭略小一些。英屬牙買加（English Jamaica）跨越歐洲及西班牙大陸之間的主要貿易通道「向風海峽」（Windward Passage），因而對西班牙的貿易造成威脅，西班牙人自始至終一直想奪回那塊地方。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期間，牙買加的農場主沒有理由不擔心西班牙人與法國人入侵。英格蘭皇家海軍大部分的戰艦都被綁住，不是保護英吉利海峽，就是護送商船，挪不出資源來保護四散的加勒比海殖民地。戰爭期間的大多數時間，聖克裡斯托弗、尼維斯、安提瓜、蒙特塞拉特等背風群島殖民地唯一的屏障，就是一艘五級護衛艦，長期以來，完全沒有海軍保護。[17]巴巴多斯地處危險的法國殖民地馬提尼克與瓜德羅普附近，最多只有一艘四級和五級艦保護。巴哈馬殖民地完全沒有保護，不斷被法國與西班牙侵略者焚燬。即使是皇家海軍的區域總部牙買加，也通常只有六艘戰艦待命，而且那些戰艦很少大過四級艦。

此外，駐紮在各殖民地的護衛艦也無法有效相互支持，光是從一地抵達另一地，就可能是辦不到的事。當時的橫帆（square-rigged）戰艦，最多只能駛進緯度六十八度[18]附近的風裡，再加上海風與海浪會阻止船隻航向目的地，它可能前進不了多少距離，或是完全動彈不得。由於信風從東邊吹來，船隻就能因為風在背後吹，輕鬆地從巴巴多斯或背風群島等地來到牙買加。反過來說，從牙買加要到巴巴多斯則極度困難，這就是為什麼往歐洲的船會轉而選擇乘著墨西哥灣流到大西洋沿岸地帶，最後靠著強勁的西風穿越北大西洋（North Atlantic）回去。巴巴多斯如果遭到攻擊，牙買加不太可能有任何人能伸出援手。小型、較為靈活的單桅帆船與斯庫納縱帆船較能駛進風裡，並在小島之間來往傳遞信息，但即使如此，也得耗費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所以基本上每個殖民地的海軍分隊只能靠自己。[19]

除此之外，戰艦的狀態幾乎連航行都沒辦法，更別說與敵人交戰了。熱帶氣候讓船帆與索具腐朽，還會腐蝕船上裝置與船錨，而這些東西在西印度群島都很難更換。[20]如果主桅在暴風雨或戰役中損毀，整艘船得一路回到新英格蘭才能換上新桅，因為島上沒有合適的木材。更糟的是，海洋本身是船蛆（shipworm）[21]的溫床，那是一種狼吞虎嚥的食木寄生蟲，可能會鑽破戰艦的橡木船殼，造成船隻漏水。對付這種寄生蟲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每三個月傾斜船身清理一遍：先清空整艘船，然後在淺水裡把船歪到一邊，然後再歪到另一邊，刮出與清理所有的寄生蟲，以及附在船底生長的生物。小型船隻可以在地勢緩緩傾斜的海灘上做這件事，但像海軍護衛艦這類大型船隻，就需要更大的底座放置船隻，例如特別建造的碼頭或是一艘舊船的船身，而一般來說，小島上沒有這些東西。因此，牙買加小艦隊在一七○四年試圖從羅亞爾港出航擊退謠傳中的法國攻擊時，二十門炮的六級艦「海馬」號（HMS Seahorse）就發生漏水問題，而且嚴重到必須立即返回港口，五級艦「實驗」號（Experiment）的狀態也不足以出航，另外兩艘牙買加支持艦（support ship）經判斷，結構太不結實了，無法上戰場。[22]一七一一年時，背風群島總督上報當地唯一一艘駐紮艦「狀態惡劣，船帆與索具大多毀損，簡單來說，由於缺乏庫存，每樣東西都失修，要是派這艘船前往背風群島」保護出海的商船隊，「船不可能再次掉頭迎風，將不得不駛向牙買加或新英格蘭」。[23]

船員的狀態往往比船身還糟。原本就飽受差勁飲食、無情紀律、風吹雨打與疾病之苦的人，無力適應加勒比海新環境的悶熱潮濕。他們身上穿的羊毛衣、賴以生存的醃製肉類、啃不動的餅乾，以及大量的啤酒與朗姆酒，更不可能幫助他們。水手一旦暴露在瘧疾、黃熱病、天花、麻風病等熱帶疾病之下，就會像蒼蠅一樣倒下。[24]一七○六年，當時的牙買加司令威廉·克爾（Commodore William Kerr）因為疾病失去眾多人員，無力離開羅亞爾港的港口，執行計劃好的年度西班牙寶船攻擊。[25]接下來的幾個月，英格蘭艦隊糧食短缺，無法從牙買加人那裡取得足夠的補給。牙買加人和其他英格蘭殖民者一樣，拒絕種植或食用熱帶農產品，靠著從英格蘭或北美進口的麵粉與醃肉過活。[26]等到克爾司令的官方補給在一七○七年七月抵達時，他大部分的手下都死了，他不得不從剛抵達的船上徵調大量人力，只為了返航。

這些英格蘭戰艦即使能行駛，也無法與遊蕩在從馬提尼克到瓜德羅普的加勒比海海面上的大量靈活的法國私掠船競賽。私掠者使用的敏捷的單桅帆船與雙桅帆船，比橫帆船更能駛進風裡。一七一一年駐紮在巴巴多斯的查爾斯·康斯特布爾艦長（Captain Charles Constable）警告當地總督，說法國私掠船航行狀態「極佳」，通常沒有任何帆式軍艦能抓住它們。「一看到任何帆式軍艦……它們只會加速駛進逆風裡，繼續尋找我們的商船，然後通常確實會攔截下來。」[27]他建議總督，必須幫自己弄一艘能挑戰私掠船的「絕佳單桅帆船」。

英格蘭人必須以暴制暴，牙買加商人也躍躍欲試。

各方私掠船相爭

私掠船在羅亞爾港的歷史悠久。[28]在一六六○年代至一六七○年代，亨利·摩根及其他加勒比海盜奉牙買加總督之命，襲擊西班牙航運。這些私掠者虜獲數百艘西班牙船隻，把它們帶到羅亞爾港，由附屬海軍法院（Vice-Admiralty Court）宣判為合法戰利品。加勒比海盜把百分之十的戰利品交給海事法庭，[29]這對他們累積的驚人財富來說，只是九牛一毛。加勒比海盜據說一個人一次狂歡，就會揮霍掉兩三千枚八里爾銀幣（五百至七百五十英鎊）。加勒比海盜逐漸消失的數十年間，牙買加商人深切意識到私掠船多麼有利可圖。他們一得知自己的國家參戰後，就立刻提供配備給私掠船。一七○二年夏天，九艘這樣的船載著五百多人，從牙買加航向西班牙大陸。他們燒燬與掠奪了好幾個西班牙在巴拿馬與特立尼達島的殖民地，並在接下來的春天回到牙買加，船上滿載著奴隸、銀子、金粉及其他貴重貨物。[30]一七○四年，一艘牙買加私掠船擊敗一艘二十四門炮的法國船艦，並與皇家海軍的護衛艦連手，開始清掃敵方私掠船的航線。[31]

戰事擴張時，牙買加私掠船增加到三十艘，每艘船上載著七十到一百五十人不等，等同於島上白人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三。[32]一位居民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回憶道：「這座島上的人大力鼓勵私掠船，雖然他們有時會遭逢重大損失……但每天帶回島上的豐富戰利品，就已提供足夠的報酬了。」[33]

蒂奇在這類私掠船上待過，它們在古巴與伊斯帕尼奧拉島[34]附近水域繞行，攻擊防衛不足的西班牙商船。有時它們在背風群島、佛羅里達海峽（Straits of Florida）、韋拉克魯斯（Vera Cruz）及西班牙大陸其他地帶的岸邊航行。蒂奇在私掠船上時，從未成為船長，雖然他大概曾升到需要熟練技術的職位，例如副手〔mate，船長的主副手（chief lieutenant）〕、船需長（quartermaster，負責船上運作）、水手長〔boatswain，指揮登陸隊（landing party）〕，或是炮手（gunner）。可以確定的是，他學會了在加勒比海穿梭的技術，知道如何航過島嶼間危險、無標識的航道，以及可以在什麼地方找到隱秘錨地，在哪裡尋找食物、飲水，以及可以清理單桅帆船船身的好海灘。另外，他還學會最重要的一件事：到哪裡尋找與虜獲豐厚的戰利品。

覬覦西班牙寶船隊

同時，在大西洋的另一頭，伍茲·羅傑斯也把目光放在私掠上。布里斯托爾商人因為法國私掠者而損失大量船隻，很多人都想報復，也想找機會彌補部分損失。數十人申請裝配私掠船的委任，或是至少讓自己留下武裝商船出航時恰巧取得的部分戰利品。這類申請在倫敦廣受歡迎。安妮女王十分關切海運損失議題，甚至在一七○八年頒布法令，取消海軍部可分享戰利品的權利；自此之後，私掠船船主與船員可瓜分所有掠奪而來的物品。戰爭期間，私掠任務或稱「私掠許可證」（letter of marque），授給了一百二十七艘布里斯托爾船隻，[35]其中至少四艘由羅傑斯部分持有。

羅傑斯一輩子都是活躍的奴隸商人，他早期的私掠冒險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個委任是，他與三位布里斯托爾商人共同持有的一百三十噸重的「惠史東戰艦」號（Whetstone Galley）。[36]這艘羅傑斯以岳父名字命名的船有十六門炮，但本身並非私人戰艦，而是一艘武裝奴隸船。布里斯托爾的海關記錄顯示，「惠史東戰艦」號在一七○八年二月三日，帶著價值一千英鎊的貨物離開布里斯托爾，預備前往非洲奴隸海岸（Slave Coast of Africa）。船長托馬斯·羅賓斯（Thomas Robbins）應該在抵達幾內亞（Guinea）時，用貨物買下兩百七十名奴隸，然後載到牙買加賣掉。但羅賓斯並未到達非洲，在駛出英格蘭之後，「惠史東戰艦」號就遭法國私掠船虜獲了。

一七○七年三月，羅傑斯取得「尤金戰利品」號（Eugene Prize）[37]的私掠許可證，他與其他商人共同擁有這艘私掠船。整艘船重達一百噸，有八門炮與二十名武裝船員，而且顯然是行駛在家鄉附近的。此外，羅傑斯只為「尤金戰利品」號的每一門炮，提供一枚炮彈。而他接下來投資的私掠船，才會跑到更遠的地方。

戰爭開始的前幾年，羅傑斯在布里斯托爾度過。一七○七年年尾，一名訪客來見他，原來是他父親的老朋友航海家丹皮爾。丹皮爾在四年半前戰爭開始時離開布里斯托爾，跑到太平洋上從事一場非常大膽且不尋常的私掠任務。[38]這次他又來到這裡，是希望能說服他的商人朋友，贊助另一項類似的任務。這位五十一歲的船長得知老羅傑斯去世的噩耗，相當沮喪，沒想到老友的兒子，會成為他更有力的支持者。

對當時大多數的英格蘭商人來說，太平洋依舊是未知的領域。西班牙壟斷了這片浩瀚海洋的所有歐洲貿易，殖民菲律賓、關島（Guam），以及美洲全部的太平洋海岸，範圍從南智利冰凍的峽灣，一直到下加利福尼亞半島（Baja peninsula）洛雷托（Nuestro Senora de Loreto）那貧瘠的傳教印第安村莊（pueblo）。西班牙人認為，自己佔據的太平洋很安全，不會有人攻擊，特別是東邊。船隻若要靠近東邊，只能壯著膽通過南美洲南端德雷克海峽（Drake Passage），那裡海況恐怖，是全世界驚濤駭浪的故鄉。英格蘭人同意這個看法，稱太平洋為「西班牙湖」（the Spanish Lake）。

丹皮爾知道這並不完全正確。他曾三度環遊世界，兩次經過德雷克海峽，劫掠巴拿馬與秘魯城鎮。此外，他曾以「雄鹿」號船長身份，探索澳洲與新幾內亞（New Guinea）。丹皮爾知道，巨大的財富正等著找到門路闖進「西班牙湖」的人。

墨西哥與秘魯的金銀礦，助長了西班牙帝國的聲勢。[39]大批淪為奴隸的印第安人勞動到死。但光是秘魯波托西（Potosi）的「銀山」，每年就產出價值兩百萬比索（五十萬英鎊）的貴金屬，墨西哥與秘魯其他的金銀礦又多貢獻八百七十萬比索（兩百一十七萬五千英鎊），而新世界沒有太多東西可買，這一切的財富必須運回西班牙，因此需要大型寶船艦隊。

到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期間，西班牙一共有三支寶船艦隊。前兩支船隊大約每隔一年，就從西班牙加的斯（Cadiz）橫越大西洋，船上載滿士兵、武器、酒、採礦設備，以及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需要的製成品。其中大陸寶船隊（Tierra Firma）會航向卡塔赫納（Cartagena，今日哥倫比亞），用貨物交換價值數百萬比索的波托西銀子。新西班牙船隊（New Spain fleet）前往墨西哥的韋拉克魯斯（Veracruz），裝載墨西哥出產的金銀，以及第三支船隊的貨物。第三支船隊會帶著金銀，從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阿卡普爾科（Acapulco）橫越太平洋，抵達九千英里之外的菲律賓馬尼拉。在那裡，這些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的船長——通常只有一兩人——會從亞洲商人手中買下大量絲綢、瓷器，以及其他高端商品。接著，這些大帆船會載著奢侈品掉頭，穿越太平洋，回到阿卡普爾科。這些貨物會裝在放置武裝的騾子隊上，穿越墨西哥，運到韋拉克魯斯，然後搬上新西班牙船隊的大帆船。新西班牙船隊接著會在哈瓦那（Havana）與大陸寶船隊會合，再一起通過佛羅里達海峽，回到加的斯。[40]

太平洋寶船隊滿載著墨西哥、秘魯與東方的寶藏，一直是英格蘭加勒比海盜、私掠船，以及皇家海軍戰艦垂涎三尺的目標。馬尼拉大帆船則是另一個故事了。它們是浮在海上的堡壘，堅不可摧，重五百至兩千噸，載著數百人及數排重炮。史上只有一個英格蘭人曾虜獲這樣的船：一五八七年的加勒比海盜托馬斯·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而且那次是較小型的七百噸帆船。丹皮爾本人曾在最後一次出航時，攻擊過一艘馬尼拉大帆船，但套用他手下船員的話：「它們對我們來說太困難了。」[41]丹皮爾船上的五磅重炮彈，幾乎沒有在寶船的熱帶硬木船殼上留下任何凹痕。在此同時，西班牙人的二十四磅炮彈則猛撞在丹皮爾那被蟲蛀得千瘡百孔的船殼。儘管如此，套用另一位當時的人的說法，丹皮爾「從未中止這個打算」，[42]還急著讓小羅傑斯支持他的計劃。

大膽的遠征計劃

羅傑斯做夢都想不到丹皮爾有多急著離開英格蘭。丹皮爾儘管聲名遠播，事業其實岌岌可危。他率領的「雄鹿」號是一場災難：那艘重兩百九十噸的護衛艦，在回到英格蘭的途中沉入海裡，丹皮爾和受困船員終於獲救時，丹皮爾面臨三場軍法審判。法庭判決「丹皮爾不適合擔任女王陛下任何船隻的指揮官」，[43]罰他交出這趟三年旅程的所有薪資。丹皮爾在太平洋的私掠遠征途中與副手吵架，失去了船員的敬重，戰鬥時還躲到自己用床與毯子在後甲板堆成的障礙物後頭。此外，他沒有好好清理船身，造成兩百噸重的「聖喬治」號（St.George）和九十噸重的槳帆船「五港」號（Cinque Ports）被蛀蟲吞噬，其中一艘船的船員甚至寧願冒險待在太平洋的無人荒島上，也不願繼續待在一艘正在分解的船上，最後蛀蟲贏了，兩艘船都沉了，而且在那之前還發生過一連串叛變，造成大多數船員拋棄自己的船長。丹皮爾最後不知道用了什麼方法回到家鄉，去面對各種指控他指揮不當的官司。[44]

羅傑斯對這一切幾乎毫不知情，全身心投入丹皮爾的計劃：一場到太平洋虜獲馬尼拉大帆船的私掠遠征。最大的挑戰是募資。丹皮爾根據經驗得知，攻下一艘馬尼拉大帆船，至少需要兩艘武裝齊全的護衛艦，還要有足夠的人手組成大型登船隊（boarding party）。派這樣的船到太平洋將代價高昂，遠超過羅傑斯可提供的資金。他們需要大量儲糧與補給品，才能讓那艘艦船航行到離家那麼遠的地方，還必須有可靠又有經驗的指揮團隊，以在一趟長三四年的旅程中維持紀律。羅傑斯很幸運，他人脈廣闊的岳父惠史東爵士剛回到布里斯托爾，而且願意在城內的商人領袖面前，提出這個大膽的計劃。

眾人完全支持這個計劃。市長、前市長、未來的市長、治安官、鎮上執事（town clerk），以及布里斯托爾力量龐大的商人事業協會（Society of Merchant Venturers）會長全都熱情參與，可能與羅傑斯有親戚關係的友人弗朗西斯·羅傑斯也加入了。這些地方重要人士同意買下布里斯托爾造船廠已經在造的兩艘護衛艦，並提供裝備。[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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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號（Duke）是兩艘船中較大的一艘，重三百五十噸，配備三十六門炮。「公爵夫人」號（Dutchess）較小，重兩百六十噸，配備二十六門大炮。[46]羅傑斯除了出錢投資，還獲任命為這趟遠征的總指揮，以及「公爵」號船長。另一名投資人是貴族出身的商人史蒂芬·科特尼（Stephen Courtney），由他負責指揮「公爵夫人」號。丹皮爾獲聘為這趟遠征不可或缺的太平洋領航員。其他的船上幹部，包括羅傑斯的弟弟約翰，以及「公爵夫人」號副船長愛德華·庫克（executive officer Edward Cooke）。[47]庫克是布里斯托爾商船船長，前一年曾兩度遭法國船隻襲擊。最大的投資人托馬斯·多佛醫生（Dr.Thomas Dover）也隨船擔任遠征主持人（president），這個職位讓他對戰略性的決定有很大發言權，如要航向何方和攻擊誰。多佛是在牛津受教育的醫師，綽號是「水銀醫生」（Dr.Quicksilver）[48]，因為他喜歡用汞治療各式各樣的疾病。眾船主讓他擔任醫療長（chief medical officer）及水手長（captain of the marines），擁有最終的岸上軍事行動決定權。這樣的安排令人費解，因為他缺乏軍事經驗，而且後來的事件還會證明他也缺乏領導才能。

羅傑斯不佔中立船

羅傑斯的遠征活動不只使他成為當代名人，還讓他留下十八世紀早期私掠船生活唯一的詳細記載，可供歷史學家研究。羅傑斯和庫克兩人都為這趟為期三年的旅程，留下詳盡、逐日的日記，而且在返航後不久就出書，各自爭取讀者。再加上其他的信件、文件，兩人不僅提供了羅傑斯邁向成熟期時面臨指揮挑戰的完整面貌，也讓人瞭解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期間，蒂奇、范恩以及其他私掠者要面對的情勢。

遠征隊在一七○八年八月一日出發，船上飄揚著大不列顛的國旗。大不列顛這個詞出現在一七○七年，當時英格蘭與蘇格蘭聯合成一個國家。羅傑斯必須改造船隻樣式、儲備補給，以及招募船員，不得不在愛爾蘭待上一個月。他們以三百三十三人的編制離開愛爾蘭，其中三分之一是愛爾蘭人、丹麥人、荷蘭人及其他外國人。[49]船上很快就召開遠征會議，討論一個重要問題：他們的儲酒不足，而且缺少通過德雷克海峽那艱困旅程時所需的御寒衣物。[50]羅傑斯認為酒的問題比較嚴重，「好酒對水手來說比衣物好」，因此，會議決定在馬德拉（Madeira）停留，囤積島上的同名酒。

航程途中，在羅傑斯拒絕擄走中立的瑞典船隻後，「公爵」號的大批船員因而叛變。從船員的角度來看，這個決定剝奪了他們的戰利品。「公爵」號指揮官拿出火槍與彎刀，徹夜控制後甲板，並在早上時設法拿下了叛變船員的首領。許多船長會處決叛變者，但羅傑斯知道，製造恐懼並不是贏得船員忠誠的最佳方式。他把帶頭的人關起來，並對主要煽動者「好好鞭打了一頓」，然後請路經的船隻送他們回英格蘭。[51]剩下的人只處以輕微責罰，如罰款或減少口糧配給，然後就放過他們，讓他們回到崗位上。羅傑斯甚至不怕麻煩地和全體船員講話，解釋佔領中立船實屬不智，他告訴大家，這很可能惹來官司。這些處置瓦解了叛變者的決心，不過「公爵」號的氣氛依舊緊繃了數天。羅傑斯在日記裡寫道，要不是船上的一般指揮官人數增加了一倍，這場叛變可能成功。

遇見「魯濱孫」

一七○八年十二月，他們沿著南美的大西洋海岸而下，越往南，天氣越冷。羅傑斯讓六名裁縫為船員縫製御寒衣物，材料是毛毯、厚布（trade cloth），以及指揮官不要的衣服。他們通過人稱「咆哮四十度」（Roaring Forties）的高緯度地區時，風勢越來越強勁，大浪淹過體積較小的「公爵夫人」號甲板。有時，船隊會被跳出水面的鯨魚，或是大量生機勃勃的海豚圍繞。羅傑斯寫道，它們「通常躍到水面上極高的地方，白色肚皮朝上」。海上有大量海豹，有時還有企鵝，以及搏擊長空的信天翁。一七○九年一月五日，船隊進入南極海（Southern Ocean），海浪會一下子升高至三十英尺以上，船上的人甚至感覺到身上血液衝到腳底，接下來一瞬間整個人又被摔到低處，簡直像失重一樣。風速加大時，船長會讓人爬上索具，降下上方船帆，收起下方船帆，以防船帆被拉扯成碎片。在這段時間，「公爵夫人」號突然遭逢不幸。船員放低主桁（main yard，撐住主帆的十字木頭）時，有一端突然滑落，造成部分大帆掉進海裡。以「公爵夫人」號航行的速度，船帆就像一個巨大的船錨猛力拉扯左舷，讓寒冰似的灰色海水順勢灌進主甲板。科特尼船長下令鬆開其他船帆，「公爵夫人」號被拋進風裡，船帆像旗幟般抖動，船頭面對著高塔般的海浪。庫克描述：「看到『公爵夫人』號恐怖的進水量，我們以為下一秒就會沉船了。」船員穩住主帆，科特尼讓船轉向，船尾對著咆哮颶風，整艘船開始快速往南飄去，奔向當時尚無人發現的南極大陸。「公爵」號上的羅傑斯目睹這一切後，跟著「公爵夫人」號，一路深入丹皮爾警告過的佈滿冰山及浮冰的南方海域，心中越來越不安。

晚上九點時，春日太陽依舊高掛在地平線，「公爵夫人」號上筋疲力盡的船員走下大船艙，準備吃晚餐。他們的食物正要端上來，一個巨浪重擊船尾，打碎了窗戶，所有東西包括人和其他物品在內，統統向前飛過整艘船。庫克相信，要是當時船艙內牆被海浪沖毀，所有人都會淹死在浸水的船艙裡。一名指揮官的劍甚至刺穿庫克一名僕人的吊床，幸好那名僕人當時不在。最後，奇跡般地只有兩人受傷，但船的整個中段都是水，所有衣物、被褥、貨物全都浸在冰冷的海水裡。

不知道為什麼，「公爵夫人」號居然可以好好地浮在水上，撐過了這一晚。早上，風浪逐漸退去，羅傑斯與丹皮爾從「公爵」號划小船過來，發現船員「處於有秩序的困境中」，他們忙著把水排出貨艙，並把部分重炮轉移到較低處，以減輕船隻上方的重量。「公爵夫人」號的船桅與索具上，包裹著準備被冰冷海風吹乾的濕衣服、濕被褥，以及濕吊床。兩名船長都認為，船被推到南緯六十二度（幾乎進入南極），微微擦過已知人類足跡的最南端。這一天結束時，他們掉頭往西北方走，在另一陣德雷克海峽強風中，強行前往太平洋。[52]

他們萬分狼狽地離開南極駛向溫暖的南半球春天時，船員開始病倒了。有的船員因為穿著濕透或冰凍的衣服好幾天而染病，有的則遭到壞血病襲擊。壞血病是水手最害怕的疾病，病因是缺乏維生素C。據說在航海時代，壞血病帶走的水手性命，多過其他所有原因的總和。船員的身體一旦缺乏維生素C，就無法維持結締組織，導致牙齦發黑軟爛、牙齒脫落、鱗屑狀皮膚出現瘀青。到最後，虛弱的水手躺在吊床上奄奄一息時，早先骨折的骨頭無法痊癒，舊疤破開再度成為傷口。[53]大部分船員相信，這種病是因為穿著冰濕衣物造成的，但羅傑斯與多佛注意到，這與長期海上旅程缺乏新鮮蔬果有關。在皇家海軍還無法治療這種疾病時，羅傑斯已經在船上囤積富含維生素C的酸橙。現在，酸橙吃光了，他們必須盡快取得新鮮農產品。「公爵」號上的約翰·凡爾（John Veal）在一月七日成了第一個死去的人，他們把他葬在德雷克海峽。

丹皮爾從先前的航海歷練中，得知有一處避風港，就是位於海岸四百英里外的胡安費爾南德斯（Juan Fernandez）無人島[54]，他們可以在那裡取得充足的補給，又不會驚動當時在智利的西班牙人。在一月三十一日，他們見到胡安費爾南德斯的V形山峰時，三十多人還生著病，七個人已經死掉了。[55]岸邊的營火讓眾人嚇了一跳，那意味著西班牙船隻正在造訪這座遠方小島。

隔天早上，「公爵」號與「公爵夫人」號駛進港口入口，槍炮準備就緒，不過港口卻沒有人。羅傑斯讓船在岸邊一英里處下錨，急著取得補給的多佛醫生率領登陸隊乘著小船上岸。他們在靠近海灘時，被一個人嚇了一跳，那人穿著山羊皮，揮舞著一塊白布，興奮地用英語對著他們大吼大叫。這個隨後獲救的人是船難生還者亞歷山大·塞爾科克（Alexander Selkirk），他的故事後來成了笛福寫下《魯濱孫漂流記》（Robinson Crusoe）的靈感源泉。

船難生還者加入遠征

從一七○四年下半年開始，塞爾科克就困在胡安費爾南德斯島了，歷時四年又四個月，當時丹皮爾在他運氣不好的私掠任務中曾經路過這一帶。塞爾科克是蘇格蘭人，曾是與丹皮爾同行艦船「五港」號上的副手。[56]這艘船的船長與指揮官對司令的領導失去信心，自行離開。不幸的是，當時「五港」號的船身已長滿船蛆，船在胡安費爾南德斯島停留以便取得飲水與新鮮食物時，年輕的塞爾科克決定留下：他寧願冒險待在島上，也不要乘著一艘搖搖欲墜的船試圖橫越太平洋。依據塞爾科克對羅傑斯的詳盡敘述，大部分的時候他都處於深深的絕望之中，每天掃視地平線，期待著從未出現的友善船隻。漸漸地，他適應了自己的獨居世界。島上是數百隻山羊的家，在西班牙人放棄他們敷衍的殖民嘗試後，它們是那些被留下來的動物的後代。後來，塞爾科克學會追趕與赤手空拳地抓住那些羊，蓋了兩間小屋，牆壁是山羊皮，屋頂是草。一間是廚房，另一間是他起居的地方。他在屋內讀聖經，唱聖歌，以及對抗趁他睡覺時啃食他腳趾的成群老鼠。塞爾科克靠著餵食與親近島上的許多野貓，擊敗了那群齧齒類動物，他的小屋旁有上百隻貓閒晃著。塞爾科克為了預防意外與疾病造成的缺糧，設法馴服了幾隻山羊。他親手養大那些羊，有時還會在孤單的小屋裡和那些羊跳舞。衣服磨破時，他借助一把刀和一根舊釘子，用羊皮縫製新衣，並讓腳上長繭來代替鞋子。他很少生病，吃著健康的蕪菁、山羊肉、小龍蝦與野生包心菜。有一次，他差點沒能避開一支西班牙登陸隊。他躲在樹上，追捕者就在下面小便，但沒注意到他就在上頭。

雖然塞爾科克很興奮地和羅傑斯的船員打招呼，但發現從前的司令丹皮爾也在船上服務之後，便不願意加入他們。庫克寫道，塞爾科克非常不信任丹皮爾，甚至「寧願選擇繼續活在孤寂中，也不願意和（丹皮爾）一起走，直到得知這趟遠征不是由他指揮才同意隨行」。[57]多佛醫生和登陸隊向這位落難者保證，要是他在船上生活不滿意，他們就會載他回島上。塞爾科克幫忙捕捉小龍蝦報答眾人，把小龍蝦堆到船上，接著，眾人把他載到「公爵」號上。羅傑斯說自己第一次見到塞爾科克時，覺得這個人看起來比山羊皮原本的主人還野蠻。他在日記上寫道：「他第一次登上我們的船時，因為太久沒用，忘掉了許多母語，我們幾乎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他說話似乎只有片段。」「我們給了他一點酒，但他不願意碰，上船後只肯喝水。他花了點時間，才適應我們的飲食。」一開始時，塞爾科克非常健康，精神很好，但羅傑斯注意到，「這個人開始接受我們習慣的飲食和生活時，雖然還是清醒的，卻喪失了大部分的精力與靈活度」。[58]

遠征隊在島上停留十二天，在岸邊搭起了帳篷，生病的人在綠色蔬菜和塞爾科克特製山羊湯的照料下，恢復了健康；五十名病患中，只有兩人死去。羅傑斯住在海灘上一頂帳篷裡，監督索具、桶與船帆的修復。塞爾科克一天抓三四隻羊；數千隻海豹與海獅懶洋洋地躺在岸邊，船上指揮官則射殺了其中幾隻。羅傑斯寫道：「在岸邊修理索具的船員吃小海豹，不想吃船上的食物。他們說小海豹和英格蘭羔羊一樣美味，雖然以我個人來說，我還是比較喜歡吃英格蘭羔羊。」

塞爾科克最後決定，自己喜歡眾人的陪伴，因此願意擔任副手，加入遠征。二月十三日那天，他幫忙把最後的木材、水桶、剛醃好的魚放上船，並向島嶼之家道別。

攻下瘟疫城：瓜亞基爾

接下來的那個月令人沮喪。在秘魯海岸的烈陽下，私掠船徘徊了好幾個星期，但一艘船都沒看到。羅傑斯很擔心，船員越來越陰鬱；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又開始出現壞血病的症狀。「公爵夫人」號上有一個男孩，從後桅摔下時弄斷了腿，躺在吊床上嗚咽，讓氣氛更是雪上加霜。羅傑斯手下負責瞭望的船員，一直到三月十六日下午才看到一艘船，而且還是個蹩腳的戰利品：一艘載重五十磅的十六噸沿岸貿易三桅船（bark），船上有七名船員，以及八名黑奴與印加奴隸。羅傑斯的押解隊拿下了那艘船，羅傑斯給了它一個充滿希望的名字：「開始」號（Beginning）。[59]

在那之後，戰利品終於源源不斷。羅傑斯帶領的船隊，以秘魯海岸三十英里外覆蓋著鳥糞的羅伯斯荒島（Lobos Islands）為基地，虜獲四艘西班牙船隻，其中一艘重達五百噸，而且載著羅傑斯熟悉的貨物：奴隸。奴隸共有七十三人，大多是婦孺，他們的名字後來寫在這場遠征的賬目上。賬目根據性別與類別仔細整理過：有兩個「有用的男人」，就是水手雅各布（Jacob）與寬希（Quasshee）；還有兩個女嬰，特瑞莎（Teresia）與茉莉（Molly）。[60]在羅伯斯島的臭氣之中，羅傑斯現在掌管著一支小有規模的船隊和越來越多的囚犯與奴隸，而且他們未開一槍，就拿下這些東西了。

遠征隊現在要養兩百名俘虜，儲水迅速減少。羅傑斯知道，他們得去一趟大陸。私掠船召開指揮官會議，眾人同意既然要暴露行蹤，乾脆就出其不意，順便攻擊那些富裕的城鎮。他們選中了造船港瓜亞基爾（Guayaquil），位於今天的厄瓜多爾，丹皮爾曾在一六八四年時以加勒比海盜的身份劫掠過。

不過，他們在途中順道追逐一艘大型的法國船隻，在接下來的戰鬥中，羅傑斯的弟弟約翰頭部中彈身亡，讓羅傑斯感到「無法言喻的憂傷」，[61]唯一的安慰是法國製造的戰利船「恩典港」號（Havre de Grace）。這艘船載著「大量珍珠」、七十四名奴隸，以及幾名富有的西班牙乘客。這讓羅傑斯的船員士氣大振。[62]

瓜亞基爾的包圍戰，則是一場錯誤百出的喜劇。[63]進攻者趁夜划著小船到瓜亞河（Guaya River），大船則留在河口外。羅傑斯、多佛、科特尼各自帶著一個六十五人的小隊，多佛既是水手長，也是所有人的指揮官。眾人花了兩個晚上靠近城市，中間的白天則躲在大批蚊子出沒的紅樹林裡。抵達城市時，他們將一陣節日慶祝聲誤認成守軍的歡呼聲。羅傑斯建議立刻攻擊，但多佛認為應該在紅樹林裡多躲一天。接下來的傍晚，多佛堅持應該與西班牙人交涉，造成這一行人完全失去了出其不意的優勢。瓜亞基爾總督堂耶羅尼莫·波薩-索裡斯-帕闕哥（Don Jeronimo Bosa y Solis y Pacheco）對要不要付贖金這件事，猶豫了好幾天。在此期間，他的部屬已經把價值十萬英鎊左右的貴重物品疏散到別處去了。最後，羅傑斯再也受不了醫生和總督，他奪下了指揮權並對城內發動攻擊，只損失兩個人，就攻下了瓜亞基爾。

不過，瓜亞基爾大部分的貴重物品都已經被偷偷運走了，私掠者只找到笨重的貨物與酒桶。大部分人都醉了，他們尋找可以劫掠的物品，挖出教堂墓地的屍體，渾然不知瓜亞基爾才剛遭逢黑死病（bubonic plague）。水手劫掠屍體時，讓自己暴露在黑死病的威脅之中。與此同時，羅傑斯與指揮官們享受著總督耶羅尼莫的盛宴款待，最後總督以兩萬六千八百一十比索（六千七百零三英鎊）贖回自己的城。如果當初羅傑斯一行人抓住了更恰當的進攻時機，他們可以得到的贖金會遠遠超過這個數。

這場襲擊的所有慶功宴，一下子就結束了。一七○九年五月十日，也就是抵達海上兩天後，羅傑斯的人開始大量病倒。一個星期之內，一百四十個人染上疫病並有兩人死亡。船隊停留的岩石小島難以尋獲水源，其中一艘戰利船的船員還差點沒能遏制奴隸叛變。到了六月十四日，他們抵達哥倫比亞那已經現代化的高格納（Gorgona）避風島時，羅傑斯與科特尼也都染病了，船上有六個人死亡。

眾人在高格納島上待了六個星期養病。在這段時間，船員清理與修復船隻，幫「恩典港」號裝上新帆、索具與武器，並取得贖金，將部分戰利船交還給原來的船長。幾名奴隸被賣給乘著獨木舟而來的地方商人，兩名黑人男孩交給庫克及另一位指揮官，當成他們勇敢襲擊「恩典港」號的獎賞。一名不幸的黑人女孩被交給了一名好色的西班牙神父，以感謝他幫助私掠船交易貨物。羅傑斯寫道，他確信這名神父「將因她而破戒，以教堂的放縱洗去原罪」。[64]

大部分感染瘟疫的船員，都在岸上的帳篷裡養病，但士氣並沒有改善。其實，船員認為羅傑斯與指揮官騙了他們；有六十名船員簽署了一份文件，宣佈除非戰利品以更公平的方式分配，否則他們將不再工作。他們可能是受到埃弗裡故事的感染，覺得船員只拿一份時，羅傑斯不該拿十四份。但羅傑斯與科特尼已經放棄部分權利了，要是按照一般做法，戰利船船長艙房裡搜到的全部戰利品，原本都應該屬於他們。羅傑斯認為放棄這個權利，已經砍掉了他們九成的個人獲利，現在還被迫增加船員的分贓比例。雪上加霜的是，指揮官們還爭論在瓜亞基爾時，誰原本應該做什麼。情勢顯然十分緊張，羅傑斯因而不得不強迫眾人以聖經起誓，要是發生戰鬥的話，每個人都會伸出援手。[65]

這群私掠者在心神不寧的休戰中，於一七○九年八月初離開高格納，十一月初抵達下加利福尼亞外海，等候馬尼拉大帆船抵達。幾個星期過去了，飲水和食物逐漸減少，指揮官們擔心他們可能無法橫越七千英里，進而抵達關島。「公爵」號與「恩典港」號滿是船蛆，正在漏水，每過一天，似乎就越不可能完成長途的橫渡太平洋之旅。[66]十二月二十日，指揮官們決定放棄，趁著還能回家前回家。羅傑斯在日記裡寫道：「我們看起來全都極度憂鬱與心灰意冷。」

正當船隊準備打道回府時，西方海平面上出現了一艘船：一艘大型、多桅、從遙遠的馬尼拉方向而來的船。

羅傑斯受炮擊負傷

船員徹夜未眠，替「公爵」號與「公爵夫人」號做好準備。他們在漆黑之中，朝著那艘大帆船駛去。破曉時，那艘西班牙船離「公爵」號船頭只有三英里，「公爵夫人」號則在黑夜之中超過了獵物，必須返回航行一英里。羅傑斯望著那艘西班牙船，發現「公爵」號也許可以獨自拿下它。「化身」號（Nuestra Senora de la Incarnacion Disenganio）不是一艘尋常的大帆船，而是有著二十門炮的重達四百五十噸的全帆船（ship-rigged vessel），羅傑斯在甲板上替船員放了一桶熱巧克力。「化身」號的炮彈在海上濺起水花時，眾人拿著撫慰人心的飲品祈禱。

羅傑斯命令「公爵」號並排停在在西班牙船旁邊，然後下令開火。大炮一次又一次地發射，船身震動。「化身」號的大炮開炮回擊。一顆火槍子彈射進羅傑斯左臉頰，震穿他的大部分上顎，幾顆牙齒落在甲板上。羅傑斯躺在越散越開的血泊之中時，看見敵人突起的前甲板經過面前圍欄。他試著大聲下令，但太過疼痛，喊不出聲音。因此，他改在一片小紙片上草草寫下命令，「公爵」號依令大幅度轉身，駛到「化身」號船首斜桅前方，然後給出致命的一擊。「化身」號上於法國出生的船長肖恩·皮區伯帝（Jean Pichberty）降旗投降，讓這群英國人爬上他們的最大戰利品。[67]

皮區伯帝船長給了劫持者一個令人目眩神迷的消息：那一年，有兩艘寶船離開馬尼拉，而「化身」號比另一艘船小許多。另一艘寶船是裝備齊全的「貝哥納」號（Nuestra Senora de Begona），重達九百噸的巨無霸，擁有兩層大炮甲板，而且載著大量的東方奢侈品。羅傑斯再度以紙筆下令，要船隊護送「化身」號，到他們先前當作基地的下加利福尼亞隱秘港口，並要指揮官們準備攔截「貝哥納」號。接下來，羅傑斯退回自己的艙房；他的臉和喉嚨腫脹成怪異的模樣，幾乎無法喝下東西。這時候，他還尚未發現一顆西班牙火槍子彈正深深嵌在他的口腔頂，同僚試圖說服他待在「化身」號上，讓其他人去找「貝哥納」號，但他拒絕離開「公爵」號。

「貝哥納」號出現在地平線時，「公爵」號的船員還在修復聖誕節那天被「化身」號造成的船身破壞。那天傍晚，羅傑斯讓「公爵」號駛出港口時，「公爵夫人」號與「恩典港」號已經出港好幾英里，在逼近巨大的「貝哥納」號了。羅傑斯一整晚看著船上大炮互相猛攻，早上時他看見「公爵夫人」號遭受嚴重打擊，船桅毀損，索具也東倒西歪。那天下午，羅傑斯看著「公爵夫人」號和「恩典港」號與大帆船交戰數小時，最終只能再度撤退。「公爵」號直到二十七日下午很遲的時候，才趕上這場戰鬥。三艘私掠船會合後，包圍「貝哥納」號，以大炮猛攻，其間有一塊木頭碎片，撕裂了羅傑斯左腳，造成他的腳跟骨頭刺出，失去了半個腳踝。

率領「恩典港」號的庫克，估算船隊對著「貝哥納」號發射了三百枚炮彈和五十輪摧毀船帆欄杆的射擊，但六磅重的炮彈對「貝哥納」號堅若磐石的厚重船身來說，起不了什麼作用。庫克感歎道：「打這艘船，就像在打有五十門大炮的城堡。」「貝哥納」號的重炮重創了英國船，讓船身千瘡百孔，死傷三十三人。幾艘私掠船在彈藥不足的情況下，被迫承認自己的實力不如對手，放「貝哥納」號繼續駛向阿卡普爾科。現在，無法說話也無法走路的羅傑斯，也只好讓船隊準備遠航返鄉了。[68]

出版航海日誌

眾人又花了二十二個月才回到英格蘭，而且在這段時間，指揮官之間的關係惡化。他們彼此爭鬥，搶奪著「化身」號的指揮權，因為後來發現，這艘裝著滿滿的絲綢、香料、珠寶、銀子和其他奇珍異寶的船，價值超過十萬英鎊。不可思議的是，科特尼與庫克願意讓多佛醫生指揮這艘船。依舊疼痛難耐的羅傑斯召集其他指揮官，擋下這個任命，宣稱多佛「完全缺乏擔任這個職位的能力」。在接下來的「紙筆戰」中，指揮官們同意讓步。塞爾科克與其他人是實際操作「化身」號的人，而多佛則擁有主船長（Chief Captain）這個儀式性的頭銜。這場衝突之後，羅傑斯樹立了一些心懷仇恨的敵人。

一七一○年六月底，眾人抵達荷蘭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首都巴達維亞（Batavia，就是現今的印度尼西亞雅加達），這是一年半以來，他們第一次抵達友好的港口。眾人清理了「公爵」號、「公爵夫人」號、「化身」號越來越糟的船身，並用報廢價格賣掉如今滿是蛀蟲的「恩典港」號。多佛派的科特尼與其他幾個指揮官，接下來會宣稱「公爵」號依舊嚴重漏水，需要更換新龍骨，並指控羅傑斯拒絕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還懷疑羅傑斯懷著航向紐芬蘭或巴西的「秘密陰謀」，想要走私東印度貨物。這是一項嚴重的指控，因為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擁有全英國與東南亞交易的合法壟斷權。他們表示，與強大的東印度公司做對，「可能危及」這趟遠征。許多船員開始相信羅傑斯偷走了大量金銀珠寶，並藏在巴達維亞，[69]儘管這件事似乎不太可能發生，而且也不符合羅傑斯的性格。我們確實知道的是，羅傑斯在巴達維亞待了六個月，其間動了手術治療腳後跟，移除上口腔的火槍子彈。此外，他也密切監督採購返鄉必需品，避免和東印度公司有任何瓜葛。但即使有這些預防措施，也無法幫助布里斯托爾人，讓他們免於東印度公司董事無法滿足的貪慾。

一七一一年十月十四日，這三艘船終於在泰晤士河下錨時，東印度公司的代表正等著它們，宣稱這幾艘私掠船在巴達維亞購買必需品時，侵害了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他們扣押已因倫敦報紙而出名的大「阿卡普爾科船」，並讓私掠船船主捲入冗長的官司訴訟。最後，十四萬七千九百七十五英鎊的收益中有六千多英鎊付給了東印度公司董事。費用被扣除後，每個船主都拿走雙倍於投資的錢。羅傑斯臉毀容、腳重傷、弟弟死了，最後大約拿到一千六百英鎊，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大概都拿去付了家人在布里斯托爾欠下的債。[70]許多船員則一毛錢都沒拿到，「公爵」號與「公爵夫人」號一抵達倫敦，他們就被皇家海軍的強征隊抓上船。[71]

羅傑斯回到布里斯托爾妻兒身邊療傷，準備出版自己的日誌。他的環球之旅與成功拿下馬尼拉大帆船的事跡，讓他成為全國性的英雄，卻也讓他殘廢、遭受冤屈，而且跟三年前離家時相比，也沒有增加多少財富。

颶風襲擊

羅傑斯並不是唯一一個在一七一二年夏天休息的人。在大西洋對岸的牙買加，蒂奇與范恩目睹了許多更糟糕的情景：一七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牙買加遇到史上最強大颶風的襲擊。

關於范恩這個人，我們知道他三件事：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期間，他定居在羅亞爾港；[72]他是專業水手；而且他結識了即將惡名昭彰的亨利·詹寧斯船長。在八月時一個致命的晚上，風向突然由北轉南，那天范恩很可能登上了詹寧斯船長四門炮的單桅帆船「鑽石」號（Diamond）。那艘船下錨在羅亞爾港數百艘船之中。

由於港口實施禁運，羅亞爾港那天傍晚特別擁擠；人們預測法國人即將來襲。由於這個緣故，蒂奇大概也在那裡，在羅亞爾港岸上休息。當時的羅亞爾港裡，還有倫敦奴隸船船長勞倫斯·普林斯（Lawrence Prince），以及馬薩諸塞商船主人威廉·懷爾（William Wyer），兩人終有一天將與海盜起衝突。詹寧斯是已經建立名聲且「擁有一定地位與財產」[73]的牙買加商船船長，指揮著一艘現在貨艙空空如也的船。在長達好幾個星期的禁運期裡，不論船上原本載了什麼貨物，現在已經全都卸下來了。[74]

暴風雨大約在晚上八點時到來，那是「一場有閃電、有風、有雨、沒有雷聲的強烈颶風」，吹倒樹木，夷平房屋倉庫，弄翻糖場，摧毀整片甘蔗田。房子、醫院和金斯敦主教堂半崩塌時，幾個待在岸上的人丟了性命，但最大的慘劇發生在外頭的港口。至少有五十四艘船沉沒、翻覆或被吹上岸，包括單桅戰艦「牙買加」號（HMS Jamaica）和奴隸船「約瑟夫戰艦」號（Joseph Galley）。後者的全部船員和被鎖在船上的一百零七名奴隸，全數喪命。懷爾船長的奴隸船「安戰艦」號（Ann Galley）被暴風雨弄沉時，他人在陸地上，船上一百名奴隸及二十八名船員溺死了一半。普林斯失去了由他指揮的雙桅帆船「冒險」號（Adventure），詹寧斯也一樣，不過他們兩個並沒有損失任何人員。隔天早上出太陽時，海灘與鹽沼上佈滿斷桅船隻，以及數十具屍體。除了奴隸外，約有四百名船員喪命。[75]

接下來幾個星期，詹寧斯、范恩、蒂奇及其他船員清點損失時，一艘船帶著戲劇性的歐洲消息抵達：安妮女王已經宣佈和法國、西班牙停戰。[76]戰爭結束了，那意味著由私掠者源源不絕帶進牙買加的財富與劫掠品也將終結。牙買加商船隊大多四分五裂地擱淺在岸邊，數百名船員失去工作，他們必須想辦法在金斯敦的廢墟中養活自己。諷刺的是，日後的另一場颶風，將帶給他們只有戰時私掠船才敢夢想得到的巨大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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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和平（一七一三～一七一五年）

一七一三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了，成千上萬的水手一夕之間失業。歷時十二年的世界大戰讓英國皇家海軍破產，軍隊一下子被遣散，船艦也被封存了，將近四分之三的人員被掃地出門。《烏得勒支和約》（Peace of Utrecht）簽署後的二十四個月期間，共有超過三萬六千人被迫離開軍隊。私掠船委任狀不再有任何價值，船主被迫綁住自己的戰艦，把船員驅逐到英格蘭與美洲碼頭上。每個港口都有數千名水手乞求著工作，商船船長因而得以對半砍掉他們的薪水；幸運找到工作的人，必須靠著一個月二十二至二十八先令（一點一鎊至一點四鎊）過活。[1]

對於在西印度群島找到工作的英國水手來說，和平沒有為他們帶來安全。西班牙的海岸巡防船（guardas costas）依舊追捕著往返牙買加的英國船隻，只要在船上找到一枚西班牙錢幣，就宣稱它們是走私船，只不過西班牙永遠會找到「違法」錢幣，因為英國所有的加勒比海殖民地實際上都是以西班牙錢幣為交易貨幣的。[2]和平時期的開頭兩年，三十八艘牙買加船隻遭到扣押，船主花了近七萬六千英鎊贖回。[3]船員如果反抗，西班牙巡防船通常會殺掉幾個人作為報復，剩下的人則會在古巴監獄待上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牙買加總督回憶起往事說：「海上變得比戰爭時期還危險。」[4]

幾個月過去後，羅亞爾港的街道、客棧、民宿將會擠滿憤怒的窮困水手。蒙受重大損失的商人不再派出那麼多船隻，水手的工作隨之減少。被捕的水手在肉體上遭西班牙人虐待，財務上則被僱主壓搾，而且有些人被抓到不止一次。僱主為了減少損失，在水手入獄期間是不付給他們薪水的。一位居民後來回憶道：「怨恨加上缺乏工作機會，的確是造成某種人生道路的動機。我認為，要是大多數人曾獲補償或接受過任何合法的援助方式，他們是不會走上那條路的。」[5]

本傑明·霍尼戈會是第一批走上這條「某種人生道路」的人。[6]他的身邊帶著蒂奇，他們在戰爭時期都待過牙買加私掠船，現在這兩人則一同困在羅亞爾港港口。一七一三年夏天，他們覺得自己受夠了貧窮與西班牙巡防船。霍尼戈跟幾個以前船上工作的同伴與酒友在一起時，提議大家結合各自的本領擺脫貧困和西班牙巡防船：他們應該再度攻擊西班牙船隻，這樣既可以報復，又可以讓自己致富。重操舊業很簡單，只需要一條小船、幾名好手和一個可以展開掠奪的安全巢穴；而霍尼戈知道合適的地點在哪裡。

每一個牙買加人都知道，巴哈馬群島是完美的加勒比海盜基地。這個擁有七百座小島的群島西側靠近佛羅里達海峽，也就是南美、墨西哥、大安的列斯群島（Greater Antilles，包括西屬古巴、英屬牙買加，以及法國新殖民地伊斯帕尼奧拉島），是每一艘前往歐洲的船隻必經的主要航道。如果想抵達北美東岸殖民地或乘著貿易風返回歐洲，出海的船隻沒有太多選擇，只能經過這條航道。海盜可以躲在迷宮般的島嶼，利用上百個少有人知道的下錨處，取得飲水與新鮮水果，並在那裡清理與修復船隻，還可以安全分贓。除非船上有經驗豐富的巴哈馬領航員，否則沒有人膽敢跟著海盜進入那些小島之間的狹窄航道。身處數百座地勢低矮的迷你沙島，很容易就會迷路，並且不小心撞上尖銳的暗礁和地圖上看不到的淺灘。更重要的是，嚴格來說，攻擊西班牙人是違法的，只不過巴哈馬並沒有政府，而且從一七○三年七月的法西侵略（Franco-Spanish invasion）後就再也沒有了。因此，在首度出現和平的一七一三年晚夏，霍尼戈便與一小群追隨者離開羅亞爾港，往北航行四百五十英里，通過古巴與伊斯帕尼奧拉島之間的海域，進入佈滿珊瑚的巴哈馬群島迷宮。

西班牙與法國在戰爭期間，四度襲擊新普羅維登斯島，把拿騷夷為平地，破壞堡壘和大炮，帶走總督及島上的大多數非洲奴隸，迫使剩下的人口遷到樹林，最後大多數倖存者拋下那座島，只有少數幾個殖民者留了下來。[7]依據居民約翰·葛雷福（John Graves）的說法，那些人大多「散居在小屋裡，一碰上任何攻擊，就會立刻逃進樹林」。[8]第一次襲擊的消息傳回倫敦時，擁有巴哈馬的貴族任命愛德華·博區（Edward Birch）為新總督，派他橫渡大西洋，在有如一片死水的殖民地上，建立了新秩序。博區在一七○四年一月抵達時，發現新普羅維登斯島空無一人。依據當時歷史學家約翰·歐德米克森（John Oldmixon）的說法，博區「沒有花那個力氣打開自己的委任狀」，他在當地停留三四個月，睡在樹林裡，然後就讓自己的「政府」自求多福了。

九年之後，事情並沒有多大改變。霍尼戈和同伴踏上拿騷海灘時，沒有看到城鎮，只看到一堆東倒西歪的建築物，當中長出矮樹叢。熱帶植物攀附著一間燒到只剩下骨架的教堂，以及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特羅特總督建造的碉堡。整座島大約只有不到三十個家庭，他們住在骯髒小屋與原始房屋中，勉強度日的方式是捕魚、砍樹，或是撿拾不幸在島上危險海岸失事的船隻龍骨。霍尼戈仔細環顧四周，知道自己做了正確的選擇。

這群人由「儉」開始。霍尼戈及其他人建造或「取得」三艘稱為「輕舟」（佩利亞加船，periagua/canoe）的大型木船。這種船足以載運三十人與足夠的貨物，有幾排槳及一組縱向帆（fore-and-aft rigged sail），有能力進行小型海上劫掠，不但輕巧能直接劃進風裡虜獲或逃離橫向帆船，而且吃水淺，可以劃過或揚帆航過淺灘、珊瑚上方及其他危險之地，逃離可能的追捕者。霍尼戈的部眾帶著水手刀、火槍、長矛、棍棒，可以輕鬆勝過船員不多的單桅貿易船，或是偏遠地區的西班牙/法國大農場的工頭。古巴在南方一百七十五英里，西屬佛羅里達在西邊一百六十英里，法屬伊斯帕尼奧拉島在東南方四百英里，這個小型海盜幫佔據著襲擊戰時敵人的絕佳地理位置。

眾人將自己分成三隊，一隊有二十五人與一艘輕舟。霍尼戈帶領一隊，生平不詳的約翰·韋斯特（John West）帶一隊，野心勃勃、擁有貿易頭腦的年輕水手約翰·寇克蘭（John Cockram）也帶了一隊。在接下來的六個月，他們襲擊小型西班牙貿易船，以及從佛羅里達海峽到古巴海岸一帶的孤立蔗糖大農場。霍尼戈隊回到拿騷時，滿載著來自中歐西裡西亞（Silesia）、普魯士的昂貴亞麻布；寇克蘭隊帶回亞洲綢緞、銅、朗姆酒、糖，以及銀幣，全都是從佛羅里達和其他地方外海上的西班牙船艦上搶來的；韋斯特則帶回從古巴大農場中偷走的十四名非洲奴隸。海盜一共帶了價值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五英鎊的貨物，回到滿目瘡痍的拿騷，該數目等同於整個百慕大殖民地年度進口值的十倍。[9]

初出茅廬的海盜幫需要有人幫忙把搶來的貨物賣出去，最好可以不要一路航行到遠方的牙買加，因為那裡的官員可能以法律要挾，要求分一杯羹。幸運的是，海盜似乎在相對穩定的哈勃島（Harbour Island）殖民地找到了現成買家。該地位於拿騷北方五十英里，約有兩百人。島上最大、最富裕的地主兼商人理查德·湯普森（Richard Thompson），對買賣拿騷海盜的貨物沒什麼顧忌，也對迫害巴哈馬人的西班牙人沒有太大的同情心。他和寇克蘭似乎一拍即合。其實，一七一四年三月，寇克蘭還娶了他的女兒，心滿意足地和妻子一起住在伊柳塞拉島；這個島鄰近哈勃島，面積較大，但開發程度也較低。湯普森甚至讓女婿掌管旗下一艘單桅貿易船，派他到荷蘭香料島古拉索做走私勾當。該地位於一千英里外，擁有大量可萃取珍貴紅色染料的彩木（brasiletto）。據推測，湯普森買下了大部分的海盜貨物，不久後，他與寇克蘭會領導海盜黃金年代的黑市交易。

一七一四年晚冬，新普羅維登斯島開始謠傳，說哈瓦那的西班牙當局準備對島上進行報復性劫掠。海盜彼此商量了一下，決定分贓，把如今價值六萬英鎊的財富分配妥當，再分道揚鑣。韋斯特及許多小海盜似乎選擇退出，四散到牙買加及其他地帶。有幾個海盜留在巴哈馬群島，霍尼戈就是其中之一。他加入寇克蘭及其他人，一起待在相對安全的哈勃島，島上有著可靠、容易防守的港口，以及一排大炮。蒂奇很可能也和他們一起蟄伏著，等待西班牙人的怒氣消散。

口傳歷史可信度高

《烏得勒支和約》也讓貝勒米丟了工作。依據三百年前的口傳歷史，他在一七一四年或一七一五年年初前往馬薩諸塞的伊斯坦（Eastham），該地位於鱈魚角的最外圍處。沒有文獻可以證實相關事件，不過外角（Outer Cape）的人自大海盜時代就述說著差不多的故事，而且也沒有證據指向相反的版本。其實，我們現在的確擁有的證據也令人興奮地符合外角人的傳說。

伊斯坦一帶的家庭與英格蘭西郡有著密切的關聯，據信貝勒米就是那裡人，而且部分人士的姓氏與家譜顯示，他們可能是貝勒米的母族親戚。更重要的是，傳說中的主要人物，也就是故事指向的人物，其實也真實存在，他們的生活細節符合鱈魚角的民間傳統。

波士頓成消息流通中心

貝勒米很可能在一七一三到一七一五年年初之間抵達波士頓。大部分入境船隻都在波士頓通關，然後前進到其他新英格蘭港口。波士頓有一萬人，是英屬北美的最大城市，也是美洲東岸大多數跨大西洋貿易會路經的港口。城市從港口中心興起，在燈塔山（Beacon Hill）山腳下，立著由大量磚頭及隔板（clapboard）蓋成的建築物，山頂則立著與山同名的燈塔桅（beacon mast）。貝勒米的船可能從長碼頭（Long Wharf）進港，這個新蓋好的碼頭伸入港口一千六百英尺，可以讓三十艘遠洋船同時停留，水深也足以讓船隻在任何潮汐狀態下，直接卸貨到碼頭，光是這點，就勝過波士頓的其他入口了。[10]城市建在丘陵起伏的半島上，半島長兩英里，寬半英里，以一塊又低又窄的狹長土地與大陸連接，暴風與大潮時，那片連接處就會浸在水中。從半島上的波士頓到羅克斯伯裡（Roxbury）的路況永遠是那麼危險，不少人會在迷霧或黑暗中溺死。[11]當時還沒有橋樑，因此，除了擺渡在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河口的三艘渡船外，長碼頭是城市的前門。貝勒米踏進這道門，經過一路的倉庫，即將走上國王街（King Street）。[12]

[image: ]

一七一五年北美東部

造訪者一踏上波士頓剛鋪好的街道，就會知道自己抵達了一座文化氣息特別濃厚的城市。貝勒米如果走上半英里路，朝著擁有雄偉鍾塔的嶄新磚造市鎮屋（Town House）[13]前進，一路上至少會經過五家印刷廠和十九家書商，包括英屬美洲唯一週報《波士頓新聞通訊》（Boston News-Letter）[14]的銷售者尼古拉斯·波恩（Nicholas Boone）。假設貝勒米識字，只要他停下腳步閱讀《波士頓新聞通訊》，就會得知歐洲及其他殖民地的最新消息，報道人是剛抵達這裡的船長與乘客。還有霍尼戈一群人的劫掠活動，貝勒米也可能會看到。《波士頓新聞通訊》讓波士頓成為十八世紀美洲的消息流通中心，出版人是這座城市的郵政局局長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他會第一個迎接每星期從紐約遠道而來的騎馬郵差；在北美大陸從費城到樸次茅斯（Portsmouth）的新興郵政系統中，這個長達一星期的危險旅程是最長的郵遞路程。如果消息關係到波士頓居民，例如海盜攻擊，《波士頓新聞通訊》會是大多數人第一個得知消息的地方。如果這份報紙未能吸引貝勒米的目光，他可以看著安德魯·法尼爾（Andrew Faneuil）那些國王街商店[15]的貨物，例如威尼斯絲綢、法國鹽，以及其他歐洲上等用品。[16]他更可能順道造訪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17]那是山丘頂一間客棧，以美食美酒出名。他可能會在那裡，詢問到接下來前往鱈魚角的最好辦法，是朝著馬薩諸塞灣（Massachusetts Bay）的另一頭前進。

比林斯蓋特海女巫

貝勒米是水手，外角可能讓他感覺像回到家。該地的主要聚落伊斯坦，[18]到處都是海的蹤跡：海風吹拂著小鎮，海浪在東邊隆隆作響，鎮上居民家中的擺設來自一百艘在大西洋海岸出事的船隻。[19]而且，並不是所有的船難都屬意外，在漆黑的夜晚，船隻可能被海灘上提著油燈輕輕搖晃的男人，引到外角荒涼且沒有港口的東岸。缺乏經驗的船長緊張地航行在危險外角時，可能就這麼跟著燈光走，以為那是另一艘船的船尾燈，直到來不及挽救自己的船之後，才會發現錯誤。當然，這樣的欺騙沒有目擊者，人們稍後在海灘上發現船隻時，既沒有倖存者，也沒有貨物。而這樣的船隻數量非常多。

當年的伊斯坦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小島。諾瑟港（Nauset Harbor）區小鎮南方有一條濕地小溪，把外角與馬薩諸塞的其餘地帶隔開。濕地提供給牛只充足的健康飼料，這一帶很快就以高質量的乳製品聞名。村莊與開闊大西洋之間的東邊地帶是鬼魅高地，荒涼、缺乏植被，強風吹襲的沙丘突然在嚇人的陡峭峭壁上終結，沙子從九十英尺（約二十七米）以上的高度，墜入大西洋海灘。

根據外角傳說，貝勒米喜歡在一間旅社酒吧逗留。一七一五年春天的某個晚上，他遇見一名十六歲少女，名為瑪麗（Mary）或瑪麗亞·哈利特（Maria Hallett）。貝勒米用航海冒險故事贏得了她的芳心，兩人當天晚上便在乾草堆上纏綿。在大多數版本裡，兩人一見鍾情，論及婚嫁。但瑪麗的父母是富裕農夫，不肯讓女兒嫁給一文不名的水手；水手在當時是最低賤的人。憤怒的貝勒米發誓他會發大財，然後回來迎娶他的新娘。貝勒米在一七一五年九月離開後，嚇壞的瑪麗發現自己懷孕了。據說那年冬天人們在穀倉找到她時，她懷裡還抱著一個死嬰。伊斯坦道德崇高的人們，也就是那些清教徒的後代，公開鞭打瑪麗，把她扔進鎮上監獄，等著審判她的殺嬰罪。在某些版本的故事裡，瑪麗在監禁期間發瘋，「可能是在惡魔的協助下」逃出監獄，在大西洋海灘上方的荒涼高地過著隱居生活。她在那裡遊蕩，嚇唬孩童，一邊尋找著貝勒米，一邊讓恐怖的暴風雨襲擊過往水手。她因為這些嗜好，得到「比林斯蓋特海女巫」（Sea Witch of Billingsgate）的稱號。比林斯蓋特是小鎮北端從前的名字，也就是今日的威爾夫利特（Wellfleet）。

這則經過添油加醋的傳說，可能源自歷史事件。近年來，歷史學家發現，一七一五年的伊斯坦，有一個名叫瑪麗亞·哈利特的年輕女孩，她的生平與這則傳說有驚人的吻合。[20]歷史上的瑪麗·哈利特在一七一五年大約二十二歲，是亞茅斯的約翰·哈利特（John Hallett of Yarmouth）之女；哈利特是那一帶最富裕的殖民者，不僅當過治安官，也打過印第安戰爭（Indian Wars）。[21]約翰·哈利特和傳說中的少女父親一樣，似乎非常在乎財產，曾在父親過世後因牧場分產問題和兄弟起過非常激烈又曠日持久的爭執。一七一五年三月，瑪麗的哥哥小約翰·哈利特（John Hallett Jr.）娶了伊斯坦女孩梅西達波·布朗（Mehitable Brown），據說梅西達波家裡經營大島客棧（Great Island Tavern），[22]是一家蓋在比林斯蓋特、專做水手生意的商家。一七一五年時，排行老六的瑪麗很可能和哥哥嫂嫂一起住，幫忙打點廚房、服務酒吧客人，以及打掃出租給水手的樓上房間。此外，記錄顯示瑪麗亞·哈利特一生未婚，在一七五一年四月六十多歲去世時，並無子嗣。美國普羅文斯敦維達遠征隊博物館的肯寇，發現瑪麗亞·哈利特最後的遺囑，[23]把所有財產留給還在世的兄弟姐妹以及他們的孩子，指派哥哥小約翰執行她的遺囑。這表示，儘管發生了一七一五年的事件，兩人的關係仍然親近；當然，前提是那些事件真的發生過。

不論瑪麗亞·哈利特故事的真相為何，我們確實知道貝勒米在新英格蘭時認識了一個人，而且關係維持得較以往幾段都來得長。這個人就是銀匠保斯葛雷福·威廉姆斯（Paulsgrave Williams），[24]他們兩人相遇之際，威廉姆斯三十九歲，出身有影響力的羅得島家族，家中有一個老婆及兩個幼子。乍看之下，威廉姆斯似乎是最不可能成為海盜的人。他的父親約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是羅得島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是極富裕的商人，有時住在波士頓宅邸，有時住在新港（Newport）與布洛克島（Block Island）的房產裡。母親安娜·阿爾科克（Anne Alcock）是英格蘭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後裔，是一名哈佛醫師的女兒。但是，保斯葛雷福選擇了罪犯的生活，加入貧窮的水手團體，掙扎著取得他自出生就享有的財富與自由。不過，只要你認識了他的繼父，以及知道他孩提時代的鄰居，就不會覺得這整個過程聽起來完全不合理了。

約翰·威廉姆斯死於一六八七年，留下了十一歲的兒子，讓背井離鄉的蘇格蘭友人羅伯特·古斯林（Robert Guthrie）[25]執行自己的遺囑，並成為孩子的監護人。一年半後，古斯林娶了保斯葛雷福的母親，全家人定居在羅得島納拉甘西特灣（Narragansett Bay）的布洛克島地產，這次遷居深深影響了保斯葛雷福的一生。古斯林尚在襁褓時，父親是有名的蘇格蘭獨立運動人士與牧師，在家人面前被英格蘭人處決。古斯林的母親與兄弟姐妹被驅逐出境，與大量被流放到新英格蘭的蘇格蘭戰犯一樣戴著手鐐腳銬，在馬薩諸塞的林恩（Lynn）與布蘭翠（Braintree）遭人奴役。這群蘇格蘭人最後大量定居在布洛克島，成為有組織犯罪的知名團體。保斯葛雷福因為古斯林的緣故，瞭解到英格蘭征服蘇格蘭時一些不那麼令人愉快的事實，以及誰該坐在英國王位上的激進思想。保斯葛雷福的家人在布洛克島與幾個重要的走私者、洗錢者，以及黑市商人有了關聯。[26]他的大姐瑪麗（Mary）嫁給愛德華·山德斯（Edward Sands），這個人是基德船長的好友；基德亡命天涯時，夫婦倆幫忙在家中藏匿走私品。保斯葛雷福的妹妹伊麗莎白（Elizabeth）也涉嫌幫助基德，她的丈夫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可能是退休海盜的侄子；他甚至與那位海盜同名。老托馬斯·潘恩住在同一地帶，而且長期買賣劫掠品。保斯葛雷福生活在這群人之中，可能對追求治外冒險心生嚮往。他只需要一個願意幫助他的夥伴：一個比他更懂帆船與海洋的人。

貝勒米和保斯葛雷福·威廉姆斯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並形成合夥關係。威廉姆斯有錢、有人脈，是資深夥伴，有能力取得海洋事業需要的補給和適合出航的船隻，貝勒米則貢獻了水手技術與西印度群島的知識。如果威廉姆斯僱用貝勒米擔任自家船隻的船長，不論他心中盤算的是貿易或走私，都可以分享到利潤。不過，不論他們當時究竟在醞釀什麼計劃，在更大機會的消息傳來時，那個計劃就被拋到腦後了。

巴哈馬最受尊敬的海盜

在巴哈馬，人人以為會發生的西班牙人攻擊並沒有成真，海盜重新聚集。伊柳塞拉島上的霍尼戈，開始在有意願的殖民者中招募成員以組成一個新幫派。島上的老水手喬納森·達威爾（Jonathan Darvell）[27]幫了他一把。這個人年輕時曾參加水手叛變，拿下一艘奴隸船，在古拉索把這些「活體貨物」（就是奴隸）賣給荷蘭商人。現在他年紀太大了，無法加入海盜冒險，但很樂意投資。他提供了單桅帆船「快樂返航」號（Happy Return），以及十七歲的兒子札闕斯（Zacheus）與女婿丹尼爾·史蒂威爾（Daniel Stillwell）。此外還來了幾個陌生人，他們大多來自牙買加，包括羅夫·布拉肯轄爾（Ralph Blackenshire），還有，蒂奇可能也來了。

一七一四年夏天，霍尼戈駛著「快樂返航」號離開哈勃島，前往西班牙的佛羅里達與古巴殖民地海岸。這艘小型單桅帆船可能沒超過十五噸，但比起帆式輕舟來說，已經是很大的進展了，不但更安全、更快，而且可以載運更多人和更多戰利品。眾人返航時，達威爾賺了一大筆錢。他靠著出借自己的船給一趟短程旅途，分得一份贓物——價值兩千英鎊的成桶乾貨、油脂，以及一名奴隸——足夠買下四艘「快樂返航」號。幾個星期內，他再度派出「快樂返航」號。霍尼戈可能因為不滿意上次分得的一份，這次袖手旁觀。「快樂返航」號從古巴北海岸回來時，他大概沒有感到特別嫉妒，因為這次只搶到一堆刺鼻的獸皮及其他貨物，價值三百五十英鎊。

晚秋時，霍尼戈及其他兩個人從伊柳塞拉島殖民者手中，買了一艘敞船（open boat，無甲板、小艇、舢板）。他們航行到古巴海岸，並在十二月初攔截了一艘帆式輕舟，以及一艘屬於古巴貴族巴裡翁內大人（Sennor Barrihone）的小艇。這兩艘船幾乎和他們的船一樣小，但滿載錢幣與貴重物品，價值四萬六千西班牙銀圓（一萬一千五百英鎊）。這次的大豐收，讓霍尼戈一群人成為巴哈馬群島最受尊敬的海盜，也引發三個帝國有關當局的注意。[28]

托馬斯·沃克（Thomas Walker）[29]是唯一還住在群島上的官方代表。自威廉國王（King William）的年代起，他就是巴哈馬的重要人物，擔任過附屬海軍法院的國王法官。海盜埃弗裡用珍寶賄賂特羅特總督時，沃克大概住在新普羅維登斯島上。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期間的殖民地垮台時，沃克擔任代理副總督（deputy governor），不過，我們並不完全清楚巴哈馬的領主（lords proprietor）是否批准過這項任命。沃克幸運地活過新普羅維登斯島戰爭，繼續和妻兒住在離拿騷三英里遠的家園。他的妻子是自由黑人莎拉（Sarah），他們的黑白混血孩子包括小托馬斯（Thomas Jr.）、尼爾（Neal）、查爾斯（Charles），以及十五歲的莎拉（Sarah）。[30]

托馬斯·沃克一點兒都不喜歡海盜到來。他和鄰居最不需要的就是再度招惹西班牙的憤怒。必須有人出面阻止霍尼戈一幫人，而沃克知道自己是唯一人選。

首先，他呼籲加強防備，寫信給每一個他想得到的人，告知他們岌岌可危的形勢，包括海軍部大臣（lords of the admiralty）、貿易大臣（lords of trade）、博福特公爵（Duke of Beaufort），以及巴哈馬的其他領主，甚至是《波士頓新聞通訊》。他向領主保證，自己將「檢舉與打擊所有希望藏身或居住在尊貴老爺的島嶼上的海盜、強盜與惡棍」。直到任命新總督之前，他將自行「限制島上某些人蠢蠢欲動的情緒，並與海盜對抗，以執行正義」。[31]

很快，從波士頓到羅亞爾港的每一個海上船長，都注意到霍尼戈與寇克蘭的劫掠行為。百慕大代理總督亨利·普蘭（Henry Pulleine）寫信回倫敦，警告這兩個人正在把巴哈馬變成「海盜巢穴」。普蘭甚至提議，把巴哈馬併入他的政府，保證自己會摧毀這些「為貿易帶來無盡麻煩的惡名昭彰的無賴，他們讓我們丟臉丟到鄰居那裡」。[32]

一七一三年海盜肆虐過後，沃克決定光寫信還不夠。聖誕節過後不久，他召集一批人手登上一艘船，航向哈勃島，要自己主持正義。

沃克的追捕行動剛開始時很順利。他在哈勃島奇襲海盜，抓住老水手達威爾的女婿史蒂威爾，以及他那十多歲的兒子札闕斯，另外還有共犯馬修·勞（Matthew Low）。其他海上強盜則逃進了樹林，「靠著武器的力量」保護自己，不過沃克拿下「快樂返航」號，終止了這艘船的海盜生涯。他強迫勞以及達威爾的兒子背叛史蒂威爾，簽署書面證詞，指證他參與了近期海盜對西班牙人的劫掠。沃克並沒有審判史蒂威爾的權力，他雖曾獲任命為海軍法官，但該任命在數十年前就過期了，必須把史蒂威爾送到最近的牙買加法院，而囚犯也苦苦哀求他這麼做。沃克雖有自己的考慮，畢竟長途的海上之旅是囚犯逃脫的大好機會，但他也沒有太多其他選擇。他把史蒂威爾及可定罪的證詞副本交給喬納森·切斯（Jonathan Chase），後者是單桅帆船「樸次茅斯」號（Portsmouth）船長。切斯同意協助把人犯直接交給牙買加總督阿奇博爾德·漢密爾頓勳爵，並在一七一五年一月二日出發。[33]

沃克駕駛著「快樂返航」號回到拿騷，並僱人協助他捉拿霍尼戈，以及其他現在躲在伊柳塞拉島愈創木（lignum vitae）與墨水樹裡的逃犯。不久後，他接獲消息，古巴的西班牙人預備大舉入侵巴哈馬，以報復霍尼戈及其他亡命之徒的海盜行為。[34]一個曾被西班牙人抓到的當地人告訴沃克，一支戰艦船隊正從哈瓦那而來，他們得到的命令是「殺掉」新普羅維登斯島上的所有男人、女人和小孩。沃克馬上登上「快樂返航」號前往哈瓦那，希望勸阻西班牙人不要侵略他那不聽話的殖民地。[35]

幸運的是，古巴的西班牙總督托雷斯侯爵（Marquis Cassa Torres）勞倫亞諾·德·托雷斯-阿雅拉（Laureano de Torres y Ayala）當時心境很寬。他優雅地接見了緊張的巴哈馬人，接受他已抓住八名鬧事海盜並送往牙買加受審的故事。侯爵宣佈：「我也要感謝你們及新普羅維登斯的所有居民，（因為）你們費心查明惡徒。他們犯下邪惡罪行，搶劫誠實地討生活的人們。」整個二月，沃克一行人多半都在哈瓦那，為了巴哈馬「所有居民未來的安全與和平」，努力修補與強大鄰居的關係。

沃克回到拿騷後，發現海盜根本沒有被平息。囚犯史蒂威爾根本沒有被送到牙買加。霍尼戈和手下不知用了什麼法子救了他，[36]而且正準備親自解決沃克。殖民地的所有居民都知道，如果除掉了沃克，巴哈馬就會完全屬於海盜了。

總督漢密爾頓募集私掠戰艦

在牙買加，總督漢密爾頓沒有多少時間猜想究竟為什麼沒有人把史蒂威爾送到他面前，也沒有時間擔憂巴哈馬海盜，其實，他根本沒有心思煩惱巴哈馬這塊小小的殖民地，因為他捲入了一場遠比此重要與危險的計劃：擬定秘密陰謀，推翻英國國王。弔詭的是，他的所作所為將大大擴張巴哈馬的海盜勢力。

安妮女王在一七一四年八月駕崩，死時沒有子嗣。按照一般情形，王位會傳給她的異母弟弟詹姆士·斯圖亞特，也就是王朝繼承權的下一個順位。對當時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上帝的旨意。但詹姆士是天主教徒，依據一七○一年通過的一項法律，天主教徒不能坐上王位。不幸的是，斯圖亞特王朝的所有成員都是天主教徒。眾人能提出的最佳新教徒人選是安妮女王的表親喬治·路德維格（George Ludwig），他是德國漢諾威選帝侯（Elector of the German state of Hangover），雖然不會說英語，也不想學，但仍然被帶到英格蘭，登基成為喬治一世，成為新統治家族漢諾威王朝（House of Hanover）的創始者，至今這個家族依舊佔據著王位。許多英國人不喜歡這樣的發展，特別是蘇格蘭人。一七○七年的《聯合條約》（Treaty of Union）後，蘇格蘭失去獨立地位，這已經讓蘇格蘭人沮喪，但至少斯圖亞特王朝（Stuart/Stewart）一直是蘇格蘭的正統王室。結果，現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統治者合併不過七年，英格蘭就把一個德國王子擺到王位上，此人還是一個對蘇格蘭長老教會非常有敵意的人。雖然也有其他對漢諾威王朝的來臨感到沮喪的英國人，像是天主教徒、英國國教會的追隨者，以及君權神授的熱情支持者，不過，蘇格蘭的貴胄家族才是試圖把詹姆士·斯圖亞特推上寶座的先鋒主力。

漢密爾頓總督是這類家族的成員。[37]他的長兄詹姆士（James）是第四代漢密爾頓公爵，帶頭反對蘇格蘭與英格蘭聯合，曾多次因支持斯圖亞特的活動被捕。漢密爾頓另一個哥哥喬治是奧克尼伯爵（Earl of Orkney），深深捲入一場支持詹姆士·斯圖亞特的武裝暴動計劃，另外至少還有兩個侄子也捲入這起事件中。漢密爾頓總督本人也想有所作為。他從一七一七年就任之後，就開始清理牙買加治理議會、民兵以及文官中的斯圖亞特王朝反對者，讓天主教徒、蘇格蘭人，以及其他詹姆士黨人（Jacobite，詹姆士·斯圖亞特的追隨者）取代那些人的位置。他讓一個同謀的蘇格蘭人負責羅亞爾港要塞的主要防禦工事，不但拒絕解釋為什麼那裡存放了火藥，也拒絕說明他拿下的商船裡載了些什麼，據說那些都是走私船。牙買加議會的農場經營者與商人，被漢密爾頓政府裡的「天主教徒與詹姆士黨人數量」嚇壞了。隨著英國本土準備走向一場大型的詹姆士黨人起義，漢密爾頓開始募集羅亞爾港的私掠戰艦船隊，而那支武力可能是打算用作殖民地詹姆士黨海軍。[38]

漢密爾頓否認一切，只承認自己是喬治一世忠誠的僕人。他後來堅稱自己在一七一五年夏天，與早秋召集的小型艦隊，完全是為了替島上海運抵禦西班牙私掠者，而且在他頒布的艦隊委任狀上也是這麼寫的。漢密爾頓解釋稱，牙買加商人請求他的政府，保護他們不受西班牙人侵擾。他寫道：「我們在牙買加的駐紮地，只剩一艘軍艦與一艘單桅（戰）船，兩艘船都腐朽到不適合追逐那些騷擾我們的靈活船隻。」他還說，那兩艘海軍艦船即將前往英國，他因而沒有多少選擇，只能用自己的船替代。[39]就這樣，漢密爾頓聯絡島上的幾個盟友，催促他們加入，投資一支有十艘私掠船的小型艦隊。他們只缺幾個值得信賴與有經驗的水手來操作那些船，而其中一個人就是范恩。

我們可以合理推斷范恩當時無業，在羅亞爾港與金斯敦碼頭找工作。他終於找到了，受雇於他未來的導師亨利·詹寧斯船長，成為私掠船船員。

詹寧斯被聘去指揮漢密爾頓總督的一艘私掠船：四十噸重的單桅帆船「巴謝巴」號（Barsheba）。[40]「巴謝巴」號可以載八門炮與八十人，詹寧斯因自己的名聲而被這艘船的投資者選中：他是商船船長老手，不但擁有戰時經驗，還擁有每年帶來四百鎊穩定收入的牙買加地產，這個數字超過他在海上賺到的錢。[41]詹寧斯可靠、有經驗，而且什麼都不怕，正是投資者希望找來指揮私掠船的理想人選。

七月底，在眾人準備起航時，牙買加周圍的天空暗了下來，風開始猛烈地從東南方吹來。一場大暴風雨正在醞釀，詹寧斯、霍尼戈、蒂奇、范恩、威廉姆斯、貝勒米的命運將就此改變。其實，這場暴風雨過去之後，加勒比海與美洲將就此不同。

船隊全毀，寶藏落海

一七一五年七月十三日[42]，一支西班牙寶船艦隊離開哈瓦那，預備前往加的斯。由於戰爭的緣故，西班牙人已經好幾年沒派寶船到新世界了，大帆船因而載著數量多到不尋常的金銀珠寶[43]：估計價值達七百萬西班牙銀圓（一百七十五萬英鎊）的錢幣、絲綢、瓷器、錢錠、珠寶。[44]此外，他們出發的季節也異常的晚。

聯合船隊的指揮官亞斯特班·烏比亞提督（Captain-General Don Juan Esteban de Ubilla）[45]，已經為遲遲無法啟程而煩躁了好幾個月。先是安東尼·艾挈維茲將軍（General Don Antonio de Echeverz）帶領的大陸寶船隊，等著駱馬商隊從安第斯山脈（Andes）另一頭的波托西抵達時，在卡塔赫納耽擱了些時間。接著，烏比亞的新西班牙船隊，在等待馬尼拉大帆船抵達阿卡普爾科時，又連續數月被困在韋拉克魯斯。等到兩隻船隊終於在哈瓦那會合時，烏比亞開始擔心他們無法在颶風季開始前離開熱帶。哈瓦那商人把貨物搬上船，托雷斯-阿雅拉總督堅持讓軍官參加他那奢華的宴會時，眾人又在古巴耽擱了些時間，而且到了最後一分鐘，又多出一艘船：屬於法國的護衛艦「葛林芬」號（El Grifon），因為指揮官擔心自己滿載著寶物的船，會是巴哈馬一帶海盜幫的簡單獵物。烏比亞擔心在這麼遲的時節才出發並不理想，但別無選擇，因為腓力五世（King Philip V，路易十四的孫子）之所以能控制西班牙國王寶座，是因為得到《烏得勒支和約》撐腰。國王急需大量現金，已經向烏比亞施壓超過一年。烏比亞抱著這一季颶風不會那麼快就出現的希望，在不情願的狀況下，下令起航。

共有十一艘船的艦隊駛出哈瓦那，進入佛羅里達海峽，船帆鼓脹，旗幟飄揚。烏比亞與艾挈維茲的巨大戰鬥帆船打頭陣，高聳的船尾甲板像木造摩天樓一般，籠罩著主甲板與海浪。船隊主體是六艘寶船，裝滿貨物的船身吃水很深。法國護衛艦「葛林芬」號比有如碉堡的同行船隻靈活，前前後後地巡邏。另有兩艘戰鬥大帆船在後頭壓陣，射擊孔中藏著數十尊青銅重炮。

七月十九日星期五，佛羅里達海岸吹出的東風開始減弱。空氣變得異常濕熱，幾個老水手關節發痛。慢慢地，風勢越來越強，但這次吹自東方地平線，那些稀薄、絲縷狀的雲從白天就開始徘徊。下午過了一半時，天色轉黑，大雨開始滴滴答答地打在大帆船上，東北風轉強，速度先是每小時二十英里，接著轉成三十英里，然後是四十英里。水手在洶湧的海水中抓著船桅，奮力地拉下帆。西班牙人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暴風雨，大炮收好，艙口用封條壓住，仔細地檢查貨物。

到了半夜，西班牙眾船被颶風迎頭痛擊，笨重的大帆船開始攀爬山一般的海浪時，這股擔憂轉成了恐懼，巨浪高達四五十英尺。風速達每小時一百英里時，收起的船帆鬆了開來，被撕成條狀。脫落的沉重索具開始猛力地撞擊在甲板上。烏比亞及其他將官從頭到尾一直回頭，他們知道，風浪正把船隊趕到危險的佛羅里達海岸。此外，他們也意識到，基韋斯特（Key West）與大型西班牙前哨站聖奧古斯丁（St.Augustine）之間，沒有任何避風港，而他們不太可能抵達那麼遠的地方。

凌晨時分，眾人看見自己的船尾左舷後部掀起巨浪。船員盡了一切努力，但無力阻擋大帆船被山一樣的海浪推向暗礁沙石。船一艘接著一艘撞了上去。烏比亞那重達四百七十一噸的旗艦「雷格拉」號（Nuestra Senora de la Regla）船底被暗礁撞碎，沉進三十英尺的深水裡。一艘在後方壓陣的大帆船消失在海浪之下，另一艘四百五十噸重的「聖羅馬聖克裡斯多」號（Santo Cristo de San Roman）在「雷格拉」號南面幾英里的海浪中翻覆解體。寶船「利馬烏卡」號（Urca de Lima）的指揮官設法讓自己的船擱淺在一個河口避難所，但船身依舊被暴風雨打得四分五裂。最後，十艘船全毀，分解成數百塊，散落在海灘上，只有航行在船隊前方的「葛林芬」號得以躲過這場颶風。[46]

遭逢厄運的船隊裡的兩千人，只有不到一半活著抵達海灘。他們在刺人的雨水與黑暗之中，害怕地在沙丘之間爬行，尋找避難所。接下來幾天，眾人擠在沙灘上，戒備懷有敵意的印第安人，這時又有數十人死於受傷與脫水。烏比亞與艾挈維茲雙雙溺斃，但弗朗西斯科·薩門司令（Admiral Don Francisco Salmon）上了岸，安排生還者挖洞取水，並用船隻殘骸蓋起簡陋避難所。幾個人搭著尚且完好的小船前往聖奧古斯丁。他們在巨大的聖馬科斯碉堡（Castillo de San Marcos）[47]下方划著船，一星期後進港，通報美洲史上最大的海難。[48]除了十艘船的殘骸以及一千具屍體，佛羅里達東方的海岸散佈著價值數百萬比索的寶藏。大部分的金銀珠寶，都散落在非常淺的水裡，技術好的潛水者能一網打盡。

在殘骸中撈大魚

這個消息傳遍美洲的速度比瘟疫還快。從聖奧古斯丁到哈瓦那、牙買加，再到巴哈馬群島。眾船長把話帶到查爾斯頓、威廉斯堡（Williamsburg）、新港與波士頓，《波士頓新聞通訊》則做了之後的宣傳。晚夏那幾期報道被小船、單桅帆船，以及騎馬郵差帶到四處，告知從鱈魚角到倫敦的讀者這次災難。[49]很快，在英屬美洲的每一個角落，男人擠上各式各樣的船隻，準備「在殘骸中撈大魚」。

對威廉姆斯與貝勒米來說，這是美夢成真。他們在初秋某個時候，前往佛羅里達的船難地點。貝勒米與瑪麗亞·哈利特、威廉姆斯與妻子安娜，或許曾經含淚分別。而這兩個男人最終回到新英格蘭時，將人事全非。

一擁而出尋寶

寶船沉沒的消息傳到牙買加時，眾人陷入了瘋狂。鎮上每個水手似乎都在為航行做準備，預備前去分食西班牙寶藏。海員以一天五人的速度，很快拋下以羅亞爾港為基地的海軍護衛艦「鑽石」號，儘管該船當時正準備回到英格蘭家鄉。「鑽石」號指揮官約翰·包臣（commanding officer John Balchen）報告道：「如果我再待一個星期，相信就沒有足夠人手載我回家了。」[50]海員「全都瘋了，都說想去船難地點。雖然西班牙人並沒有放棄那些東西，但島上普遍認為，他們有權打撈殘骸」。[51]

漢密爾頓總督不但沒有鎮壓打撈者，還試圖摻一腳。他找上「牙買加」號船長戴維斯，建議這位年輕軍官駛著他的單桅戰艦前往佛羅里達，搶奪失事船隻，並與他共享所得。[52]這個請求冒犯了戴維斯，連包臣船長也感到不悅。他明確告訴總督，他不會允許自己的船用在這樣可恥的差事上。被海軍斷然拒絕的漢密爾頓立刻改變手段，買下他委任的私掠船的股份。[53]他頒布給私掠者的官方命令是「執行所有形式的敵對行動」[54]來對抗海盜，但私底下則要他們直接前往西班牙船難地點，帶回任何能拿到手的寶藏。[55]

詹寧斯把自己的任務謹記在心。他簽下十四名技術純熟的潛水員，有些是黑人，有些是白人，然後讓「巴謝巴」號載滿「軍事儲備品」。[56]十二月時，他駛出了牙買加的藍田（Bluefields），同行的還有另一艘私掠船「老鷹」號（Eagle）。[57]後者是一艘三十五噸重的單桅帆船，由約翰·韋爾斯（John Wills）指揮。詹寧斯的「巴謝巴」號有八十人與八門炮。「老鷹」號的火力甚至更強大，有十二門炮與一百人。如果兩艘船同心協力，對付西班牙的海岸巡防船是綽綽有餘的，而且也能輕鬆勝過只配備少量船員的商船。他們沿著古巴多山的海岸航行，中間停靠翁達（Honda）與馬裡埃爾（Mariel）的天然港口，直到聖誕節過後的某個時間點，才進入佛羅里達海峽，開始尋找海難寶船隊的蹤影。[58]

一七一五年聖誕節的早上，私掠者出現在比斯坎灣（Key Biscayne）[59]之外，那是佛羅里達海峽口的一個著名水洞。八點鐘左右，一艘小船從北方靠近他們，逆著墨西哥灣暖流流向。那艘船是西班牙官方郵船「聖尼古拉斯·瓦裡-聖約瑟夫」號（San Nicolas de Vari y San Joseph），[60]正從聖奧古斯丁前往哈瓦那。船主是四十六歲的海員貝德羅·維嘉（Pedro de la Vega），他沒有抵抗。是的，他知道失事的寶船在哪裡：他的船從聖奧古斯丁來到這裡時，曾在西班牙的主要搶救地停留過。不過，詹寧斯不是第一個問這件事的人。西班牙官方郵船前一天已經在寶船失事地，被兩艘英格蘭單桅帆船劫掠過一次了。那些英格蘭人也想知道西班牙營地的武力有多強，有什麼防衛措施，以及那裡堆了多少寶藏。貝德羅·維嘉告訴詹寧斯、韋爾斯與范恩的事，已經告訴過其他人了：之前，他只在營地岸旁停靠幾小時，不太清楚狀況。就算維嘉的確知道更多，他也沒有主動提供消息，至少沒提到他的船上藏著一千二百枚八里爾銀幣。

維嘉與船員被監禁在「巴謝巴」號上，被拿走兩枚金幣（價值八英鎊），還有一些衣物，不過沒有遭受任何虐待。維嘉同意指引私掠者到西班牙搶救營地，以逃過一劫。他告訴他們，這件事很簡單：只要讓墨西哥灣流推著你，走過平坦、無特色的佛羅里達海岸一百英里，就不可能錯過，因為其他地方都空無一物。

事情與這名西班牙人描述的一樣。一整個白天，然後一整個夜晚，三艘船飄揚著西班牙旗幟，駛過空無一人的佛羅里達海岸。接下來的早晨，他們第一次看見失事寶船的蹤影。巡邏船「尼維斯」號（Nuestra Senora de las Nieves）的碎片高高散落在一座堰洲島（barrier island）的沙灘上，地點在聖盧西灣（St.Lucie Inlet）北方幾英里。[61]海灘外幾百碼處，淺水裡的船身清晰可見，西班牙人顯然已經徹底搶救過這艘船。岸上還有其他打撈的跡象：營火灰燼和標示著罹難者墓穴的簡陋十字架。私掠船隊繼續往北，經過「利馬烏卡」號擱淺在皮爾斯堡壘灣（Fort Pierce Inlet）灣口的殘骸。大帆船已被倖存的船員清空，水線以上的地方被燒光，以嚇阻不請自來的打撈船。

西班牙搶救營的紅色營火，在漆黑的岸旁閃爍。眼前景象再度符合維嘉的描述：佛羅里達原住民艾茲印第安人（Ayz Indians）種植的棕櫚樹林附近，有兩座相隔六英里的營地。這片維嘉口中的艾茲棕櫚地（Palmar de Ayz）[62]，是罹難的烏比亞將軍旗艦最後的長眠之地，也是載著珍寶的戰艦「聖羅馬聖克裡斯多」號的葬身之地。所有西班牙人搶救出來的珍寶會在主營地裡，也就是岸邊最北面的營火聚集地。詹寧斯下令熄滅所有的燈，所有人從吊床上下來，每條船都準備上岸了。

賭命潛水搶救

薩門司令幸運地活下來，成為營地指揮官。颶風讓他的船解體，在暗礁上斷成三截。中間那一截沉入水中，帶走一百人的性命，不過，船頭與船尾被拋上岸，讓薩門與一半船員倖免於難。倖存者吃光自己帶上岸的狗、貓、馬後，改為大口吞下沿著海岸生長的矮棕櫚樹（palmetto）的苦澀漿果。薩門生了病，但拒絕離開失事地點。他寫信給國王道：「末將將留在這座島（原文如此）……在糟糕的健康與衣不蔽體的狀況下，就算意味著必須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63]他讓最強壯的人員看守「雷格拉」號，防止他人洗劫船內裝著金銀財寶的箱子，接著，他試著盡量打撈船隊的貨物。這顯然意味著必須進行大量危險的潛水工作，但薩門手下沒有太多人想進入大批鯊魚出沒的海裡。最後還是下水的那些人，幾個星期內就因為過勞而病倒。海底有數百噸的寶藏等著搶救，必須找到其他解決辦法。薩門派人到哈瓦那，下令帶走非洲與印第安潛水員。

十八世紀早期的潛水技術原始又極度危險。[64]自由潛水員幾乎全部是奴隸，他們乘著簡單的木筏，被送到船難地點。每個人拿著一塊大石頭，然後深吸一口氣跳到船外，沉入二十至五十英尺下的海床。他們在那裡逗留幾分鐘，剷起錢幣與小型物品，然後標記箱子、盒子、大炮，以及其他會讓人想撈起的物品的所在地，浮到水面上後被搜身，接著再度被送回海底，把繩子或鏈子綁在較大型的物品上，船上的絞盤會把東西拉上去。如果水較深，潛水員就無法在水底待得夠久，一口大鐘會一起放下去。潛水員沒氣的時候，可以把頭伸進鍾裡，吸一口裡頭的空氣。如果他們回到水面時，沒有小心呼出所有的氣，肺部會裂開，痛苦而死。有的人被迫長時間待在水底，血液裡的氮累積到危險程度，等他們重新回到水面上時，溶解的氣體就在血管裡冒泡，這就是減壓症（bends），會造成永久性的癱瘓、神經損傷與死亡。這些奴隸潛水員的死亡率極高，在艾茲棕櫚地三百名潛水員中，三分之一的人沒有熬過苦役。

死傷了多少人不重要，成果讓薩門司令很滿意。價值超過四百萬比索（一百萬英鎊）的錢幣與貨物已經搶救起來，大部分來自「雷格拉」號、「聖羅馬」號這兩艘擱淺在薩門營地附近水淺處的船。[65]為了加快作業，他在「聖羅馬」號旁設下附屬營地，離主營地海灘一英里。薩門搶救回來的金銀珠寶，大部分已送到哈瓦那，受到嚴密保護，不過，依舊有三十五萬枚左右的八里爾銀幣（八萬七千五百英鎊），埋在設有防禦工事的主營地沙灘下。[66]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薩門被副官搖醒，他得知營地遇襲時最先想到的一定是這些銀幣箱子。

最後的贏家：詹寧斯

私掠船隊在黑夜裡顛簸浮沉時，詹寧斯選出一百五十人，讓他們全副武裝，平均分成三隊。每一隊都登上一條大型艇，深夜兩點時划船上岸。隊伍在兩座西班牙營地中間登陸。黎明時，眾人大步走在海灘上，朝著主營地邁進，每一隊由一名鼓手與一名旗手打頭。[67]薩門司令的部屬築了一道沙堤防禦艾茲人攻擊，但他們知道，對帶著火槍的英格蘭人來說，那起不了多少作用。薩門寡不敵眾，手下只有六十名士兵及幾門炮，而且，詹寧斯鼓手的咚咚聲越來越近時，就有十幾個人逃跑。薩門知道勢不可擋，便舉起白旗，獨自去見英格蘭人。

薩門與詹寧斯面對面時，薩門問：「這是戰爭嗎？」英格蘭人回答：「不，我們是來打撈殘骸的，我們要帶走『如山的財富』。」薩門以堅決的語氣回答：「這裡沒有屬於你的東西。失事船『屬於天主教陛下』腓力五世，我的人正在替陛下保護那些船。」薩門的據理力爭並沒有產生效果，因此，他提供兩萬五千枚八里爾銀幣，要他們安靜離開。詹寧斯拒絕了這個提議。薩門知道抵抗也沒有用，只好投降，並說出財寶埋藏處。范恩與詹寧斯的人把銀幣放上小船，額外的收穫還包括四門青銅旋轉炮（swivel gun），以及各式各樣從薩門部下身上搶來的東西。[68]接著，他們破壞了三門大到帶不走的大炮，帶著價值八萬七千英鎊的西班牙金銀幣，回到自己的單桅船上。

英格蘭人放走西班牙郵船，航向東南方。他們需要找一個安全的地點分贓，詹寧斯覺得巴哈馬此時並不合適。

私掠船艦隊日益壯盛

寶船隊遇難後，整個巴哈馬忙碌起來。失事船隻正在引來惡徒、投機分子，以及整個英語世界的失業水手。大部分人以巴哈馬為基地，該地是英國名義上離艾茲棕櫚地最近的領土。對劫掠者、尋寶者與海盜來說，巴哈馬的無政府狀態是額外的吸引力。

一七一五年的晚夏與秋天，霍尼戈與蒂奇沿著古巴和佛羅里達海岸，繼續劫掠西班牙船隻。他們讓人知道，他們拒絕《烏得勒支和約》，繼續視西班牙人與法國人為仇敵。他們宣稱英格蘭人與荷蘭人不用怕他們，因為他們只不過是在替同胞報仇，報復西班牙海岸巡防隊的行為。[69]他們在一七一五年的春季到夏季時，都還維持著這個政策，但秋天來臨時，這個原則就漸漸不存在了。十一月初時，霍尼戈與蒂奇虜獲牙買加的英格蘭單桅帆船「瑪麗」號（Mary）。「瑪麗」號對這群海盜來說，是個重大進展；這艘單桅帆船足以容納一百四十人與六門大炮，意味著它大概重三十五噸到四十噸，大小等同詹寧斯的「巴謝巴」號，以及漢密爾頓總督的其他私掠船。霍尼戈與蒂奇善待船員，甚至可能有幾個人受到更高薪資和更大自由的吸引，自願加入他們。[70]

十一月時，霍尼戈駛著「瑪麗」號回巴哈馬，另外還帶了一艘虜獲的西班牙單桅船，貨艙裡裝著一桶桶蔗糖與乾貨。不過，霍尼戈這次沒有回到哈勃島上的安全藏身處，而是直接在拿騷港下錨。他召集這個殘破首都的海盜、打撈者，以及其他無所事事的人，宣佈他們現在全都受他保護。在新普羅維登斯島上，海盜人數已開始超過奉公守法的居民，這群人在鎮上四處閒晃，一副這是他們地盤的樣子，甚至還替自己取了名字：飛幫（Flying Gang）。

當時，托馬斯·沃克已和二十一歲的兒子小托馬斯從古巴的貿易之旅回到拿騷。某一天，沃克在家中照料生意，派兒子到鎮上跑腿。年輕人馬上感到氛圍變了。幾個朋友告訴他，他們被飛幫的混混勒索金錢，其他人則說，再也不能讓家中妻女在無人護送的情況下四處走動了。據說海盜已經從西班牙失事船上取得「大量錢財」，並用那筆財富武裝自己，買下了所有必要人士的忠誠。接著，沃克在鎮上直接和霍尼戈碰上了面。

霍尼戈憤怒地質問小托馬斯：「你爸那個老無賴在哪裡？」

依據小托馬斯事後提供給查爾斯頓官員的證詞，當時他回答：「我父親在家。」

「他是個惹是生非的老傢伙，」霍尼戈咆哮道，「要是讓我碰上了，老子會開槍殺掉他。」

兒子回答：「我父親在家，如果有什麼話要對他說，最好的辦法就是當面告訴他。」

霍尼戈警告，要是沃克一家人不能只管好自己的事，他會燒掉他們的房子，殺掉老傢伙，並把剩下的人鞭打到不省人事。霍尼戈現在有超過一百人聽從他的命令，還有一艘武裝完備的單桅帆船，沒有人可以反抗他的權威。

時間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沃克一家人面臨越來越緊張的情勢。十二月時，霍尼戈及至少其他兩艘單桅海盜船的船長，在佛羅里達沿岸出沒，阻撓古巴與失事寶船之間的西班牙航運。霍尼戈月底回來時，讓沃克心驚膽戰，這次他甚至帶回一艘更大型的西班牙單桅帆船，並依自己的名字重新命名為「本傑明」號（Benjamin），「瑪麗」號的武器和物資都移到這艘船上。目擊者後來形容「本傑明」號是一艘「大型單桅帆船」或單桅戰艦，足以承載兩百人與各式武器。有了這樣一艘戰艦，霍尼戈再也不需要「瑪麗」號了。他把那艘英格蘭單桅帆船送回牙買加，船上載著不願加入飛幫的船員。

一月一日當天，或是在那天前後，沃克一家瞠目結舌地看著詹寧斯的私掠船隊駛進港口，貨艙塞滿搶來的西班牙銀幣。[71]老托馬斯·沃克望著拿騷港陣容越發壯大的戰艦，首次明白新時代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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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海盜聚集（一七一六年一～六月）

伍茲·羅傑斯從環球之旅返家後，接連遭逢打擊。

他回到布里斯托爾時，得知岳父惠史東已去世的噩耗，而他的妻兒在他長年不在家時一直住在娘家，因而不得不把他們在皇后區的豪宅所有權交給惠史東夫人，充當一家人的生活費。[1]羅傑斯歷經三年危險的工作後，幾乎兩手空空地回家，也搬進妻子娘家，一邊養好臉上和腿上的傷，一邊哀悼著死去的弟弟。

不過幾個星期之後，他的養傷期就被法院的傳喚打斷。某個叫史蒂芬·格瑞（Stephen Creagh）的人，代表「公爵」號與「公爵夫人」號上的兩百零九名前船員控告他。格瑞的客戶深信，寶船「化身」號的貨物價值不是十四萬英鎊，而是三百萬英鎊，[2]而羅傑斯把大多數「消失」的金銀珠寶藏在巴達維亞。眾水手一定覺得自己遭人冷落，又遭到剝削。許多人甚至尚未踏上乾燥的地面，就被迫加入皇家海軍，而這個叫格瑞的人，幫他們付訴訟費和各種費用，讓他們自由。[3]一七一二年一月，羅傑斯前往倫敦為自己辯護，順道監督自己的遠征戰利品拍賣會。

羅傑斯在倫敦時，得知妻子懷了第四個孩子，這個消息讓他心情好了起來，開始準備出版日誌。但就連這件事，他都遭受打擊。庫克的航海日誌在幾個月前，就已經搶在他之前出現在倫敦書店。不過，羅傑斯最後勝出，他的《環球之旅》（A Cruising Voyage Around the World）出版後，銷量很快就超過了倉促完稿的競爭書籍。讀者對羅傑斯提到的船難生還者塞爾科克特別感興趣，而庫克的書裡幾乎沒有提到他。感興趣的人士包括作家兼記者笛福，笛福在布里斯托爾找到塞爾科克，以他為原型，寫出自己最出名的小說《魯濱孫漂流記》。《環球之旅》會經歷兩個版本，並印刷無數次，為羅傑斯帶來迫切需要的收入。

八月時，羅傑斯的妻子莎拉生下一個兒子，他們的生活因這件事而再度開心起來。小男嬰洗禮時，被命名為伍茲，和父親、祖父、曾祖父同名。此外，戰爭已經接近尾聲，遭逢財務困難的羅傑斯一家，可以期待更美好的年代。

然而，他們的命運再度轉變。十二月時，大法官賽門·哈克特（Lord Chancellor Simon Harcourt）宣佈「格瑞對羅傑斯案」（Creagh v.Rogers）[4]的判決。羅傑斯輸了，判決書使他破產。幾個月後，羅傑斯還在為這場災禍暈頭轉向時，他八個月大的兒子夭折，埋在聖麥可教堂墓地。[5]接二連三的打擊帶來的壓力，似乎終於壓垮羅傑斯的婚姻。莎拉和他分居，男方住在倫敦，女方住在布里斯托爾，而且很快便完全不說話。接下來的幾年時間，兩人都假裝對方死了。

另一個海盜巢穴：馬達加斯加

羅傑斯一如往常，投入另一個大膽的計劃。戰爭結束了，海盜再度死灰復燃，尤其是在最著名的海盜巢穴馬達加斯加。馬達加斯加是傳說中的埃弗裡王國所在地，也是托馬斯·圖和已逝的基德船長的巢穴。這裡是無政府狀態與混亂的溫床，佔據著連接歐洲、印度與荷屬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的航道。羅傑斯已從丹皮爾及其他人那裡聽過相關傳說。毫無疑問，他聽到的說法，大多來自荷蘭商人、軍官，以及巴達維亞與南非開普敦的官員。先前在一七一○年十二月，當他駛著被蟲蛀、載著珍寶的船，經過馬達加斯加南端，風塵僕僕地返家時，一定出了些冷汗，因為地平線隨時可能冒出一群單桅海盜船。羅傑斯畢竟是商人，對貿易來說，沒有什麼比海盜還糟糕的了。一七一三年夏天，羅傑斯開始醞釀壓制海盜的計劃，最終讓海盜的流氓國度受到有關當局的制約。

這個計劃的第一期行動包括潛入島上的秘密任務。羅傑斯準備接觸海盜，評估他們的實力與人數，然後試圖使其和平投降。如果成功了，羅傑斯可能想接近國王，自請擔任第一任總督，監管島上的殖民地。這塊殖民地對英國的好處有很多，不但可以去除帝國的亞洲貿易的主要威脅，還可以充當重要船隻的避風港與海軍基地，以及英格蘭與東印度之間的中途補給基地。不過，在這個階段，羅傑斯知道自己必須低調。他已經看到英國東印度公司會不惜一切，以求保住有利可圖的亞洲貿易皇家壟斷權。羅傑斯不能在計劃尚未開始之前，就讓那些人粉碎一切。

因此，他的第一趟馬達加斯加之旅必須以貿易為掩護。他去布里斯托爾找從前的生意夥伴，可能也在倫敦找了幾個新夥伴，交涉買下一條合適的船。最後，他們找到「德利西雅」號（Delicia），[6]那是一艘四百六十噸重的商船，配備三十六門炮，比「公爵夫人」號稍微大一些，約略相當於海軍的大型第五級護衛艦。「德利西雅」號擁有大型圓形船身，足以裝載大量貨物，是一艘完美的遠程貿易補給船。接下來的八年，這艘船將常伴羅傑斯左右。不過，這位一文不名但遊歷甚廣的年輕船長必須面對一個更加困難的挑戰，就是從舊敵人東印度公司手裡取得貿易合約。

一七一三年十月二日，羅傑斯走在利德賀街（Leadenhall Street）上，經過雜亂的市中心市場，抵達東印度公司全球總部東印度大樓（East India House）入口。[7]一旁的市場散發的惡臭可能讓他皺起了鼻子。每一天市場屠宰數百隻牲畜，小山般的內臟就堆在幾碼之外。羅傑斯站在宏偉的四層樓建築物前的鵝卵石步道上。東印度公司這棟有六十五年歷史的總部，以木頭建成，有大量的窗框與華麗裝飾，一個陽台突出在街道上方，公司職員可以看著下方市場廣場上的人來來去去。二樓、三樓的鉛灰色窗戶呈小小的菱形窗格，面對著街道。只有三樓中間沒有窗戶，那裡裝飾著十英尺高的公司徽章木雕。建築物上方是一幅巨大的壁畫，長二十五英尺、高十五英尺，上面是公司三艘揚帆遠航的大船，另外還有兩隻憤怒海怪的雕刻，以及一個倚著劍的英格蘭人。在與街道同一高度的樓層的櫃檯後方站著一名看門人。他在引羅傑斯進入寬敞總部之前，問他是否有預約。

羅傑斯提出的計劃很簡單。他請求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允許他把奴隸從馬達加斯加帶到東印度公司的蘇門答臘明古魯（Benkoelen，Sumatra）基地[8]。「德利西雅」號將充當「單獨的堆貨船」，意思是說，船主會自行負擔這趟旅程。東印度公司可以買下羅傑斯捕獲的奴隸，或是以人頭計算付他運費。不管是哪一種，東印度公司都可以賺一筆，但一毛錢都不用投資。東印度公司的人可能太高興了，畢竟，知名作家與戰爭英雄居然跑來央求他們，於是他們就給了羅傑斯合約。幾個星期後，羅傑斯站在新船的後甲板上，往南方前進。

「德利西雅」號在一七一四年三月，抵達馬達加斯加東海岸。[9]羅傑斯造訪的港口當時約有十幾名英格蘭海盜住在那裡，他們的領袖看起來是托馬斯·柯林斯（Thomas Collins），這個人曾為埃弗裡的船員。相較於倫敦小說家與劇作家的妙筆生花，這群人的「海盜王國」相當樸實。大部分人已經定居在這裡十年以上，成員是海盜、騙子與逃亡者，他們在這個熱帶的無主之地，享受著簡單輕鬆的生活。當地的馬拉加什人（Malagasy）過著一夫多妻的生活，這對這群英格蘭亡命之徒來說很合理。大部分人擁有好幾個妻子、一大群黑白混血孩子，以及一小群奴隸。奴隸來源是貿易或介入島上的部落戰爭。他們把自己的大家庭藏在岸邊樹林裡築有防禦工事的房子裡，木頭高牆與壕溝圍在四周。這類建築物的進出通道故意蓋得彎彎曲曲，令人分不清東西南北，要是被人發現，房子主人有充足的時間逃進樹林。羅傑斯抵達港口時，他們就做了這樣的事。居民們顯然害怕羅傑斯的船，因為那艘船上有著長排大炮，看起來就像國王陛下的護衛艦。

羅傑斯和船員們第一次上岸時，只有馬拉加什的部落人士迎接他們，沒有海盜出沒的跡象。羅傑斯提議交易奴隸，他知道這裡可以用十先令（零點五英鎊）的貨物交換奴隸，那是西非現行價格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10]海盜看到這群訪客是來買人的，便從樹林裡跑出來。《海盜通史》的作者回憶道：「我不能說他們衣衫襤褸，因為他們沒穿衣服。他們身上沒有東西蔽體，只有完全沒處理過的獸皮……也沒有鞋襪，所以他們看起來像是穿著獅皮的赫拉克勒斯……他們是人們能想像出來的最原始的人物。」[11]接著，羅傑斯進行了一筆划算的買賣，用衣服、火藥與金屬工具，買下海盜「大量」的馬拉加什奴隸。

羅傑斯在島上逗留近兩個月時間，他款待海盜，搜集海盜社會的情報，得知原住民彼此不斷交戰，要是殖民者來到這裡，不會出現多少反抗。海盜目前虛弱又沒有組織，缺乏可製造任何破壞的遠洋船，士氣低落。羅傑斯覺得可以用法外開恩的條件，輕鬆說服他們投降，不過動作要快，因為荷蘭船隻「史固努文」號（Schoonouwen）[12]的五十名水手，目前擱淺在島上西岸，正準備加入海盜。

海盜這邊則對「德利西雅」號與船員虎視眈眈，希望找機會拿下這艘強大的船。他們的計劃是等到黃昏，然後乘著小船大量擁到甲板上，拿下負責看守的人。海盜甚至開始和羅傑斯的一些船員發展友誼，可能還招募了幾個陰謀叛變者，但羅傑斯經驗豐富，嗅出危機正在醞釀。他切斷了海盜與船員間的聯繫，在「德利西雅」號上組織一支強力的看守隊。海盜「發現自己徒勞無功」，[13]羅傑斯離開時，他們甚至還告訴他眾人原本的打算。

羅傑斯設法說服眾多海盜，說他們最好的去處是回到英格蘭。他協助他們，擬定了給安妮女王的正式請願書，求女王原諒並赦免他們，聲明他們希望回到家鄉，奉公守法地安靜度日。[14]羅傑斯帶著請願書與用鏈子綁在貨艙的滿船奴隸，下令起錨，定下回開普敦的航線。他在一七一四年五月抵達那裡，把海盜的請願書交給一艘開往倫敦的船，然後航向蘇門答臘，他要在那裡賣掉奴隸。

這個時期的奴隸船不像後來十九世紀的奴隸船那樣經過特別設計，貨艙隔成天花板低矮的奴隸甲板。[15]在船長眼中，奴隸只不過是另一種要塞進貨艙的貨物，差別只在於他們需要有人餵食。羅傑斯是非洲貿易的老手，他大概讓「德利西雅」號也採取這樣的做法。奴隸通常是每兩個銬在一起，緊緊塞進貨艙，幾乎沒有躺下的空間。女人、女孩與男人、男孩分開關，可能是用防水布或臨時隔間分開。帶著武器的船員會在每一個艙口站崗。甲板上的箱子裡放著裝填好子彈的火槍與手榴彈，如果有人試圖衝向那裡，水手會射殺所有的人。如果奴隸衝向主甲板，船上水手便可以從高聳的船尾甲板殺掉大量的人，那裡的扶手上裝著小型旋轉炮。奴隸被帶去餵食時，炮手會繼續讓這些旋轉炮待命，準備好用連發彈轟炸他們。天氣不適宜時，奴隸依舊被關在悶熱、通風不良的貨艙，在汗水、糞便、尿液中喘息。部分人不可避免地染上痢疾，這可能造成甲板「到處覆蓋著來自（生病奴隸）的鮮血和黏液，看起來活像個屠宰場」。這樣的情況下，疾病會快速傳播，奴隸與船員死亡率極高，經歷一趟普通的旅程後，兩者都會損失大約百分之四十的成員。此外，如果天花、瘧疾、登革熱、麻疹、痢疾沒有帶走他們的性命，他們還有自殺的風險：被囚禁的人通常會極度恐懼與失去希望，他們待在甲板上時，必須嚴密看守，以防止他們帶著鏈子投海。

奴隸制度不會讓當時的人感到困擾，不論是歐洲人、非洲人或馬拉加什人，因為他們全都以買家或賣家的身份參與奴隸貿易。羅傑斯也不例外，他家族的財富大多來自非洲的奴隸貿易。此外，在他的環球私掠遠征戰利品中，奴隸也是利潤特別高的項目。他貨艙裡可憐的馬拉加什人只是另一種付賬單的方式，一種掙取資本以投資更大計劃的方式。我們不知道「德利西雅」號載了多少奴隸到蘇門答臘，[16]只知道羅傑斯在一七一四年夏天把他們載到那裡，讓船裝上東印度公司貨物，然後掉頭回英格蘭。他急著返家，急著執行他消滅海盜巢穴、替帝國抓住他們的計劃。

他再也沒有回過馬達加斯加了。

再回沉船地

霍尼戈與詹寧斯回到巴哈馬後，兩人開始針鋒相對。他們可能在牙買加私掠船生涯中，就產生過嫌隙，也可能是受過教育、家財豐厚的船長詹寧斯看不起當時的窮水手霍尼戈。詹寧斯顯然覺得，只有得到漢密爾頓總督私掠任務的人，才有資格攻擊西班牙人。要不然，這個人就比海盜好不了多少。

回到拿騷沒多久，詹寧斯就拿走了霍尼戈的戰利品：一艘小型的西班牙貿易單桅帆船。[17]詹寧斯有近兩百名全副武裝的手下，並至少有兩艘單桅帆船聽他指揮，霍尼戈沒有多少辦法可以阻止他。詹寧斯的幾個手下登上那艘戰利船，要船上的人去別的船上。船員欣喜若狂、井然有序地分配完戰利品幾天後，船隊就前往牙買加。他們畢竟是私掠船，必須把戰利品提報給附屬海軍法院，而負責主持的官員就是漢密爾頓總督本人。[18]

他們回去的時間比預期的早。

眾人回到牙買加時，古巴水手認出詹寧斯的小型船隊。[19]西班牙人一路跟著詹寧斯到古巴海岸，穿越向風海峽，一直到羅亞爾港入口處。托雷斯-阿雅拉總督會聽說這件事，而他聽到時將大發雷霆。[20]

一七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巴謝巴」號在牙買加下錨。蒂奇、詹寧斯、韋爾斯只離開兩個月，但這個時候，漢密爾頓總督的處境已經出現巨大轉變。大約在新年時，風聲已傳到殖民地，英國本土一場對抗喬治國王的「恐怖邪惡陰謀」已被鎮壓。《波士頓新聞通訊》慌張地通報「倫敦塔、國庫、英格蘭銀行」全是被攻擊的目標，「倫敦市多處遭人縱火，英格蘭數個地方發生暴動」。[21]詹姆士·斯圖亞特準備帶著軍隊從法國進攻，「全都發生在九月二十五日」。詹姆士黨人的主力部隊在蘇格蘭起義，漢密爾頓總督的哥哥喬治·漢密爾頓中將率領著兩千名反叛者，但面對國王的軍隊時，卻喪失了進軍主動權。韋爾斯與德文郡同一時間也計劃了幾場叛亂，但有關當局提前得到風聲，逮捕了策劃者。到一月底時，英國傳來對漢密爾頓總督不利的消息，起義顯然失敗了，國王懸賞他哥哥喬治的頭。總督知道該是消滅證據的時候了。

詹寧斯與韋爾斯依據委任狀，把寶物呈給漢密爾頓總督。他們可能沒有說出財物是從救難營地搶來的，而非來自沉船，不過，他們其實也不用明說，因為對私掠船來說，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他們搶到的財富實在是太驚人。[22]但是，不管怎麼說，不開口對大家都好。漢密爾頓後來宣稱自己沒有拿走他應得的一份，「因為我聽說，那是在岸上拿到的」。[23]他沒有逮捕詹寧斯，也沒有逮捕他的同夥。他們到處走動，自由自在，享受著腳踩大地的喜悅，並花掉不義之財，一如其他幾艘漢密爾頓委託的私掠船的船員。二月底時，詹寧斯向總督請求開始另一趟旅程的委任狀，漢密爾頓親自簽署他的出航文件。[24]漢密爾頓在等待叛變的進一步消息時，他和私掠船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不阻止他們也不逮捕他們。

三月初，詹寧斯帶話告知部屬及其他船長，表示自己將再度前往西班牙船難地點。好幾個人回應，對有分一杯羹的機會感到很高興，其中一個人是雷·亞許沃斯（Leigh Ashworth），這個人指揮漢密爾頓的另一艘私掠船：五十噸重的單桅戰艦「瑪麗」號（Mary）。其他兩個人在沒有委任狀的情況下也加入了：「椰子」號（Cocoa Nut）的山謬·裡多（Samuel Liddell），以及「發現」號（Discovery）的詹姆士·卡內基（James Carnegie）。[25]兩個人各有一艘小型單桅帆船，他們讓詹寧斯擔任總指揮。粗暴殘忍的范恩也迫不及待重新加入詹寧斯的隊伍。[26]

幾艘單桅帆船在三月九日早晨離開藍田，競速離開港口，遠離牙買加。當天夜裡，四艘船被風吹散，但一兩天後，他們在松樹島（Isla de los Pinos）[27]重新相聚。那是一座無人小島，窩在古巴最西端後方。他們的計劃是繞過古巴沿著墨西哥灣流直接抵達失事地點，然後大肆劫掠。他們在四月二日繞過科連特斯角（Cape Corrientes），三日在經過古巴西北海岸時，「巴謝巴」號負責瞭望的船員大叫起來。

海盜相爭

貝勒米望見西方幾英里外，一艘不知名的單桅帆船朝著他們乘風破浪而來，後頭還跟著四艘同行船。貝勒米和威廉姆斯感到情勢不妙。

貝勒米和威廉姆斯皮膚曬得黝黑，頭髮也因曝曬在熱帶陽光下數月而發白。他們可能曾在一月時詹寧斯的人馬掠奪完艾茲棕櫚地後不久，去過西班牙船難地點。[28]這件差事困難、危險，競爭者眾多。到了月底，另有七八艘英格蘭船隻在「雷格拉」號與「聖羅馬」號的失事地點下錨。但不管他們多努力，沒有一組人馬找到大船的主船身，只能盡量搜奪四散的貨物與錢幣；幾個星期後，打撈者只撈出要與幾百個人平分的五六千枚八里爾銀幣（一千兩百五十至一千五百英鎊）。[29]阿雅拉·艾斯寇巴（Ayala Escobar）船長自哈瓦那帶著援軍在一月二十二日驅逐英格蘭人時，貝勒米和威廉姆斯大概很高興能被趕走。

他們往南走，經過佛羅里達尖角與古巴西部，然後沿著中美洲海岸而下，抵達洪都拉斯灣（Bay of Honduras）。他們可能是來招募船員的。當時，這一帶是無主的蠻荒之地，住著米斯基托印第安人（Mosquito Indian），以及一群群稱為「灣人」（Baymen）[30]的粗野英格蘭樵夫。後者住在今日的伯利茲，以及墨西哥尤卡坦（Yucatan）、坎佩切（Campeche）一帶冒著蒸氣的濕地小屋裡。這群人正處於絕望狀態，他們的食物補給在上個秋天就已經短缺了，坎佩切主營地已有數名樵夫被活活餓死。剩下的人之中，至少有兩百人決定成為海盜，他們造起大型帆式獨木舟（sailing canoe），前往新普羅維登斯島或艾茲棕櫚地西班牙失事船所在地的危險航道。一七一六年二月，西班牙人攻擊了坎佩切，活捉或殺掉多名留下的樵夫，並驅逐了剩下的人。[31]幾個星期後，貝勒米和威廉姆斯抵達洪都拉斯灣時，發現伐木營地的幾乎每個人都在尋找生路，兩人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願意成為海盜的人。

到了三月底，貝勒米和威廉姆斯領導著一個海盜幫，指揮著兩艘佩利亞加船，也就是兩年前霍尼戈與蒂奇起家時的同一種帆式輕舟。他們在洪都拉斯灣某處登上了第一艘留下記錄的戰利船：一艘由約翰·寇納裡森（John Cornelison）指揮的荷蘭船。[32]海盜幫劫掠那艘船，要一名水手加入他們，不然就殺掉他，並在不久後虜獲另一艘由楊恩船長（Captain Young）指揮的英格蘭單桅帆船。[33]打撈者與灣人在船上尋找貴重物品時，貝勒米和威廉姆斯把自己的佩利亞加船綁在船尾，脅迫楊恩帶他們回古巴。[34]這兩個人和霍尼戈、詹寧斯不同，他們沒有身為私掠船船長的錯覺，他們是海盜，就這麼簡單。此外，貝勒米對船主與船長沒有多少同情心，因為這些人讓他生活淒慘。他主張海盜幫應該像俠盜羅賓漢那樣，劫富有商人，濟貧窮水手。威廉姆斯本身是富裕商人，他當海盜的動機可能是同情蘇格蘭人以及被廢黜的斯圖亞特國王，也或者純粹為了錢。

在古巴外海，詹寧斯的四艘單桅船開始衝向他們。貝勒米和威廉姆斯看見英國旗幟，擔心被抓，決定逃跑。兩人命令大約四十名船員將所有貴重物品放在輕舟上，準備拋棄大船。詹寧斯的「巴謝巴」號追來時，貝勒米幫派跳上帆式輕舟，解開船索，開始奮力划槳，逕直衝進風裡。

大肥羊：法國武裝商船

詹寧斯站在「巴謝巴」號甲板上看著輕舟逃跑。他看出追擊那些人沒什麼用：如果逆風而行，沒等他的單桅帆船抓到人，他們就會逃到保護著古巴海岸的暗礁處。因此，他靠到單桅帆船旁，呼喚楊恩船長。楊恩以為自己獲救了，解釋說那兩艘輕舟載著「一幫惡棍」剛剛帶著他的錢跑了。楊恩以為漢密爾頓總督的私掠船是在那一帶打擊海盜的，會保護像他一樣的商人。他很快就會失望。

詹寧斯不急著放楊恩船長走。他派人上楊恩的船，並對同行船發出信號。船隊即將行經附近的翁達港（Bahia Honda），[35]那是一個有掩護的錨地，位於古巴海岸一帶地廣人稀之處。他們將在那裡決定如何處置楊恩船長與他的單桅帆船。

幾個小時後，詹寧斯與船員們預備停靠在錨地狹窄入口外時，一個意外驚喜降臨。鎖孔狀的港口中停著一艘掛有法國國旗的大型武裝商船，大部分船員都在岸上搜集淡水和柴火。詹寧斯的船隊擋在港口入口處，他們無路可逃。不過，風正在從陸上吹來，即使是詹寧斯船隊靈活的單桅帆船，也不可能逆風進入狹窄入口。他下令五艘單桅帆船下錨，等他想好計劃。

詹寧斯用望遠鏡檢視著法國船，看出直接攻擊可能等同於自殺，偷偷摸摸看來是最好的法子。他派三名船員搭著小船前去評估情勢。船員將小船划進港口，靠近那艘法國船，然後開心地呼喚船長。三個人告訴船長，他們是來港口取水的。法國船長邀請他們上船，幾個英格蘭人在和他閒聊時，觀察了一下四周的情況。

他們登上的是德斯庫貝船長（Captain D』Escoubet）的羅歇爾（Rochelle）「聖瑪麗」號（St.Marie）護衛艦。[36]這位富人擁有這艘船四分之一的所有權與貨物。海盜猜測船上有四十五人、十四至十六門炮，不過，這艘船足以載運兩倍以上的人員與火力，是完美的戰利品。

小船帶著消息回來時，詹寧斯要眾船長集合，告訴眾人他想突襲「聖瑪麗」號，宣稱那艘船為海盜船，然後當成戰利品帶回牙買加。「椰子」號的船長山謬·裡多認為，這會是恐怖的錯誤，他告訴其他三名船長，幾個月前他在墨西哥的韋拉克魯斯看見過「聖瑪麗」號，這艘船顯然是「有合法目的的貿易船」。

其他人不相信裡多的說法。一個人大聲地對他說：「你來這裡幹嗎？大眼瞪小眼，然後手指塞在嘴巴裡回家嗎？」詹寧斯插話說自己今晚就要登上那艘法國船，但他的「巴謝巴」號「不能被拿下」。他表示，如果他駛到體積較大的「聖瑪麗」號旁，「我們大概會被擊沉」。他們需要奇襲，用小船登上法國船。亞許沃斯和卡內基船長同意了。

裡多試圖做最後的據理力爭，想挽救形勢。「椰子」號的船主派他出來是要打撈西班牙失事船，而不是當不折不扣的海盜。除非能證明「聖瑪麗」號是海盜船或違法載運英格蘭貨物，否則私掠船沒有理由扣留這艘船。裡多懇請其他人把攻擊延遲到早上，他願意親自登上「聖瑪麗」號，瞭解他們是否「能讓這艘船成為合法的戰利品」。裡多的票數不足，只能清楚表明他不會參與這次海盜行為。

裡多的船員羨慕地看著「巴謝巴」號與「瑪麗」號的水手拿好武器，準備好小船，預備發動攻擊。最後，舵手宣佈自己也要加入大夥兒，帶著十幾個人拋下了裡多。這將是一趟危險的旅程，要劃兩英里穿越海灣，並和一艘全副武裝的大船交戰。然而，日落時發生的一件事讓勝負完全翻轉過來。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連手奪船

貝勒米和威廉姆斯聞風而逃時，他們看著英格蘭私掠者登上楊恩船長的單桅帆船，兩名船長不可避免地見了面。接下來的事讓他們摸不清頭緒。楊恩顯然是合法商人，但幾艘私掠船不但沒有放他走，還派押解船員上船，帶著那艘船一起走。他們躲在暗礁與紅樹林之中，看著那支小型船隊在翁達港入口下錨。[37]輕舟上的眾人開始明白，指揮這些單桅帆船的人一舉一動都不像治安官。

晚上七點左右，熱帶太陽開始沒入斑斕的地平線，他們划船經過卡內基與楊恩的單桅帆船，駛在「巴謝巴」號、「瑪麗」號、「椰子」號之中。站在同一艘帆式輕舟上的貝勒米和威廉姆斯，對著「巴謝巴」號的船長大喊。詹寧斯、范恩、貝勒米和威廉姆斯第一次看著彼此。他們瞭解，如果要拿下這艘巨大的法國戰利品，那麼他們就需要彼此。

快到十點時，「巴謝巴」號與「瑪麗」號用力拉起船錨，船上的頭領帶著大家一起呼口號：「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接著，有個笨蛋開了一槍。幾個人說不管是誰開的槍，應該殺掉那個傢伙，他不該驚動「聖瑪麗」號。

在單桅帆船搖曳的提燈光線中，幾個私掠船船長看見十分不尋常的景象。貝勒米和威廉姆斯的大型輕舟划進單桅船中間，他們的船員全身脫光，手裡拿著手槍與水手刀，像是一群野蠻人。「巴謝巴」號的船員把一個單套結拋到一艘輕舟上，「瑪麗」號也拋出一個到另一艘輕舟上。貝勒米和威廉姆斯的輕舟穿越海灣，船員奮力划槳，一艘輕舟拖著一艘載著全副武裝船員的單桅戰艦。

他們一定讓德斯庫貝船長心驚膽戰，也讓「聖瑪麗」號上的船員搞不清楚狀況：載滿沒穿衣服、看起來像野人的兩艘印第安式戰鬥輕舟穿越水面，後面還拖著戰船。[38]從一開始，德斯庫貝就懷疑這些英格蘭單桅帆船，甚至把一箱寶物藏在岸上，擔心可能會遭到攻擊。即使如此，他的準備還是不足。佩利亞加船迫近時，貝勒米的人鬆開單桅帆船，直接從自己的船上進攻。德斯庫貝船長的一名船員對著輕舟上的人大喊：「你們要去哪裡？」得到的回應是：「登船啊，不然你以為我們要去哪裡？！」[39]接著，就是一陣火槍齊響。「巴謝巴」號一陣炮火攻擊，德斯庫貝頭上飛過一顆炮彈。他寡不敵眾，敵方人數至少是他的六倍。德斯庫貝命令船員登上小船，試圖上岸，但一艘佩利亞加船追趕上去抓住了他們，船上其他人則衝上甲板。第二艘佩利亞加船上的貝勒米警告法國人，如果他們抵抗，就要實施全員屠殺。德斯庫貝投降，他的人甚至沒有開過一槍。

對貝勒米來說，這件事教會他恐懼的價值。他們拿下一艘火力齊全但人力不足的護衛艦，沒有傷到船員、船身和貨物。他們以一副無所不能的樣子上戰場，結果什麼都不必做就成功了。這次經歷告訴他如何當海盜：恐懼可以是最強大的武器。

「巴謝巴」號與「瑪麗」號在戰利船旁下錨時，詹寧斯的人進入「聖瑪麗」號搜刮貨艙、審問船員。魯莽與暴力的范恩，可能與貝勒米和威廉姆斯握手並共享朗姆酒。貝勒米和威廉姆斯需要的不是這種人，他們要的人要能機智戰鬥，不付出傷亡就可拿下豐厚戰利品。

隔天早上，也就是一七一六年四月四日，詹寧斯開始審問法國船員。德斯庫貝後來表示，英格蘭人「拷問船員到（相當）不人道的程度」，以及用「最低劣的手法」迫使他們說出三萬枚八里爾銀幣（七千五百英鎊）藏在岸上哪裡。詹寧斯留下「聖瑪麗」號，任命卡內基為船長，德斯庫貝及其船員被趕到難以操作的「發現」號上。海盜虜獲了一艘船、金銀珠寶，以及價值七十萬法國裡弗爾（liver）的貨物（三萬零三百英鎊）。[40]詹寧斯還逼迫法國船長寫信給牙買加的漢密爾頓總督，聲明私掠船沒有幹任何壞事。德斯庫貝寫道：「在下必須向您說明，那些紳士對待在下彬彬有禮，十分願意每月給在下豐厚的數目以僱用或租用本人的船隻。」這些私掠者「拿走在下的船，只因這艘船適合他們正在進行的遠征」。[41]

海盜與私掠者忙著分贓，把貨物與人員從一艘船移至另一艘船。這個時候，一艘大型帆式輕舟抵達翁達港，船員們天真地登上「聖瑪麗」號，要求見德斯庫貝船長。他們是一位法國商人長官與十八位船員，從海岸二十英里外的馬裡埃爾被派來這裡和德斯庫貝貿易，他們的單桅帆船「瑪麗安」號（Marianne）則等在原處。這群人變成英格蘭人的俘虜，詹寧斯在他們身上「施以懲罰」，經過「數次拷問」後，同意帶他們回母船。詹寧斯和貝勒米、威廉姆斯開會，兩人都同意派一艘船和「發現」號一起到馬裡埃爾，準備拿下第二艘法國船。

隔天早上，貝勒米那兩艘佩利亞加船的船員分頭行動，一艘和卡內基前往馬裡埃爾。貝勒米與威廉姆斯則和另一艘船留在後頭，以確保新夥伴不是試圖將他們騙走，自己獨吞「聖瑪麗」號的戰利品。幾個小時後，「椰子」號起錨，朝著相反方向前進；裡多不想和這些海盜有任何牽扯，帶著少了二十三名船員的船回到牙買加。

詹寧斯和手下在翁達港等候，希望同伴很快會帶著另一艘戰利品回來。白天過去了，夜晚過去了，晨光出現時，兩艘單桅帆船通過港口入口。馬裡埃爾的俘虜證實，其中一艘是他們的「瑪麗安」號。另一艘有十門炮的武裝單桅帆船則飄揚著黑色旗幟，詹寧斯與范恩馬上就認出來，那是霍尼戈船長的大型單桅帆船。

茁壯的海盜共和國

詹寧斯離開後，霍尼戈在新普羅維登斯島待了兩個月。私掠者給他的惡劣待遇毫無疑問讓他火冒三丈，他正想要報復。

在此同時，拿騷的犯罪人口每天都在增加。大約有五十人拋下在附近西班牙失事地點打撈的單桅帆船，時間多在西班牙增援一波波出現之際，也就是二月與三月初。居民約翰·維克斯（John Vickers）後來做證稱，這些人造成「巨大的混亂……他們打劫居民，燒掉房子，強暴別人的妻子」。[42]打撈者的領袖是托馬斯·巴洛（Thomas Barrow），這個人曾是一艘牙買加雙桅帆船上的副手，帶著一批珍貴物品逃跑了，據說那些財寶屬於「一名西班牙侯爵」。巴洛自己沒有船，但他在島上虛張聲勢，自稱「普羅維登斯島總督」，承諾要讓這個島「成為第二個馬達加斯加」。每個星期都有數十名樵夫從坎佩切跑來，他們被西班牙寶藏的故事吸引，抵達後投奔海盜。其他人則來自新英格蘭、南卡羅來納與牙買加，他們是失業水手、契約傭工、亡命之徒，甚至還有幾個從古巴、伊斯帕尼奧拉島，以及其他地方逃跑來的奴隸。殖民地老百姓越來越害怕，許多人悄悄定下離開的計劃。妓女、走私者、軍火商等這類人則持續擁入。新普羅維登斯島正逐漸變成罪犯的國度。

霍尼戈為正在茁壯成長的海盜共和國開了頭，但處在巴洛的打撈者與漢密爾頓的私掠者之中時，他一定感到自己的飛幫領袖地位正在下滑，畢竟他的兩百名船員不同於私掠者，並不是在為具有法律效力、大部分戰利品都交給船主與船長的契約服務。除了少數幾個被迫的人，海盜船上的人基本上是自願加入的。島上的海盜大部分是長期在海軍與商船上遭受虐待剝削的水手，他們沒有意願重複那套制度，而是希望能徹底改變。他們開始選出自己的船長，如果他們對選出來的人不滿意，也可以投票彈劾他們。飛幫海盜在戰鬥時賦予船長絕對的權力，但其他多數事務都是在船員大會上以民主方式決定的，包括要去哪裡、要攻擊什麼、要留下還是釋放囚犯，以及如何處罰同伴的違規行為。霍尼戈及其他海盜船長都和船員吃同樣的食物，一起睡在船艙裡。此外，船員靠著選出其他的船上長官進一步確保自己的權利：他們會選出船需長，這個人必須讓食物、戰利品和任務都能公平地分配。[43]海盜船船長一般只會比普通水手多拿百分之五十的戰利品；而私掠船船長多拿的可能是他們的十四倍。如果船員信任他們的領袖，滿意他的表現，會追隨他到天涯海角；相反，他們會在眨眼間就罷免他。霍尼戈必須拿出戰果，不然他的海盜領袖任期可能很快就要結束了。

他帶著蒂奇上船，設定航線前往人煙稀少的西北古巴，該地跨越連接哈瓦那、西班牙大陸、新奧爾良（New Orleans）和法國的航道。在那些少有巡邏的海岸，海盜虎視眈眈。

霍尼戈穿越佛羅里達海峽，大概和哈瓦那保持了適當距離，然後在四月八日前後登陸古巴，位置在馬裡埃爾孤立的港口附近。停錨在那裡的還有一艘飄揚著法國旗幟的大型貿易單桅帆船。那艘船是聖多明各（Santo Domingo）的「瑪麗安」號，正要從伊斯帕尼奧拉島前往多濕地的新奧爾良法國小村莊，指揮者是法國海軍軍官安塞·雷·蓋都（Ensign Le Gardew）。他中途停留以把一批信寄往哈瓦那，停留期間，聽說同僚「聖瑪麗」號的德斯庫貝船長就在再往南走的海岸。雷·蓋都急著交換補給品和建議，於是派出一半船員乘著「瑪麗安」號的小船到翁達港。「瑪麗安」號船員不足，再加上沒有多少火力，不足以抵擋「本傑明」號的十門炮與兩百名船員。[44]雷·蓋都馬上投降，霍尼戈拿下「瑪麗安」號和價值一萬兩千五百英鎊的貨物。負責押解的船員登船，兩艘單桅帆船沿著海岸往南航行，可能希望順道拿下「聖瑪麗」號。

在翁達港入口，英格蘭私掠者的小型船隊已經捷足先登，霍尼戈認出其中一人，就是他的眼中釘詹寧斯。

海盜斗海盜

詹寧斯下令所有船隻啟程去追擊霍尼戈時，貝勒米和威廉姆斯正在「聖瑪麗」號上，他們的佩利亞加船則綁在船尾。他們協助押解隊拉起這艘法國船的船錨，看著「巴謝巴」號與「瑪麗」號離去。「聖瑪麗」號啟程時，船隊剩下的船已不見蹤影。於是，他們兩個人看到機會來敲門了。

「聖瑪麗」號駛出港口時，貝勒米和威廉姆斯打了暗號，他們的人便一起站出來，詹寧斯的押解船員與法國俘虜措手不及，船就被拿下了。貝勒米的部分船員拿著槍抵著俘虜，其他人則把佩利亞加船迅速拖到大船旁，裝著錢幣的布袋和箱子則扔到小船上。由於要留意在六英里或八英里外的「巴謝巴」號與「瑪麗」號，貝勒米和威廉姆斯要自己的船員也登上輕舟，然後劃進風裡，帶走了兩萬八千五百枚八里爾銀幣（七千一百二十五英鎊）。[45]要清楚那是多大的一筆錢，可以這樣想：十八世紀初商船船長的年收入大約是六十五英鎊。

在此同時，詹寧斯、范恩及「巴謝巴」號上的其他人知道，他們永遠追不上霍尼戈與「瑪麗安」號了。此外，他們也看到「聖瑪麗」號遠遠落到後面，十分危險。詹寧斯認為最好回到翁達港，不能丟掉戰利品。在他的號令下，「巴謝巴」號與「瑪麗」號掉頭，一兩個小時後，他們追上「聖瑪麗」號。「聖瑪麗」號上的船員大叫著迎接他們，顯然心煩意亂。他們說貝勒米的人背叛他們，帶走了一切。「巴謝巴」號充斥著不滿的竊竊私語，說詹寧斯弄丟了眾人大部分的戰利品。這名憤怒的私掠船船主，下令抓住另一艘佩利亞加船，「瑪麗」號上的木匠約瑟夫·厄爾（Joseph Eels）事後回憶，詹寧斯下令將那艘船「碎屍萬段」，[46]顯然當時那艘船上的貝勒米船員遭受了同樣的命運。詹寧斯在盛怒之下，下令把楊恩船長那倒霉的單桅船燒到吃水線之下。

一陣子後，詹寧斯發洩完怒氣，他下達新命令，船隊要航行到拿騷分配剩下的戰利品。

意見不同，投票解決

貝勒米和威廉姆斯搶完錢之後，追上霍尼戈。[47]兩組海盜在古巴海岸面對面。霍尼戈一定很高興聽到輕舟裡的人在詹寧斯鼻子底下偷走他的財寶。他用得著這樣的人。貝勒米和威廉姆斯在海盜幫規宣讀完畢後，加入了「本傑明」號。

水手欣賞有能力的人。貝勒米一定極具才幹，因為儘管年紀輕輕，霍尼戈卻任命他為新虜獲的「瑪麗安」號船長，地位高於自己的幾個老班底，包括蒂奇與船需長威廉·霍華德（William Howard）。依據推測，貝勒米在「瑪麗安」號上安排了二三十名自己的佩利亞加船員，再加上三四十名霍尼戈的人。他和威廉姆斯現在指揮著一艘堅固的遠洋單桅帆船，寶物在手，還有當代最惡名昭彰的英格蘭海盜當夥伴。現在，他們只欠幾門可以武裝新劫掠船的大炮了。

他們繼續在古巴西端徘徊了一星期或更長一點的時間，等著攔截從尤卡坦海峽（Yucatan Channel）通過的西班牙或法國船隻，結果沒有遇上豐厚的戰利品，反而又碰上另一個海盜。

拉布其是武裝單桅帆船「馬伕」號（Postillion）的船長，他加入這個海盜幫，和霍尼戈結成奇特的盟友。拉布其及大部分船員都是法國人，而霍尼戈依舊視自己為愛國者，正在進行對抗英格蘭敵人的正義之戰。此外，拉布其一幫人是貨真價實的海盜，為了利益，劫掠誰都可以。沒想到，這名法國海盜卻同意與英格蘭船長合作，締結維持了許多年的跨國關係。

貝勒米可能在其中起了作用。他並不是為了大不列顛而戰，而是在對抗體系，包括船長、船主、國王，以及這整套體系裡的人。在霍尼戈的圈子裡，不止一兩個人也贊同合作。如果霍尼戈反對與法國海盜同行，底下的人會駁回他的意見。於是，有八門炮的「馬伕」號與他們同行了。

不久之後，霍尼戈、貝勒米、拉布其這三名海盜望見一艘商船從坎佩切的方向駛來，正要通過尤卡坦海峽。那是一艘載著墨水樹的英格蘭船隻，正要前往荷蘭，也就是說，那是友船，而不是戰利品。但拉布其、貝勒米與霍尼戈不同，洗劫英格蘭船隻不會讓他們良心不安。眾人投票，霍尼戈的人再度駁回了他的意見。貝勒米與沒有武裝的「瑪麗安」號把風時，拉布其與霍尼戈拿下戰利船，派人上船洗劫與開船。他們拿了零零星星幾件看起來有用的東西：酒、錢幣、補給、備用零件，以及一兩名技術好的船員。過了八天或十天後，大概是在霍尼戈的堅持之下，他們放走了那艘船。[48]

幾天過後，在古巴西端，他們虜獲了每個人都會高興的東西：兩艘載著可可的西班牙雙桅帆船。[49]海盜一槍都沒開，在劫掠完兩艘船後航向松樹島，並在那裡發現三四艘正在裝運水與柴火補給的英格蘭單桅帆船。海盜船的船身需要清理，因此，海盜向那些小型單桅帆船的船主宣佈，他們的船已被強行徵用，必須幫助他們清船。霍尼戈可能在「本傑明」號底部發現了令人不快的驚喜，船蛆似乎已嚴重侵蝕船身，必須由專門的造船廠處理。霍尼戈開始考慮放棄他的大型單桅帆船，這艘船已引起新普羅維登斯島奉公守法的市民的高度警惕。

船身清理完畢後，海盜們繼續沿著古巴南方海岸而行，前往向風海峽。拉布其知道在人煙稀少的法屬伊斯帕尼奧拉島海岸有良好的藏身地點，他指引船隊往那個方向去。伊斯帕尼奧拉島是地理位置絕佳的地方，可以劫掠來往加勒比海的商船。海盜找到一處地方，同意把那裡當成巢穴，一起合作，以便劫掠越來越多的船隻。

霍尼戈首次想擺脫「本傑明」號，大約是在一七一六年五月底，他決定航向拿騷解決這件事。[50]「本傑明」號載滿沉重貨物，準備把東西賣給巴哈馬越來越猖獗的走私者。貝勒米與威廉姆斯可能也跟來了，想替「瑪麗安」號裝上大炮。霍尼戈、蒂奇，以及其他至少一百五十人和拉布其道別，說好幾星期後回去。

護船變搶劫

一七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詹寧斯的私掠船隊抵達拿騷廣闊的港口。那個畫面頗為壯觀：「聖瑪麗」號現在配備三十二門炮，由詹寧斯私人的十門炮「巴謝巴」號和亞許沃斯的十門炮「瑪麗」號護送。自二十年前埃弗裡駕著「幻想」號出現以來，這是新普羅維登斯島面對的最強大的海上武力。

詹寧斯、亞許沃斯、卡內基全部上岸，將船交給信任的部屬，前往拿騷淫穢的城鎮。[51]兩三天過後，「聖瑪麗」號的船需長，也就是生病的艾倫·伯納（Allen Bernard），划船到鎮上，打斷了詹寧斯的尋歡作樂。「巴謝巴」號的船員除了四五個人外，都登上「聖瑪麗」號劫掠剩下的貨物。據說，詹寧斯驚呼：「這不可能。」他要伯納「上船勸阻他們」，宣稱沒有人負擔得起延遲前往船難地點。詹寧斯向伯納吐露道：「這件事我和你知道就好，如果我能讓那艘船再度出航，船裡裝著貨物，就會把船帶到牙買加，並拿下它，因為這些傢伙拖我下（水）。不用講，他們分完貨物後，會留我來收拾爛攤子。」

忍著胃痛的伯納懇求船長同去，以便借助他的權威。這事牽涉詹寧斯的威望與大量貴重物品，跟著去似乎是明智之舉，但詹寧斯拒絕了。他告訴這位船需長，「不會跟這幫混蛋扯上關係」。顯然，船長在客棧與妓院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伯納回到岸邊時，碰上卡內基與亞許沃斯，便告知他們目前的狀況。兩名船長比總指揮更嚴肅地看待這件事，兩個人自願協助伯納恢復「聖瑪麗」號的秩序。亞許沃斯立刻划船回到「瑪麗」號上，確保自己的船員沒有參與這次暴動，卡內基與伯納則回到「聖瑪麗」號上。

法國船上一團混亂。一百個人擁上船，拖走貨艙裡的歐洲貨物與補給，堆在小船上，然後劃向豬島的荒涼海岸，地點離埃弗裡「幻想」號腐朽的船身不遠。沒有人想聽卡內基或伯納要說什麼。狼狽的伯納回到岸上，想催促詹寧斯有所行動。這位船長再次無動於衷，他要伯納看住船員，別讓他們強行拿走貨物。

那天剩下的時間裡，伯納眼睜睜看著船員在豬島岸上的行為。他們已經把戰利品分成三份，並違反私掠船的一般做法，把兩份分給自己，一份分給船主，而不是船主兩份、船員一份。他們應該把所有的戰利品帶回牙買加，由附屬海軍法院進行分配與抽稅，但船員很快就把屬於自己的那一份拿走了，只有船主那一份會送回牙買加。船員不想把船主那份交給詹寧斯，而是請當地一艘單桅帆船「海豚」號（Dolphin）幫忙。這艘十噸重的船奇妙地屬於托馬斯·沃克的兒子尼爾。[52]

「海豚」號啟程之前，詹寧斯、亞許沃斯、卡內基決定最好的做法是通知船主他們拿下了法國船，但是船員不肯聽話。他們列出一張「海豚」號的載貨清單，寫下給船主與生意夥伴的詳細信件，然後交給伯納與「瑪麗」號的船需長厄爾。伯納與厄爾拿著信登上「海豚」號，踏上了返家的旅程。

「海豚」號離開後，詹寧斯想辦法控制住「聖瑪麗」號，然後召集船員。「巴謝巴」號與「瑪麗」號則航向西班牙船難地點。他們在幾天後到達，大概是動用可觀的武力嚇走了西班牙護衛艦。一名路過的英格蘭商人後來指稱，「聖瑪麗」號在失事地點一共指揮著二十四艘英格蘭船隻，一半來自牙買加，一半來自百慕大，「不會允許法國人或西班牙人去那裡」。依據「巴謝巴」號上年輕醫生約翰·寇克蘭恩（John Cockrane）的說法，潛水員想辦法在開船回拿騷之前，「從海裡弄出一些錢」。在那之後不久，詹寧斯帶領著「巴謝巴」號與「聖瑪麗」號回牙買加，他依舊認為自己是有榮譽的私掠船船長。[53]

范恩極可能沒有跟著「巴謝巴」號回牙買加。那裡除了可能的法律訴訟外，沒有別的了。另外，他在新普羅維登斯有自己的一份金銀珠寶，還有一個任他擺佈的好港口，鎮上到處都是好戰友。以范恩的性格來說，他可能是劫掠「聖瑪麗」號的領袖，船主對他不會太高興，最好還是待在拿騷，享受快樂生活，直到錢被揮霍一空。

自成社會的豬島

霍尼戈與蒂奇在六月時航向拿騷。他們已經離開兩個月了，新普羅維登斯的海盜社會在他們出遠門時欣欣向榮。數十艘佩利亞加船、小艇、單桅帆船藏匿在豬島，成員來自各個國家：西班牙、法國、英格蘭、荷蘭。海盜把幾艘單桅帆船棄置在岸邊，被劫掠過的船身則在太陽下烘烤。

棕櫚、矮棕櫚、熱帶樹叢之間，升起數百間小屋、帳篷、簡陋屋棚的炊煙，大部分屋子都是就地取材：漂流木、舊桿子、甲板木、被蟲蛀過的船殼蓋上矮棕櫚頂或舊帆布。比較原始的屋子裡住的是被從坎佩切趕出來的墨水樹伐木工，或是從古巴、伊斯帕尼奧拉島和從牙買加主人那裡逃跑的黑人與印第安奴隸。[54]好一點的是打撈者或前水手的簡陋屋棚。拿騷看起來像是沉船者的營地，水手唱歌、跳舞、喝酒、做愛。島上的妻子與妓女人數越來越多，她們照料酒館、縫衣服、煮飯，晚上陪伴男人。年輕的水手詹姆士·伯尼（James Bonny）剛從南卡羅來納到這裡，帶著十六歲的妻子安妮（Anne），[55]而安妮很快就得到行為放蕩的名聲。對大多數水手來說，這是美夢成真：有充足的食物、酒、女人，還有休閒時間；而錢花光時，永遠有另一艘船可以虜獲，永遠有另一座大農場可以劫掠，永遠有船難寶藏可以打撈。

比較好的住家是架構簡單的屋子，屬於商人與走私者，他們以便宜的朗姆酒、煙草、彈藥買下海盜的贓物。另外，殖民地上的領袖人物也會住在比較好的房子裡。這些房子曾屬於新普羅維登斯島上奉公守法的殖民者，但大部分人「因為害怕被殺」已經逃離鎮上。打撈者的領袖巴洛曾無情地騷擾他們，為了買酒錢勒索他們，並鞭打任何抵抗他的人。

就連來和海盜做生意的商人都不一定安全。巴洛曾在港口搶劫一艘來自新英格蘭的雙桅帆船，以及毆打一艘百慕大單桅帆船的船長。[56]有些船顯然不能碰，包括「理查德與約翰」號（Richard & John）。那是一艘十四噸重的單桅帆船，船主是霍尼戈與蒂奇的海盜老友約翰·寇克蘭，以及寇克蘭實力雄厚的岳父湯普森。寇克蘭與兩個兄弟約瑟夫（Joseph）和菲利普（Phillip）在哈勃島經營一家成功的貿易財團，他們將海盜貨物運送到查爾斯頓，然後把糖以及補給運回拿騷。他們的競爭者是四十歲的新普羅維登斯島老手本傑明·西姆斯（Benjamin Sims），以及尼爾·沃克。[57]據說，沃克的單桅帆船「海豚」號當時正在牙買加，船上載著詹寧斯的贓物。一名殖民地官員在一七一八年上報稱：「海盜常告訴我，要是沒有商人依照他們的指示，將彈藥與補給（帶給他們），他們不會變得這麼強大，不會達到今天這種程度（的勢力）。」[58]

武裝拿騷島

霍尼戈在尋找「本傑明」號的買主時，其他人則買賣貨物與個人物品，並和打撈者與墨水樹伐木工交換消息與故事，在此過程中，眾人得知詹寧斯的手下不聽他的話，劫掠了「聖瑪麗」號。他們吃新鮮的魚和菠蘿，以及從未裝進桶裡的豬肉、雞肉，喝馬德拉酒（Maderia wine）與巴巴多斯朗姆酒。[59]貝勒米可能覺得自己找到了天堂：一個水手共和國。這裡沒有剝削他們的人，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只要帝國的代理人不來找麻煩就行了。

霍尼戈替「本傑明」號找到了買主，弗吉尼亞一個叫培林（Perrin）[60]的商人買下那艘船，還順便開心地買下大多數贓物。海盜頭子拿到錢之後買了另一艘船，把槍炮搬到新船上，命名為「冒險」號（Adventure）。「冒險」號比「本傑明」號小許多，威脅性也沒那麼大，大概只有二十噸。托馬斯·沃克匯報說這筆交易削弱了霍尼戈的勢力，「在某種程度上，這讓他無法像往日一樣，在公海上造成重大傷害，至少不會像他繼續指揮（「本傑明」號）的傷害那麼大」。[61]交易完成後，霍尼戈看著自己的第三艘單桅戰艦整裝待發。

霍尼戈十分關心海盜共和國的未來。他知道英格蘭、法國或西班牙只需要派三四艘軍艦到拿騷，他們就玩完了。但如果鎮上可以加強防守，就可能把官方勢力擋在門外。他看著港口裡單桅帆船伸出的各式大炮，然後抬頭望著拿騷碉堡的廢墟。是的，他發現現在是武裝這座島而不只是武裝島上船隻的時候了。他組織蒂奇及其他人獲取大炮、滑輪、炮彈、火藥，然後開始重新武裝舊碉堡。

對托馬斯·沃克來說，這是最後一根稻草。近一年的時間中，他與妻子、孩子被這些流氓威脅辱罵。他懇求外界，在這些海盜變得太強大之前鎮壓他們，但徒勞無功。他知道，要是試圖阻止海盜武裝港口，他可能會被殺。如果海盜成功了，要將他們斬草除根將比現在更為困難。他於是召集家人，逃到查爾斯頓，把拿騷留給了海盜。[62]

漢密爾頓總督被捕

在牙買加，漢密爾頓總督的人生從不妙變成了焦頭爛額。每多過一個星期，英國傳回來的消息就越不樂觀。到了三月中旬，他得知詹姆士黨人的主力部隊在英格蘭城鎮普雷斯頓（Preston）大敗，至少有四千人被俘。詹姆士·斯圖亞特與隨從據說曾抵達蘇格蘭，但「情況不如預期」，便在四天[63]後逃回法國。[64]到四月底時，漢密爾頓總督在普雷斯頓的貴族俘虜與倫敦囚犯名單中，找到侄子巴希爾（Basil）的名字，殖民地甚至在沒有機會加入之前，起義就已經失敗了。

漢密爾頓總督的詹姆士黨人行動東窗事發。三月時，牙買加治理議會的秘書長山謬·佩吉（Samuel Page）帶著一捆定罪文件、書信與證詞航向英格蘭，預備呈給喬治國王。牙買加議會與地方海軍派遣隊的前准將即將交出對總督不利的證據。治理議會的成員彼得·海伍德（Peter Heywood）正在暗自運作，試圖表達自己對於「喬治陛下神聖個人與家族」的忠誠，以取代漢密爾頓成為總督。[65]

漢密爾頓的私掠船船長為他帶來更多麻煩。詹寧斯、威利斯（Willis）、費爾南多（Fernando）、亞許沃斯及其他人的行動，帶來古巴與法屬伊斯帕尼奧拉島總督的大量抱怨信。[66]哈瓦那的托雷斯-阿雅拉總督寫道，「牙買加好幾位紳士」告訴他，漢密爾頓「是所有派到我方（艾茲棕櫚地）營地船隻的所有人之一」；所有的金銀珠寶都必須歸還，而且要逮捕與處罰所有為非作歹的人。古巴總督的牙買加大使追蹤後發現部分贓款流進漢密爾頓家裡。最近一艘小型巴哈馬單桅帆船「海豚」號，帶著詹寧斯一幫人的貨物出現，而那批貨實際上劫掠自一艘法國船。接著，詹寧斯拖著「聖瑪麗」號出現，不過船上原本的錢幣與貴重物品都沒了。雪上加霜的是，一個法國官方代表團帶著伊斯帕尼奧拉總督的信件抵達，要求歸還「聖瑪麗」號，以及另一艘據說也被詹寧斯擄走的船。[67]總督給漢密爾頓的信件寫道：「親愛的閣下，本人認為所有的行為必須警惕。本人瞭解數名（私掠船船主）在牙買加都有房產，如果拍賣那些房產，將所得用來彌補他們犯下的錯，實屬公義。本人要求閣下行使正義。」德斯庫貝船長也是代表團的隨行人士。看見自己的「聖瑪麗」號正停泊在羅亞爾港，等候漢密爾頓發落，這讓他極度憤怒。

這下糟了。要是詹姆士黨人起義成功，漢密爾頓可以利用私掠船資助自己的政府，替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合法國王保住周圍的殖民地。然而，私掠船這下成為拖累，可能得為了這件事圍捕並犧牲私掠船船長。漢密爾頓下令詹寧斯及其他船長不准離開島上。

不久之後，在七月底時，有人來敲漢密爾頓的門。

皇家海軍的「冒險」號（HMS Adventure）帶著喬治國王的命令自英國抵達，預備逮捕漢密爾頓總督，銬上鎖鏈，並帶到英格蘭。[68]在治理議會帶頭反對漢密爾頓的海伍德被任命為總督，新總督立刻全面調查漢密爾頓的私掠船。詹寧斯的委任狀被沒收，但人躲了起來。[69]

這也算是一件好事，因為在八月底時，另一艘船將從倫敦帶著喬治國王的官方公告抵達這裡。這份公告會印刷出來，並於八月三十日那天在島上到處張貼，以及在接下來幾個星期散佈到英屬美洲各處。國王已經宣佈，說詹寧斯、卡內基、亞許沃斯、韋爾斯及其他人全是海盜。[70]

到那個時候，法律已經管不到詹寧斯和他的手下了，因為他們將在前往避難所的途中，他們的目的地是巴哈馬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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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海岸弟兄（一七一六年六月～一七一七年三月）

一七一六年的六月底或七月初，海盜們重新在伊斯帕尼奧拉島的藏身處會合：「瑪麗安」號的貝勒米與威廉姆斯、新購單桅帆船「冒險」號的霍尼戈與蒂奇，以及「馬伕」號上的拉布其。[1]一切看起來萬事大吉。三艘單桅帆船剛剛被清理好，甲板下儲存著充足的新鮮淡水、酒、軍火與火藥。他們有將近兩百人，還有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從這裡他們可以動身襲擊經過向風海峽的商船。

但是，海盜幫之間的關係緊繃。因為不願意襲擊英格蘭與荷蘭船隻，霍尼戈越來越難以掌控這個小型艦隊。他自視為民間治安隊，清算英格蘭與法國、西班牙之間的舊賬；除非逼不得已，才會登上友船，例如為了得到救命的補給或老練船員。貝勒米與威廉姆斯的想法不同，而拉布其本人與大部分的手下都是法國人，不覺得有任何放過英格蘭船隻的理由。

霍尼戈還遠在拿騷之際，貝勒米與拉布其就已攻擊過古巴南方海岸好幾艘英格蘭艦船，還俘虜船上人員，拿走他們的補給與烈酒。[2]霍尼戈回來後知道這件事，很是生氣。在八月溽暑下，緊張的氣氛一觸即發。貝勒米與拉布其希望劫掠一艘英格蘭艦船，而霍尼戈再度拒絕。「冒險」號上，霍尼戈的許多部屬要求罷免他。這名海盜頭子不但錯失珍貴的戰利品，還失去了「本傑明」號。或許大家需要比較年輕、激進的領袖。大概是船需長讓船上全體船員投票，霍尼戈失去了三分之二的船員的信任。大部分人準備好要進行無限制的海盜行為。他們決定加入貝勒米與拉布其的單桅帆船。眾人宣佈霍尼戈可以留著「冒險」號，但必須立刻離開，再也不准出現。被罷黜的海盜頭子在羞辱之中回到巴哈馬，身邊帶著二十六名忠誠的部下，包括他自己提拔的蒂奇。[3]

爭維京群島，骷髏旗飄揚

即使以海盜的標準來說，貝勒米的崛起速度也十分驚人。他離開新英格蘭才一年，就從一文不名的水手變成一百七十人海盜幫的首領。他和威廉姆斯已經虜獲價值數千英鎊的戰利品，那是他和其他水手同伴奉公守法工作一輩子都不可能賺到的錢。他現年二十七歲，正要大展宏圖。

在他那單桅帆船的九十名船員中，大多數是英格蘭人與愛爾蘭人，還有少數幾名蘇格蘭人、威爾士人、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另有一名瑞典人，以及至少兩名非洲後裔。大部分人是二十五歲左右或三十歲出頭，他們是自願成為海盜的前水手與私掠者。也有幾個人是被迫加入的，至少一開始是如此。約翰·弗雷契（John Fletcher）是霍尼戈在一七一五年十月從「佈雷赫特」號（Blackett）上綁來的人，他後來完全融入了海盜生活。船員非常喜歡他，也信任他，還選他為「瑪麗安」號的船需長。當然還是有心不甘情不願的俘虜，例如理查德·克文裡（Richard Caverley），他因為具備航海技術，從一艘英格蘭單桅帆船上被擄來。三十四歲的瑞典人彼得·霍夫（Peter Hoff）被抓來，則是因為他熟知南加勒比海一帶的情況。貝勒米在接下來幾個月會用得上他們的專業才幹。

霍尼戈離開後，貝勒米與拉布其拿下好幾艘帆式輕舟、小艇與貨船，讓戰艦獲得充分補給。[4]海盜們似乎輕鬆地度過了夏日尾聲，吃吃喝喝，尋歡作樂。九月時，貝勒米認為，該是開闊眾人眼界的時候了。他向船員提議東行，沿著安的列斯群島蜿蜒而行，抵達西班牙大陸，沿路碰到什麼船就追趕什麼船。貝勒米的人同意，拉布其手下的人也同意了。在颶風高發季節，他們從伊斯帕尼奧拉島開始遠征。

他們逆著盛行風而行，沿著伊斯帕尼奧拉島與波多黎各，呈Z字形移動。一路上平安無事，只是偶爾才被一些海洋生物阻斷，比如一群好奇心強的海豚，或是在單桅帆船船身前大批落下的飛魚。但在他們經過波多黎各最東端，開始穿越聖托馬斯島（St.Thomas）時，負責瞭望的船員看見地平線上出現一艘三桅帆船的模糊輪廓。距離拉近後，貝勒米看出那是一艘巨大的船，事實上那是一艘戰艦，飄揚著法國旗幟。除了船側突出的長排射擊孔，船尾與艏甲板也有一排較短的射擊孔。這艘船是小型護衛艦，一共有四十門炮，大小跟他們在詹寧斯眼皮底下劫掠的「聖瑪麗」號差不多。但和「聖瑪麗」號不同的是，這艘船全副武裝，而且沒有被困在港口，船錨也沒有沉在海底。這艘船揚著帆，大炮已準備好發射。毫無疑問，這將是巨大的戰利品，有了這艘船，他們可在西印度群島無往不利，但要拿下這艘船，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貝勒米和拉布其及眾船員商議後，決定冒險大膽攻擊。

貝勒米和拉布其的大炮數不如對手（一比二），因此必須智取。不幸的是，他們未能做到。法國船艦猛轟「瑪麗安」號，炮彈炸穿甲板，碎片四射。交戰一小時後，貝勒米停止攻擊。他的手下一人死亡，三人身受重傷。法國船揚長而去。[5]

十月與十一月時，他們在維京群島（Virgin Islands）出沒。當時有四個國家在爭奪這個人煙稀少的群島。五百名丹麥殖民者住在聖托馬斯島，監督三千多名非洲奴隸工作。數百名英格蘭人住在英屬背風群島（British Leeward Islands）最西部的托爾圖加島（Tortuga）。背風群島延伸三百英里，從安的列斯群島一直到安提瓜與尼維斯島。丹麥人與英格蘭人都主張無人居住的聖約翰島（St.John）是自己的領土，法國人與丹麥人則爭奪聖克洛伊島（St.Croix）。與此同時，西班牙人佔領了其他幾座島。維京群島這麼小的一片區域，卻有這麼多敵對的國家在爭奪，這對貝勒米和拉布其等來去無蹤的商船劫掠者來說，正是理想之地。他們可以偷一艘商船，要是戰艦或警衛隊試圖追捕，他們就可以「穿越國境」。這裡的戰利品都是些小東西，但他們靠著拿下各種倒霉的漁船，以及一艘載著麵粉與醃鱈魚的法國貨船，讓自己有吃有喝。[6]他們不止一次強迫單身男子加入他們，但對已經結婚的人則網開一面。[7]比起單身漢，有家庭羈絆的人難以成為全心投入的盜賊。

十一月九日早上，海盜們航行在聖托馬斯島與聖克洛伊島之間的寬闊航道上。逐漸升起的太陽照出一艘從西方靠近的單桅帆船。那是一個空氣凝滯的早上，風幾乎無法吹滿帆，不過因為是順風，貝勒米和拉布其得以追上它。結果，那是一艘掛著英國旗幟的商船。貝勒米命令炮手自船艏發射炮彈。同時，拉布其把一面大黑旗升到「馬伕」號船桅頂端，「上面有一個骷髏頭和交叉的骨頭」。

單桅帆船的船長亞布佳·薩維吉（Abijah Savage）看出抵抗也沒用。兩艘海盜船各有八門炮和八九十人。薩維吉的「波內塔」號（Bonetta）則沒有武器，船上載著要從牙買加到安提瓜的乘客（安提瓜是薩維吉的家鄉，以及英屬背風群島的首府），包括一名跟在母親身旁、九或十歲的興奮男孩；一名帶著印第安奴隸男孩、正要回家的安提瓜耕作者；[8]一兩名黑人，以及幾名雇工。這些人不可能對抗正在逼近的單桅帆船。那兩艘船的甲板上站滿拿著武器、看起來像野人的男人。遇上有備而來的海盜，薩維吉做了和幾乎每一位船長一樣的選擇。他降下帆，船逆著風，船帆像是垂掛的衣物一樣，無力地拍打：這是通用的海上投降信號。「波內塔」號速度減慢，緩緩地在海浪裡起伏。薩維吉和船上的人在船邊放下一艘小船，爬進去，然後劃到一旁，等候處置。[9]

海盜們開會之後，決定暫時留下「波內塔」號與船上的人。海盜船很快就得再次清理，需要備用船幫忙。薩維吉和船員被關在「瑪麗安」號上。同時，海盜佔領了單桅帆船，準備航向空無一人的聖克洛伊島。薩維吉和船員被關了十五天，抵達聖克洛伊島港口停錨處時，幾乎所有人都精疲力竭。薩維吉後來表示，在這段時間，貝勒米與拉布其最關心的事是把他們的單桅帆船換成足以戰鬥的船。他們認為，要是幸運的話，「應該能順利出征」。在清理船身時，三名被迫上船的船員逃進了港口周圍茂密的樹林，海盜抓回其中的瑞典人霍夫。他因為違反船規，「被嚴厲鞭打」。[10]

單桅船清理完畢後，貝勒米通知薩維吉，說他可以帶著乘客和貨物走了。一名目擊者表示，這群海盜「假裝是羅賓漢」，[11]喜歡花哨的衣物，就這樣拿走了有錢乘客的衣服。此外，他們扣留了某個安提瓜耕作者的一名黑奴與一名印第安男孩，但準備讓剩下的乘客與船員離開。不料，薩維吉的一名乘客，一位約十歲大的孩子約翰·金（John King）拜託海盜帶他走。他的母親試圖阻止時，他還激動地以死威脅。依據薩維吉的說法，男孩「宣稱如果阻止他（加入貝勒米），就要自殺」。[12]海盜顯然被這個穿著絲質長筒襪、高級皮鞋的小男孩逗得很開心，便帶他上了「瑪麗安」號。海軍艦船與商船上有許多十歲的小廝，而現在海盜船上有兩個了。金太太嚇壞了，她的兒子發誓效忠海盜，保證絕不從同伴身上偷半個八里爾銀幣，然後就跟著新同伴離去。

貝勒米充分意識到，一旦薩維吉抵達安提瓜，警訊會傳遍整個背風群島。因此，海盜必須趕在薩維吉一行人之前，立刻穿越諸島，航向西班牙大陸。他們從聖克洛伊島抵達沙巴（Saba），那是往東七十五英里處的一座荷蘭島嶼，途中眾人不斷搜尋著適合當戰艦的船隻。

他們沒有等太久。就在隔天，沙巴隱約出現在東北方時，他們看見並追上了一艘武裝商船：「蘇丹娜」號（Sultana）。這是一艘有二十六門炮的英國全帆戰船（ship-rigged galley），令人望而生畏，不過比他們幾個星期前試圖拿下的四十門炮法國船小上許多。貝勒米和拉布其升起骷髏頭海盜旗，自信這次找到了能應付的對手。他們沒有料到，這次交戰比想像中要簡單太多。「蘇丹娜」號船長約翰·理查德斯（John Richards）在之前的旅程中受了傷，正待在船長室，無力組織保衛戰，「瑪麗安」號與「馬伕」號立即取得勝利。「蘇丹娜」號完全沒有機會抵達坎佩切灣，未能依原計劃去裝載墨水樹貨物。[13]

經船員同意，貝勒米接掌「蘇丹娜」號。這是海盜力量的重大發展：在這艘注重速度與機動性的戰船上，擁有平甲板（flush deck）及光滑狹窄的船身。「蘇丹娜」號沒有貝勒米希望的那麼大，卻是一塊極佳的墊腳石，可助他獲取適當的護衛艦。貝勒米的威望在船員中迅速提升，船員推舉他的朋友兼心腹威廉姆斯接替他指揮「瑪麗安」號。這位銀匠與農夫之子，現在有能力重創大西洋商人了。

幾個小時內，海盜虜獲第二艘船。這是一艘笨重的商船，指揮者是托索船長（Captain Tosor）。它原本在「蘇丹娜」號大炮的保護下，預定前往坎佩切，但最終遭到洗劫。此外，由於海盜越來越缺人手，好幾名船員被迫成為海盜，不過他們允許托索駕著自己的船繼續前往坎佩切。貝勒米船上有一名船員叫賽門·凡范斯特（Simon Van Vorst），他是在紐約這座前荷蘭城市出生的二十四歲荷蘭人，後來回憶說，當時許多被強迫的船員當著他們的面「哭泣，表達憂傷」。[14]不過，幾個月後等到金銀珠寶堆在面前時，眾人轉悲為喜了。

海盜信用合作社：任何人想要錢，都可以拿

現在，這支擁有三艘船的海盜隊繼續沿著背風群島前進，途經英國在聖克裡斯托弗、尼維斯、蒙特塞拉特的前哨站。他們希望盡量避免碰上皇家海軍，因此與安提瓜保持距離。這其實是多慮。當時牙買加與巴巴多斯島之間，沒有半艘英國戰艦。人在安提瓜的英屬背風群島總督沃爾特·漢密爾頓（Walter Hamilton）[15]，已從薩維吉船長那裡聽說海盜出沒的事，卻無力回應。當時一艘單桅商船正帶著他的緊急求救，火速前往巴巴多斯尋找當地總督，請求對方派出護衛艦「士嘉堡」號（HMS Scarborough），以保護英格蘭航運不受「海盜害蟲侵擾」。[16]然而，到巴巴多斯要走兩百五十英里，漢密爾頓知道，就算這個請求獲准，「士嘉堡」號也要三個星期才能抵達他那防禦能力不佳的殖民地。

十二月的第二個星期，海盜虜獲兩艘商船，[17]法屬小島瓜德羅普就在眼前。他們搶走食物及其他必需品，然後轉往西南偏南，讓小安的列斯群島（Lesser Antillies）與憤怒的總督緩緩沉到地平線之下。貝勒米知道，眼下是尋找藏身處的時候了，於是仔細地檢查新旗艦，為更大的獵物做好準備。他們航向西班牙水域，前往偏遠的布蘭基亞島（La Blanquilla）。在那裡，他們可以不受干擾地完成這些事。

十二月十九日，離布蘭基亞島還有二十七英里遠時，他們又有一次斬獲。海盜包圍了英國遠洋商船「聖麥可」號（St.Michael），當時它正要從布里斯托爾到牙買加。船長詹姆士·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載著三個月前在科克港（Cork）取得的補給貨物：一桶桶金斯敦與羅亞爾港人民高度珍惜的麵粉、穀物、醃豬肉、熏牛肉。「聖麥可」號沒有配備多少火力，知道抵抗也沒有用。「瑪麗安」號與「馬伕」號拿下這艘船後，航線瞄準布蘭基亞島。[18]

布蘭基亞島是今日委內瑞拉海岸一百英里外「那座白色的島」，它是一座地勢低窪的石灰島，四周圍繞著坡度緩的白色沙灘。布蘭基亞島是寂寞的封閉區域，一向是水手喜愛的中途停靠站。島上的沙灘是清理船身的絕佳地點，而且唯一的居民是鸚鵡與鰹鳥。海盜至少在這裡待了兩個星期，度過了聖誕節與新年。在這段時間裡，他們把「蘇丹娜」號改裝成帆式軍艦，並把「聖麥可」號的四門炮移到「瑪麗安」號上。[19]他們打算讓船長威廉姆斯與「聖麥可」號離開，但強迫十四名船員留下以協助「蘇丹娜」號上的海盜。貝勒米一定十分關心新旗艦的維修工作，因為被迫留下的人之中有四個人是木匠。他們大多嚇得要死，哀求海盜讓他們留在「聖麥可」號上。船上海盜告訴湯姆·索思（Tom South），說他們「發誓，絕對會在讓他離開前射殺他」。索思繼續哀求，貝勒米因而威脅要把他扔到荒島，讓他渴死或餓死。不過，他們向另一名木匠歐文·威廉姆斯（Owen Williams）承諾，如果安安靜靜地幫助海盜修船，他們會在下一次洗劫船隻時，把他放到那艘船上讓他走。不論安靜與否，被迫留下的船員悲慘地看著「聖麥可」號起錨，繼續前往牙買加。不久之後，「馬伕」號也起錨了。拉布其的手下決定帶著自己的戰利品離去，和英格蘭兄弟好聚好散。顯然，他們對貝勒米的大計劃不感興趣：拿下比現在更大的船，然後改造成足以摧毀「士嘉堡」號或西印度群島任何其他英國戰艦的戰船。[20]

貝勒米與威廉姆斯覺得現在風聲過了，可以回背風群島。他們朝著向風海峽回頭，準備好攔截任何碰上的船隻，接著也許就該回巴哈馬了。他們讓從「聖麥可」號那裡搶來的新夥伴宣誓，讀船上的規定，保證不會竊取共有的戰利品。那些東西存放在「蘇丹娜」號上一個大型隱秘處，由貝勒米手下剛被選出的船需長理查德·諾蘭（Richard Noland）小心地清點過數量。俘虜後來供稱，諾蘭表示：「如果有任何人想要錢，都可以拿。」[21]諾蘭會在一個記賬本上記錄被提出來的錢，並從當事人的那一份贓物中扣除提款，這就好像他在經營某種海盜信用合作社一樣。新人宣誓過後，兩艘海盜船返回維京群島。

至今為止，天氣都很穩定：信風穩定地從東北與東北偏東方向吹來，有時會帶來一些雨雲，那是受歡迎的淡水小雨，可以給船員的身體降降溫，洗去他們累積多日的鹽分與污垢。[22]但在一月底時，風勢開始增強，海面上開始掀起大浪。颶風季節已經過去，卻依舊刮起危險的大風。海盜決定不要冒險，前往最近的港口避難。結果最近的地點是熟悉的老地方：聖克洛伊島。[23]先前十一月時，他們在維京群島的這個無人島上，度過了大半個月。不過，港口有驚喜等著他們。

荒涼錨地上，到處是戰鬥過後的碎片。保護著港口入口的礁石上，海浪拍打著一艘船的燒焦遺骸，顯然曾被燒到吃水線以下。另一艘大型單桅帆船半沉在港口裡，船身傷痕纍纍，滿是四磅與六磅炮彈的痕跡。「蘇丹娜」號駛到一旁時，貝勒米發現已有人卸下那艘船的船桅、船首斜桅、錨、貨物與索具。岸邊土牆後方架設起一個小炮台，但顯然遭受過來自海上的猛烈攻擊。[24]

貝勒米沒有等多久，就知道先前發生了什麼事。衣服破爛的人們從樹林裡爬出來，在海灘上對著他們揮手大叫。有些是白人，有些是黑人，有些是混血兒，但全都看起來又累又餓。結果，這些人也是海盜，他們是約翰·馬特爾（John Martel）指揮的那六艘海盜艦隊裡的一百多名倖存者。馬特爾是另一個變成海盜的牙買加私掠船船長，他的海盜幫和貝勒米、威廉姆斯一樣，幾個月來都在劫掠安的列斯群島。他們俘虜各式各樣的大小船隻，並在一月初抵達聖克洛伊島清理船隻。他們的運氣不好，一月十六日時，皇家海軍的「士嘉堡」號[25]停靠在這座港口的入口處，並用大炮猛烈攻擊他們。海盜們用自己在岸上炮台架設的四門炮回擊，但「士嘉堡」號立刻讓它們失去了效力。有那麼一小段時間，海盜們以為或許可以逃過一劫，因為五級護衛艦太大，無法進出港口。海盜們擠在馬特爾的旗艦上，也就是有二十二門炮的戰船「約翰與馬歇爾」號（John & Marshall）。他們準備逃之夭夭，卻在礁石上擱淺。眼看著「士嘉堡」號即將掉頭追上他們，馬特爾下令棄船，並燒燬船隻，船上載著幾個星期前搶來的四十名黑奴。有二十名奴隸可能因為被鎖在貨艙裡而活活燒死。馬特爾與十九名海盜在「士嘉堡」號抵達前，逃上一艘小型單桅戰利船，但其他一百多名海盜與奴隸則留在樹林藏身處。「士嘉堡」號的水手與船員重新抓回八名奴隸，搜刮了幾艘單桅帆船上的貨物與貴重物品，然後帶著戰利品揚長而去。[26]

看到貝勒米一行人，馬特爾手下的海盜開心極了。他們知道，有關當局回頭追捕他們是遲早的事。其中二十幾名黑人的感受較難確認。他們還活著的事實表明他們沒有被綁在「約翰與馬歇爾」號貨艙，不算是貨物。馬特爾拿下奴隸船「灰狗戰艦」號（Greyhound Galley）時，船上大約有二十名船員是非洲裔。奴隸主讓黑人當水手，並不罕見。這樣的人通常生在西印度群島，有些是被主人釋放的非洲孩子。相較於出生在英國的水手，他們較能抵抗致命的西非與西印度群島熱帶疾病，而且他們（或他們的主人）可能拿到的薪資較少，因此是具有吸引力的雇工。這個時期的海盜常釋放奴隸船上的非洲人，因為他們是兇猛嚴肅的戰士；其他人則待他們如貨物，並當成貨物出售。馬特爾幫可能存在兩種形式：說英語的西印度船員與奴僕，獲邀加入海盜幫；說非洲阿肯語（Akan）或伊博語（Igbo）而充滿恐懼的人，依舊留在貨艙。不論活下來的這二十名黑人原本是什麼身份，貝勒米和威廉姆斯看起來歡迎他們上船，視他們為平等的成員。另外八九十名在聖克洛伊島海灘迎接他們的白人海盜，也一同被帶上船。

貝勒米人手不足的問題一下子解決了。但突然來了一百三十名新海盜，讓船上原本的老成員有些不自在。貝勒米與威廉姆斯原本的八十人班底，在過去六個月的冒險中，彼此培養出信任感，如果算上被迫加入的人，現在他們的人數以近一比二的比例少於陌生人。激烈打鬥時，能相信這些新人嗎？他們會不會跟前一年貝勒米對待詹寧斯一樣，在第一時間抓住機會帶著同伴的金銀珠寶開溜？只有時間能證明。

海盜們擔心「士嘉堡」號會回頭，於是決定以最快的速度離開聖克洛伊島。他們需要一個新的藏身處，以躲過暴風雨不斷的天氣。貝勒米提出的解決之道非常大膽，顯示出這一海盜幫日益增長的力量與自信。海盜們不打算溜到某個無人島，而是直接前往維京群島的英國主要前哨站：西班牙鎮。那裡位於聖克洛伊島東北方六十英里的維爾京戈爾達島（Virgin Gorda）巖岸。

居住著三百二十六人的西班牙鎮，是英屬背風群島副總督托馬斯·霍恩比（Thomas Hornby）的任職處，馬特爾海盜幫的行蹤就是他暗中通知「士嘉堡」號的。兩艘全副武裝的海盜船駛進港口、大炮瞄準小鎮時，霍恩比心中可能警鈴大作。他沒有什麼應對之策來保護這塊殖民地。這裡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黑奴，他們更有可能加入海盜，而不是驅逐海盜。大部分白人是孩童，島上只有四十二名白人男子。[27]霍恩比擺出的防禦陣仗，是一門沒有上座、沒有增援的大炮。他別無選擇，只能聽命於海盜，希望他們能讓維爾京戈爾達島毫髮無損。

貝勒米的海盜幫控制住這裡好幾天，時間可能長達一兩個星期。他們對待這個前哨站的方式，就好像它是戰利品一樣，並沒有大肆劫掠。[28]維爾京戈爾達島的大部分地方貧瘠多山，殖民者只能種植玉米、蕃薯（yam）、馬鈴薯，以及少得可憐的甘蔗，只能製作便宜的朗姆酒。幾個月後，一位皇家海軍船長造訪維京群島，他的結論是沒有一座島「值得政府殖民，或是在它們身上花半毛錢」。不管如何，海盜們一定對自身地位的轉變感到有趣：他們在國王陛下的領土上作威作福，就好像土地是他們的一樣。有些不那麼高尚的殖民者，就很開心見到海盜，據說他們「逢迎拍馬，並給他們錢」。幾個人甚至可能加入了貝勒米的幫派，相較之下，他們在岸上當契約傭工的條件看起來就沒那麼吸引人了。不過，正當殖民者竭力取悅海盜時，貝勒米幾名被迫加入的船員跳船，乞求副總督霍恩比收容他們。霍恩比答應了，但貝勒米帶話給他，要是不把這些逃跑的人送回去，「就要燒燬城鎮」。霍恩比乖乖聽話，海盜們離開西班牙鎮時，人數比抵達時更多了。

海盜們大吃大喝休息完畢，成員增多，準備拿下「士嘉堡」號或任何碰上的船。他們彼此商量，認定向風海峽是突襲大型戰鬥艦船的好地方。貝勒米與威廉姆斯回到了他們的起點，只是這次帶著較原來多近三倍的人和火力。每過一個月，就有更多不那麼「高尚」的人，像是水手、奴隸與僕人，似乎願意加入他們的幫派。貝勒米與威廉姆斯從小賊開始，現在卻發現自己正成為一場新興革命的領袖。他們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一艘合適的旗艦。

攻下珍貴的「維達」號

在那個當下，武裝商船「維達」號（Whydah）[29]正準備離開羅亞爾港，前往倫敦。「維達」號有著海盜想要的一切東西。它的火力充足，有十八門六磅大炮可供防禦，開戰時允許超過十門炮同時發射。它的速度很快：甲板上建有三桅帆，可以加速到十三節，對於運送奴隸橫渡大西洋來說，是非常完美的。它有三百噸重的船身，足以承載五百到七百名奴隸，或是貯藏大批劫來的寶藏。它代表著當時最先進的武器系統之一，這類科技如果落在錯誤的人手上，就會變得極端危險。

「維達」號的船長勞倫斯·普林斯正急著返家。他幾乎待在海上一整年了，先是從倫敦抵達幾內亞灣奴隸海岸，成功講價並買下數百名奴隸，每一名成年女性的價格是「三十鐵條」。然後普林斯橫跨大西洋，抵達牙買加，在金斯敦碼頭販賣奴隸，船員忙著把換來的貨物裝上「維達」號：牙買加蔗糖、靛青染料，以及一箱箱金銀。幸運的話，普林斯船長和五十名船員會在六月返回倫敦，完成利潤豐厚的「三角貿易」。這樣的貿易可以把船上裝的鐵和彩色珠子變為成堆黃金。

「維達」號在二月最後一個星期起錨，普林斯船長知道，接下來的航程會是整個旅途中最危險的一段。在抵達開闊的大西洋之前，「維達」號將行駛於海盜出沒之地，像是東古巴、伊斯帕尼奧拉島，以及惡名昭彰的巴哈馬群島，腹背都可能受敵。但普林斯對他的船有自信，認為它靈活又火力強大，抵擋幾艘海盜單桅帆船不是問題。他先前在一七一四年駕著「維達」號經過這些海域，西班牙海岸巡防船、法國私掠船，以及巴哈馬的佩利亞加船海盜幫，統統不敢挑戰他。

「維達」號在古巴與伊斯帕尼奧拉島之間前行，出航不過幾天，就遇到麻煩。負責瞭望的船員注意到，有兩艘船正跟著他們通過向風海峽，而且顯然即將追上。普林斯檢視那兩艘船，是一艘中型戰船與一艘單桅戰艦。他可能認為那是皇家海軍的，因為兩艘船都掛著英國國旗，而且大小符合國王陛下駐紮在牙買加的「冒險」號與「雨燕」號（Swift）。此外，不管怎麼說，從私掠船的角度來看，那艘戰船太大。但隨著白晝漸漸消逝，普林斯開始感到不安。比較大的那艘船的船身是戰艦，不是護航艦，所以不可能是皇家海軍的「冒險」號。此外，戰船和單桅帆船的甲板上都站著太多人，不可能是無害商人，而且單桅帆船的帆上全是補丁，看起來像一年多都沒進過正規的修船廠了。最令人不安的是，兩艘船正以攔截之勢逼近。普林斯下令揚起更多帆，要船員警戒。追逐戰開始了。

兩艘海盜船追逐了三天，「維達」號終於進入「蘇丹娜」號、「瑪麗安」號射程之內。三艘船目前正在巴哈馬群島中間的長島（Long Island）附近，距離追逐起點三百英里。「維達」號測試射程，用船尾一門小型追逐炮（chase cannon）對著「瑪麗安」號發射兩枚炮彈。[30]炮彈落在海面上，水花四濺。血腥廝殺即將展開。

貝勒米評估了情勢。他相信自己和威廉姆斯可以拿下這艘大船，但如果打太久的話，三艘船都將嚴重受損，而且是他們可能無法輕易修好的破壞，一開始最好先試心理戰。他和威廉姆斯，以及所有的船員瘋狂展示火槍、水手刀與長柄矛。幾個人舉起土製手榴彈，也就是塞進火藥與插著導火線的空心鐵球。[31]許多海盜身上穿著從富裕船長與乘客那邊搶來的上好衣物：紳士馬甲、袖扣與領子、絲綢與毛氈製成的華麗帽子，甚至還有一兩頂假髮。這種衣服穿在這群粗魯野蠻人身上，除了戰利品外，不做他想。尤其讓普林斯船長和奴隸船船員感到害怕的是，有二十五名黑人混在海盜之中，他們沒被銬住的手上抓著刀槍與斧頭。

普林斯只發射兩次大炮就投降了。海盜擁上「維達」號，發出勝利的吶喊。「黑山姆」貝勒米拿下了珍貴如亨利·埃弗裡的船。這個英格蘭西郡的窮小子，現在是海盜國王了。

海盜共和國裡的三教九流

在貝勒米打造自己的海盜船隊時，霍尼戈與蒂奇正在監督海盜在巴哈馬基地的發展。他們繼續攻擊佛羅里達海峽的航運，把戰利船的船骨堆在拿騷港海灘上。不過，沒有出航時，霍尼戈依舊擔任著飛幫領袖。他和副手把大炮移到拿騷碉堡傾頹的城垛之中，以擊退西班牙人與英國人的攻擊。一七一六年秋天，某個海盜幫拿下一艘來自加的斯的西班牙大型船隻，並帶到拿騷劫掠。這艘西班牙船太大、太笨重，不適合當海盜船，一般會被拖到岸上，在豬島海岸那裡燒掉。然而，霍尼戈想到，這艘船可以擋住港口的防禦缺口。海盜們在上面裝了三十二門搜刮自各戰利船的大炮，晚冬時，這艘船開始在港口入口處站哨。[32]這是一個浮動的大炮平台，足以擋下不速之客。這樣的預防措施，發揮了功效。一群關心的商人自倫敦派了兩艘船過來，想瞭解「驅逐海盜最好的辦法」，[33]結果海盜拿下其中一艘，並讓第二艘滾回了英格蘭。

海盜共和國的消息傳遍整個西半球。心中不滿的人們持續從其他殖民地擁入拿騷，而且不全都是水手。因為在牙買加、巴巴多斯、南卡羅來納、弗吉尼亞等大農場經濟體裡，小農夫難有容身之處。數以百計的貧窮人一旦結束傭工契約後，便無法謀生。但巴哈馬群島從來不是大農場殖民地，因此有許多便宜的土地。即使在海盜取得控制權之前，黑人與黑白混血兒在巴哈馬就享有相當大的自由，時常與白人殖民者通婚，包括托馬斯·沃克等高官。新普羅維登斯在海盜的統治下，成為許多逃跑奴隸與自由混血兒的庇護所，許多人移居至此，加入海盜幫，或是加入支持他們的商人、店主和農夫行列。這個流氓國家的存在，撼動了週遭的奴隸社會。[34]百慕大總督上報稱：「黑人最近變得魯莽又無禮，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們正在造反（對抗我們）。」「我們無法指望他們的協助。相反，有時還得擔心他們加入海盜。」[35]

新居民包括「巴謝巴」號的詹寧斯。或許，他一度標榜自己的等級高過海盜，但現在他自己也是通緝要犯。詹寧斯與霍尼戈之間的關係依舊緊張，但這塊混雜的海盜領土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他們兩人。詹寧斯贏得一幫海盜的敬重，因為他技術高超，同樣能拿下法國戰利船，領導對西班牙殖民地的水陸兩棲攻擊。冬天進入尾聲時，他被眾人視為拿騷的重要海盜領袖，指揮著一百人。[36]不過，詹寧斯在某些方面依舊和其他海盜不同：他仍拒絕攻擊英格蘭船隻。儘管在一次古巴之旅中，詹寧斯的確扣留了一艘英格蘭船隻：牙買加的「漢密爾頓戰艦」號（Hamilton Galley），但那是不得已而為之。當時，海盜還有好幾天才能進港，而船上已經沒有酒了。他的船員登上那艘船，拿了二十加侖的朗姆酒，其他貨物則完全沒碰。詹寧斯「溫和有禮地（對待船長），說他們不會傷害英格蘭人」，[37]離開時還給了他們超過那些朗姆酒價值的貴重物品。

不法之徒持續擁入時，拿騷的長期居民出逃，「遠離海盜」。有的人去了東北方六十英里的阿巴科（Abaco）。[38]托馬斯·沃克與家人，以及其他幾個新普羅維登斯的家庭，在那裡重新定居，希望能逃離「粗鄙的海盜」。其他人則去了哈勃島與伊柳塞拉島，部分原因是那些地方容易抵達。湯普森、寇克蘭及其他商人有船，可以在拿騷與哈勃島之間往返，幫海盜運輸補給與存糧。有一陣子，他們從查爾斯頓與牙買加等地用自己的單桅帆船運送補給和特殊訂單物品，但在一七一七年晚冬，他們開始從第三方商人那裡購買貨物。那些商人有的從波士頓遠道而來，讓哈勃島人的倉庫裝滿補給，讓擴張中的海盜船隊能夠運作。這樣的貿易對海盜來說極為重要，他們甚至組織了五十人，駐守著保護哈勃島錨地入口的炮台。

一七一六年某個秋日，霍尼戈的幫派虜獲一艘二三十噸重的單桅帆船。通常，他們會把戰利船帶回拿騷，搶走貨物，燒掉船隻，並盡量招募船員。但這艘單桅帆船輕巧、易操作，而且可以攜帶六門炮，換句話說，這是一艘絕佳的海盜船。霍尼戈召開會議，建議留住這艘船，然後交給最受敬重與可靠的成員指揮，也就是蒂奇。大夥兒同意了。蒂奇是這位海盜共和國創始人忠誠的部下，現在終於有了自己的海盜船。[39]

大約是在這一時期，蒂奇開始自稱「黑鬍子」。他當海盜的幾年間留起鬍子，令人望而生畏。一位十八世紀早期的歷史學家寫道：「這把鬍子是黑的，他費了一番功夫才留到這麼長，長到眼睛部分。」「就這樣，像可怕的流星一樣，蓋住他的整張臉，比長久以來出現過的所有彗星還要讓美洲恐懼。」[40]蒂奇把鬍子綁成許多小辮子，每一撮辮子尾端都綁著一條小緞帶，有的塞到耳後。這個不尋常的整理方式讓當時的評論者，想到英國步兵撒粉的拉米利斯假髮（Remellies wig）那垂下的辮子。部分二十世紀末的歷史學家則認為，這可能意味著黑鬍子本身是膚色淡的黑白混血兒，[41]有著遺傳自非洲祖先的捲曲毛髮；已過世的歷史學家雨果·普羅斯佩·裡明（Hugo Prosper Leaming）主張，「蒂奇」這個名字是「濃密毛髮」的俚語。不論哪一種說法正確，蒂奇之所以贏得手下的敬重、讓敵人心生恐懼，靠的是一雙「兇猛野蠻」的眼睛，而不是鬍子。

一七一七年三月，黑鬍子的六門炮單桅帆船上有七十人，他成為拿騷第四大海盜，前面排著霍尼戈、詹寧斯，以及一艘單桅船的船長喬西亞·博格斯（Josiah Burgess）。[42]不久之後，黑鬍子就會變成大西洋最強大的海盜。

整個冬天與春天，黑鬍子繼續與霍尼戈合作。他的恩師因為貝勒米的背叛，以及被迫售出「本傑明」號而元氣大傷。有幾個月時間，他的手下滿足於小勾當：這裡一艘貿易單桅船，那裡幾桶朗姆酒。然而，霍尼戈需要金銀才能留住手下、購買貨物的商人，以及拿騷亂鬥群眾的效忠。許多羽翼漸豐的海盜在拿騷一代活動。最近才抵達島上的博格斯，已有一艘八門炮單桅船及八十名手下。另外，還有英明的詹寧斯，以及喜歡恐嚇舊居民的衝動的范恩。如果霍尼戈要保住地位，他需要干一筆大買賣。一向忠誠的黑鬍子贊成與他同行。三月初時，兩艘單桅帆船起錨，往南航向貨運航道。

離開拿騷一段時間後，霍尼戈的一名手下，某位「自由黑白混血兒」，病得奄奄一息，需要治療，但在一百八十名海盜之中，沒有人是醫生。他們航向佛羅里達海峽時，霍尼戈與黑鬍子攔下各式船隻尋找醫生。三月中旬，終於在佛羅里達南端附近一艘牙買加船上找到醫生。約翰·豪爾（John Howell）是一位醫術高超的溫和紳士，他懇求霍尼戈的登船隊放他走。海盜拒絕了，因為好的船醫很難找，太多同伴都徒然因牙痛、傳染病、性病而受苦。海盜把豪爾拖上船時，豪爾懇求自己的船長本傑明·布萊克（Benjamin Blake）「告訴他的朋友，（以及）這個世界，他是如何被脅迫的，以證明他的清白」。豪爾登上「冒險」號時十分沮喪，不過毫不遲疑，立刻救治生病的混血水手。雖然病患的生命垂危，豪爾的治療卻產生了奇跡般的功效。幾天之內，那名水手就能下床了。霍尼戈喜出望外，堅持給悶悶不樂的醫生幾顆壞掉的銀扣子當獎勵。豪爾不想牽扯進霍尼戈的罪行，把扣子給了別人。終有一天，這個舉動將救他一命。[43]

海盜幫繼續往南，經過哈瓦那，繞過古巴東端，到達中美洲的米斯基托海岸（Mosquito Coast）。月底時，他們來到波多貝羅（Portobello，位於今天的巴拿馬）附近，各國商人都來這裡，以奴隸交換西班牙金銀。四月一日，海盜幫終於碰上好東西：牙買加的「波內特」號（Bonnet）。那是一艘大型的武裝單桅帆船，剛在波多貝羅做完買賣準備回家。希金博登（Hickinsbottern）船長武力不如人，拱手讓出指揮權，海盜在他的艙房裡找到一個裝滿金幣的箱子。「波內特」號是艘不錯的艦船：這艘船比「冒險」號大且快，船況也比較好。希金博登很聰明，不戰而降，海盜願意用「冒險」號交換他的船。在海盜們把大炮及其他物品移至新旗艦時，豪爾懇求霍尼戈放了自己，讓他跟「冒險」號走，但船員拒絕讓他離開。一位船員後來說豪爾「太過稀有，他是霍尼戈與船員唯一能仰賴的好船醫」。[44]

海盜回家時，繼續交著好運。四月七日，在牙買加南方，黑鬍子與霍尼戈又拿下裝滿金銀珠寶的單桅船「復仇」號（Revenge）。他們在劫掠後，放了那艘船。劫掠這兩艘單桅帆船讓海盜得到了驚人的四十萬比索（十萬英鎊），比詹寧斯在艾茲棕櫚地西班牙打撈營搶到的還多。黑人及黑白混血船員的感受一定更為美好，因為這裡面的大部分錢都屬於英屬西印度群島最大的奴隸聯合壟斷市場（cartel）。霍尼戈與黑鬍子再也不必害怕發生叛變了。從現在起，他們的重大挑戰只剩下巴哈馬以外的地方。

一心招安海盜的羅傑斯

伍茲·羅傑斯對海盜有執念。自一七一五年夏天從馬達加斯加回來後，他心心唸唸的就是這件事，相信胡蘿蔔與大棒就可以搗毀海盜的巢穴，然後有生產力、守法的殖民地就會出現。他假設大多數海盜和自己的私掠船船員一樣，有時可能會一時衝動，不服從船長的命令或叛變，只要提供赦免的好處，表現出寬宏大量的態度，就可以收服大部分人。他覺得馬達加斯加海盜是一群孤獨、悲慘的人，急切地想要回到文明社會那母親般的懷抱，他們會再度向國家、王權與上帝的命令鞠躬。有的人可能不知悔改，拒絕第二次機會。這樣的人則要鐵腕處理，殺雞儆猴。

羅傑斯住在倫敦，靠著版稅與東印度奴隸貿易的獲利養活自己。一七一五年，對抗喬治國王的詹姆士黨人起義，讓他驚駭不已，他與這位備受爭議國王的最重要支持者，很早就建立起友誼，其中包括理查德·斯蒂爾（Richard Steele）與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45]。他們是孩提時代的朋友，創立了勢力龐大的奇巧文學俱樂部（Kit-Kat Club）[46]，這是保守輝格黨（Whig Party）支持貴族利益的重要圈子。斯蒂爾是愛爾蘭出身的作家與記者，最近剛被喬治國王封爵。艾迪生也為國王服務，在管轄範圍包括西印度群島的南方事務部（Southern Department）擔任大臣（secretary of state）。兩人在帝國的決策領袖之中具有重大的影響力，能獲取最佳消息與情報。他們將在羅傑斯打擊海盜的計劃中，扮演關鍵推手。

羅傑斯的另一名熟人是御醫漢斯·斯隆[47]，其功績是讓安妮女王一直活到輝格黨組織完漢諾威繼位事宜為止。斯隆還是孜孜不倦的自然科學學者，在全世界搜集動植物與地質構造標本。在他佔地廣闊的切爾西（Chelesa）家中，「每一個壁櫥與煙囪」裡都塞著標本，成為英國最大的自然史知識儲藏所[48]。一七一六年春天，羅傑斯寄給斯隆一封信，解釋自己正「野心勃勃地推廣馬達加斯加島上的殖民地」，懇求斯隆寄給他「跟那座島有關的所有記錄」。[49]

羅傑斯也聯絡基督徒知識促進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那是英國國教會的傳教組織，以製作豐富的宗教小冊子、書籍、傳單出名。[50]羅傑斯希望提高海盜的道德行為，他提出請求，想得到一批將在「馬達加斯加英國居民」間散佈的學會書籍。[51]天知道埃弗裡一六九六年的舊部會拿基督徒小冊子做什麼，不過，這批書最終沒有送出去。一七一六年下半年，斯蒂爾與艾迪生通知羅傑斯，他的馬達加斯加島計劃不太可能獲得官方支持。顯然，在印度洋擁有英國貿易獨佔權的東印度公司覺得，昌盛繁榮的皇家殖民地給公司貿易利潤帶來的威脅，大過躲在叢林小屋裡的幾個貧困海盜。不過，艾迪生帶來了好消息：另一個海盜巢穴需要羅傑斯，而那個地方離東印度公司的管轄範圍有一萬英里遠。

艾迪生與其他政府官員受到警示報告的轟炸，看來西印度群島海盜的勢力似乎正以飛快的速度發展。弗吉尼亞總督史波斯伍德在一七一六年夏天警告稱，巴哈馬已經成為「海盜巢穴」，「如果不及時平定，將危及英國貿易」。同年十二月，牙買加總督報告，海盜拿下前往牙買加與伊斯帕尼奧拉島的「超過一半的大小船隻」，讓他的殖民地貿易動彈不得。到了十二月中旬，就連皇家戰艦的船長都擔心自身安危。六門炮單桅戰艦「雨燕」號的船長戰戰兢兢地前往羅亞爾港。[52]背風群島的總督沃爾特·漢密爾頓，也被迫取消搭乘第六級護衛艦「錫福德」號（Seaford）[53]前往維京群島的官方之旅，因為眾人擔心被「貝勒米指揮的大小海盜船隻」虜獲。[54]春天時，倫敦高級別外交官通報艾迪生，海盜「人數大規模增加，大批出沒，不只是牙買加附近海域，就連北方大陸也一樣」。他們警告，「除非立即進行有效保護，大不列顛到那些區域的全部貿易不僅會受到妨礙，還會有消失的危險」。[55]帝國的跨大西洋貿易正面臨危機，必須採取某些手段處理海盜，而艾迪生知道誰是合適人選。

羅傑斯立刻接受這個點子。他告訴艾迪生，他的馬達加斯加計劃輕輕鬆鬆地就能用在巴哈馬上。取得支持後，一定可以讓美洲擺脫海盜。羅傑斯構想出一種官方與民間的合夥關係：政府將管理巴哈馬外包給私人投資者公司。公司會提供必要的士兵、殖民者和補給，另外還有幾艘私掠戰艦與一名總督，也就是羅傑斯本人。國家則派出護衛艦小隊支援最初的登陸，並頒發赦免書給同意向新總督和平投降的海盜。消滅海盜後，羅傑斯和其他投資人可從殖民地的獲利中收回投資成本。一切只需要國王同意和領主的默認，換句話說，就是名義上依舊擁有殖民地的貴族圈。

羅傑斯在一七一七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替這趟冒險爭取政治支持。他絞盡腦汁，聯絡每一個欠他人情的人，還動員自己的布里斯托爾商業網絡、倫敦的人際關係，以及過世岳父在海軍部的人脈。他和富裕商人山謬·巴克（Samuel Buck）結成同盟，這個人長期擔任巴哈馬領主代理人，自己也已因海盜損失兩千七百英鎊。兩人合開了一家公司，名字是冗長的「在巴哈馬群島展開貿易暨殖民的共同夥伴」（The Copartners for Carrying on a Trade & Settling the Bahama Islands），[56]並招募了其他五位來自英格蘭各地的投資人。倫敦與布里斯托爾一百六十三名商人領袖幫他們簽署請願書，請國王支持這個事業。[57]請願書告訴政府，「伍茲·羅傑斯是正直能幹的人，深深仰慕國王陛下的政府[58]……不管從哪一方面來看，這個人都有承擔起這個重責大任的資格」。[59]

成立遠征軍

羅傑斯與巴克想辦法讓領主向國王提出放棄管理巴哈馬的權利，兩人指出，對卡羅來納這塊具有更高價值的土地來說，海盜代表著死亡威脅。此外，領主之所以會被說動，可能是因為像羅傑斯這樣的著名奴隸商也加入這件事。他可能讓不易管教的殖民地變成循規蹈矩的大農場社會，南卡羅來納的奴隸會更難逃跑。領主可保留巴哈馬的財產與貿易權，但同意把它們以象徵性的費用，租給羅傑斯及他的夥伴二十一年。[60]與此同時，艾迪生拿著共同夥伴公司的提案穿越皇家廳廊，將之放在喬治國王桌上。

一七一七年九月三日，艾迪生得到國王的回應：羅傑斯可望獲任命為總督與巴哈馬駐軍指揮官。不過，有個小問題：如果羅傑斯想要這份工作，這會是一個公益職位，沒有薪水。羅傑斯已經為了共同夥伴公司投入三千英鎊，也就是他大部分的財產。但他實在太熱衷這個計劃，同意接下這份無薪工作。這個決定最終使他破產，歷史再度重演。

相關事宜的文書正在批准之時，羅傑斯與巴克奔走倫敦各處，替遠征做準備。羅傑斯重達四百六十噸的「德利西雅」號將擔任旗艦，巴克六門炮、二十六名船員的一百三十五噸重的「山謬」號（Samuel）在後頭支援，另外還有一艘六門炮、七十五噸重的單桅戰艦「巴克」號（Buck）。他們招兵買馬，成立獨立公司（Independent Company），成員是一百名士兵與一百三十名英格蘭、德國與法國新教徒胡格諾派殖民者。他們訂購數千磅補給物資：建房子與大炮座的木柴，修理堡壘與清理農地的工具，武器、大炮、士兵衣物，以及足夠的食鹽、麵包、麵粉、醃製食物，夠遠征隊五百三十人撐過一年以上。大部分貨物由第四艘船運送：配有二十門炮的三百噸重商船「樂意」號（Willing Mind）。這一年尚未結束，羅傑斯與其他五位共同夥伴公司的成員便已經花了一萬一千英鎊。[61]

十月底，羅傑斯得到通知，領主已經簽署放棄管理的相關文書。[62]他開心地自請把文件交至聖詹姆士宮（St.James』s Palace），[63]眾領主同意。十一月六日，他的馬車行駛在倫敦蓓爾美爾街（Pall Mall）的大型磚造房屋之間，朝著皇家宮殿（Royal Palace）高聳的都鐸時代警衛塔而去。侍衛帶著他進入一連串內院的第一個。在那裡，在大英帝國的心臟，可能是艾迪生戴著棕色假髮出面迎接羅傑斯，兩人握手，臉上帶著成功的笑容。辛勤的工作終於要開花結果。

一七一八年一月六日，喬治國王頒發委任狀與官方指令給羅傑斯。國王宣佈：「鑒於巴哈馬群島領主的重大疏忽，該群島遭受海盜及他人大肆劫掠作亂，大不列顛王冠面臨喪失這顆珍寶的危機……我們……特此宣佈任命你，伍茲·羅傑斯，擔任我們的提督暨總督（Captain General and Governor in Chief）。」[64]

羅傑斯得償所願。但要不了多久，他就會希望國王當初拒絕他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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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貝勒米（一七一七年三～五月）

在拿下「維達」號的幾個小時裡，貝勒米的手下讓這艘強大艦船停錨在最近的巴哈馬小島，也就是拿騷東南方一百六十英里的長島。貝勒米讓「蘇丹娜」號迎著風，船帆飄動，然後下令讓這艘船也下錨。沉重的鐵錨沉入清澈的水裡，風推著「蘇丹娜」號到背風處。錨爪沉進沙中與珊瑚海底。船隻停下來後，兩艘戰船並排，可以看出其中一艘比較袖珍；另一艘戰船，「瑪麗安」號則停在不遠處。

普林斯船長鬆了一口氣，他發現拿下「維達」號的海盜既高興又有禮。其中幾個人大概認識普林斯，或至少聽過他的名號。他已去過牙買加好幾次。此外，在一七一二年大颶風船沉了之後，他也曾困在當地幾個月。「瑪麗安」號的船需長弗雷契與威廉姆斯的水手長傑若米·希金斯（Jeremiah Higgins）都來自牙買加，很可能在那場可怕的大災難後遇見過普林斯。他們可以做證，說普林斯和其他許多船長不同，對待船員很好。海盜展現出寬容的一面，決定留著「維達」號，普林斯可以開走「蘇丹娜」號，並帶著二十英鎊金銀的臨別禮。[1]

海盜們忙著把貨物與大炮從「蘇丹娜」號搬到「維達」號。他們盡量把所有的貴重物品都搬到大船的貨艙裡。最貴重的物品、銀子、金子、寶石放在袋子裡，堆成一堆，放在「維達」號最大的船艙裡。海盜們向囚犯吹噓，光是這一堆金銀珠寶就價值兩三萬英鎊。「維達」號遭虜獲時，貝勒米與威廉姆斯手下有一百二十多人聽他們指揮，而且從十歲左右的約翰·金一直到非洲印第安混血的約翰·朱利安（John Julian），每個人至少可以拿到一百英鎊。除此之外，「維達」號與「瑪麗安」號的貨艙裡，象牙、靛色染料和其他貴重物品，多到堆不下。難怪臨走時，好幾名普林斯的船員要求留在這群海盜身邊；當然，海盜也歡迎他們加入。

日子又過了幾天，海盜們忙著把更多大炮吊到「維達」號的大炮甲板上，船上火力從十八門炮增加到二十八門，多出來的大炮就收進「瑪麗安」號貨艙。海盜們也如普林斯所願，把不要的貨物裝到「蘇丹娜」號。他們準備起航時，成堆的財寶裝進箱中，抬出大船艙後就存放在大炮甲板上，靠近那些海盜的位子。船員霍夫後來做證，海盜相當信任彼此，「儘管無人看守，也沒有人會未經船需長允許拿走任何東西」。[2]起錨之前，海盜還迫使兩三個普林斯船長的未婚船員加入他們，原因似乎是需要他們的專長。

三月初時，貝勒米要海盜們集合，決定他們的「艦隊」要做什麼。春天就要到了，因此眾人同意往北前進到北美東海岸，任意劫掠進出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 Bay）、特拉華灣（Delaware Bay）或是查爾斯頓與紐約港口的船隻。「維達」號與「瑪麗安」號如果因天氣不佳或沒預料到的事件走散，兩艘船將在緬因的達馬裡斯科夫島（Damariscove Island）會合。途中，威廉姆斯會在羅得島布洛克島的家中停留，拜訪家人。他大概希望留給他們一份戰利品。海盜們知道，他的家族人士可以買下並分開處理較笨重的貨物。[3]貝勒米可能也曾表示想在外角停留，回到他的情人瑪麗·哈利特身邊。

「我是自由的王子」

三月初時，「維達」號與「瑪麗安」號在長島南端繞圈，直到船首斜桁指向佛羅里達。眾人正要展開海盜生涯中最具挑戰性的一次旅程。

他們起錨後的一兩天，在伊斯帕尼奧拉島北海岸拿下第一艘戰利品：剛離開法國港口小戈阿沃（Petit Goave）[4]幾小時的三桅商船「天納」號（Tanner）。海盜登上「天納」號時，他們發現這是一艘特別的船：這艘替法國工作的英國船，載著英法混合的船員，以及大量的海地蔗糖，正準備回到法國的最大商港拉羅歇爾（La Rochelle）。[5]海盜們在「天納」號上尋找貴重物品時，告訴船員自己是「羅賓漢的手下」。至少有一名「天納」號的船員對此印象深刻。來自法國南特（Nantes）的二十四歲水手約翰·薛安（John Shuan）不會說英語，用法文大聲宣佈自己也想成為海盜。貝勒米通過會說英法雙語的船員下令；薛安當上海盜後受領的第一道命令是爬上「天納」號索具，取下頂桅（topmast）。這會讓船的速度變慢，使它無法在被釋放後及時發出警報。急著證明自己的薛安一下子爬上船桅，取下上段，用滑輪降下。他還幫海盜找出藏在船長約翰·史托夫（John Stover）艙房裡的五千里弗（兩百零八英鎊）。接著，在翻譯的幫助下，他被「瑪麗安」號迎上船，「天納」號獲釋。

威廉姆斯留著「天納」號的頂桅，因為「瑪麗安」號這段時間的狀況不佳。海盜們已拿下這艘五十噸重的單桅帆船將近一年了，他們在這段時間中遭遇過風暴、至少一次嚴重打鬥，還拿下將近五十艘船。海盜們盡了全力保持船底乾淨，定期清理，並在吃水線以下的船身塗上白鉛漆。但受限於海盜身份，他們無法使用正規的修船廠與港口設備。吃水線以上的「瑪麗安」號正在腐朽。後甲板的黃藍邊飾正在脫落，船尾的藍漆也是一樣。唯一的船桅在甲板上方的地方斷裂，這是很嚴重的船身損壞，解決辦法是像用夾板綁住斷腿一樣，用一根舊圓柱捆住船桅。船帆老舊，滿是補丁。船首斜桅飄揚著舊英格蘭國旗聖喬治紅十字，下方船首的大部分則不見蹤影。威廉姆斯可以用「天納」號的頂桅補受損嚴重的索具，但很快就得幫「瑪麗安」號找一根新的了。[6]

海盜在沿著巴哈馬南端往北前進時，曾考慮在拿騷停留，因為或許可以在被棄置的戰利船裡找到船桅，並在安全地帶大幅整修「瑪麗安」號。該念頭很吸引人，但貝勒米與威廉姆斯建議不要那樣做。如果他們現在停下來，可能會錯過滿眼金銀珠寶的春天海上劫掠季。在這個季節，美洲東岸會擠滿冗長寒冬過後的送貨船舶。他們的海盜船上現在載滿金銀珠寶，最好不要與巴哈馬的死對頭霍尼戈和詹寧斯，有任何氣氛不好的碰面，這兩人都有理由找上貝勒米與威廉姆斯。除此之外，他們有像「維達」號這樣的一艘船，自信能設立自己的季節性海盜前哨站。威廉姆斯告訴大夥兒，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已讓緬因海岸變得像巴哈馬一樣。印第安人與他們的法國盟友燒燬了大多數英格蘭殖民地，數百英里的海岸線因而無人居住，其中包括無數錨地。整個船隊可以在那裡修船，而且不會被歐洲人發現。最重要的是，被森林覆蓋的海岸線有許多大松樹，皇家海軍就是藉著那一帶的植被為戰艦增補樹脂、木材與船桅的。威廉姆斯可能建議快速前往東海岸，在布洛克島賣掉沉重的貨物，然後在中段緬因海岸休息與整修「瑪麗安」號。海盜們同意了，幾天後，他們看著最後的巴哈馬小島消失在船尾。

他們待在離卡羅來納岸邊一段距離的海上，希望能直奔切薩皮克灣入口。沒想到儘管已經離岸一百多英里，還是遇到一艘從羅得島新港出發的小型單桅商船。那艘單桅帆船的主人是畢爾船長（Captain Beer），正準備前往查爾斯頓。他選擇離岸這麼遠的航道，可能就是為了避開據說正在侵擾佛羅里達海峽與向風海峽的海盜，結果他和船員們卻被抓上了這輩子見過的最大的一艘海盜船。[7]

畢爾只在「維達」號上待了兩小時，後來詳細地寫下他遇見的一切，包括與貝勒米的對話。在對話當中，這名海盜頭子解釋了自身行為背後的政治動機。

畢爾被帶上「維達」號的同時，海盜們則在劫掠他那單桅帆船上的貨物，並試圖決定要不要把船還給他。威廉姆斯與貝勒米都想把船還給畢爾，那艘船太小，沒什麼用處，但手下的人因為近日的勝利而自尊心膨脹，最後決定拒絕歸還。貝勒米命人把畢爾帶到他面前，滿懷歉意地將這個壞消息告知這名倒霉的船長。

貝勒米告訴畢爾：「真該死，我很抱歉他們不肯還你這艘單桅帆船。我不願這樣對待任何人，對我沒有好處。該死，我們得弄沉這艘可能對你有用的船。」貝勒米停下來，望著遠處的羅得島，他的同情心正在消失。

「該死，你這個偷偷摸摸的混蛋東西，還有所有那些願意臣服在法律統治下的人，法律是有錢人定的，他們想保障自己，那些懦夫除了這種手法，沒有勇氣保護自己靠著詐欺得來的東西。」貝勒米繼續說下去，每多說一個字，怒氣就增一分。「但你們全部的人都該死！他們該死，一群詭計多端的無賴。還有你們（船長與水手），你們這些服侍他們的人，都是一堆膽小的傻瓜！那些惡棍詆毀我們，真的，（我們之間）其實只有一點不同：他們在法律的保護下搶劫窮人……我們是在自己的勇氣的保護下掠奪富人。」

貝勒米再次看著畢爾，小心翼翼地說了接下來幾句有份量的話。他問畢爾船長：「比起偷偷摸摸跟在那些壞蛋屁股後面當僱員，成為我們的一員不是更好嗎？」

畢爾沒猶豫多久就回應了。他告訴這位充滿激情的海盜頭子，自己的良知不容許「違背上帝與人類的法律」。

貝勒米嫌惡地看著他。「你這個惡魔的良知惡棍，你該死。」他大聲說道，「我是自由的王子，就像在海上擁有一百艘船、在陸地上擁有十萬軍隊的人一樣，擁有向全世界宣戰的權威。還有，我的良知說，……不用跟這種流鼻涕的小狗多費口舌，反正他們樂意讓上頭的人在甲板上踢自己，還把信仰寄托在那些拉皮條的教區牧師身上；那些講道的矮肥仔，跟這些傻笑呆瓜講的事情，自己根本不做也不相信。」[8]

說完之後，貝勒米命令畢爾離開。他要船員划小船，將這名船長送回「瑪麗安」號，讓威廉姆斯把他留在布洛克島。海盜把最後的蘋果酒和食物搬至「瑪麗安」號後，燒了畢爾的單桅帆船。好幾英里外都看得見煙霧，直到船燒至吃水線之下，火焰才被大海澆熄。

幾天後，海盜們注意到天空正在變暗。現在是四月初，濕熱海灣與切薩皮克地區濕地上方的暖空氣團，移到冰涼的海面上，變成像豌豆湯一樣濃的大霧。霧來得太快，威廉姆斯與貝勒米沒有時間拉近船隻距離，很快他們就看不到對方了。貝勒米的船員敲響了「維達」號的青銅鐘，但聽不見「瑪麗安」號的回應。夜晚來臨，隔天早上濃霧散去、弗吉尼亞角（Capes of Virginia）出現在眼前時，「瑪麗安」號不見了蹤影。[9]貝勒米安慰船員，他們可以依照原先的計劃，在布洛克島上和威廉姆斯的船重新會合。要是沒辦法，也可以在離緬因海岸幾英里的達馬裡斯科夫島會合。在此同時，狩獵的時間到了。

薄霧正在消散，海上看得見船帆的船至少有三艘，但每一艘船船桅數量都多到不可能是威廉姆斯的船。貝勒米猜測那是商船，下令要「維達」號轉身，背著風以超越它們。他們大約在白天八點追上第一艘船：一艘外表破舊、來自格拉斯哥的「愛格尼斯」號（Agnes）。船長安德魯·托比特（Andrew Turbett）明智地沒有抵抗。托比特正從巴巴多斯前往弗吉尼亞，載著來自殖民地的產品：蔗糖、糖漿，以及對海盜們來說最重要的朗姆酒。海盜在「愛格尼斯」號的貨艙另有發現：這艘船漏水十分嚴重，只能靠著數小時不斷抽水勉強浮在水上。海盜們知道「愛格尼斯」號對他們沒用處，「維達」號於是追趕下一個目標。

下一艘是一百噸重的「安戰艦」號（Ann Galley）。這艘船雖小但耐用，貝勒米建議留著當倉庫，在緬因可以幫忙清理「維達」號。眾人同意，派了二十八人登船，指派船需長諾蘭指揮。與此同時，「維達」號拿下第三艘船：從英格蘭布萊頓（Brighton）前往弗吉尼亞的中型船隻「努力」號（Endeavor）。三艘船都拿下後，海盜艦隊停留在近海完成劫掠。他們準備擊沉「愛格尼斯」號，用「努力」號把船員送到弗吉尼亞。「努力」號太小，他們也用不到。海盜們繼續往北前往布洛克島、鱈魚角與緬因的藏匿處，只有「安戰艦」號留了下來。[10]

威廉姆斯在北美打劫

與此同時，一七一七年四月九日早晨，「瑪麗安」號離地平線僅幾英里，正對著弗吉尼亞角，它在尋找著自己的獵物。威廉姆斯再也不像是富裕商人的中年兒子了。他的白色假髮與皮膚形成強烈的對比。在熱帶待了一年的他曬得黝黑，見到他的人，都被他「深棕色的面貌」嚇了一跳。[11]他的船員血統混雜，其中有五個法國人、五個非洲人、一個印第安人，以及近三十名英國人，看起來和「瑪麗安」號一樣歷經艱辛。威廉姆斯一定知道回到布洛克島時，親朋好友會嚇一大跳，但他急著見到他們。他有很多錢要交給母親、妻子與孩子，還要和從事走私的友人交換關鍵補給。

威廉姆斯和貝勒米走散之後，沒有抓到半艘船。現在沒有「維達」號的火力支持，他必須小心選擇目標，遠離所有可能防衛完備的船隻。「瑪麗安」號躲在現今名為弗吉尼亞海灘（Virginia Beach）的多丘陵岸邊時，威廉姆斯負責瞭望的手下發現，一艘可能的目標船正自公海駛向海角。海盜們發動進攻時，風就在他們背後，因此不到一個小時就駛到那艘倒霉的船旁邊了。那艘船是同樣來自布萊頓的「泰來」號（Tyral），[12]正前往馬裡蘭的安納波利斯（Annapolis，Maryland）。他們對著這艘無武裝船的船長約翰·盧卡斯（John Lucas）大聲喊話，說如果他不自己划船來「瑪麗安」號，他們就擊沉他的船。海盜知道盧卡斯別無選擇，只能服從；他只有七名成年船員與兩名男孩，對手是四十人與十門大炮。「泰來」號掉頭駛進風裡，並慢慢停下來。之後盧卡斯登上了「瑪麗安」號。

威廉姆斯依舊在尋找「維達」號，所以慢慢地劫掠。盧卡斯船長被囚禁在「瑪麗安」號時，威廉姆斯派幾個手下回到「泰來」號上。在這十一個小時之中，海盜們仔細翻找貨艙與船艙，敲開箱子盒子，撕開一捆捆貨物，有些東西留下，有些則被丟到船外。「泰來」號還有兩艘小船，海盜們把想留下來的東西堆在那兩艘小船上，再劃回「瑪麗安」號。海盜把盧卡斯放回「泰來」號上後，威脅他如果不跟著他們的話，就得死。地平線上又出現另一艘船，「瑪麗安」號希望那是「維達」號，便設定航線前去攔截。不久，風力開始增強，「泰來」號的速度快過較小型的「瑪麗安」號。盧卡斯發現自己的優勢後，趕緊讓「泰來」號掉頭，成功地衝到安全的地方。

威廉姆斯的手下已經拿走「泰來」號上所有的貴重物品，但完全不希望盧卡斯驚動整個切薩皮克區域，讓人知道他們在這裡。威廉姆斯審訊被抓的船員時，得知「肖勒姆」號（HMS Shoreham）[13]駐紮在弗吉尼亞首府威廉斯堡附近。那是一艘三百六十噸重、三十二門炮的皇家海軍護衛艦。從那時起，他們得小心行動，[14]不能陷入「肖勒姆」號把大炮瞄準他們破舊單桅帆船的危險[15]。讓人更失望的是，地平線那艘船不是貝勒米的。威廉姆斯的船員可能開始焦慮，他們已經和「維達」號貨艙裡的大量金銀珠寶分開太久了。

威廉姆斯在切薩皮克滲入口多逗留了幾天，但可能遇上「肖勒姆」號的恐懼，讓他束手束腳。四月十三日前後，海盜們在懷特黑文（Whitehaven）外虜獲一艘英格蘭船後，便開始爭論究竟要不要毀掉這艘船。在這場爭論中，威廉姆斯似乎和幾個手下吵起來。同時，另一艘單桅帆船與其他船隻進入海灣入口。海盜們停止爭論，留下戰利船，出發進入海灣追逐新的戰利品。不幸的是，他們在弗吉尼亞海岸航行時，看見蘭厚灣（Lynnhaven Bay）有一艘大型護衛艦（frigate-rigged ship）。眾人擔心那可能是「肖勒姆」號，於是匆忙撤退，就連已經下錨的戰利船都拋棄了。

船上的氣氛越來越緊張，威廉姆斯決定返家。如果在布洛克島，他的船員可以購買補給品，酒與新鮮食物可以大大提振船員的士氣。如果幸運的話，他們還可以在那裡找到「維達」號。[16]

布洛克島面積為十一平方英里，距離羅得島海岸十二英里。羅得島殖民地明顯比馬薩諸塞貧窮，政府管理也較為鬆散。路不多，走私者很多。首府新港好似一個大村莊，直到五年前，它的三千名居民才開始給道路命名。布洛克島更原始，自成一個島嶼王國，遠離新港與波士頓當局的耳目與武器。島民彼此效忠，威廉姆斯是他們的一員，他是大地主的兒子，也是最早一批殖民者的繼子，他在法律、血緣、婚姻方面都有淵源。布洛克島是威廉姆斯完美的避風所，不是巴哈馬或緬因那種被戰爭蹂躪過的殖民地。[17]

四月十七或十八日，「瑪麗安」號在布洛克島的主要村莊下錨。從畢爾船長、理查德·克文裡，以及其他被抓上「瑪麗安」號的人那裡，我們得知威廉姆斯上岸去看望了母親安娜·古斯林（Anna Guthrie）與三個姐妹瑪麗·威斯特寇特（Mary Westcott）[18]、凱瑟琳·山德斯（Catherine Sands）與伊麗莎白·潘恩（Elizabeth Paine）。他可能給了她們一部分新財富，或許還請她們帶一部分給自己在新港的妻兒。他在岸上待了幾小時，也可能是一兩天。由於親友的隱瞞，直到現在，我們仍無從得知他當時的行蹤。

威廉姆斯回到「瑪麗安」號後，在離岸邊有點距離的地方下錨，身邊有七個當地人，包括妹夫、地方典獄官與治安官約翰·山德斯，托馬斯·潘恩（可能是大海盜托馬斯·潘恩的侄子），去世繼父的蘇格蘭叛軍夥伴約翰·瑞思朋（John Rathbon）。根據這群人一個月後寫下的證詞，他們當時上了「瑪麗安」號，待了「大約一兩個小時」，然後在「不受任何干擾」的狀況下登上一艘小船，划船回到村莊。他們宣稱又突然被叫回「瑪麗安」號的，其中有威廉·托什（William Tosh）、喬治·米切爾（George Mitchell）、詹姆士·史威特醫生（Dr.James Sweet）三人，是「從我們這邊被強制帶走，被命令上船」的。不過，擔任治安官的山德斯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都沒上報這件事，這可能是因為這幾個人其實是自願加入海盜的，而威廉姆斯的姻親登上「瑪麗安」號也無須經過官方審問。

威廉姆斯在離開布洛克島之前，放了畢爾船長和他的船員，他們最終會抵達新港報告自己被抓的事。等到畢爾抵達大陸時，已經發生的大事讓他關於貝勒米的消息變得無關緊要。

威廉姆斯進入長島海灣（Long Island Sound），造訪加德納島（Gardiner』s Island），[19]那是紐約長島海岸外一座面積為三千五百英畝的島嶼，該地是同名家族的封建保留地[20]。威廉姆斯知道，基德船長曾在一六九九年造訪這座島，當時船長不但受到約翰·加德納（John Gardiner）與印第安僕人的款待，還把兩箱及數包金銀珠寶交給後者保管。威廉姆斯可能也做了同樣的事，把自己的財富交給能幹的「第三代莊園領主」（the 3rd Lord of the Manor），等夏天結束時再來取回。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天色昏暗，一陣強風從東南方吹來。長島海灣翻攪著憤怒的白浪，狂風似乎要吹裂「瑪麗安」號的補丁船帆，以及被綁住的斷裂船桅。一場恐怖的風暴正襲擊著新英格蘭。威廉姆斯設法找到了避難所，他可能躲在加德納島後方，以及長島東部兩叉之間。風在索具間咆哮時，威廉姆斯待在安全港。他知道，在那片空曠的海域上，一整晚都充滿著危險。

貝勒米之死

東方不到一百五十英里處，貝勒米航過安靜水域，乘著適當的風力，朝鱈魚角前進。這一天有好的開始，早上九點，還看不到陸地時，他們就在楠塔基特淺灘（Nantucket Shoals）與喬治灘（Georges Bank）之間攔截了一艘雙桅船，該地為新英格蘭南方最多產的漁場。貝勒米對著船頭射了一發炮彈，命令這艘船投降。七名海盜划船靠近戰利品：都柏林的「瑪麗·安」號（Mary Anne）。[21]他們命令船長與大多數船員自行划船登上「維達」號，貝勒米審問船長安德魯·克朗普斯裡（Andrew Crumpsley），高興地發現這艘要從波士頓到紐約的船上載了一批酒。他加派四名船員去弄了一些酒，然後在「維達」號與「瑪麗·安」號上分發。不幸的是，他們無法進入「瑪麗·安」號的貨艙，因為沉重的錨纜堆在入口處。「維達」號上的人暫時只能靠在克朗普斯裡船長室裡找到的五瓶美酒解饞。沒關係，他們會帶走「瑪麗·安」號，之後再慢慢搜刮財物。甲板間的海盜大概振奮了起來。找一座偏遠的緬因小島，然後就可以在岸邊開飲酒大會了。

首先，他們得在鱈魚角短暫停留，因為虜獲「瑪麗·安」號後，貝勒米下令三艘船往西北偏北方向走。這不會帶他們到緬因中岸（Midcoast）的小島，而會直接到普羅文斯敦，然後可以到伊斯坦。依據目前留存的資料，貝勒米告訴船員，他們會在鱈魚角停留，儲備新鮮食物與補給。[22]但依據伊斯坦的民間傳說，他真正的目的是和年輕的哈利特小姐重聚，讓她及家人看看他現在有多成功。

下午三點左右，一陣霧籠罩著「維達」號與兩艘戰利船，伸手不見五指，海盜們無法讓三艘船靠在一起。貝勒米知道，如果船上沒有領航員的話，靠近鱈魚角海岸會過於危險；要是他的大船在那一帶眾多不知名的淺灘擱淺，就會輕易遭到皇家海軍或任何擁有武力的政府當局捕獲。雖然貝勒米希望抵達普羅文斯敦的錨地，但還是下令停船。船帆在風裡緩緩飄動，三艘船在迷霧中起起伏伏，等著大霧消散。

不到半小時之後，海盜走了好運。他們在濃霧中飄蕩時，自弗吉尼亞出發前往波士頓的小型貿易單桅帆船「漁夫」號（Fisher）直接駛到他們中間。顯然，這艘單桅帆船的船長對這附近的海域很熟，這樣的天氣還願意出航，正好是海盜需要的人。貝勒米對著這艘船大喊：「船主是否對這一帶（的海岸）很熟？」「漁夫」號的船長羅伯特·英格斯（Robert Ingols）回答：「非常熟悉。」貝勒米堅持讓英格斯划船過來帶路。五點鐘時，英格斯及其大副被眾人挾持，他們站在「維達」號的艉甲板上，指引貝勒米用最好的方式通過外角又長又沒有港口的海岸。[23]

英格斯指引著「維達」號穿越迷霧，航向看不見的海岸，貝勒米開心地命令三艘戰利船跟著他們走。天很快就要黑了，加上又霧茫茫的，海盜在每艘船的船尾掛上一盞大燈，以便彼此跟著。大隊伍往北航行：「維達」號上的貝勒米帶著一百三十多名海盜，以及大部分俘虜；「安戰艦」號上載著諾蘭和十七名海盜；載著酒的「瑪麗·安」號由貝勒米的八名手下控制；四名押解隊的海盜則守著「漁夫」號裡的俘虜。[24]

「瑪麗·安」號上，八名海盜中有七名立刻去找貨艙裡的酒桶。五個月前被迫成為海盜的「聖麥可」號上的木匠托馬斯·索思依舊悶悶不樂，安安靜靜地，也不拿武器，並遠離其他海盜。其他人弄開艙口上方堆棧的錨纜時，索思偷偷告訴「瑪麗·安」號上被俘虜的船員，他正計劃以最快的速度逃離這幫海盜。同時，其他七名海盜輪流掌舵，剩下的人撬開第一批馬德拉酒桶，開始他們計劃好的長夜漫飲。很快地，「瑪麗·安」號就落在其他船之後了。「維達」號上的貝勒米注意到這件事，他放慢速度，以便讓這艘載著酒的小帆船跟上。他對著「瑪麗·安」號上的海盜凡范斯特與約翰·布朗（John Brown）大喊：「快一點。」已經微醉的布朗發誓自己讓這艘船「全速前進，直到船桅斷裂」。他和其他人命令俘虜幫他們操帆，在發現「瑪麗·安」號船身漏水時，又要他們用力抽水。海盜們咒罵「瑪麗·安」號，說「真希望從來沒遇上這艘船」。黑夜降臨時，他們把舵交給俘虜，又有一名海盜抽身執行重要的飲酒任務。布朗宣佈自己是船長，另一名海盜托馬斯·貝克（Thomas Baker）則開始向俘虜吹牛，說他們是在執行喬治國王本人的私掠任務。凡范斯特插話道：「我們將一直駛到世界的盡頭。」[25]

大約在晚上十點時，天氣變得惡劣起來，狂風大雨，漆黑的天空中不斷劈著閃電。更糟的是，風向變了，改吹東南偏東風，迫使船隻前往望不見的鱈魚角海岸。「瑪麗·安」號上喝醉的海盜很快就看不到其他船隻了。貝克可能因為沮喪，開始咒罵「瑪麗·安」號的廚子亞歷山大·馬克康納奇（Alexander Mackconachy），也就是正在掌舵的人，顯然他正在往陸地開。貝克手裡拿著火槍，大叫說：「我會射殺你，就像殺一條狗一樣。」「你將永遠無法上岸說出你的故事！」

不久之後，好像是在譴責貝克一樣，海岸出現在眼前。「瑪麗·安」號被二三十英尺高的海浪襲擊，大浪像瀑布一樣打在船上各處。每個人都知道，下一秒就可能擱淺，憤怒的海洋將讓他們碎屍萬段。馬克康納奇求海盜調轉船身，船頭對著海灘，讓「瑪麗·安」號能撐過這不可避免的船底碰撞。他們剛掉頭，「瑪麗·安」號就撞到東西，船身劇烈晃動，酒桶滾過甲板。貝克抓住斧頭，開始砍下船桅，減少船身承受的壓力。三根船桅被砍下兩根後，一名海盜恐懼地大叫：「看在上帝的分上，讓我們到下方貨艙死在一起吧。」不論是俘虜還是海盜，眾人在甲板上和貨艙裡擠成一團，以為自己下一秒就會淹死。不識字的海盜求馬克康納奇朗讀《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大夥兒聽著廚子用蓋爾腔念出禱文時，天空劃過閃電，風在索具間咆哮，木頭船身在大浪中戰慄著。

其他戰利船的船員比較清醒，可能也因此較為幸運。風雨增大時，「安戰艦」號上的諾蘭再也看不到「維達」號的提燈，但他一直和小型的「漁夫」號靠得很近。山一樣高的海浪推著他們往岸邊去，他們聽見鱈魚角無人海岸上的浪碎聲。諾蘭知道，他們唯一的機會是下錨，祈禱大鐵鉤會拖住船，讓他們不至於太靠近海灘，直到風暴退去。他調轉「安戰艦」號的方向，船員拋出船錨。諾蘭大叫，比畫手勢要「漁夫」號也依樣行事。兩艘船上的海盜與俘虜都焦急地看著錨纜飛出去、定住，然後奇跡般地在海灘外數百碼處停下木船。如果那天晚上他們說了禱詞，那絕對是在祈禱船錨的事。大西洋發洩怒氣時，他們的船錨抓緊了沙質海床。[26]

北方幾英里處，「維達」號也被無情地推向岸邊。船身被大海一再拋向碎浪時，貝勒米可能想起了失事的西班牙寶船隊。兇猛的狂風巨浪會讓大型船身碎成小柴火。貝勒米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在閃電的微光之中，他看見伊斯坦的大峭壁籠罩在碎浪上方一百英尺。如果他們撞向那裡，大概不會有多少人生還。海浪沖刷著峭壁底部，升高至陡峭高地上，也就是那片讓伊斯坦與比林斯蓋特村莊遠離大海、狂風吹拂且少有人居的平地。午夜時分，貝勒米知道，「維達」號半噸重的船錨將是唯一可能的救星。

海浪不停地席捲甲板，海盜費了很大功夫才能執行命令。舵手雙腳站得很開，轉著船舵，讓大船船頭迎著風。船錨被撲通扔進水裡，沉重的錨纜開始下沉。每個人屏氣凝神地看著繩子開始繃緊。「維達」號短短停了幾秒鐘，不再飄向後方的狂亂碎浪，眾人可能暫時鬆了一口氣，但可以感覺到船錨正在拖曳，救不了「維達」號了。

只有最後一個救船員的機會：學「瑪麗·安」號上的人。他們必須試著讓船上岸，船頭在前，希望能盡量穿過兇猛的碎浪，讓游泳的人有一丁點兒機會可以上岸。貝勒米大聲下令切斷錨纜。斧頭落下時，粗錨纜斷開了。貝勒米命令舵手讓船大轉身，面向海灘。但「維達」號沒有動，所有人驚恐地看著船身向後滑動，船尾在前，飛過三十英尺高的海浪，朝著霧氣翻騰的白色峭壁底部撞去。

「維達」號以驚人的力道擱淺。那一撞，可能把索具上的所有人都拋進致命的海浪裡。他們一一撞進海底，然後被底流吸著遠離海岸。大炮從滑車上鬆脫，掉落到較低的甲板上，一路撞擊著擋在前方的每一個水手。一名海盜摔了出去，飛越甲板，一個錫鉛茶壺的手把完全嵌入他的肩骨。自願成為小海盜的約翰·金被壓在甲板之間，身上還穿著幾個月前登上「波內塔」號時母親為他穿上的絲襪與昂貴皮鞋。十五分鐘內，兇猛的海浪將「維達」號主桅折成兩半，巨浪穿破甲板，海水灌進甲板下方的大炮與一桶桶貨物中。黎明時分，「維達」號的貨艙爆開，活人與死人都被拋進了浪裡。[27]

清晨時分，暴風雨繼續肆虐，退潮讓岸邊堆起越來越多的屍體。手腳不全的浮屍中，只有兩個人在動。一個是米斯基托印第安人約翰·朱利安，他在貝勒米的佩利亞加船時期就跟著他，另一個人是從「聖麥可」號抓來的木匠托馬斯·戴維斯（Thomas Davis）。貝勒米和其他一百六十個左右的人，不論是海盜、俘虜、白人、黑人或印第安人，全都死於這場暴風雨。

「瑪麗·安」號熬過船難

南方十英里處，「瑪麗·安」號上的海盜感謝自己還活著。天亮時，他們在一個半沉在海裡的小島擱淺，旁邊是一個受到保護的小海灣。「瑪麗·安」號的船員大概認得這個地方，那是伊斯坦南方的波契島（Pochet Island）。退潮時，「瑪麗·安」號半擱淺在小島上，船上的人不用弄濕腳就能抵達岸上。他們在海灘上逗留數小時，吃了甜食，又多喝了些酒。[28]

大約在早上十點時，兩個當地人注意到這艘失事的船，劃著輕舟過來，帶生還者到大陸上。兩個當地人約翰·科爾（John Cole）與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顯然沒有起疑，連海盜用混雜著英語、法語與荷蘭語激烈討論時也一樣。他們偷聽到幾個遭遇船難的水手想盡快抵達羅得島，大概是想躲在威廉姆斯那裡。其他人似乎比較消沉，安靜地坐在科爾家中的火爐邊，直到一個人突然開口。這個人是馬克康納奇，他脫口說出其他八個人是殘忍的海盜，是「黑山姆」貝勒米那聲名狼藉的夥伴。海盜們知道該走了，向科爾受到驚嚇的家人道別後，立刻跑進雨裡。

他們逃到伊斯坦客棧（Eastham Tavern），接著治安官約翰·道恩（John Doane）帶人抓捕他們。道恩接到科爾的通報後，直接前往客棧，那裡是少數幾個陌生人可以買馬的地方。很快地，道恩就抓到了「瑪麗·安」號的所有成員，包括海盜與俘虜，在武器的看守下，眾人踏上泥濘的道路，走向巴恩斯特布爾（Barnstable）監獄。

暴風肆虐，海盜凋零

「安戰艦」號與「漁夫」號上的海盜比其他人幸運。他們因為運氣好或船比較輕，船錨得以撐住整晚。[29]早上十點時，大雨依舊傾盆而下，風向變回西風，從陸地上吹來，而不是吹向陸地。諾蘭鬆了一大口氣，下令揚帆起錨，風在他們背後。海盜駛離岸邊碎浪，朝著緬因海岸前進，希望能在那裡找到「維達」號與船裡的金銀珠寶。

行駛十英里後，諾蘭決定甩掉「漁夫」號。海盜們把所有船員與貴重物品移到「安戰艦」號，讓「漁夫」號浮在公海上，上面沒有船員，艙口開著正對暴風雨。

兩天後的四月二十九日，「安戰艦」號在莫西干島（Monhegan Island）背風處下錨，此島是一座高聳的岩石島嶼，在緬因外海十英里處。自一六一四年起，莫西干島就有英格蘭人的蹤影，也是新英格蘭第一個終年可捕魚的據點。但在一七一七年風雨大作的那一天，島上沒有任何人迎接海盜。和法國人結盟的瓦班納基印第安人（Wabanaki Indians）摧毀了緬因大部分殖民地，法國和英國依舊在爭奪海岸的中部與東部地帶，包括莫西干島及達馬裡斯科夫島、馬丁庫思等其他近海島嶼。莫西干島有淡水，而且到美洲最好的鱈魚漁場很方便。雖然沒有良好的港口，但對正在逃命的罪犯而言，這是一個閒晃等待「維達」號、「瑪麗安」號，以及「瑪麗·安」號的安全地方。

日子一天天過去，仍然沒有夥伴的蹤影。諾蘭和其他人開始擔心最糟糕的結果：他們已成為美洲最強大海盜船隊裡僅存的成員。

鎮民撿光財寶

戴維斯，「維達」號船難事件中兩名生還者之一，他從碎浪裡脫身，在疲憊發抖中跌跌撞撞地穿越黑夜，尋找避難所。他踏上海灘，走了幾步路，大雨一直打在他身上，無法穿越的沙質峭壁將他困在了海邊。閃電之中，沙壁似乎往兩側無窮無盡地延伸，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讓他活命。於是，戴維斯開始往上攀爬。[30]

還好他是年輕人，當時二十二歲，體格還算健壯，雖然又冷又累，他還是想辦法爬上了一百英尺高（約三十米）的沙壁。他一定在頂端休息了一會兒，看見眼前那片詭異的青草地，上方迷霧籠罩。在他身後下方的碎浪中，「維達」號的殘骸像鬼影一樣，在閃電下忽隱忽現。最後，他蹣跚前行，在風雨裡發抖，離開了海邊。

清晨五點，戴維斯終於抵達山謬·哈定（Samuel Harding）的農場，距離失事地點二英里。戴維斯以某種方式，將自己的故事告訴了伊斯坦居民。哈定聽到船難時，耳朵一定豎了起來，因為他立刻牽了自己的馬，把差點淹死的戴維斯扶到馬背上，帶到海灘。

哈定沿著峭壁走，在戴維斯的指引下抵達船難地點。「維達」號現在裂成兩半，船身碎片、貨物、死去的船員散佈在峭壁底部。兩個人把值錢的物品裝在馬背上，回到哈定的農舍。然後，哈定立刻轉身，再度回到失事地點尋寶，在清晨時分往返了好幾趟。

到上午十點時，哈定的哥哥亞比亞（Abiah）、鄰居愛德華·諾爾斯（Edward Knowles）與喬納森·科爾（Jonathan Cole）[31]，以及另外大約七個人也加入了，他們知道當局隨時可能出現，於是以最快的速度撿起貴重物品。他們可能已經在海灘上越堆越多的暴風雨留下的屍體中撈寶，那天下午，海灘上出現超過五十具屍體，他們從死人身上取下銀衣扣與皮帶扣、珠寶與硬幣。結果，其實他們的時間相當充裕。伊斯坦的治安官道恩一整天都被束縛住，忙著在鎮上追捕「瑪麗·安」號的船員，押解他們到巴恩斯特布爾。一直要到隔天早上，道恩才出現在失事地點，也就是二十八日星期天。那個時候，「所有的貴重物品都已經消失」。道恩事後宣稱自己「命令（那一帶）的居民為國王盡力搶救」。與此同時，科爾的岳父、地方驗屍官監督掩埋六十二名溺水死者，在這一過程中撿起了「屬於（失事船）的幾件物品」。所有為國王打撈到的貴重物品總價值只有兩百英鎊，也就是說，數千英鎊的貴重物品大概落入伊斯坦的善良百姓手裡。幾天之內，兩百人（幾乎是全鎮身體健壯的居民）跑去撈寶，翻遍失事殘骸，「從沙裡（取走）財富」。

波士頓後來向當局通報了一個奇怪事件。二十九日星期一時，也就是「維達」號失事之後不到三天，海灘上出現一艘「非常巨大的單桅帆船」。這艘神秘船駛近「維達」號最大的殘骸，放一艘小船到水上，幾名船員划船查看被風雨摧殘的碎片。這艘大船驅逐了當地的幾艘漁船，然後駛進公海。殖民地當局認為那是「維達」號的同行船，但其實是被寫進歷史裡的誤傳。

威廉姆斯得知失事

四月二十九日，威廉姆斯往東南方行進了一百四十英里，在長島海灣入口處尋找著戰利品。他還不知道「維達」號已經遇難了。

威廉姆斯的同伴前一天劫掠了一艘來自康涅狄格的單桅帆船，[32]奪走三蒲式耳的鹽及兩名水手，其中一名叫愛德華·薩金特（Edward Sargeant），相當熟悉附近區域，海盜潛伏在蒙托克島（Montauk）與馬莎葡萄園島（Martha』s Vineyard）之間時，他被迫擔任領航員。不幸的是，那一天海盜沒有任何收穫，接下來幾天也沒有，因而抱怨聲四起。

五月三日，在馬莎葡萄園島南方一座叫「無人島」（No Man』s Land）的荒島附近，海盜拿下兩艘正要前往北卡羅來納的單桅商船。他們從「漢娜與瑪麗」號（Hannah and Mary）上取得修補「瑪麗安」號所需的物品，並搶來一個住在波士頓的德文郡人，這個人可以指引他們安全駛過鱈魚角一帶，前往緬因。[33]第二艘單桅帆船是來自新罕布什爾樸次茅斯的小船，船上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這麼寒酸的戰利品，當然無法平息海盜的怨言。如果「瑪麗安」號無法取得任何有價值的戰利品，抱怨聲無疑會持續出現。過了一個星期，然後又過了兩個星期，什麼東西都沒搶到。海盜們直接航向緬因，希望在那裡找到貝勒米與「維達」號：一個受眾人信任的指揮官和一艘銳不可當的好船，會讓一切事情好轉。

「瑪麗安」號由被俘虜的領航員引導，遠離鱈魚角，踏上直接前往伊麗莎白角（Cape Elizabeth）的航程。那裡是緬因南部一處顯眼的岬角，海上數英里之外的範圍內都看得見它。眾人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時間，「維達」號的殘骸正四散在西邊地平線的浪花裡。

一七一七年五月十七日中午，大約離岸邊七十五英里處的海上，海盜們攔截了單桅漁船「伊麗莎白」號（Elizabeth）。[34]這艘來自馬薩諸塞塞勒姆（Salem）的船，正要前往喬治灘的大型鱈魚場。當然，這艘可憐兮兮的戰利船上沒有金子，只有十六桶鹽巴、魚餌和食物。這艘單桅帆船很小，但威廉姆斯認為，等他們抵達達馬裡斯科夫島時，這艘船的尺寸剛好適合幫忙清理「瑪麗安」號。海盜強迫「伊麗莎白」號的船長登上「瑪麗安」號，讓幾名海盜登上漁船，繼續前往緬因。

十八日星期天黎明時，威廉姆斯的手下看見伊麗莎白角突出的輪廓，但領航員不知道如何前往達馬裡斯科夫島，海盜決定駕駛著「瑪麗安」號直接前往最近的港口，綁架當地水手。幾小時後，他們在伊麗莎白角與裡士滿島（Richmond Island）之間下錨，碼頭與一個有七十年歷史的漁業站碎石堆，無神地瞪著他們。這個漁業站很早之前就沒有漁夫了，但大陸岸邊還有一棟農舍，港口裡停著一艘小型單桅帆船，海藻遍佈的海灘上還有一兩艘敞船。威廉姆斯心想，一定可以在這裡找到領航員的。

農舍裡的多米尼克斯·喬丹（Dominicus Jordan）[35]嗅到了麻煩的味道。他雖然是在這個小錨地岸邊出生的，但看過的戰爭與暴力多過大部分海盜。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開始時，一群印第安人佔據了他父母設有武裝防禦的家。喬丹的父親人高馬大，擁有令人敬畏的名聲，他用斧頭劈開了一個印第安人的頭，結果其他印第安人把他殺了，帶走了十九歲的喬丹、喬丹的母親，以及其他五個弟弟妹妹，關在加拿大荒原。接下來的十三年裡，這家人和印第安人住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和生活方式，直到一七一五年被釋放為止。喬丹看了載有眾多船員的單桅戰艦一眼，就知道應該離開。他找到妻子與三歲的兒子，帶著僕人逃進樹林。

威廉姆斯的人在伊麗莎白角待了一天一夜，搶劫了喬丹的財產，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攔下一艘駛進錨地的倒霉漁船，船上一名漁夫坦承自己知道如何前往達馬裡斯科夫島與莫西干島，結果被押上船成為領航員。他的年輕助手則被放到岸上，於是跑進林子裡，通知離此地最近的法爾茅斯（Falmouth）城鎮海盜出沒的事。

那天下午，海盜往東航行三十英里到達馬裡斯科夫島，地點在今日布斯貝港（Boothbay Harbor）附近。達馬裡斯科夫島是一個長條形岩石島，南端有一個安全的小海灣，一百多年來都是漁夫造訪之處。印第安戰爭之後，除了偶爾有漁夫來此，島上並無人居住。漁民勞累一整天，把四五英尺長的鱈魚拖出緬因灣冰冷的海水後，需要找個地方睡覺。「瑪麗安」號安安穩穩地在小海灣裡下錨，兩側突出的山脊，幾乎蓋住上方的船桅。這的確是個安全的藏身處，可以修理「瑪麗安」號並休息，但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維達」號曾來過這座島。[36]

威廉姆斯在達馬裡斯科夫島待了五天，希望貝勒米會突然帶著船和財寶完整無缺地出現，結果沒有。威廉姆斯盡了最大努力修理「瑪麗安」號，他取出貨物，拆掉受損船桅，清理船身底部。不負責修船的人聚集在小海灣頂頭的砂石海灘上，嚴肅清點他們微不足道的財富：十門炮、幾捆羊毛與亞麻布、一點兒廢鐵、幾桶食物、鹽和水。日子一天天過去，顯然，「維達」號不會出現了。那艘貨艙裡堆滿金子和珠寶的大船，一定在這群疲憊海盜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雖然威廉姆斯的船員離莫西干島僅十五英里，但顯然從未遇到「安戰艦」號與「漁夫」號上的其他夥伴。諾蘭一行人在緬因中岸外島逗留了一段時間，修理船隻，劫掠碰到的小漁船。這一頭的海盜相當清楚「維達」號碰上了多危險的大風暴，大概早已放棄希望，往南回到巴哈馬的安全之處。

五月二十三日，威廉姆斯也被迫接受朋友失約的事實。船員帶著不祥的預感，投票決定踏上回拿騷的長途危險旅程。他們往南航向伊麗莎白角，在那裡放了「伊麗莎白」號及其他漁船，然後航向鱈魚角。

二十五日快中午時，鱈魚角的尖端映入眼簾。威廉姆斯一行人終於得知了「維達」號的命運，這位帶來壞消息的人是馬薩諸塞塞勒姆雙桅帆船「燕子」號（Swallow）的船長山謬·史基納（Samuel Skinner），海盜們剛進馬薩諸塞灣就攔下了這艘船。從樸次茅斯到新港到其他地方，現在，每個人都在談論「維達」號失事的消息。史基納可能告訴了海盜，還給他們看了《波士頓新聞通訊》。「維達」號、金銀珠寶、威廉姆斯的朋友與同伴，全都沒了，被大海吞噬了。威廉姆斯大概是在得知消息後的頭暈目眩中放了「燕子」號，讓它駛出海灣。[37]

剿滅殘餘分子

在英屬美洲大陸的最大城市波士頓，「維達」號失事的消息未能讓人鬆一口氣。緬因與開闊海灣的漁船，以及康涅狄格、羅得島、馬莎葡萄園島、鱈魚角的商船，每幾天就會有一艘抵達新英格蘭港口，帶來海盜攻擊的故事。自從爆發海盜浪潮以來，新英格蘭海域似乎第一次無處可逃。

馬薩諸塞總督山謬·修特（Samuel Shute）讓殖民地處於備戰狀態。他不相信海路的安全性，命令九名逃過海難的海盜走陸路，「在強大的看守與足夠的手鐐腳銬下……一郡接著一郡，一個治安官接著一個治安官」，[38]從巴恩斯特布爾押到波士頓，因為船難發生後頭幾天，波士頓依舊處於沒有海軍保護的情況下。即使是五月二日皇家海軍第五級護衛艦「玫瑰」號（Rose）從西印度群島抵達後，修特依舊擔心貿易的安危。到九日時，他把「玫瑰」號派遣到鱈魚角驅逐海盜，護衛艦在海上巡邏了將近三個星期，其中還有一天待在沉船地點。「瑪麗安」號停靠伊麗莎白角的消息在五月二十一號傳進總督耳朵裡，他緊張到下令關閉波士頓港一個星期。他武裝了單桅帆船「瑪麗自由戀愛」號（Mary Free Love），並以私掠船名義，派這艘船追捕威廉姆斯與諾蘭。他甚至讓「玫瑰」號船長抓二十個波士頓人上船，[39]以免在巡防海岸時輸給海盜。新英格蘭的所有人都膽戰心驚。

但沒有人比被俘的海盜更擔驚受怕了。他們在五月四日抵達波士頓，被押上市鎮屋旁的山丘，接著被扔進波士頓破舊的牢籠鐵獄。除了「瑪麗安」號上的七個人，這批囚犯還包括木匠戴維斯，以及非洲印第安混血海盜朱利安，他們離開海灘沒多遠，就被治安官道恩抓住了。很快地，朱利安被獨自分開，命中注定。他由於膚色較深，被送至奴隸市場[40]。其他八名囚犯也許第一次希望自己不是白人，因為除非有其他夥伴來波士頓搭救，否則他們都會死在絞刑台上。或許他們躺在牢籠裡時，祈禱著巴哈馬的弟兄會聽說他們的遭遇，並跑來搭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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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黑鬍子（一七一七年五～十二月）

黑鬍子與霍尼戈從西班牙大陸帶著單桅戰艦「波內特」號這艘好船，以及十萬英鎊戰利品回到巴哈馬群島時，聲名鵲起。現在，霍尼戈無疑是海盜共和國的領袖，與敵手詹寧斯的地位一樣高。黑鬍子現在可能是三十七歲，被公認為群島上最優秀的船長，辦事效率高，人又勇敢。黑鬍子與貝勒米不同，沒有把首領丟到一邊的意圖，特別是霍尼戈現在已不那麼抗拒劫掠英格蘭船隻了。

風聲已經傳開。年輕的貝勒米拿下一艘武力艦，往北攔截歐洲與加勒比海之間的殖民地春季航運。幾個海盜幫也準備依樣畫葫蘆，忙著把必要補給裝上單桅帆船。法國海盜拉布其回到拿騷，把一艘強大的艦船佔為己有。那艘船重兩百五十噸，有二十門炮，幾乎和「維達」號一樣強大。拉布其忙著招募新船員，準備找到一百五十人後就去新英格蘭，和貝勒米一起探路，然後直接抵達新斯科捨（Nova Scotia）與紐芬蘭。[1]詹寧斯則沒有意願往北，他是海盜中唯一仍拒絕攻擊英格蘭船隻的船長，可以預料到往北唯一會遇到的船就是英格蘭船。范恩似乎也沒興趣跑到氣候較冷的地區。他和詹寧斯的許多手下一樣，似乎對在岸上享有的財富與自由很滿意。

霍尼戈休息一小段時間，把「波內特」號裝修成合適的單桅戰艦，之後和黑鬍子起航，不過從不離家太遠。[2]七月初時，他們駕著各自的單桅帆船，潛伏在東古巴附近，希望攔截幾艘滿載的跨大西洋船隻，結果卻攔下畢夏普船長（Captain Bishop）從哈瓦那到紐約的單桅帆船，船上載著麵粉。的確，那不是金子，但麵粉在巴哈馬永遠有需求。巴哈馬的海盜總數已經超過了還留下來的少數農夫。海盜悠閒地把船上的一百二十桶麵粉搬到自己的單桅帆船上，然後放畢夏普船長走。大約一個星期後，在往西邊一點兒的地方，他們虜獲另一艘前往紐約的商船，船長姓瑟博（Thurbar），剛離開牙買加幾天；海盜沒有在船上找到什麼讓他們感興趣的東西，只有「幾加侖朗姆酒」。於是他們搶了酒，放了船。海盜幫一定覺得這些買賣太小，或許還是應該像其他海盜一樣往北。

八月時，蒂奇與霍尼戈回到拿騷，他們的麵粉讓每個人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都有麵包吃。眾人大概用了幾天的時間卸下這批貨物，然後準備朝東邊的沿海地帶進行時間較長的遠航。海盜弟兄似乎接近無敵，控制著從牙買加到紐約一帶的航路，幾乎沒有任何有關當局出面阻擋。他們和其他海盜船長分享從俘虜與哈勃島商人那裡得到的情報，大夥兒的結論是皇家海軍無力阻攔他們。「肖勒姆」號剛回到弗吉尼亞，據說船況不佳，船長不敢離開切薩皮克灣的保護。貝勒米的人嚇壞了英屬背風群島，光是謠傳他們要回來了，殖民地總督就放棄搭乘「錫福德」號出航，害怕自己會被抓住。在巴巴多斯，據說海軍的「士嘉堡」號船員幾乎全都病到不能下床。在牙買加，他們只留下兩三艘船保護從巴巴多斯到緬因的數千英里的海岸線。據說援軍正從英格蘭出發，但至少就眼前情況看來，美洲似乎仍是他們的天下。

有的海盜開始表現出更大的抱負，特別是蘇格蘭人與前漢密爾頓總督的私掠船船長。這些人厭惡喬治國王，對一七一五年詹姆士黨人起義失敗感到失望。這些支持斯圖亞特王朝的海盜準備主動請纓，扶助目前在法國流亡的王位覬覦者（Pretender），讓他成為斯圖亞特王朝的詹姆士三世（Stuart king James Ⅲ）。這派海盜大概包括詹寧斯、范恩，以及黑鬍子與威廉姆斯的數名手下。他們開始聯絡詹姆士黨人的英格蘭支持者，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通過這些人，取得斯圖亞特國王的私掠船任務委託。聲名狼藉的海盜共和國準備好登上世界舞台，選邊站加入了當時的地緣鬥爭。

但是，壞消息傳來了。

「瑪麗安」號帶著破爛的船帆與臨時裝上的船桅，歪歪斜斜地進入拿騷港，後頭是歷經風暴摧殘、由諾蘭指揮的「安戰艦」號。艉甲板上站著威廉姆斯，但與他從不分開的戰友貝勒米不見蹤影。

威廉姆斯與諾蘭說出「維達」號失事的悲劇消息：據說，九名活下來的人正在波士頓等候審判，不太可能無罪，而且貝勒米不在倖存者名單上。馬薩諸塞與羅得島總督至少武裝了三艘私掠船，預備追捕威廉姆斯，並迫使海盜離開新英格蘭海域。威廉姆斯行經新澤西、特拉華、南北卡羅來納海岸時，繼續劫掠船隻，拿下足以讓手下活命的酒與補給。由於死亡或偷溜，他現在只剩下三十多人，半途重聚的諾蘭船上則大約有二十人。[3]那年春天跟著貝勒米離開南巴哈馬的超過一百二十五名海盜，現在只剩下了五十人。

黑鬍子對這個消息特別憤怒。他的朋友貝勒米死了，波士頓那群虔誠的傻子還決定處決最後幾個活下來的人。不能讓這件事發生。如果真的發生，他將對新英格蘭人實施恐怖報復。黑鬍子和威廉姆斯、諾蘭談話時，應該考慮過攻擊波士頓及劫獄的可能性。要執行這麼大膽的計劃，黑鬍子就需要擁有自己的海上武力艦。

八月底，一艘陌生船隻進入港口。船帆索具破損，甲板傷痕纍纍，應該打過一場長時間的戰役。那是一艘飄揚著海盜旗的單桅戰艦，但拿騷沒人見過這艘船。船長露面時，眾人目瞪口呆。那是一個胖胖的紳士，穿著精緻晨袍，身上綁著繃帶，看起來這輩子沒在海上待超過一天的時間。那些看過這個陸地上的上流人士跛行走過甲板的人，幾乎都沒有想到，這個人注定會成為黑鬍子的頭號共犯。

大農場主波內特

穿著晨袍的斯蒂德·波內特（Stede Bonnet），是最不可能成為海盜的人。一六八八年生於巴巴多斯一個擁有大甘蔗農場的富裕家庭的他，此時二十九歲。英格蘭在一六二○年代末期將巴巴多斯納為殖民據點，比牙買加與巴哈馬早一個世代，波內特的曾祖父托馬斯正是早期殖民者。[4]之後的九十年間，波內特家族清理這個殖民地首府布裡奇頓（Bridgetown）東南方數百英畝的低地叢林，一開始種植煙草，後來改種更成功的甘蔗。就像其他成功的大農場主一樣，他們買下非洲奴隸，讓奴隸照料農作物，以及糖廠內悶熱無比的蔗糖漿桶子。波內特出生時，他的家族擁有島上最成功的產業：四百英畝大的甘蔗糖場、兩座風車，以及用牛拉的糖漿磨坊。[5]波內特早年在一望無際的大農場上生活，家人由三名僕人、九十四名奴隸服侍。他的人生並非無憂無慮。一六九四年他的父親去世時，他才六歲。母親似乎不久後也離開了人世。波內特成年之前，家族產業在監護人手中，他成為領著由僕人與奴隸組成的小型軍隊的孤兒。

波內特接受巴巴多斯式的貴族教育，受人文教育熏陶，然後在島上自衛隊當過少校，追求另一個富裕的大農場主威廉·亞藍比（William Allamby）的女兒。一七○九年，波內特二十一歲時，和年輕的瑪麗·亞藍比（Mary Allamby）結婚，地點是布裡奇頓的聖麥可教堂（St.Michael』s Church），離波光粼粼的卡萊爾灣（Carlisle Bay）不遠。他們在布裡奇頓港（Bridgetown Harbor）南方不遠處買了房子，波內特在那裡「受到普遍敬重」，之後卻每況愈下。

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亞藍比·波內特（Allamby Bonnet）很早就夭折。波內特一直無法忘懷這件事。接下來，又有三個孩子降臨：愛德華（Edward）、小斯蒂德（Stede Jr.）與瑪麗（Mary），但波內特的精神沒有因此提振，反而陷入憂鬱，甚至是精神錯亂。朋友們覺得他「心智失調，而這個病在他身上已明顯出現好一段時間了」，據說原因是「他在婚姻中的一些不舒服」。[6]

一七一六年年末，他走到了臨界點。貝勒米與威廉姆斯的劫掠讓鄰近的背風群島遭受重大貿易損失，其他大農場主正在發出怒吼。波內特卻對海盜心生嚮往，雖然他自己是徹頭徹尾的陸地人。他對航海之事一竅不通，但決定造一艘戰艦，最後委託地方造船廠幫他造一艘重六十噸、有十門炮、可載七十人以上的單桅戰艦。他一定是告訴當局，想將這艘船當成私掠船，宣稱自己會去安提瓜或牙買加，也就是可得到官方追捕海盜任務的兩個地方，但他其實是想當海盜。

船造好時，波內特將其命名為「復仇」號（Revenge），並開始招募船員。他付船員現金薪水，而不是劫掠的分紅，這顯示出他對私掠與海盜慣例的無知。此外，他需要支付船上指揮官大筆鈔票，因為他完全依賴他們開船。船員可能是為了政治目的而加入這個奇怪的大農場主團隊，其中蘇格蘭人的比例高到不尋常，而且接下來的幾個月，他們之中有些人會表現出詹姆士黨人傾向。指揮官們忙著訂購合適的武器、儲備與補給品，波內特則專注於他認為會讓海盜事業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讓船長室配備豐富藏書。[7]

一七一七年晚春的一個夜裡，波內特登上「復仇」號，命令船員準備啟程。在黑夜的掩護下，這艘單桅帆船駛出卡萊爾灣，留下波內特的妻子、襁褓中的女兒，以及兩個三四歲的年幼兒子。他此生再也不會見到他們了。

波內特可能擔心自己在背風群島被認出來，於是命令船需長直接帶「復仇」號到北美大陸。他僱用的水手告訴他，通往南卡羅來納查爾斯頓的路上，可以得到豐富的戰利品。理論上，那個地方不會有人認識波內特，但他還是要求船員叫他「愛德華茲船長」（Captain Edwards），以防萬一。

巴巴多斯和查爾斯頓雖然相隔一千九百英里的海洋與島嶼，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8]查爾斯頓在不到五十年前，由一群巴巴多斯大農場主打下基礎，他們成功地在南卡羅來納沿岸濕地複製了西印度群島的奴隸社會。查爾斯頓是個小巧、由城牆圍繞的三千人城市，街道與低矮潮濕的海岸地區，立著巴巴多斯式房屋：挑高的天花板架構，以及大窗戶、陽台、磚瓦屋頂。城牆之外，水稻與甘蔗農場沿著阿什利河（Ashley river）與庫柏河（Cooper river）延綿數英里。悶熱的田地由大批黑奴照料，幾個武裝白人監督著他們。如同在巴巴多斯，這塊殖民地的白人人數少於他們的奴隸，比例約為一比二。查爾斯頓在陸路方面，完全與英格蘭美洲隔絕，所有交通都要靠海路。其實，南卡羅來納是北美濕地海岸上的一座西印度奴隸島。

查爾斯頓是南卡羅來納唯一像樣的城鎮，因此特別容易遭受海上攻擊。這座城位於兩條河交匯的半島上，距離大海五英里。河灣部分入口被一道長沙洲擋住，船隻出海或入港時，由三名忙碌的領航員引導。岸邊沒有多少人口，因為「成千上萬的蚊子，以及其他惱人的昆蟲折磨著人畜」。[9]鄰近的北卡羅來納則幾乎是無政府狀態，只有幾個村莊。查爾斯頓與弗吉尼亞角之間，緩緩流動的河流形成濕軟土地，數目不到一萬的貧窮人口散居在這數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10]

對海盜來說，這是完美的天然環境。他們可以在沙洲入口處守株待兔，像蜘蛛一樣，抓住網上所有獵物。當他們需要藏身處來劫掠船隻與避開法律時，可以躲在蔓延數千英里的小溪、小水灣，以及北卡羅來納沿岸小島。那些地方的入口不是太淺，就是太過彎曲，大型戰艦無法跟進去。對擁有強大艦船的新手海盜而言，卡羅來納提供了完美的遊戲沙箱，他們可以在那裡學習這一行的技巧。

一七一七年八月下旬，波內特的手下帶著「復仇」號到查爾斯頓沙洲（Charleston Bar），等待獵物上門。八月二十六日那天，托馬斯·波特船長（Captain Thomas Porter）的雙桅帆船從波士頓駛來。「復仇」號甲板上擠滿水手和大炮，他們拿下波特船長，逼他投降。波特的押解隊意興闌珊，因為這艘雙桅帆船沒有值得劫掠的東西，但他們還是扣住這艘船，以防城鎮收到警告。幾個小時後，他們看見南方駛來一艘單桅帆船。海盜靠近那艘船，並亮出大炮，迫使對方立刻投降。波內特命令手下搜船，自己則與船長會面。他告訴每個人他是愛德華茲船長，不過單桅帆船的船長約瑟夫·帕瑪（Captain Joseph Palmer）沒被唬住；這個人是巴巴多斯人，看見斯蒂德·波內特少校居然指揮著一艘海盜船，大概嚇了一大跳。波內特當海盜還不到一天，就被認出身份了。[11]

帕瑪的單桅帆船載著少量但珍貴的貨物：巴巴多斯的主要出口品蔗糖、朗姆酒與奴隸。但「復仇」號的貨艙裡依然被補給品塞滿，無法容納更多東西。此外，船上已經很擠，波內特不想再多塞奴隸。他大概是聽了船需長的建議，決定同時指揮兩艘船，航向北卡羅來納。幾天後，「復仇」號停在殖民地水灣那流速緩慢的棕色水域裡，確切地點可能是恐怖角（Cape Fear），那是十七世紀各式海盜船的著名避風港。他們卸下帕瑪船上的貨物，用那艘船協助清理「復仇」號後放火將其燒掉。帕瑪和船員、奴隸都上了波特的雙桅帆船，海盜們卸下了它的錨和大部分船帆索具。他們之所以要讓船失去推進力，是想逃之夭夭，讓波特無法太早到查爾斯頓通風報信，不過他們可能做過頭了：這艘雙桅帆船慢到不得不讓部分奴隸上岸，「要不然他們會因沒存糧而餓死」。南卡羅來納一直到九月二十二日才知道波內特劫掠的事，也就是四個星期後。那時他早已揚長而去。

幾年後，歷史學家是這麼記錄波內特的：「這位少校不是水手，因此不得不接受許多強加在自己身上的事……因為他缺乏航海事務的專業知識。」第一次的悶虧，發生在「復仇」號航向北卡羅來納藏身處時。當時波內特已漸漸無法掌控船員，眾人公開爭論下一趟該航向何處，最終在「一團混亂中」往南進入佛羅里達海峽，這可能是希望試一試手氣，看看能不能在古巴或佛羅里達「摸到」著名的西班牙失事船。[12]他們亂闖一通，最後差點害波內特丟掉性命。

聰明的海盜知道，最好不要和武力遠勝自己的船隻交戰，他們能分辨笨重的商船與致命的軍艦，但波內特全無這類技能。總之，不管是出於傲慢、軟弱，或是無能，他決定讓「復仇」號和一艘西班牙戰艦全面開戰。等船員終於勉強脫身時，「復仇」號的甲板上已經血流成河。超過一半的船員，約三十到四十人，非死即傷，波內特本人也身受重傷，性命垂危。「復仇」號能逃走，大概是因為速度快過西班牙戰艦，也比較靈活，這意味著波內特一開始就可以避免這起事件。[13]

波內特痛苦萬分地躺在船長室的藏書中時，船員定下前往終極避難所的航程：新普羅維登斯島與拿騷這一著名的海盜基地。

黑鬍子接掌「復仇」號

拿騷的海盜專心聽波內特及他船員說故事。然後，他們討論了一番，決定照顧這個古怪的大農場主，至少等到他外傷痊癒為止，不過交換條件是借用他的優秀戰艦。霍尼戈認為，如果黑鬍子接掌「復仇」號，就可以做一筆大買賣。這艘船比他目前的船好上許多。幾乎無法下床的波內特可以繼續使用船長室，但黑鬍子會接管「復仇」號。此時的波內特，不管在精神上還是肉體上，都處於痛苦狀態，幾乎無力拒絕。

黑鬍子把大部分人手和兩門大炮移到「復仇」號上，開始修理這艘新造的單桅戰艦。只花了一兩個星期的時間，他就已經準備好出發了。「復仇」號現在配備十二門炮與一百五十人，其中一個是霍尼戈底下長期擔任船需長的霍華德。霍尼戈自己也有買賣要做，但他可能先和黑鬍子約定好，要在幾個星期內到弗吉尼亞海岸碰面。九月中旬時，黑鬍子駛進墨西哥灣流，第一次獨立指揮，好幾個月後才會再次回到拿騷。

黑鬍子出發後，霍尼戈打理好自己的事。他記錄了接下來航程所做的部分準備，讓人得以一窺海盜生活極少為人所知的面向。[14]他首先招募了諾蘭，也就是貝勒米在世時的船需長，讓他擔任自己在拿騷的代理人，負責招募手下，以及看管他在島上的利益。接著，霍尼戈把大量劫掠而來的貨物，像是麵粉、糖，以及大量其他物品，都搬上自己的海盜船「波內特」號，然後駛向哈勃島。他在那裡待了幾天，拜訪理查德·湯普森，以及島上其他商人，並和他們做買賣。那些人靠著走私海盜貨物到牙買加與查爾斯頓，變得越來越有錢。霍尼戈在島上巧遇老敵人托馬斯·沃克的兒子尼爾，嚇了一跳。沃克一家人顯然已經決定，如果無法制服海盜，不妨靠他們賺錢。尼爾此時正忙著將一桶桶海盜搶來的糖裝上他的單桅帆船。後來，霍尼戈的船員在阿巴科外一座小島上托馬斯·沃克的新流亡住宅外，見到了這艘船。

霍尼戈在哈勃島安全的錨地還碰上了巴哈馬的新成員：法國海盜讓·龐德維（Jean Bondavais）。[15]這個人的手下已經有了「粗暴對待」島上居民的壞名聲。龐德維和霍尼戈一樣，正準備踏上新的海盜之旅，兩人很快就開始爭奪資源。龐德維的單桅帆船「瑪麗·安」號，可能就是威廉姆斯的「瑪麗安」號。威廉姆斯和手下經過先前那趟驚心動魄的旅程之後，可能會願意賣掉那艘船。如果是真的，這個舉動可能會惹惱霍尼戈，因為在十八個月前，他是最先虜獲這艘單桅帆船的海盜。兩名船長都試圖向哈勃島商人購買補給品，而且都需要小艇與更多船員，特別是船醫。霍尼戈同情自己先前俘虜的豪爾醫生，已在幾個星期前放他走了，但厭惡海盜生活的可憐醫生找不到去新普羅維登斯島的船，生活在恐懼之中，一直害怕再度被另一個海盜押上船。龐德維不知道怎麼得到的風聲，有可能是從霍尼戈手下那裡聽到的，開始悄悄派人在拿騷找他。

豪爾醫生住在商人威廉·品達（William Pindar）家，龐德維的手下敲門時，兩個人都在家。品達打開門，面前是一群揮舞著水手刀的法國人。海盜告訴品達，他們來帶走豪爾與「一大桶朗姆酒」，人和酒要是有一樣沒拿到，就「拿刀砍他」。品達只有一加侖朗姆酒，那是豪爾從鎮上買來的。他告訴海盜這件事時，他們變得「相當粗魯」，威脅要立刻拖走豪爾。豪爾聲淚俱下地告訴品達：「我寧願選擇跟著霍尼戈，也不要跟這群粗暴的法國人走。」他和品達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拖住了海盜，找了個空檔跑到諾蘭住的地方。醫生求諾蘭收留他：「如果被迫一定要選擇，我寧願服侍英國人，也不願意服侍法國人。」諾蘭同情醫生，讓他成為「波內特」號的成員。不久之後，霍尼戈的船需長約翰·馬丁（John Martin）把他塞進一條小船，帶著他到哈勃島，那裡是霍尼戈可以保護他的地方。

在哈勃島的龐德維得知，醫生現在人在「波內特」號上，非常生氣。法國人找上霍尼戈，要求他交出豪爾。霍尼戈的回答很狡猾，他說很樂意，只要醫生同意就行；豪爾當然不同意。龐德維最後放手，沒有帶走這個有名氣的醫生。豪爾仍拚命地想逃離海盜，儘管被一群人看著，還是屢屢試圖逃跑。他有一次去找哈勃島上的重要人物，理查德·湯普森的女兒，求她幫忙提供藏身之處。湯普森後來表示，島上沒有任何人敢幫助醫生，「免得霍尼戈燒掉或毀掉他們的房子，或是幹出其他壞事。整個地方都非常怕霍尼戈，沒有居民敢出聲反對或違抗（他的）任何命令」。「波內特」號離開巴哈馬去找黑鬍子時，我們知道豪爾在船上，不到一年之內，再度被迫成為海盜。

威嚇力十足的火槍、水手刀、原始手榴彈

此時，黑鬍子一行人已在北方千英里之外，他們在特拉華灣入口，也就是費城所有貿易的必經之地逗留。黑鬍子在這趟離開拿騷的航程中，對「復仇」號古怪船主的能力漸起疑心。波內特船員說的故事表明這位大農場主即使身體健康，也完全不適合指揮，連滑輪和升降索都分不清。波內特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船長室裡，勇敢踏上甲板時則穿著優雅晨袍，通常手裡還拿著一本讀到一半的書。[16]他的精神狀況也同樣脆弱，黑鬍子猜想不用費什麼功夫，就能從他脆弱的手裡永遠拿下「復仇」號了。他和顏悅色地對待波內特，鼓勵他在自己的船艙休息，哄他相信這艘單桅帆船得到安全妥善的照顧。

他們在半途中有過一次收穫：弗吉尼亞四十噸重的單桅帆船「貝蒂」號（Betty），船上載著馬德拉酒及其他商品。九月二十九日，海盜在弗吉尼亞角靠近這艘船時，黑鬍子穿上嚇人的新戰鬥服飾，肩上是絲質掛帶，上頭附著「三對手槍，像子彈帶一樣掛在槍套裡」。帽子底下是導火索，他讓其中幾條垂在臉龐兩側，讓臉上有煙與火的光圈。他的扮相齊全，同時期的傳記作家表示：「他的雙眼天生兇惡又狂熱，整體扮相看起來很嚇人，人們想像不出比他更可怕的地獄憤怒使者了。」[17]商船船員看見這個幽靈時，一旁還有一群拿著火槍、水手刀、原始手榴彈的野蠻人物，於是他們不開一槍就投降了。這正是黑鬍子想達到的效果。他利用恐懼，戰鬥時不用損兵折將，也不用浪費彈藥，而且被虜獲的船隻也毫髮無傷，可以取得整艘船的最大價值。「貝蒂」號是一艘不起眼的船，定期在弗吉尼亞與馬德拉之間運酒。這艘船投降後，海盜拿走最好的貨物。黑鬍子為了不讓這艘船警告全弗吉尼亞與馬裡蘭有海盜出沒，下令把所有俘虜帶上「復仇」號。船需長霍華德在「貝蒂」號的船身上鑽洞，並在船開始沉的時候，登上一艘划艇回到了「復仇」號上。[18]

十月初，「復仇」號停在特拉華高聳的砂質海岬外，每一門炮旁邊都擺放著五顆炮彈，等著獵物上門。下一艘遇上黑鬍子海盜幫的船，是滿載著貨物的英國商船，才剛完成十到十二周的航程，從都柏林來到費城，甲板下方塞滿一百五十名乘客與貨物。幾乎所有乘客都是契約傭工，因此大概處於慘兮兮的狀態。擁擠、通風不良的船上疾病肆虐，「食物補給品不足、飢餓、口渴、嚴寒、高溫、濕氣、焦慮、貧窮、折磨、悲傷，另外還有……可以從下面刮出一大片的……嚇人的虱子大軍」。[19]乘客迫切希望上岸，卻發現自己成為野蠻人的俘虜，那個人的頭還會冒火和冒煙。

黑鬍子在當霍尼戈的手下時相當節制，搶劫船隻時只拿需要的東西。現在，他可以自由地向船員提出自己的抱負：一個遠比導師有野心的抱負。霍尼戈把行動限制在海上竊盜，但貝勒米死了，黑鬍子想要盡可能地重創英國貿易，其中不乏不必要地取人性命。他似乎是在向大英帝國宣戰，準備用海盜與恐懼讓帝國臣服。

對這種較為激進的海盜手段，客船上的傭工並不怕，因為他們沒有什麼損失，但商人就要失去很多東西了。黑鬍子的手下和其他海盜一樣，會拿走自己喜歡的貨物與貴重物品，像是錢幣、珠寶、朗姆酒、食物、火藥與航海設備，但他們和霍尼戈或貝勒米有一點不一樣：他們會把剩下的貨物丟進海裡。船上一名商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價值一千英鎊的貨物被扔進海裡，他求他們留一點布，夠做一套衣服就好，但海盜拒絕了，把最後一捆織物也扔進海中。等海盜放過這艘船時，貨物一點兒也沒剩下。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黑鬍子讓大西洋海岸中段陷入一陣恐慌與毀滅；畢竟，那是因為和平時期從沒聽過這種事。「復仇」號在特拉華角（Capes of Delaware）一帶，以及通往百慕大、切薩皮克灣、紐約港的航路上航行，從不在一個地方停留超過四十八小時。他們打劫從四面八方來的船隻：從倫敦、利物浦、馬德拉前往費城的船；在紐約和西印度群島之間往返的單桅帆船，還有賓夕法尼亞要前往英格蘭及其他地方的商船。在這個過程中，黑鬍子一共拿下至少十五艘船，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成為美洲最令人恐懼的海盜。[20]

餘悸猶存的船長們帶著痛苦的故事擁入紐約與費城。史波福德船長（Captain Spofford）描述自己離開費城還不到一天，就被迫看著黑鬍子的手下把一千塊木桶板投入海中，並把「海仙女」號（Sea Nymph）上嚇壞的船員塞進貨艙。「海仙女」號是布里斯托爾的一艘雙桅帆船，正要前往葡萄牙時被海盜抓住。「海仙女」號上的商人約瑟夫·理查德森（Joseph Richardson）遭到海盜「非常野蠻的利用」，小麥貨物被扔進海裡。彼得·皮特斯船長（Captain Peter Peters）述說海盜拿下他的船，偷走二十七桶馬德拉酒，還砍下船桅，讓他擱淺。海盜讓葛瑞格船長（Captain Grigg）的單桅帆船在海灣入口下錨，然後船錨被砍斷，船上三十名契約傭工被帶走。海盜帶走了一艘前往弗吉尼亞的單桅帆船上的所有酒，然後把船弄沉。法莫船長（Captain Farmer）的單桅帆船從牙買加出發後，已遭其他海盜劫掠過，但黑鬍子的手下堅持要取下索具，移除船桅與錨，當作「復仇」號的備用品。接著，海盜還把三十名傭工虜上船，讓法莫的船在桑迪岬（Sandy Hook）附近的海上遊蕩。西普金斯船長（Captain Sipkins）則失去一艘「大型單桅帆船」的指揮權，貝勒米把那艘船裝上十三門炮，留著當海盜船用。

趾高氣揚的海盜吹噓自己正在等「有三十門炮」的夥伴船，那艘船抵達後，就要往北航向特拉華，並圍攻費城。其他人則吹噓自己計劃往南航向弗吉尼亞角，「在那裡（拿下）一艘好船，是他們非常期待的一件事」。黑鬍子刻意以貝勒米還活著的船員的名義（當時他們正在波士頓監獄受苦），恐嚇來自新英格蘭的俘虜。告訴他們要是「海盜夥伴有任何一人（在波士頓）受苦，他們會在這些俘虜身上報復回來」。[21]

黑鬍子從俘虜身上搜集了大量情報，得知貝勒米船難的倖存者正在受審，大概會被判處絞刑。[22]如果說黑鬍子曾想救他們，喬治國王下令要以「適當武力」鎮壓美洲海盜的消息，[23]也讓他打消了這個念頭。據說波士頓現在有兩艘護衛艦：「玫瑰」號與「松鼠」號（Squirrel）。皇家海軍的「鳳凰」號已經抵達紐約，弗吉尼亞則有第六級戰艦「萊姆」號（Lyme）支持破舊的「肖勒姆」號。[24]黑鬍子的俘虜皮特斯船長告訴他，他在非洲海岸載運馬德拉酒時，兩艘英國皇家海軍護衛艦曾駛進港口，一艘要到紐約，一艘要到弗吉尼亞。[25]皮特斯說就算那兩艘護衛艦尚未抵達，也很快就到了。黑鬍子意識到北美東岸太危險，海盜船不適合待在這裡，該是結束買賣往南回到加勒比海諸島的時候了。他們勢單力薄，至少在他能指揮一艘戰艦之前，只有這樣的實力。

十月底，有人看到黑鬍子的單桅帆船與戰利船出現在長島外海，[26]正朝著加德納島或布洛克島前進。他們可能是要去其中一座島，取走威廉姆斯留下的物品，又或者是要存放一些金銀珠寶。不論海盜此行的目的究竟為何，只見他們其後飛快往南，航向東加勒比海島嶼。

黑鬍子、霍尼戈分進合擊

跟大多數的記錄不一樣，黑鬍子並沒有在往加勒比海的途中回到巴哈馬，也沒有找到什麼可信的證據，證明他加入了霍尼戈陣營。當時的霍尼戈似乎正領著自己「巨大的單桅帆船」往北，船名恰巧就是讓人弄不清楚的「波內特」號。[27]黑鬍子讓沿海一帶嚇破了膽，好幾起攻擊事件都被說成是他的人做的，但不可能，因為較為翔實可信的記錄顯示，發生那些攻擊時，黑鬍子在數百或數千英里之外。另外，有好幾份錯誤的報告都說，他是和霍尼戈一起行動的；或許，真正的罪魁禍首是他的導師，只是這個導師此時還帶著一艘新的類似「復仇」號的同行船。[28]如果真是如此，那麼黑鬍子一行人往南時，霍尼戈正往北前進。因此，黑鬍子前往加勒比海遠東地帶，也就是向風群島（Windward Islands）對著開闊大西洋的地方時，大概是一路遠離海岸行駛的。

另一件令人混淆的事是黑鬍子現在親自帶領兩艘單桅帆船：「復仇」號與一艘戰利船。那艘戰利船重四十噸，是百慕大造的單桅帆船，可能最接近事實的推測是，那是西普金斯船長的船。現存文獻沒有提到這艘單桅帆船的名字，而這艘無名船隻此刻正載著八門炮與三十名左右的海盜；較大的「復仇」號有十二門炮、一百二十人。[29]水手們已習慣看到黑鬍子與霍尼戈一起出動，一人指揮著一艘單桅帆船。現在，他們兩個人已經分開行動，但各自領著兩艘船，難怪他們劫掠的船隻會誤以為另一個人在第二艘船上。

黑鬍子和先前的貝勒米一樣，希望可以拿下一艘武力艦。這麼一來，他所屬的海盜幫連皇家海軍的護衛艦都拿得下來。有了兩艘單桅戰艦，海盜知道他們勝過護衛艦的機會將很大，而黑鬍子知道要去哪裡找那樣的艦船。在外海上，就在向風群島弧形外不遠處，那個地方標示為加勒比海外緣，跨大西洋的航路在那裡交會。一個人可以在那一帶小島之間的深水航道中找到從法國到馬提尼克或瓜德羅普、從英格蘭到巴巴多斯、從西班牙到西班牙大陸的船。黑鬍子的人決定在那裡撒網。

這是個好選擇。十一月十七日那天，他們抵達當地才幾天，甚至才幾個小時，負責瞭望的海盜就大喊起來。地平線上出現船帆，一艘船駛了過來。[30]

目標恰好出現

法國奴隸船「協和」號（La Concorde）的船長皮耶·多賽（Pierre Dosset）看見西邊有兩艘大型單桅帆船正在逼近時，心情不會太好。他知道，那意味著麻煩。由於盛行風，許多往加勒比海的船隻會行駛在這個緯度，但沒有人會朝著相反方向而來。「協和」號是一艘快速、強大的大型船隻，是重兩百五十噸的全帆奴隸船，船殼是堅硬櫟木，射擊孔足以容納四十門炮。然而，多賽的船員此時並沒有戰鬥能力。

八個月前，這艘法國船離開家鄉港口南特（Nantes），帶著七十五名船員及滿滿的貨物，準備在非洲貝寧灣（Bight of Benin）與維達（Kingdom of Whydah）的王公貴族交易。「協和」號的船主是商人芮南·模多敦（Rene Montaudoin），他讓多賽船長在面對其他競爭奴隸船船長時具有優勢：非洲人願意付許多奴隸以取得貨物。維達王國的人民，喜愛印度產的彩色印花棉布。模多敦是南特最有錢的人，他在盧瓦爾河（Loire river）河口附近蓋了紡織工廠，專門模仿印花布（Calico）與印度布（Indiennes）樣式。多賽船上載滿五顏六色的棉布，他預期這趟旅程會利潤豐厚。

結果，一開始就諸事不順。多賽從南特出發幾天後，就碰到兩次威力強大的暴風雨，船身受損，昂貴的船錨弄丟了，一名船員死亡。多賽出海七十七天後，在七月抵達維達，成功用貨物換得五百一十六名奴隸，以及少量金粉，不過跟著上船的還有充足的熱帶微生物與細菌，許多船員生病。待在非洲的三個月以及在穿越大西洋的六周時間裡，有十六名船員死亡，另有三十六人生病，染上「壞血病與血痢」。奴隸也死了六十一人。多賽開始擔心自己根本無法抵達馬提尼克的奴隸市場。

多賽七成的船員不是死了就是身體虛弱，他沒有人力同時操作船上的大炮與索具。面臨這種境況的船長可以虛張聲勢，擺出大炮嚇走攻擊者，但多賽連這個選項也辦不到，因為他正帶著非常多的奴隸；比起「協和」號之前的任何一次旅程，這次的奴隸數量要多一百人以上。他必須增加載貨容量，因此只能裝載十六門炮。多賽知道，如果前方的陌生人是海盜的話，就麻煩了。

單桅帆船進入視野時，多賽及其副手法蘭瓦·恩諾（Francois Ernaud）的恐懼感一定跟著逐漸上升。小望遠鏡中出現兩艘單桅戰艦，對方的大炮已推出射擊孔，甲板上也擠滿了人。那兩艘船已經亮出骷髏頭海盜旗幟，較大的那艘船艉甲板上，站著一個留著鬍子的恐怖男人。他的頭上開始冒出煙和火花時，任何猜想和疑慮都消失了。

其中一艘單桅帆船的側面冒出一陣煙霧，火力全開，用大炮攻擊「協和」號。有的炮彈讓大海水花四濺，有的則飛躍甲板，緊接著是一陣火槍子彈。多賽繼續前行，試著激勵船員，然而第二波的大炮和火槍射擊讓最後一丁點兒士氣也消失無蹤。多賽下令降旗投降，舵手讓「協和」號漸漸停下。模多敦先生將會十分生氣。[31]

虜獲大戰艦

黑鬍子望著自己的新戰利品，知道終於找到了合適的旗艦。「協和」號體積大、速度快，動力也強，就跟貝勒米那惡名昭彰的「維達」號一樣，說不定還更勝一籌。有了這麼一艘船，黑鬍子知道自己手下的破壞力可望勝過老飛幫剩下所有人的總和。這艘法國奴隸船隻需要稍微改造一下，換個名字就夠了。

海盜們把「協和」號帶到貝基亞島（Bequia），那是一座草木叢生的多山小島，位於聖文森特東南九英里處，有一個有掩護的大型錨地。黑鬍子知道那裡不太可能遭人打擾，因為聖文森特、貝基亞島與周圍大部分的島嶼不同，它們不在歐洲人手上，控制那兩個地方的人是加利比印第安人（Calib Indian），以及一六三五年兩艘失事奴隸船上非洲裔倖存者的混血子孫。[32]他們是加裡富納人（Garifuna），會不屈不撓地捍衛自己的土地，不讓歐洲人染指，不過海上行動只限於幾艘加利比式的輕舟戰船，而且就算真的以軍隊的形式出現，可能也不會滿足於阻止奴隸船抵達目的地。[33]

不過，對「協和」號上的數百名奴隸來說，並沒什麼好慶祝的。黑鬍子雖然有幾名船員是非洲裔，但他們大概生於西印度群島，熟悉歐洲的風俗、語言與技術。黑鬍子手下碰到那些「直接從船上下來」的非洲人，似乎多半還是把他們當成貨物，認為他們只是來自異域文化的奴隸，不夠資格加入海盜。四百五十五名被鎖在「協和」號貨艙裡的奴隸，大多交給多賽船長，由他的人在貝基亞島岸上看守著。黑鬍子為「協和」號留下了六十一名奴隸，大概是用來做體力活，不過，也許有幾個人會被招募成為海盜。很遺憾，這方面沒有留下多少歷史記錄。[34]

海盜強迫多賽的十名船員成為海盜，從選擇了誰可以看出他們的需求：正副船醫、領航員、船上僅有的兩位槍炮工（gunsmith）、正副木匠師傅、一名船身防漏專家、一名廚子，以及一名技能不明的水手。除此之外，還有四名多賽的船員主動請求海盜讓他們加入，包括舵手及他的兩名船艙小廝。這兩名小廝，分別是十五歲的劉易斯·阿洛特（Louis Arot），以及年紀比阿洛特稍大的胡力安·約瑟夫·摩森（Julien Joseph Moisant），他們是這艘奴隸船船員中薪資最少的人，每個月分別只有五里弗與八里弗（零點二英鎊與零點三五英鎊）。年輕的阿洛特可能有什麼理由討厭多賽跟他的指揮官，於是出賣了他們，告訴海盜這些人在船上某處或身上偷偷藏著金粉。黑鬍子的人拷問了多賽和那些指揮官，威脅要是不把金子交出來，就要割了他們的喉嚨。法國人乖乖聽話，得到的獎勵是海盜四十噸重的小船；「協和」號則被海盜留為己用。海盜還留給他們「兩三噸豆子」，以防奴隸餓死。多賽把新單桅帆船命名為「厄運」號（Mauvaise Recontre/Bad Encounter），用這艘船載著船員與奴隸回到馬提尼克，他往返兩趟才完成任務。

在黑鬍子的監督下，所有的個人財物都被從「復仇」號搬到「協和」號，另外還有原來那艘四十噸重的單桅帆船上的大炮與補給，以及大部分的海盜成員。波內特先前打鬥留下的傷已經養好，即使經驗不足，還是獲得允許得以繼續指揮「復仇」號和至少五十名船員。從證人幾天後的證詞來看，我們知道「協和」號現在有二十二門炮與一百五十人，顯然部分被海盜留下的非洲人成為船員。[35]海盜也給了「協和」號一個新名字：「安妮女王復仇」號（Queen Anne』s Revenge）。這個名字包括了最後一任斯圖亞特君王的名字，承諾以她的名義，向喬治國王與他的漢諾威王室復仇，這顯示出黑鬍子船員的詹姆士黨人政治傾向。

黑鬍子現在指揮著一艘強大的戰艦，準備名留青史了。他意識到在小安的列斯群島，歐洲殖民者處於相對虛弱的狀態。貝勒米幫一年前劫掠時，可能已經見證這件事了。黑鬍子建議海盜幫橫掃這個一千四百英里長的島鏈，襲擊所有船隻與港口，直到抵達向風海峽，再從那裡拿下正載著軍餉到古巴的西班牙大帆船。眾人同意這個策略，「復仇」號與「安妮女王復仇」號駛出南方港口，設定前往格林納達（Grenada）的航線，也就是島嶼鏈的第一座島。他們抵達法國小島後，又掉頭回聖文森特繼續往北，從一座小島跳到另一座小島，拿走所有的貴重貨品，好像他們走過的是一排水果樹一樣。

為時兩天的第一段旅程吉凶參半。領航員雖然是法國人，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海盜的一艘船擱淺在格林納達。眾人想辦法把船從不知名的礁石中弄了出來，雖然船身沒有受損太厲害的地方，海盜還是覺得需要拋下幾個奴隸。[36]後來，多賽又把這些奴隸抓了回來，得以抓到的部分原因是他已經在奴隸身上烙上「協和」號的縮寫。儘管如此，海盜還是有了第一次斬獲：一艘大型雙桅帆船，備有十門炮，非常適合航海。歷史上沒有留下這艘船的劫掠記錄，因此無從得知這艘船來自哪裡，要往哪裡去，但海盜留下了這艘船，讓它成為艦隊的第三艘船，大概有幾名船員被迫成為海盜，剩下的人則被放到小船上，或是聖盧西亞岸上。不論實際是哪種情形，海盜拿下這艘雙桅帆船的時間是在他們將多賽船長留在貝基亞島，和大約一兩天後在聖文森特北方的深水航道碰上下一個獵物之間。

下一個獵物是波士頓的「大艾倫」號（Great Allen）。那是一艘非常巨大的商船，正在從巴巴多斯到牙買加的途中。黑鬍子依舊對馬薩諸塞當局感到憤怒，他允許船員虐待「大艾倫」號的船長克裡斯托弗·泰勒（Christopher Taylor），逼他說出貴重物品放在哪裡。這名被銬住的船長不是拒絕吐實，就是否認除了「大艾倫」號貨艙裡找到的東西，船上還有其他金銀珠寶。海盜不信，重重地鞭打他。不知船長最後有沒有說出來，海盜終究拿到了一個精美無比、工藝絕倫的杯子；那些後來被抓到的人說，在黑鬍子船上看到的金銀珠寶中，他們對那個杯子記憶深刻。接著，泰勒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大船被海盜燒到吃水線之下。隔天，泰勒和船員上了一條小船，然後被載到馬提尼克一個人煙稀少的海岸。

一直到三個月後，關於這起攻擊事件的消息才傳回「大艾倫」號的家鄉波士頓。而那個時候，貝勒米船員的故事早已落幕。

越來越壯盛的船隊

黑鬍子的手下證明，加勒比海的法國當局不足為懼。馬提尼克是蔗糖殖民地，有九千四百名白人，以及超過兩萬九千名奴隸。該地是法國西印度帝國的中心，卻沒有任何海上軍事力量保護。黑鬍子不攻擊港口可能是因為當地有一座皇家堡壘（Fort Royal）。這座碉堡厚實的城牆與重炮，提供了足夠的保護。然而，馬提尼克北方七十五英里的姐妹殖民地瓜德羅普，就沒有這麼牢固的防禦工事了。海盜是在審訊多賽及其船員時得知這件事的。黑鬍子會在那裡第一次粗暴地攻擊歐洲人的美洲殖民地首府，而這次之後又陸續發生了很多次。

這次的瓜德羅普城鎮攻擊，時間大概是一七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我們只知道一點細節。當時，海盜直接駛進港口，開火，已經下錨的船隻來不及躲避。他們拿下一艘大型法國船隻，那艘船才剛裝完蔗糖貨物，揚起帆，拉起船錨，準備快速離開。接著，海盜做了到目前為止最粗暴的舉動：放火燒了城鎮。他們大致上是把紅熱的炮彈，射進一排排整齊的木造房屋。海盜駛離港口時，濃煙就在背後升起。等到居民終於控制住火勢時，瓜德羅普城鎮已經被燒掉一半了。

二十九日早晨，海盜駕駛著一艘法國蔗糖大船，乘著微風往北緩緩進入寬四十英里的海峽。這個海峽分隔著法屬瓜德羅普，以及鄰近的蒙特塞拉特、安提瓜、尼維斯等英格蘭島嶼。此時，一艘飄揚著英格蘭旗幟的大型商船出現了。而且，在海盜還沒展開攻擊之前，船上許多人竟爬上大艇。海盜們嚇了一跳，因為那些人沒有試圖逃跑，而是直接划船到三艘海盜船中距離最近的一艘，也就是波內特的「復仇」號。波內特讓船帆逆風，讓大艇得以停在一旁。他往欄杆下看，看到一個自稱是托馬斯·奈特（Thomas Knight）的人跟他打招呼，那人說自己是「蒙特塞拉特商人」號（Montserrat Merchant）船上的指揮官。波內特很快得知，奈特的指揮官誤以為「復仇」號與「安妮女王復仇」號是兩艘來自非洲的英格蘭奴隸船，派他過來詢問是否載著寄往瓜德羅普或英屬背風群島的信件。看起來像貴族奴隸商的波內特，自我介紹是「愛德華茲船長」，他告訴奈特自己正要從巴巴多斯到牙買加。他說船上的確有他們要的東西，堅持要他們上船。但就在這個時候，奈特終於發現「復仇」號的船尾掛著骷髏頭海盜旗。於是，他隱藏了自己的不安，禮貌回絕。波內特改變語氣，命令奈特和他的小船船員上船，不然就直接淹死他們。幾個倒霉鬼遵照命令，驚慌地爬上站著一群武裝海盜的甲板。奈特後來回憶道：「我們上船時，他們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是，歡迎來到海盜船。」[37]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奈特和船員處於恐懼與困惑之中。首先，波內特的船員邀請他們用餐，奈特拒絕。接著，海盜第二次邀請，這次附帶說明如果遭拒，「我們會（對你們）做一些不好的事」。在這頓被迫的宴席之中，波內特和船員詢問貴賓，搜集英屬背風群島的情報：蒙特塞拉特的金賽爾（Kinsale）碉堡有多大？有多少門炮保護島上的主要港口普利茅斯？在那裡停泊的船有多強大？奈特據實以告：金賽爾的六十年碉堡有四門炮，但有另外七門炮保護著普利茅斯的入口。那裡的船都沒有武裝，頂多有私人槍支。接著，他求海盜放了他和船員，或是至少放他們到瓜德羅普或蒙特塞拉特岸上。此時他們的船長已經發現情況不對，逃之夭夭了。波內特的人拒絕了他的要求，告訴奈特，在放人之前，他們「必須前去和軍艦談話」，這裡的軍艦指的是「安妮女王復仇」號。

太陽下山後，波內特追上「安妮女王復仇」號與法國蔗糖船。他靠到黑鬍子旗艦旁，距離近到可以用喊著交流。他詢問該如何處置抓到的人，答案是用小船把俘虜送過來。奈特和船員劃到強大的軍艦旁，在他們眼中，這艘船的外形是荷蘭船，又快又靈活。他們靠近時，大海盜船上某個人用喇叭筒跟他們打招呼，傳遞的訊息和先前一樣：「歡迎來到海盜船。」

奈特一行人一上了「安妮女王復仇」號甲板，又受邀去吃另一頓飯，這次他們沒有拒絕。海盜吹噓著自己的豐功偉業，但沒說出誰在指揮他們。他們稱波內特為愛德華茲，稱黑鬍子為「肯特人」（Kentish）。不過，黑鬍子並沒有加入他們。俘虜很快就知道他生病了，大概是先前非洲奴隸船帶來的疾病。海盜表示，船長稍後才會跟他們說話，在這段時間之前，他們要暫時在船上勞動。

海盜行過黑夜，蒙特塞拉特毫髮無傷，尼維斯才是他們的目標，也就是英國背風群島殖民地第二重要的島嶼。那是一個坐落在閃耀大海中的火山島，水面以上的高度約三千二百英尺。海盜船隊在天亮時抵達尼維斯，黑鬍子下令，航向島嶼西海岸的主錨地。

幾個小時後，海盜船隊已抵達尼維斯港（Nevis Harbor），但黑鬍子病到幾乎無法離開船長室。他的船需長霍華德監督各船在甘蔗田海岸下錨。那裡有各式各樣的商船可以劫掠：單桅帆船、帆式獨木舟，以及幾艘大型單桅帆船或小船。然而，那裡也有一艘大型護衛艦，霍華德認為，那是被派到背風群島的軍艦：第六級皇家海軍戰艦「錫福德」號。海盜的反應是興奮而非恐懼。海盜認為應該就地解決這艘護衛艦，破壞甲板，割去錨索，在岸上有關當局回應之前，把這艘船帶出海。霍華德向黑鬍子提出這個大膽的計劃，但黑鬍子的身體太過虛弱，自知無法參與這次冒險的攻擊。於是他勸大家放棄，告訴他們只要越來越熟悉自己的船和船的戰鬥力，就會有別的機會；大家應該先專注於簡單的目標上。黑鬍子最後說服了大家，霍華德命令船隊航向安提瓜，也就是英屬背風群島的首府。眾人希望那裡沒有海軍力量的保護。

海盜掛著英格蘭旗幟前進，盡量假裝成做生意的簡單商船。三艘海盜船在前往安提瓜的路上，遇到兩艘沒有起疑的商船。海盜或許是不想驚動所有人，因此沒有發動攻擊，而是派「復仇」號上的波內特前去探聽消息。這一天結束時，一艘單桅商船恰巧航行到「復仇」號旁。波內特或另一名船上指揮官呼喚那艘船，宣稱自己來自巴巴多斯。單桅商船上有一個人回應，自稱是「新部門」號（New Division）的船長兼船主理查德·喬伊（Richard Joy），正要從聖克裡斯托弗到安提瓜。海盜堅持要他上他們的船，並保證不會傷害他。喬伊事後回憶道：「我上船時，他們請我吃吃喝喝，問我沿岸有什麼樣的船隻。（我）無從辨識他們是不是海盜。」

喬伊用餐時，波內特的幾名船員爬上「新部門」號，控制住艉甲板，強迫船上所有人登上「復仇」號。[38]他們繼續審問喬伊，想知道聖克裡斯托弗港口有什麼樣的船隻。一開始，這名商人哀求他不知道，但當海盜威脅要燒了他的船時，他就什麼都招了。港口有兩艘船，一艘剛從利物浦抵達，貨物是英格蘭食品。海盜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但宣佈他們還是會弄沉「新部門」號。喬伊向波內特求情，哀求把船還給他：「（我）告訴他，那是我養活家人的唯一辦法。」波內特同情他，要船員把單桅帆船還給他，但要到傍晚才放人。[39]「新部門」號遠離海盜時，黑鬍子的船需長霍華德也允許奈特和船員一同離開。俘虜揚帆離去後，海盜把船聚在一起開會。他們依據新情報，決定攻擊聖克裡斯托弗而不是安提瓜。三艘船再次掉頭，朝著西北航向新目標。

黑鬍子的船隊在十二月一日抵達。英格蘭殖民者看見三艘索具上飄揚著黑色海盜旗的船駛進沙角（Sandy Point）時，不會太開心。當地居民尚未從戰時猛烈的法國攻擊中恢復過來，無力防衛小島。大炮幾乎無用，缺乏火藥、炮彈，以及熟練的炮手，就連島上硫黃山（Brimstone Hill）俯視錨地的主碉堡也一樣。[40]民兵們大概被叫去操作他們的大炮，但無法阻擋黑鬍子拿下並劫掠好幾艘單桅商船；不過，那艘傳說中的利物浦船不見蹤影。黑鬍子為了象徵性地侮辱國王的碉堡，要手下把巨大的法國蔗糖船直接駛到碉堡大炮的下方，並在硫黃山正下方燒了那艘船。船上因為載著蔗糖而變成一片煉獄，濃厚的嗆鼻煙霧飄過碉堡的石頭城垛。「復仇」號與「安妮女王復仇」號駛出港口時，海盜還燒了數艘商船，讓沙角看來就像又遭法國人劫掠似的。[41]

黑鬍子與波內特繼續朝背風群島前進，船上載著銀子、金粉與糖。黑鬍子另外還偷了六門炮，海盜航向維京群島時，船員把那些大炮裝上炮台，推進「安妮女王復仇」號空著的射擊孔。[42]黑鬍子的旗艦現在擁有二十八門二至四磅大炮，還有空間裝十二門炮。黑鬍子本人也恢復了健康，大概後悔先前沒有在尼維斯攻擊海軍的「錫福德」號。

其實，「錫福德」號不在尼維斯。黑鬍子與波內特在尼維斯與聖克裡斯托弗徘徊時，「錫福德」號正航行在維京群島一帶，載著沃爾特·漢密爾頓總督造訪殖民地四散的領土。那艘迷你護衛艦正掉頭要回安提瓜，航行途中會撞上黑鬍子與波內特。

漢密爾頓總督與「錫福德」號的船長喬納森·羅斯（Jonathan Rose）開始擔心自己的安危。在幅員遼闊的背風群島殖民地中，「錫福德」號是唯一的軍艦，但這艘船是海軍最小型的護衛艦，船齡二十年，長度只有九十三英尺，重兩百四十八噸，擁有二十四門炮及八十五名船員。如同一般情況，許多船員被熱帶疾病折磨得東倒西歪。漢密爾頓總督與羅斯船長都意識到，「錫福德」號無力對抗重度武裝的海盜單桅帆船與護衛艦，如果海盜登船的話，就更難阻擋。其實，貝勒米前一年途經殖民地時，他們就已被迫取消漢密爾頓總督的維京之旅。現在他們終於成行，但已與危險短暫交鋒。幾天前，他們在聖托馬斯就遇到一艘海盜船，「大約有二十六門炮、兩百五十名船員」。那艘船飄揚著「白色旗幟，上面有一個死人輪廓」。依據羅斯船長的說法，指揮那艘船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拉布其。「錫福德」號的大炮數和人數雖都不如人，但還是去追拉布其，不過未能成功，因為連速度也比別人慢。[43]

十二月二日左右，黑鬍子的手下在聖托馬斯附近看到「錫福德」號。距離很遠，但他們確定沒看錯，大概是認出索具上飄揚的獨特的海軍旗幟。海盜討論了一下，知道必須在人數上勝過這艘護衛艦，但要實現這個優勢，就得登船。一艘船停錨時進行出其不意地攻擊，很容易登船，也就是海盜在尼維斯考慮過的做法，但要在海上追逐戰中登上敵船，風險就會高出許多。皇家海軍的炮手受過良好的訓練，發射大炮的速度是法國與西班牙敵手的兩倍。如果他們抓對時機，舷炮齊發，可以在幾秒鐘內解決一百人。「復仇」號上的老船員想起波內特襲擊西班牙軍艦時的恐怖大屠殺。波內特本人那時受的傷也才復原。最後，海盜投票反對攻擊，覺得這是在冒不必要的險。一名俘虜後來轉述海盜的說法稱：「他們說已經遇過這個駐紮地的軍艦，但也說不會去碰那艘船。但假如那艘船追蹤了他們，就會知道他們維持著原來的航線。」海盜就這樣守著預定路線，看著「錫福德」號離去。[44]

「錫福德」號上的羅斯船長與漢密爾頓總督，以為剛才碰上的是一艘奴隸船與商船，一直到當天晚些時候才知道自己和危險擦身而過。快到聖尤斯特歇斯島（St.Eustacius Island）時，一艘單桅帆船從東南十英里外的地方呼喚他們，「我們從聖克裡斯托弗那裡送來快報」。這艘單桅帆船的船員告知總督海盜的身份，以及兩天前他們劫掠沙角的事。漢密爾頓總督事後回憶說，這起攻擊「讓聖克裡斯托弗的人民……憂慮我的安危」。他請他們主動武裝一艘六門炮的單桅帆船，護送「錫福德」號回安提瓜。一百名民兵自請上船，另有十人登上「錫福德」號以壯聲勢，防止海盜爬上船。[45]慌亂的總督回到安提瓜時，寫了一封信給巴巴多斯的休姆船長，請求他立刻把「士嘉堡」號開到背風群島，協助「錫福德」號追捕海盜。

未來幾個世代的歷史學家會說，黑鬍子與「士嘉堡」號戰成平手，這個事件被視為黑鬍子最傳奇的豐功偉業之一。然而，在詳細查看「士嘉堡」號與「錫福德」號的日誌，以及休姆船長與羅斯船長的信件後，會發現這場戰役並未發生。「士嘉堡」號與「錫福德」號追捕海盜近一個月，試著追蹤黑鬍子與波內特在安的列斯群島的動向，但永遠慢一個星期以上，從來沒追上過海盜。海軍船長接到錯誤的報告說，有人在聖文森特附近的多米尼克（Dominica）看到黑鬍子，造成他們朝錯誤的方向猛追了三百英里。不知道為什麼，「錫福德」號與黑鬍子的擦肩而過，以及「錫福德」號與馬特爾等其他海盜的交戰這兩件事最後被混在一起，誇大成從未發生的海軍全員戰役。[46]

其實，黑鬍子與波內特在十二月二日錯過「錫福德」號之後，就航向聖克洛伊島，也就是一年之前馬特爾與貝勒米的集會地。途中，海盜虜獲兩艘單桅帆船，一艘是丹麥船，另一艘是英格蘭船。他們把兩艘船帶進聖克洛伊島港口，在那裡待了一兩晚，補充飲用水和柴火，然後把更多搶來的大炮安裝在「安妮女王復仇」號上，這艘船因而有了三十六門炮。海盜燒英格蘭單桅帆船取樂，將這艘船的船身安在馬特爾海盜船與單桅帆船燒燬的船骨上。這些商船的船員一樣沒有受到傷害。黑鬍子準備離去時，把俘虜放在丹麥單桅帆船上，另外，還有「屬於百慕大的一名印第安人與一名黑人」。那兩個人大概當了幾個月的俘虜，顯然很討海盜歡心，因為他們都帶著十五盎司的金粉；不過，丹麥和英格蘭單桅帆船的船長在前往托爾托拉島（Tortola）的途中，從他們身上搶走了。[47]

黑鬍子與波內特繼續往東，十二月五日抵達波多黎各東端。那天，他們虜獲最後一艘背風群島單桅帆船：聖克裡斯托弗的「瑪格麗特」號（Margaret）。「安妮女王復仇」號往船頭僅發射一枚炮彈後，就拿下了這艘船。海盜命令「瑪格麗特」號的船長亨利·波士托克（Henry Bostock）帶著五個船員划船到海盜的旗艦。後來，波士托克向英格蘭當局提供了最詳細的關於黑鬍子與海盜船的報告。海盜「不像缺補給的樣子」，但依舊拿走波士托克船上幾頭活牛與活豬，還有他的書、導航儀器、水手刀與槍支。波士托克上報黑鬍子「是一個高大散漫的人，留著非常黑、非常長的鬍子」。黑鬍子的手下有三百人，旗艦有三十六門炮，是「一艘荷蘭建造……法屬幾內亞人的船」。船上有大量銀子，還有從泰勒船長手中奪來的「精緻杯子」。海盜沒有虐待波士托克或船員，但的確強迫其中三個人到他船上工作，另外還有一個自願加入的利物浦人羅伯特·畢狄（Robert Biddy）。[48]

黑鬍子審問波士托克及船員，想知道波多黎各海岸一帶還有哪些商船在做生意。波士托克拒絕回答，但畢狄及其他船員則全盤托出，說出自己碰到過的所有法國與丹麥單桅帆船。波內特被派去前頭，負責帶著「復仇」號拿下那些船，黑鬍子的人則負責把尖叫的豬和不開心的牛，都移到「安妮女王復仇」號上。海盜吹噓自己碰上「錫福德」號的事，以及他們燒掉的大小船隻。波士托克偷聽到他們預備前往伊斯帕尼奧拉的薩曼納灣（Samana Bay，在今日多米尼加共和國境內），在那裡清船，「等著攻擊西班牙艦隊」。海盜預計西班牙艦隊會「帶著（波多黎各）駐軍的軍餉」從哈瓦那而來，黑鬍子說西班牙人「以為我們已經離開，但我們很快就會無聲無息地從他們背後撲過去」。

基於某些理由，黑鬍子和手下急著想知道「平克薩船長」（Captain Pinkentham）[49]的下落，「時常問起他」。平克薩是一位和牙買加與羅得島有牽扯的船長，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期間曾是私掠船船長，指揮著一艘輕快的船，船上有一百六十名船員。黑鬍子大概認識這個平克薩，甚至可能當過他的船員。如果是這樣，黑鬍子的動機大概就不只像劫掠平薩克的船那麼單純。波士托克的船員告訴黑鬍子，他們最後一次是在丹麥控制的維京群島的聖托馬斯島上看見平克薩，他在一艘有八門炮的單桅帆船上，預備前往牙買加，接著到佛羅里達打撈西班牙失事船，而且已取得英國官方許可。黑鬍子大概希望能在平克薩前往牙買加的路上找到他。不過，他最後沒有成功，平克薩的單桅帆船後來被百慕大海盜格林納威（Grinnaway）虜獲，平克薩船上的「十名男子、兩名男孩、六個黑人」後來想辦法制服了挾持者，並順利逃脫。

國王頒布大赦令

波士托克還提供了另一則消息，一則讓海盜世界天翻地覆的消息：喬治一世據信已頒布了大赦令（Act of Grace），海盜只要自首，所有人將獲得赦免。實際公告尚未抵達背風群島當局手中，但十一個星期前的《倫敦公報》（London Gazette）已刊出這則消息，也有水手在英格蘭看過這道命令了。波士托克告訴海盜，大赦令會隨時抵達。他後來描述海盜聽到這則消息時，「似乎不是很在乎」。然而，毋庸置疑，這則消息仍會引發波瀾。黑鬍子船隊近四百人中的每一個人，原本都以為自己已踏上犯罪與叛亂的不歸路，卻發現還有第二次機會。每個人一定都想過不再干海盜、帶著不義之財退休，包括黑鬍子在內。

不確定黑鬍子手下的海盜是否討論過這則消息，因為他們的爭論內容並沒有留下歷史記錄。其實，波士托克是近三個月最後一個看過黑鬍子的英格蘭人。黑鬍子讓波士托克離開後，海盜們更深入法國與西班牙領地，「士嘉堡」號與「錫福德」號的船長漸漸搜集不到情報。他們收到的最後一批報告顯示，海盜在波多黎各與伊斯帕尼奧拉之間的莫納島（Mona Island），接著出現在薩曼納灣附近，其後黑鬍子就從英格蘭記錄中消失了，進入沒有人知道他名字的西班牙世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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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請求赦免（一七一七年十二月～一七一八年八月）

波士托克沒有騙黑鬍子。一七一七年九月五日，國王喬治一世真的頒布了皇家公告，作為鎮壓海盜計劃的一部分，宣佈任何海盜只要在一年內向某位英國總督投降，一七一八年一月五日以前犯下的海盜罪，全都可以獲得赦免。[1]黑鬍子航向大安的列斯群島時，這紙「海盜鎮壓公告」（Proclamation for Suppressing of Pirates）的副本，正從英格蘭被帶到商船上，即將送往波士頓、查爾斯頓與巴巴多斯。各船抵達目的地後，就連監獄裡的海盜都會被釋放。

赦免令是伍茲·羅傑斯的主意，也由他奔走，目的是讓喬治國王在反擊海盜之前，先減少他們之中活躍分子的數量。他期望接受大赦的海盜能再度成為有生產力、奉公守法的臣民，當然，抵抗的人將遭到無情的追殺。喬治國王已經下令，要所有的軍隊與殖民地人員捉拿不肯悔改的海盜：每抓到一個海盜船長，可以拿到一百英鎊，抓到資深海盜「指揮官」的，還可多拿五十英鎊，而抓到海盜船上的其他成員，則拿到二十到三十英鎊。國王的顧問認為，在一捉一放之間，等到羅傑斯終於抵達巴哈馬重建秩序時，加勒比海的海盜會弱到無法抵抗。

官方的赦免消息首先傳到波士頓。[2]一七一七年十二月九日，《波士頓新聞通訊》刊出公告內容。但這個消息來不及解救那些從船難中逃生的貝勒米船員。在一七一七年春夏兩季，這八名囚犯還等著有人能救他們逃出波士頓監獄，不過希望落空了。十月底，他們受審，[3]地點在波士頓那蓋好已經四年的市鎮屋二樓法庭[4]，從監獄沿著街道往南走一百碼即可抵達。[5]「聖麥可」號上被迫成為海盜的索思與戴維斯兩名木匠被無罪釋放，其他六人則被判處絞刑。

被定罪的海盜過完人生的最後兩個星期，陪他們走最後一程的大概是當時全新英格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清教徒牧師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馬瑟當時五十九歲，從馬薩諸塞建立開始，他的家族就掌控著當地的精神與政治生活。馬瑟對海盜產生興趣，去牢房喋喋不休地對他們布道，譴責他們可恥的行為，並錯誤地指控他們於海盜船撞毀在鱈魚角時，殺光了所有的俘虜。在這樣的會面之中，囚犯凡范斯特自始至終堅持自己是無辜的，是被迫上船的。馬瑟當時指責他道：「被迫！不對。」「寧願當殘酷（海盜）手中的殉道者，也不該成為他們的一員。」不過馬瑟離開時，在日記上草草寫下「待辦事項」：「替其中一個海盜爭取緩刑。如果可能的話，爭取赦免，這個人不但表現出較深的悔意，也比其他人無辜。」[6]如果馬瑟真的曾試圖爭取赦免，他的努力看來是白費了。

十一月十五日下午，馬瑟陪著被判處死刑的囚犯，從監獄走到查爾斯河渡口。馬瑟聽完囚犯最後的懺悔後，治安官領著他們到潮灘上的絞刑台。大批群眾看著囚犯說出最後遺言。依據馬瑟的說法，大部分人「真心懺悔」，特別是凡范斯特。凡范斯特用荷蘭母語讀了一首舊約詩篇，接著勸告「年輕人要過著虔誠的生活……遵守安息日，孝敬父母」。最後，囚犯被吊到斷氣為止。馬瑟日後出版了海盜人生最後幾小時的記錄，其中寫道：「看啊，海盜的末日！」[7]

離海盜黃金年代結束，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赦免派與拒降派

國王大赦的消息，慢慢自波士頓傳到各處。一場暴風雪耽擱了帶著消息到羅得島與紐約的騎馬郵差，但一艘無名商船隻用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就把消息帶到百慕大，並把大赦令交給總督本傑明·班奈特（Benjamin Bennett）。原本一直建議倫敦上級處理巴哈馬海盜共和國的班奈特，開始四處告知海盜大赦令。他印了好幾份公告，命兒子搭乘一艘快速的百慕大單桅帆船送到拿騷。[8]

這位等於羊入虎口的總督之子，隨身武器只有一疊印刷紙。海盜早已拿下許多同胞的船，甚至攻擊百慕大本土。如果他們的反應不佳，年輕的班奈特可能就此丟掉性命。

當時，許多走私貨物的商人常在巴哈馬那一帶來來去去，大概正因如此，面對那艘陌生的單桅帆船，海盜也沒有多看兩眼。儘管小班奈特是近兩年來的第一位官方訪客，但海盜可能仍沒注意到他的出現，直到發現他站在岸上，拿出國王頒布的赦免令。這紙赦免令傳給了識字的人，識字的人念給不識字的人聽。幾個小時之內，島上的每個人一定都聽說自己有了第二次機會。

拿騷海盜立刻分裂成兩個敵對陣營。[9]至少有一半的海盜欣喜若狂，把年輕的班奈特視為英雄與救星。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詹寧斯，他從來不想成為亡命之徒。該陣營的人還包括貝勒米從前的船需長亞許沃斯、諾蘭、單桅海盜船老船長博格斯，以及先前想把船醫豪爾從霍尼戈手中搶走的法國海盜龐德維。班奈特抵達時，霍尼戈人在海上，但他也同情這一派。中規中矩的海盜也屬於這一派，他們通常是為了錢而當起海盜的前水手與前私掠者。這群支持赦免的人急著把握這次洗白的機會，後來還把搶來的東西投入自由的商業貿易中。他們在島上數十名俘虜和被迫成為海盜的人的支持下，爬上拿騷碉堡頂部慶祝。眾人升起英國國旗，表示臣服於王權。

這個舉動讓另一個陣營氣壞了。他們是死硬的罪犯，這群充滿怨氣、憤怒的人不認為自己是商人，也不認為自己是竊賊，而是叛亂者或游擊起義者，他們對抗的是船主、商人，許多時候甚至反抗喬治國王。在這群反對赦免的人裡頭，有許多人支持斯圖亞特王朝或同情詹姆士黨人。一七一五年時推翻喬治國王與漢諾威王朝起義的失敗，令他們大感失望。這一派包括威廉姆斯、殘忍無情的單桅帆船船長克裡斯托弗·維特（Christopher Winter）與尼古拉斯·布朗（Nicholas Brown），以及好幾個野心勃勃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即將惡名遠播：愛德華·英格蘭（Edward England）、埃德蒙·康登（Edmund Condent）、「印花布傑克」拉克姆（「Calico Jack」 Rackham）。毫無疑問，范恩是他們的領袖。

但直到這個時候，范恩還未崛起。他和其他數百人一樣是低階海盜，在拿騷街上享受時光，吃喝嫖賭和打架。他用在詹寧斯船上工作得來的金錢生活，特別是一七一六年搶劫西班牙失事船隻時分到的贓物。他可能會繼續跟著其他海盜船長短暫出航，但在這一年半的過渡期裡，他似乎和詹寧斯一樣消磨著時光：在岸上，對自己的成就心滿意足，盡情享受巴哈馬海盜共和國的自由。赦免的消息威脅著要終結海盜老巢，喬治國王已指派新任巴哈馬皇家總督的謠言也一樣。范恩同情詹姆士黨人，讀到喬治國王的公告時並不是太開心。在看到沒那麼忠誠的海盜弟兄爬上堡壘、在新升起的英國國旗下慶祝後，他大發雷霆。

范恩的幫派在主廣場集合，那裡很快就擠滿數百個拿著武器的憤怒男人。他們衝向一旁的堡壘，趕走在裡頭慶祝的人，降下英國國旗，並在原本的位置升起「有著骷髏頭的黑色旗幟」，清楚宣誓他們效忠的對象。

范恩這一派還試圖尋找外援。海盜通過走私者與詹姆士黨人在英格蘭的人脈，向喬治·康默克船長（Captain George Cammocke）傳遞訊息。康默克曾是皇家海軍船長，叛變支持僭君，現居法國。海盜說自己「一心一意、異口同聲地支持詹姆士三世為他們的王」，「決意以（抵抗喬治一世）的勇敢作為，光榮戰死」。康默克後來表示，海盜在信中寫著「他們蔑視赦免令」，「謙卑地渴望」斯圖亞特王朝「賜給他們一個擁有英格蘭皇家海軍聲望的人」，來擔任詹姆士黨人的「美洲陸海提督」，授權委託海盜私掠船任務，協助組織抵抗漢諾威王朝的勢力。海盜說，有了這樣的指引，他們可以成功突襲百慕大，替斯圖亞特取得殖民地。[10]

這個了不得的提議通過英格蘭支持者的協助，僅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交到康默克手裡。這名前海軍官員熱情地擁抱海盜的計劃，立刻自請到拿騷去。康默克在一七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寄了一封信給詹姆士·斯圖亞特之母——被罷黜的摩德納瑪麗皇后（Queen Mary of Modena），提議以一萬五千英鎊購買加的斯一艘五十門炮戰艦，然後帶著英格蘭的詹姆士黨人，以斯圖亞特司令的名義航向巴哈馬群島。一旦抵達拿騷，康默克將在詹姆士三世的允許下，赦免所有海盜，任命他們為私掠者。他會在拿騷與西班牙之間設置定期往返的郵船，讓流亡在外的斯圖亞特宮廷能與海盜密切溝通。康默克寫道：「利用他們抵抗共同敵人，將是（斯圖亞特家族）得以復位的唯一辦法。因為如果我們能摧毀西印度群島與幾內亞的貿易，就能使英格蘭商人……熱切地期待復辟，而不會希望不倫瑞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意指喬治國王政權）繼續掌權。」[11]然而，康默克的計劃尚未展開，巴哈馬發生的事件讓一切成為過眼煙雲。

一七一八年一月，拿騷的情勢依舊緊繃。有幾艘海盜船帶著好幾艘載滿貨物的戰利船回來，這讓人想起了當海盜的好處，例如貨艙裡塞滿酒瓶的布里斯托爾「瑪麗戰艦」號（Mary Galley），以及三艘載著白蘭地、白酒、紅酒的法國船。霍尼戈自墨西哥的韋拉克魯斯帶回兩艘武裝齊全的荷蘭商船，一艘有二十六門炮，足以增援拿騷碉堡。另一艘是荷蘭法拉盛（Flushing）的「楊格·亞伯拉罕」號（Younge Abraham），船上載著一大批處理不良的動物皮革，它有四十門炮，這即將深刻影響拿騷的命運。[12]

海盜們召開大會，試圖解決分歧，但引用《海盜通史》中的話來說，大會上「太多吵吵鬧鬧，沒有達成任何共識」。范恩陣營主張眾人應該在島上設置防禦工事，在等待詹姆士·斯圖亞特流亡朝廷的回復時，迫使喬治國王談判。另一方的詹寧斯則堅持應接受赦免並投降，「不要節外生枝」，等皇家總督抵達，就把島交給他。聚集在一起的海盜，意見分歧到令人「不知所措」，「海盜大會沒有做出任何結論，就突然解散了」。[13]

自那以後，新普羅維登斯島上的每個人似乎都在打包。頑固派開始打點港口大小船隻，準備踏上漫長艱難的旅程。維特與布朗航向古巴，準備藏身在西班牙人之中。[14]康登與其他九十七人簽約登上單桅帆船「巨龍」號（Dragon），眼下正準備前往非洲與巴西時所需要的物品。[15]范恩與十六個追隨者控制住單桅帆船「雲雀」號（Lark），把船藏在附近的隱秘錨地，並改裝成海盜船。與此同時，其他居民航向臨近的英格蘭殖民地接受招撫。詹寧斯及十五名手下乘著「巴謝巴」號前往百慕大，由班奈特總督赦免。其他人則預定了前往南卡羅來納、羅得島與牙買加的商船船位。霍尼戈留在拿騷，但派了一艘單桅帆船和八名手下到牙買加。他一定是擔心反對赦免的海盜會危及他的人身安全，因為他讓離開的手下要求羅亞爾港當局派一艘軍艦來「保護」拿騷。

不過，當時已有一艘皇家海軍護衛艦出發，但目的地是紐約，而不是牙買加。

「即將接受赦免海盜」名單

文森特·皮爾斯艦長（Captain Vincent Pearse）是皇家海軍第六級戰艦「鳳凰」號的指揮官。[16]一場大風雪拖慢了波士頓郵差的腳步，[17]皮爾斯在聖誕節那天才得知國王的公告。[18]其他海軍戰艦的船長消極地對待公告，如同往常一樣過日子，但皮爾斯年輕、野心勃勃，準備直接向海盜宣佈這個消息。他得到紐約總督的祝福，立刻準備好他原本預備停留過冬的船，讓大炮就位，並取得補給，重新裝上頂桅及其他索具。[19]

皮爾斯知道要是海盜反應不佳，他的護衛艦就需要一切優勢。「鳳凰」號是英國最小型的護衛艦，重兩百七十三噸，長九十三英尺，大小不如「維達」號或「安妮女王復仇」號等大型海盜船，火力也不及海軍部在前一年移走船上戰時使用的艉甲板大炮，眼下船上只剩下二十門六磅大炮。此外，船上人員也不足，只有和平時期的九十人編製，船身也不是特別堅固。如同船名「鳳凰」暗示的一樣，這艘船原本是一艘火船（fireship），用途是裝滿易燃物、點火，然後航向敵人的戰艦隊伍，船員要在最後一秒鐘搭乘逃生小船離開。[20]二月五日下午，「鳳凰」號航向拿騷時，皮爾斯艦長一定祈禱過自己不是熱心過頭。[21]

二月二十三日早晨，「鳳凰」號抵達拿騷港口的主要入口，船員緊張地瞄著破敗碉堡上的大炮，以及桅桿上飄揚的骷髏頭旗幟。港口停泊的十四艘船掛著各國旗幟：荷蘭、英格蘭、法國、西班牙，以及海盜喜歡的黑色或紅色旗幟。其中五艘是大船，包括霍尼戈拿下的兩艘武裝齊全的荷蘭戰利船、「瑪麗戰艦」號、沒有武裝的法國酒船，以及一艘小一點的英格蘭商船。皮爾斯後來在日誌上寫道，其他九艘船「是與這些海盜貿易的商船，但假裝自己從未做過這種事，一直到大赦令公佈（後）才開始」。[22]

皮爾斯命令副官西蒙德先生（Mr.Symonds）組織登陸隊，將公告副本帶上岸。「鳳凰」號的大艇緩緩進入港口時，西蒙德高舉停戰白旗，海盜有一點時間思考。他們可以輕鬆驅逐「鳳凰」號。除了碉堡的大炮外，海盜已登上有三十六門炮的「楊格·亞伯拉罕」號。如果開火，大概會有慘重的人員傷亡，而且活下來的人裡頭，沒有誰會得到赦免。霍尼戈是當時島上最有經驗也最具影響力的海盜，他建議採取願意和解的姿態。如果是希望得到赦免、回到文明世界的人，可以那麼做。不想那麼做的人，依舊可以接受赦免，利用這個優勢，替自己多爭取一點時間。一般來說，海盜都同意了。皮爾斯的日誌可以為證：西蒙德手裡拿著公告踏上海灘時，「大批海盜有禮地迎接他」。副官大聲向海盜宣讀大家現在已經很熟悉的公告時，眾人「歡天喜地」地接受。[23]

西蒙德在岸上待了幾小時，贊成赦免的那方成員向他匯報情勢。這一派的海盜比反赦免那方的每一個人，都更希望能擺脫具有煽動性的范恩。他們告訴西蒙德如何找出范恩的秘密錨地。赦免派的海盜看著「鳳凰」號駛出港口去追逐范恩時，一定很開心，范恩的盟友則戰戰兢兢地看著這一幕。

在小島布思克斯沙洲（Buskes Cay）後方，皮爾斯發現范恩的獨桅帆船，和線人說的一模一樣。皮爾斯讓「鳳凰」號堵住錨地入口，下令對范恩的船開火。

「雲雀」號上的范恩沒有多少選擇，只能投降。六磅的大炮在小船周圍開火時，十六個人捏造出一個說辭。他們會告訴「雲雀」號的指揮官自己並不是預備劫掠，而是要航向拿騷來見他，瞭解國王的大赦令。范恩和新任船需長、大膽的愛爾蘭人愛德華·英格蘭想著這個說辭，航向「鳳凰」號並投降。[24]

皮爾斯沒有被范恩的故事騙到。他以喬治國王的名義拿下「雲雀」號，監禁范恩一行人。雖然太陽正在西下，皮爾斯自信可以找到回拿騷的路，因此「鳳凰」號夜行，並在早上抵達。皮爾斯把船錨拋進三十英尺深的水中，「雲雀」號也停在附近。兩艘荷蘭船上的海盜依照當時的禮節，發射大炮迎接國王陛下的船，象徵他們承認國王的權威。[25]

不久之後，幾艘小船從鎮上劃出來，船上載著皮爾斯所謂的「他們的指揮官與頭目」：霍尼戈、弗朗西斯·萊斯裡（Francis Lesley）、博格斯與托馬斯·尼寇司。皮爾斯那天稍晚時，在日誌裡回想了他們之間的對話：他們「告訴我，我拿下單桅帆船時，幾乎驚動了所有人，海盜普遍認為，船上載的人（范恩及其他人）會被處決」。海盜頭子向皮爾斯保證，如果他放了范恩一夥人，「將可對（拿騷居民）起非常大的招降作用，讓大家投降，並接受大赦令」。皮爾斯意識到自己脆弱的地位，便接受了海盜頭子的建議，釋放范恩、英格蘭及其他十四人，並向他們保證「國王對他們抱持善意」。[26]不過，皮爾斯留下了「雲雀」號，並派人將其改裝成商船。皮爾斯告訴海盜首領，戰時曾拿下馬尼拉大帆船、著名的航海家羅傑斯，已獲任命為巴哈馬總督，那年夏天將抵達拿騷。他還告訴他們，對接受國王赦免的每一個人，他都願意給他們一份簽名證明，提供某種程度的保護，直到羅傑斯抵達。海盜如果要到其他殖民地接受當地總督的赦免，那份證明也可以保護他們。霍尼戈、范恩及其他海盜首領劃回岸上，承諾他們會盡全力說服岸上的人接受赦免。

海盜離開後，天空開始飄雨，隔天一整天都沒有停。皮爾斯在悶熱的船艙裡等待岸上的回復。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一七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一艘接一艘的小船冒雨劃了過來，每艘船上都載滿希望投降的海盜。皮爾斯在接下來的兩天裡接見他們，接受他們的投降，簽署保護證明，將他們的名字加進越來越長的「即將接受赦免海盜」名單。[27]

小船上的第一批人，包括霍尼戈、威廉姆斯、博格斯、萊斯裡與尼寇司，另外還有貝勒米從前的船需長諾蘭，以及霍尼戈的船需長馬丁。皮爾斯的五十人名單變成一百人，最後變成兩百零九人。這是名副其實的黃金年代海盜名人錄。很快，名單上加進了霍尼戈佩利亞加船時期最初的夥伴：托馬斯·特瑞爾（Thomas Terrill）、約翰·寇克蘭與丹尼爾·史蒂威爾，還有詹寧斯的私掠夥伴亞許沃斯，以及好幾個海盜生涯尚長的人，包括山謬·穆迪（Samuel Moody）與范恩。皮爾斯在巴哈馬第一周的尾聲，覺得自己已經取得上風。以他的話來說，他原本以為自己會看到數千名海盜，卻只有五百個「年輕堅決的小伙子」，他們是「一群思慮不周的人」。[28]

許多海盜毫無收山的意願，他們很快就覺得「鳳凰」號礙眼。三月一日，皮爾斯掛起護衛艦上所有的信號旗，裝飾船隻，慶祝喬治國王的長子繼承人威爾士親王（Prince of Wales）生日。[29]部分詹姆士黨人海盜的回應是燒了一艘英格蘭商船，破壞慶典的氣氛。[30]

與此同時，范恩與追隨者正悄悄地準備重拾海盜勾當。十六日深夜，他帶著十六人爬上拿騷碼頭海灘的一艘船，靜靜劃過「鳳凰」號，離開港口西側開闊的入口。隔天晚上，又有二十四人離開，與巴哈馬的新海盜首領會合。

范恩評估了一下自己的船員。他的船需長英格蘭聰明又有勇氣，曾是商船副手，先前被海盜維特逼迫成為海盜，之後就一直專心當海盜，儘管他仍然比范恩本人中規中矩。《海盜通史》寫道：「英格蘭是那種理性十足的人，他的性格似乎原本應該讓他更明智。」此人不應該成為海盜。「他天性良善，不缺勇氣。原本應該會滿足於有節制的劫掠，不會為非作歹……然而，他的意見通常遭到駁回，而且他身處黑社會，不得不參與海盜的所有惡行。」[31]范恩的「黑社會」有四十人，當中的約翰·拉克姆很顯眼，因為他有穿著亮眼印度印花布的奇怪習慣。大家已經習慣於叫他「印花布傑克」。[32]范恩一夥人只有兩艘小船與一堆輕型武器，不過，霍尼戈、黑鬍子、貝勒米起家時，也只有這樣而已。如果說皮爾斯與班奈特總督以為巴哈馬群島的海盜行動已經結束，那麼范恩會有驚喜在等著他們。

皇家海軍被擺一道

范恩一夥人潛伏在東拿騷好幾天，等待合適機會出擊。三月二十一日，完美時機出現了。當天風勢不強，而且不斷變換方向，海盜用划艇就能拿下帆船。一艘牙買加單桅帆船來到新普羅維登斯島東端，緩緩地前進到拿騷港狹窄的東側入口。那艘船經過時，范恩的人從藏身處划著小船跑出來，他們拿著繩索與爪勾，撲上那條小單桅帆船。船上的人未經反抗就投降了。[33]海盜需要有安全的地方存放贓物，便重新改造這艘戰利船。他們決定前往麻煩的皮爾斯艦長眼皮底下：拿騷港。

范恩的人將利用拿騷港那的特別地形。[34]其實，海盜選這裡當基地的原因之一是除了朝西的主要入口之外，這個港口還提供了後門：東側有一條狹窄但可通行的海峽，老到的領航員可引導著單桅帆船通過。入口附近有一道叫波特礁（Potter』s Cay）的矮沙堤，幾乎把港口分成兩半：吃水八英尺以上的船，無法通過小島兩側的淺沙洲。「鳳凰」號停在這座沙洲的西岸，因船身太大而無法通過。但海盜可以駕著單桅帆船通過東側水道，在皮爾斯艦長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情況下，於波特礁後方進行分贓。

這是一場出色的鬥爭表演。造反的海盜進入港口，船桅上飄蕩著紅旗或「血腥」旗幟，在安全小港灣下錨，並在「鳳凰」號完全看得見的情況下，開始熱熱鬧鬧地分贓。范恩把戰利船船員放到波特礁上，讓他們游到鎮上，但扣留船長，承諾等他們虜獲另一艘更合意的船時，就把小船還他。眾人慶祝了一整晚，飲酒作樂的聲音召喚著岸上海盜再度從事不法勾當。

皮爾斯艦長知道自己被當傻子耍了；全巴哈馬的人都知道他抓到范恩又放了他，還簽署了赦免狀。現在，范恩還膽敢嘲弄他。必須要做點什麼，而且要快，皮爾斯召集指揮官，擬出了一個計劃。[35]

夜裡一點，海盜狂歡的聲音消失後，皮爾斯武裝了一個小隊，命令他們登上「鳳凰」號最大的小船。這群人盡可能安靜地劃過漆黑港口，抵達波特礁附近後就朝海盜船前進，希望攻其不備。不過，范恩派人看守著，海軍一進入火槍射程，就遭遇輕型武器的連發攻擊。「鳳凰」號的人回擊幾次後，發現海盜的火力顯然強上許多，這迫使他們倉皇撤退。皇家海軍想要小試身手，卻被迫逃跑。

這場短暫的交戰，大大鼓舞了拿騷海盜的士氣。突然間，軍艦看起來很脆弱，范恩的人看起來像英雄。一夕之間，氣氛從放棄變成反抗。[36]皮爾斯後來寫道：「我幾度以國王的名義召集居民，費盡唇舌說服他們協助我鎮壓那些海盜，但不管我提出什麼方法，他們統統拒絕。（他們）用補給與生活必需品款待與協助（范恩的黨羽），不時流露出對政府的深仇大恨。」[37]

從那時起，皮爾斯的處境急轉直下。三月二十三日晚上，他離港護送四艘單桅帆船安全離開巴哈馬；其中，范恩的「雲雀」號與他個人的利益相關。他把「鳳凰」號的水手佈置在「雲雀」號上，派那艘船到聖奧古斯丁，進行賺取利潤的私人貿易任務。六天後，他回來時，發現眾人比之前更公開地藐視他的權威。拿騷海盜燒了「楊格·亞伯拉罕」號與「瑪麗戰艦」號，[38]並讓二十六門炮的荷蘭船擱淺在豬島。三月三十一日，范恩返回拿騷港小港灣東部的避難所，用最新拿下的「雲雀」號嘲弄皮爾斯。儘管皮爾斯做了佈局，范恩還是重新奪回「雲雀」號。更令人擔心的是，他安排在「雲雀」號上的三名皇家海軍水手變節，加入了范恩的幫派。皮爾斯不但人數與武器不如人，還得擔心自家水手視海盜為英雄。

范恩的手下把大炮與補給搬上「雲雀」號時，還對著「鳳凰」號叫囂。[39]范恩大聲威脅要燒掉「鳳凰」號，接著，海盜大膽地划船經過港灣西側抵達城鎮，與戰艦擦身而過。皮爾斯同時用大炮和連射炮開火，命令海盜登上「鳳凰」號。海盜無視他的命令，炮彈落入一旁的水裡，他們進入了城鎮。

才不過三天時間，范恩的幫派就從十九人變成七十五人。[40]同時，他又虜獲了兩艘單桅帆船。[41]那兩艘船的船長沒有意識到危險，停錨在海盜船旁邊。皮爾斯試圖警告他們，要讓上桅帆「旗幟飄蕩」，但徒勞無功。

四月四日，范恩讓一面黑旗升到「雲雀」號桅首，然後航向大海。他帶著靈活的六門炮單桅帆船，以及能力出眾的海盜，有能力讓巴哈馬的所有貿易停擺。他對這些受害者沒有太多同情心，特別是哈勃島的商船走私者。那些人一見到皮爾斯亮出英國旗幟，就立刻投降，他們即將因為對海盜共和國不忠而付出代價。

即使范恩已經離開，皮爾斯仍發現自己無法再待下去。班奈特總督詢問了在百慕大尋求赦免的海盜後，上報稱海盜「已改變他們的待客之道，恐嚇艦長……最好離開，要不然還有更糟的等著他」。「我推論所有人已經改變主意……我擔心他們的人數很快就會加倍，太多（水手）在（他們的船）被拿下時，自願加入他們。」[42]

皮爾斯盡最大的努力，不表現出軟弱的樣子，但是四月六日，他的木匠在戰艦上煮瀝青時，不小心讓「鳳凰」號著了火。[43]雖然船員很快控制住火勢，然而象徵性的傷害已無法彌補。兩天後，「鳳凰」號起錨，在五艘單桅商船的陪伴下駛出港口，準備前往紐約。到了最後一秒鐘，皮爾斯艦長又出了一次糗，他駛到海上時擱淺了。在好幾個小時的時間裡，拿騷居民看著「鳳凰」號上的人忙著讓船脫身，然後船離開了，拿騷再度落入海盜手中。[44]

「不曾聽說過他食言，而且沒人聽說他殺過人」

一七一七至一七一八年的冬天，黑鬍子與波內特在西班牙領土度過，英國當局失去了有關他們的行蹤與活動的消息。西班牙水手告訴他們的牙買加同伴，一名被稱為「大魔王」（Great Devil）的海盜，此時正在墨西哥灣出沒，船上載了「許多寶藏」。[45]不久後，波內特與黑鬍子據傳在墨西哥灣港口韋拉克魯斯一帶「航行」，帶著四艘單桅帆船與「一艘有四十二門炮的船」。據說海盜正在追逐一艘叫「皇家王子」號（Royal Prince）戰艦，還吹噓自己「有機會的話，會拿下『冒險』號戰艦」。[46]這顯然是在吹牛，因為三十六門炮的「冒險」號是駐紮在牙買加的四百三十八噸第五級戰艦，可能是當時整個西半球最強大的皇家海軍護衛艦。[47]

三月底時，黑鬍子與波內特在洪都拉斯灣分道揚鑣。黑鬍子帶著「安妮女王復仇」號抵達圖奈富島（Turneffe Island），那個由紅樹林與珊瑚沙小島組成的巨環，位於今日伯利茲海岸二十五英里外，英格蘭商人喜歡在那裡休憩。波內特帶著「復仇」號往南行駛一百英里，來到海灣群島，就是今日洪都拉斯外海三個有珊瑚圍繞的小島，尋找戰利品。

一七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波內特的船員發現，海灣群島的最大島羅阿坦島（Roatan）附近有一艘大船：波士頓的「新教徒愷撒」號（Protestant Caesar）。[48]那是一艘巨大的四百噸重商船，有二十六門大炮的炮口伸出射擊孔，體積是只有十門炮、五十人的「復仇」號的四倍。儘管成功概率不高，波內特和船員還是決定冒險攻擊，看能不能重演一年前這位古怪大農場主慘敗於西班牙戰船的事件。他們在晚上九點追上「新教徒愷撒」號，聰明地攻擊大船脆弱的船尾。波內特的船員發射五門大炮與一陣火槍射擊，大船隻以船尾兩門炮與冰雹般的子彈回擊。煙霧散開後，波內特向對方大喊，說如果再度開火，他們將「不會手下留情」，威脅要殺光船上的每一個人。「新教徒愷撒」號那經驗老到的波士頓船長威廉·懷爾（William Wyer），識破了波內特的虛張聲勢。他讓大炮再度齊射。這次交戰進行了三個小時，大炮在夜間閃爍，直到波內特終於放棄，退回黑暗之中。

波內特的船員很不高興，認為他們的指揮官跟黑鬍子學了一年，卻顯然沒學到多少。在這場胡亂攻擊之後，他們投票決定前往圖奈富島休養生息。此外，他們也跟波內特說得很明白，說他的指揮地位岌岌可危。

四月二日，「復仇」號駛進圖奈富島五英里寬的潟湖。「安妮女王復仇」號也停在那裡，讓「復仇」號的船員鬆了一口氣。一名船員求黑鬍子運用自己的勢力，終止波內特的指揮權。黑鬍子要波內特的人召開船員大會，在大會上，他提議以自己的指揮官理查德斯取代波內特。眾人接受這個提議，波內特便被送到「安妮女王復仇」號上了。黑鬍子告訴這個任性的船長，說他「不習慣這個位子帶來的疲憊重擔」，最好和他待在一起，「在這樣一艘船上輕鬆地活著，快快樂樂的，不用被迫擔起海上航行時必要的責任」。[49]波內特遭到軟禁，而且持續了好幾個月。

海盜們又在圖奈富島待了七天，恢復體力，大啖魚獲和海龜，劫掠弄不清東南西北的船隻。他們的第一艘戰利品是牙買加八噸重的墨水樹伐木船，這艘叫「冒險」號（Adventure）的船，不小心闖進圖奈富島。海盜喜歡這艘單桅帆船，於是把船留了下來，指揮官戴維·哈略特（David Herriot）成為「安妮女王復仇」號上的囚犯，黑鬍子的副手伊斯雷爾·漢茲（Israel Hands）接掌了他的位子。幾天後，海盜至少又拿下四艘單桅帆船，三艘來自牙買加，還有一艘是來自羅得島的「應許之地」號（Land of Promise）。[50]黑鬍子的手下因為討厭船長，燒了其中一艘牙買加船，但在其他船上升起紅旗，讓它們成為現有五艘船的船隊的一員。大約在四月六日，海盜們離開圖奈富島，黑鬍子告訴一名俘虜，他們「將前往洪都拉斯灣，燒掉『新教徒愷撒』號」，要讓懷爾船長「去英格蘭時，不敢吹噓自己打敗過海盜」。

四月八日早晨，海盜們發現「新教徒愷撒」號停錨在洪都拉斯海岸，一半的貨艙裝滿剛砍下的墨水樹。懷爾發現有「一艘大船、一艘掛著骷髏頭黑旗的單桅帆船、三艘掛著血紅旗幟的單桅帆船」，於是把所有船員召集在甲板上，問他們是否願意挺身而出，保護自己的船。根據懷爾的說法，他的船員表示，「如果那是西班牙人，他們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會站在他身邊，但如果是海盜的話，他們就不願意戰鬥了」。懷爾的船員發現，攻擊者是他們先前抵抗過的單桅帆船，而且現在有惡名昭著的黑鬍子撐腰時，「全都宣稱自己無法作戰而棄船，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會被單桅帆船上的人殺掉」。有三天的時間，懷爾船長和船員躲在岸上的叢林植物與一堆墨水樹間，看著海盜劫掠自己的大船。四月十一日，黑鬍子派人送信給懷爾，告訴他如果和平投降，就會毫髮無傷。黑鬍子在美洲商船船長之間有令人恐懼的名聲，但不曾聽說過他食言，而且沒人聽說他殺過人。懷爾決定相信黑鬍子。他投降了，被帶到黑鬍子面前。黑鬍子說他夠聰明，沒有燒掉或破壞「新教徒愷撒」號，「要不然，自己單桅帆船上的手下會因為他反抗而傷害他」。不幸的是，黑鬍子也有壞消息：他還是得燒了「新教徒愷撒」號，因為那艘船來自波士頓，而他的幫派致力於摧毀所有馬薩諸塞的船，好替「六名被處決的海盜」報仇；這些海盜原本在鱈魚角船難中活了下來。隔天，懷爾看著海盜登上自己的船點火，墨水樹與一切東西全都燒了起來。黑鬍子沒有食言，他放了懷爾和船員，沒有傷害他們，也放了「應許之地」號的船員。所有的俘虜最後都回到了波士頓。[51]

黑鬍子的船員還決定北上。春天將至，是時候把劫掠目標放在北美沿海地帶了。不過，首先他們要在新普羅維登斯島停留一下，瞭解其他海盜弟兄的情況。

黑鬍子回來了

范恩的海盜幫羞辱完皮爾斯艦長後，三個半星期沒有回到拿騷，這段時間，他們在巴哈馬群島掀起恐怖統治。貝勒米和黑鬍子會避免不必要的武力，范恩則不同，他主導著毫無節制的暴力與殘忍，讓王室當局最後把所有的巴哈馬海盜都描繪成怪物。光是這次旅程，從一七一八年四月四日到二十八日，他那「有節制的」幫派就拿下十二艘商船。[52]所有船隻都不戰而降，但他們仍野蠻地對待大多數的俘虜。

遭到最糟糕對待的是來自百慕大的船，它占那十二艘船裡的七艘。[53]百慕大人會定期造訪巴哈馬取得食鹽，這是那個時代主要的食品醃漬方法。他們會到位於巴哈馬群島東部、當時無人居住的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Turks and Caicos islands）。由於他們的航線通常相同，很容易成為下手目標。范恩的手下最近特別痛恨他們，原因似乎是百慕大總督抓了一個叫托馬斯·布朗（Thomas Brown）的海盜。布朗已經被釋放，大概是因為缺乏證據，但范恩還是要報復。這就好像有人惹了黑手黨的「正式」成員，其他成員會讓同一帶的人得到教訓一樣。[54]

四月十四日，愛德華·諾斯（Edward North）的單桅帆船「威廉與瑪麗」號（William & Mary），在拉姆島（Rum Cay）落入范恩手裡。范恩的人上了船之後，立刻開始毆打諾斯，以及他的乘客與船員，要他們交出所有金銀珠寶。[55]這艘小船沒有多少有價值的東西，只有十七枚西班牙皮斯托爾（pistole），價值十七英鎊；一點食物；十盎司的龍涎香（ambergiris）。龍涎香是某些鯨魚體內產生的堅硬物質，通常會被衝到巴哈馬海灘，可搜集來製作珠寶。范恩對收穫感到不滿，他抓住諾斯的一名水手，綁住手腳，在「威廉與瑪麗」號船首斜桁上鞭打。接著，海盜把裝著子彈的火槍塞進他嘴裡，並把點燃的火柴，塞進這名無助水手的眼皮裡。如果他不說出錢藏在哪裡，他們就讓火燒光他的眼球，讓他變成瞎子，然後再槍殺他。在那之後，范恩自信他們已搜刮完所有的貴重物品，剩下的有價物品就是諾斯的黑人船員，他們也成為戰利品。

嚴刑拷打還在進行時，范恩的手下又抓到第二艘百慕大船隻「鑽石」號（Diamond），並帶到「威廉與瑪麗」號旁。如同先前一樣，他們開始毆打船長約翰·帝比（John Tibby）與船員，並挑出一名水手虐待。[56]他們綁住這位不幸的水手納撒尼爾·卡特靈（Nathaniel Catling），在他脖子上放了一個索套，然後拉著繩子，把他吊上船桅。卡特靈雙腳亂踢，喘不過氣來，就這樣掛在船桅上，臉色發青，直到昏厥。海盜砍斷繩子讓他掉下來，然後把他當成死人一樣留在甲板上。過了一段時間後，卡特靈開始恢復知覺，一名海盜拔出刀，劃開這名倒地水手的鎖骨，然後再度舉刀想砍死他，但另一名海盜出面阻止。卡特靈事後回憶，那名海盜說「那太殘酷」。海盜劫掠了「鑽石」號上的貴重物品：三百枚八里爾銀幣（七十五英鎊）及「一個黑人」。接著，海盜強迫所有船員登上已改名為「遊俠」號（Ranger）的「雲雀」號，砍下兩艘百慕大船的船桅，接著就放火燒了「鑽石」號。海盜在放走已殘缺不全的「威廉與瑪麗」號的人員之前，吹噓自己在一個星期前，如何虐待其他兩艘百慕大單桅帆船上的成員。他們告訴船長諾斯與帝比，日後回到百慕大的家時，應該告訴班奈特總督，說海盜「將集結所有勢力，奪取（他的）國土」，「在上面建立新的馬達加斯加」。諾斯與其他目擊者回憶，范恩的手下醉醺醺地慶祝時，舉杯「詛咒喬治國王」、政府，[57]以及「所有更高的力量」，威脅要在那年夏天佔據百慕大。[58]范恩的人似乎相當清楚，海盜已送請願書給流亡的詹姆士·斯圖亞特，樂觀地認為那一邊很快就會協助他們。

范恩在四月二十八日回到拿騷時，又拿下三艘百慕大船、三艘牙買加船、一艘紐約船，以及一艘要到波士頓的船。在這一期間，他的船員數目膨脹到九十人以上，大多招募自牙買加船。[59]那些水手可能於范恩在羅亞爾港的時代就認識他。海盜大概只搜刮到一千英鎊左右的貴重物品，但他們的行動已消滅掉巴哈馬的合法貿易。范恩認為，如果海盜不控制這片群島的貿易，也沒有其他人能控制。

范恩發現皇家海軍的「鳳凰」號已撤出拿騷時，一定很得意，沒有人能和海盜爭這座島。幾天後，一艘巨型戰艦駛進港口時，他更開心。那艘船的桅頂掛著骷髏頭旗幟，旁邊跟著一艘海盜的單桅戰艦，以及兩艘戰利船。黑鬍子回來了。[60]

黑鬍子率領著大約七百人，讓新普羅維登斯島的人口在一夜之間幾乎變成原來的四倍。有那麼短短的幾天，黑鬍子與范恩、威廉姆斯，以及這座城鎮其他死硬派的海盜船長交換故事，拿騷的街道活了起來，黑鬍子的船員此時大概已經分好贓，約三百人離開了他。有些人無疑是打算等待羅傑斯總督到來，以接受國王赦免。其他人則想在岸上享受人生，然後繼續當海盜，黑鬍子的炮手威廉·康寧漢（William Cunningham）就是其中一人。有些人可能是詹姆士黨人的堅定支持者，希望能和范恩一起留下，等待斯圖亞特流亡朝廷的增援。有些人可能會跟著威廉姆斯走，威廉姆斯宣佈他很快就要離開這座島，到非洲去劫掠歐洲奴隸船。

可以想像威廉姆斯與黑鬍子在拿騷戶外酒館帆布遮雨棚下的畫面，兩人一塊兒喝酒，交換著「維達」號失事、「安妮女王復仇」號被拿下，以及差點跟國王戰艦打起來的故事。他們可能會交換想法，聊到兩人先前在牙買加時共同的船長霍尼戈，好奇他是否已經收山。黑鬍子聽說同為布里斯托爾人的羅傑斯，將是巴哈馬的新任總督。如果愛德華·蒂奇真的是為了保護黑鬍子家人的化名，這個消息排除了他在拿騷接受赦免的所有可能性，因為羅傑斯會認出他。黑鬍子有兩個選擇：一是和范恩一起留下，試圖對抗羅傑斯；二是永遠離開拿騷。

一兩天之後，黑鬍子召集所有人登上他麾下的五艘船，其中有幾張新面孔；這是一批沒有意願「就此」放棄海盜生活的人，其中包括霍尼戈從前的船需長馬丁。海上最強大的海盜船隊在拿騷起錨，設定前往佛羅里達海峽、艾茲棕櫚地，以及西班牙失事殘骸的航線。

羅傑斯進軍拿騷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在數千英里之外，另一支船隊在倫敦南部的泰晤士河起錨，載著羅傑斯前往巴哈馬。

那是一支壯觀的遠征隊。羅傑斯用了好幾個月的時間集結，一共有七艘船，其中五艘是羅傑斯與事業夥伴的財產。羅傑斯搭乘的是四百六十噸重的私掠軍艦「德利西雅」號，配有船員九十人、大炮三十門。同行的艦船還有三百噸重的運輸船「樂意」號，配有二十門炮、二十二名船員；重一百三十五噸的「山謬」號，配有六門炮、二十六名船員；私掠單桅戰艦「巴克」號，配有六門炮、十二人。這四艘船載著「獨立公司」的一百名士兵，許多人才剛從切爾西軍醫院（Chelsea military hospital）出院。另外還有一百三十名帶著家眷的移民者，成員大多是來自法國、瑞士，或是德國普法爾茨巴拉丁地區（Palatinate）的清教徒流亡者。船上一併載著夠所有人十四個月吃穿的食物與補給，以及所有必要的工具與物資。以羅傑斯共同投資人的話來說，那些東西可以拿來「建造要塞與房屋」，清理田地，種出「糖、姜、靛色染料、棉花……以及足以比擬哈瓦那鼻煙的煙草」。[61]羅傑斯深信，海盜會對精神教誨做出回應，甚至帶上一批「基督徒知識促進會」的宗教小冊子。[62]這支遠征隊代表著「共同夥伴公司」一萬一千英鎊的投資，羅傑斯自己也投入了三千英鎊。[63]

除了士兵、船員與移民外，還有幾名紳士陪伴著羅傑斯，他們想幫助羅傑斯，讓墮落的殖民地重新恢復秩序。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費爾法克斯。這位二十六歲的貴族，家中擁有弗吉尼亞五百三十萬英畝的土地，想成為羅傑斯的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費爾法克斯和其他貴族一樣，認為巴哈馬太過危險，目前不適合妻子隨行。他在即將啟程之前，在「德利西雅」號上寫了一封信給母親：「雖然我預期要與妻子分開（但只不過是）一小段時間……我相信上帝，她將不需要任何事物撫慰她的憂傷。」[64]

三艘皇家海軍戰艦將護送羅傑斯的船到拿騷：四百二十噸重、配有三十門炮的第五級護衛艦「米爾福德」號（Milford），指揮官是彼得·張伯倫（Peter Chamberlaine）；兩百七十三噸重、配有二十門炮的第六級戰艦「玫瑰」號（Rose）以及單桅戰艦「鯊魚」號（Shark），這兩艘船分別載著一百人。[65]這些軍艦代表著史上對抗巴哈馬海盜最集中的海軍勢力，再算上羅傑斯武裝齊全的船隻後，它們組合成一支勢不可擋的力量：載著五百五十名士兵與水手的七艘武裝船。船隊在一七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駛出泰晤士河口時，船上的所有人幾乎都認為，海盜共和國很快就會壽終正寢了。[66]

黑鬍子企圖勾搭白道

黑鬍子已經做了一個沒有告訴手下的決定：氣焰高漲的海盜時代即將結束。喬治國王的赦免令已經分裂了海盜陣營，許多最好的海盜領袖已經投降，其他許多人則四散各地。范恩不惜一切也要穩住海盜基地的決心，或許令人印象深刻，但黑鬍子是相當謹慎的策略家，不打會輸的仗。除非能得到斯圖亞特國王的援軍，否則拿騷區區幾百名海盜不太可能擊敗仁慈的羅傑斯總督的軍隊力量。黑鬍子不像范恩，不想像瞬間隕落的流星，而想當可以逍遙法外的海盜，例如讓自己演繹十八世紀版的《教父》：有錢有勢的犯罪頭子，與部分當局勾結，扮演著不為人知或無法向其他人證明的角色。他知道要從哪裡建立這種角色，但首先，他需要再大干一筆。

遭受羞辱的班奈特可能給了他封鎖查爾斯頓的點子。查爾斯頓的貿易隊伍必須通過淺灘，以及港口的狹窄入口。波內特去年曾乘著「復仇」號封鎖南卡羅來納首府，但不得不限制自己只採取「搶了就跑」的方式，必須在城鎮居民駕著單桅帆船追出來之前，就逃離現場。不過，黑鬍子有強大的船隊，不必擔心查爾斯頓商人火力不齊全的單桅帆船。卡羅來納沒有皇家海軍駐紮，就算港口剛好出現一艘護衛艦，火力也會遠遜於「安妮女王復仇」號及其他三艘友艦。海盜可讓整個殖民地臣服，甚至可能考慮連城鎮一起劫掠。眾人同意前往查爾斯頓。

海盜北上時，船上有幾個人倒下，染上沒有明確記載的疾病，其有可能是從拿騷妓女那得來的梅毒。船醫手邊沒有可供治療的藥，取藥很快就變成第一要務。海盜船隊希望取得情報與戰利品，他們在佛羅里達海峽拿下好幾艘船，包括兩艘單桅帆船和一艘雙桅帆船，並因此賺了一筆。[67]其中兩艘船的指揮官，是舊飛幫的成員。博格斯曾是拿騷海盜船長，正要從查爾斯頓回巴哈馬，駕著十噸重的單桅帆船「普羅維登斯」號（Providence），船上載著瓶裝麥酒與兩批陶盤，顯然是海盜窩裡很受歡迎的兩種產品。博格斯樂於分享他的查爾斯頓情報，得到赦免後，他在那裡待了幾星期，先前也帶著好幾個海盜朋友，許多人現在還留在那裡，很願意見到老友。黑鬍子很高興得知港口沒有軍艦，但有幾艘商船預備前往倫敦與新英格蘭。黑鬍子的手下買下了博格斯的所有貨物，派他回查爾斯頓充當岸上耳目。南卡羅來納的海關記錄顯示，博格斯離開查爾斯頓僅幾天後又折返，船上空空如也，幾小時之後，黑鬍子的船隊就佔據了港口。[68]

碰見博格斯幾天後，海盜還攔截了一艘重三十五噸的牙買加單桅帆船「安」號（Ann），該船的指揮官是另一個接受赦免的海盜雷·亞許沃斯。幾個星期前，亞許沃斯駕駛著另一艘不同的船，從拿騷前往查爾斯頓，船上載著滿滿的走私品。他接受赦免後，以家人名義買下「安」號，在貨艙裡裝滿一桶桶焦油、瀝青與牛肉，帶到羅亞爾港出售。亞許沃斯告訴黑鬍子，他準備在自己買下的牙買加莊園退休。他可能加強了黑鬍子成為「半合法」人士的決心，不過現在要先劫掠查爾斯頓。[69]

海盜船隊抵達城鎮南方九英里的查爾斯頓沙洲，時間是一七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們拿下領航船，以免它回去警告城鎮。[70]接著，海盜把自己的四艘船分散在沙洲幾個地方，像蜘蛛一樣等著船隻陷入網中。才不過幾天的時間，他們就至少拿下五艘船[71]：兩艘往倫敦的船、兩艘從英格蘭來的船，以及一艘正要回費城的迷你八噸重單桅帆船「威廉」號（William）。[72]「威廉」號船長托馬斯·赫斯特（Thomas Hurst）是熟面孔：他最近去過拿騷，從海盜手裡買下八門「重炮」，那些炮還放在他小單桅帆船的貨艙裡。前一天他還在跟海盜交易，現在則成為階下囚。

這一批收穫中，第一艘船最值錢。一百七十八噸重的「克勞利」號，從河中順流而下，預備前往倫敦。貨艙塞滿超過一千二百個桶子，不過裡頭裝的是瀝青、焦油和米，那是卡羅來納的出口品，對海盜來說，不是特別有用。不過，「克勞利」號載著幾個付費搭船的乘客，好幾個人是查爾斯頓最顯赫的市民。海盜搜刮「克勞利」號上的補給與必需品時，這些嚇壞的乘客被小船載到「安妮女王復仇」號上，接著好好地接受了一番盤問，海盜要知道他們是誰？他們的船載了什麼？查爾斯頓還停著其他哪些船？[73]結果其中一名乘客是山謬·藍格（Samuel Wragg），他是殖民地治理議會的議員，在地方上擁有兩萬四千英畝土地，正帶著四歲的兒子威廉要回英格蘭。黑鬍子知道，對海盜來說，這些俘虜會比「克勞利」號貨艙裡的貨物值錢許多，該是時候召開大會來決定他們的命運了。

海盜準備開會時，各艘船上共八十名俘虜被塞進「克勞利」號貨艙，鎖在黑暗之中。[74]《海盜通史》的作者後來顯然是在跟目擊者談完話後，寫道：「一切是（如此）匆忙與突如其來，這群不幸的人嚇個半死，真以為世界末日到了。」藍格議員及其他乘客聽說過海盜嗜血的故事，以為俘虜他們的人會放火燒船。「此外，海盜不論是什麼身份地位，什麼人都抓，這點似乎進一步證實了這個看法。」「商人、各階級士紳，甚至是藍格先生的孩子」，都和普通的奴僕水手關在同一個地方，在他們心中，這是死亡的預兆。[75]

俘虜縮在貨艙裡「哀號自己的命運」時，海盜在旗艦上擬定計劃。他們將送一艘小船到查爾斯頓，要求俘虜的贖金。如果被拒，就威脅不只要殺掉所有的俘虜、燒掉他們的船，還會駛進查爾斯頓港，弄沉那裡所有的船，或許還要攻擊城鎮。不論海盜究竟染上什麼疾病，情況一定已變得極度令人憂慮，因為他們唯一要求的贖金，是船醫開出的一箱藥材，總價值約四百英鎊。海盜開完會後，黑鬍子命人把俘虜帶到面前，宣佈了這個計劃。藍格求海盜從俘虜中派出一名士紳，跟著負責要求贖金的人一起去，以求能說動總督，讓他明白情況有多嚴重。海盜表示同意，有人提議就派藍格去，他的兒子留下來當人質。永遠是策略家的黑鬍子反對這個方法，他不想失去自己最寶貴的談判籌碼，因為如果他的虛張聲勢遭人識破，也不想真的殺了小威廉·藍格及其他俘虜。海盜最後從俘虜中另選一人，由某位馬爾克斯先生（Mr.Marks）和海盜的送信人一同出發。海盜表示如果隨行的人沒有在兩天內帶著藥材回來，他們將兌現自己的威脅。

小船載著馬爾克斯與兩名海盜出發，結果變成一場鬧劇。三個人前往城鎮時，一陣突如其來的狂風弄翻了他們的小船。他們想辦法平安游到無人島上，一整天等著別人來救他們。他們很清楚，時間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隔天下午，他們又餓又全身濕透，知道要自力救濟，於是在岸邊找到一塊大木頭艙門，但浮力不足以支撐三個人。別無選擇之下，馬爾克斯坐上那塊艙門，由海盜推著到海上。海水沒過頭的時候，海盜抓著艙門邊緣，奮力游泳，推著這個臨時筏子前往九英里外的查爾斯頓。他們就這樣游了一整晚，但沒有前進多少路。白天時，三個人認為必死無疑，卻被經過的漁夫救起。漁夫把他們帶到自己的營地。馬爾克斯知道，殺俘虜的時間已經到了，他付錢給漁夫，要他們告訴黑鬍子發生了什麼事。同時，他雇了第二艘船，帶他們三個人到查爾斯頓。

等漁夫找到海盜時，黑鬍子暴跳如雷。最後期限已經過了，這名海盜頭子威脅藍格和其他人，「咒罵他們一千次，發誓他們活不過兩小時」。雖然黑鬍子盡了全力恐嚇俘虜，卻沒有以任何方式傷害他們。漁夫告訴黑鬍子，馬爾克斯遭遇了事故，代他請求再寬限兩天，黑鬍子同意了。然而，兩天又過去了，海盜派出去的人還是沒有回來。黑鬍子的幫派依舊沒有殺害任何人，他們決定親自航向查爾斯頓，恐嚇城鎮裡的人。

與此同時，馬爾克斯正在查爾斯頓瘋狂地尋找同行的兩名海盜。三個人一到城鎮，馬爾克斯就衝進總督羅伯特·約翰遜（Robert Johnson）的家，而總督也立刻答應了黑鬍子的要求，結果兩名海盜卻跑去喝酒，還在途中碰到一些老朋友。鎮上有近十二名海盜，等著國王赦免。兩名海盜在城牆圍住的城內街道閒晃時，發現許多平民仰慕他們。[76]他們很高興自己成了名人，老友又在身旁，便從一攤喝到下一攤，忘記了時間。一直到一兩天後外頭街道響起尖叫時，他們才想起自己的任務。黑鬍子的船隊已經抵達港口，居民嚇壞了，「婦孺發瘋般地在街上奔跑」。兩名喝醉的海盜跌跌撞撞走到濱水區，阻止同伴報復這座城鎮。

馬爾克斯帶著藥材箱與約翰遜總督的信，划船登上海盜戰艦。總督表示，如果黑鬍子願意放下武器，他願意赦免他。[77]黑鬍子拒絕了這個善意的提議，但釋放了所有的俘虜與船隻，不過，地方官員卻呈報他們已經「摧毀大多數的貨物……並讓船隻部分毀損，只為了逞兇鬥狠」。[78]海盜最後只帶走藥材、補給、幾桶米、四千枚八里爾銀幣（一千英鎊），以及士紳俘虜的衣服；海盜在放人之前，扒掉了他們身上的東西。他們離開查爾斯頓時，只帶著一艘戰利船：一艘在佛羅里達拿下的西班牙單桅帆船。黑鬍子讓整個殖民地癱瘓超過一星期，但為了不知名的原因，他還是願意帶著價值大概不到兩千英鎊的戰利品離開。

海盜船隊繼續往北，途中又扣留了兩艘往南卡羅來納的船隻。一艘是波士頓籍、裝著木材與玉米的重六十噸的「威廉」號，另一艘是布里斯托爾籍、四十五噸重的雙桅帆船「公主」號（Princess），貨物是來自安哥拉（Angola）的八十六名非洲奴隸。[79]海盜取走「公主」號上十四名查爾斯頓官員口中「他們最好的黑人」，讓海盜船隊四艘船上人數原本就不少的非洲人，又多了一些；奴隸被移到新船時，黑鬍子告訴「公主」號的指揮官約翰·貝德福德船長（Captain John Bedford），說他「得到十三人」，[80]這顯示他視這些黑人為商品，而不是新船員。至於「威廉」號與船上貨物，海盜幫離開查爾斯頓時最後留下的話，是他們將為了貝勒米的人被處決而「報復英格蘭人與船隻」。[81]然而，抓到「威廉」號的其實是「復仇」號。出於某種原因，「復仇」號的指揮官、黑鬍子的副手理查德斯放走了「威廉」號。之後，俘虜偷聽到黑鬍子大聲斥責理查德斯「沒有燒掉……那艘船，那是波士頓船」。[82]

黑鬍子很快便不再憤怒，因為有更重要的事。他已經偷偷決定，該是時候清理自己的門戶了，他沒有意願與全數四百人分享最近的戰利品。在中美洲時，幾名普通船員因為朗姆酒沒了開始暴動。黑鬍子當時在日誌裡寫道：「我們的船員酒醒了幾分後，便在我們之中鬧出該死的亂子！有些小流氓在密謀，大談要分開的事。」[83]幸運的是，船隊下一個戰利品「船上有大量酒精」，「讓船員渾身發熱，真他媽的熱，然後一切事情又恢復正常」。[84]然而，黑鬍子從未原諒鬧事者，也沒有意願獎勵這樣的行為。他想出一個擺脫那些人的計劃，順道擺脫無能的波內特，還有效忠他的人。黑鬍子只把這件事告訴幾個親信，其中包括船需長霍華德，以及水手長漢茲。漢茲目前負責指揮船隊中八十噸重的戰利品「冒險」號。這些人幫他說服船員，駛向北卡羅來納人煙稀少的海灣清理船身，假裝準備攔截每年都會在佛羅里達海峽出現的西班牙寶船。[85]

離開查爾斯頓六天後，時間來到一七一八年六月三日前後，黑鬍子的船隊駛進今日的博福特海峽（Beaufort Inlet），地點在北卡羅來納低濕海岸中段。為了避開多沙、位置不明的淺灘，船隻必須通過一條受潮汐影響而形成逗號狀的狹窄水道；這樣緩慢的出口處水流，提供了一個靜止的錨地。[86]雖然這個港口就在博福特小村莊正前方，但海盜不用害怕幾個住在那裡的家庭，那些人沒有什麼派得上用場的方法可以由陸路尋求協助。「冒險」號、「復仇」號，以及體積較小的西班牙戰利船等單桅帆船首先出發，通過十五英尺深的外沙洲，前進到連接錨地的彎曲水道。黑鬍子平安地把「安妮女王復仇」號駛過外沙洲，但他在船帆全張的狀況下，接近受潮汐影響的水道時，顯然原本是命令舵手維持航線，結果直接撞進暗礁。巨大的「安妮女王復仇」號跌跌撞撞地停下，碰撞的力度大到讓人站不穩，拉扯到船頭的一條錨纜，結果錨落入水裡。黑鬍子按照計劃，派霍華德搭乘小船駛進水道，要漢茲帶著「冒險」號下來，大概是要他們幫忙在潮汐退去之前，把「安妮女王復仇」號拉出暗礁。結果，漢茲駕著「冒險」號也直接撞進淺灘，離旗艦只有一個射程那麼遠，船身撞出一個大洞。等到「復仇」號與西班牙單桅帆船抵達現場時，黑鬍子的船已經開始往左舷傾斜，船艙進水。水道裡的海盜把「安妮女王復仇」號的一個錨載到四百碼外固定好，試著用自己的錨，把「安妮女王復仇」號拖出淺灘，但徒勞無功。[87]眾人知道「安妮女王復仇」號已回天乏術，每個人忙著把東西搬到「復仇」號與西班牙單桅帆船上，然後往博福特前進。

海盜清點現場存貨時，黑鬍子開始進行計劃的下一部分。波內特陷入完全的憂鬱已長達數周時間，他對所有人說自己樂意放棄海盜生涯，但他的行為「太令人羞恥，無顏再面對任何英格蘭人」，所以將隱瞞身份，在西班牙或葡萄牙「度過餘生」，因此，當黑鬍子宣佈要把「復仇」號的指揮權交還給這個可憐的傢伙時，眾海盜一定大吃一驚。[88]

波內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決定盡快取得國王的赦免。他可能是從博福特的村民那裡，得知北卡羅來納的總督查爾斯·伊登（Charles Eden）住在小村莊巴斯（Bath），沿著帕姆利科河（Pamlico river）往南航行一天即可抵達。波內特與幾個忠實的部下跳上一艘吃水淺的小船後出發了，答應很快就會回到其他人身邊。

波內特一離開，黑鬍子和一百個左右知道計劃的人就拿出武器，把其他人關了起來。他們把其中的十六個人，以及「冒險」號船長哈略特綁在伯格岸（Bogue Bank）。伯格岸是一個無人居住的沙島，離大陸有一英里遠。另外的兩百名海盜，則被留在博福特自生自滅。黑鬍子與包括「四十名白人與六十名黑人」的船員，在登上西班牙單桅帆船後揚長而去，還帶著所有人的戰利品，價值約為兩千五百英鎊。哈略特後來告訴當局「一般來說蒂奇是故意讓船擱淺的」，以讓自己能「和眾海盜分開，保住自己的錢和財物」。波內特三天後取得赦免令回來時，「復仇」號在博福特等他，但金銀珠寶都沒了。他救出被扔在伯格岸的人，發誓要報復騙他的導師黑鬍子。

波內特不知道的是，黑鬍子也在航向巴斯，沿著環繞屏障小島的外圍水道前進，而不是裡頭的淺水通道。波內特回到博福特時，他要報復的對象就在屏障小島的另一頭，跟他方向相反。等到波內特發現背叛時，黑鬍子八門炮的單桅帆船正在通過狹窄溪流，前往北卡羅來納樸實的首府。

雖然巴斯是北卡羅來納的行政中心兼最古老的城鎮，還是入北卡羅來納的官方港口，但這個地方比村莊好不了多少，只有三條長街道、二十幾間房子、一間穀物磨坊、巴斯河（Bath Creek）旁一個小型木造堡壘。長著柏樹的河岸又低、又平、又泥濘，看不出水斷在哪裡，陸地又從哪裡開始。[89]黑鬍子的單桅帆船逆風停泊在棕色水裡，一邊是小鎮，一邊是碼頭與農莊房舍。巴斯僅有一百名左右的居民，無法不注意到訪客：他們抵達之後，鎮上人口多了一倍。海盜上岸後，大概問了哪裡可以找到法院或政府所在地，而居民大概告訴他們，北卡羅來納沒有這兩種東西。治理議會沒有固定開會場所，議員在彼此家中碰面，有時地點離村莊好幾英里遠。人們建議黑鬍子如果要得到國王的赦免，應該划船到小溪另一頭的船塢，伊登總督的家就在盡頭。

黑鬍子與伊登總督的首次會面在歷史上並沒有留下目擊者的說法，但顯然相當順利。四十五歲的伊登是富有的英格蘭貴族，擁有四百英畝地產，但他治理著一個貧窮的殖民地。[90]那是一個惱人的閉塞地區，居民是受迫害的印第安人，以及一文不名的殖民者。黑鬍子這一群人有錢，他們有兩千五百英鎊的西班牙錢幣，還有前一年干海盜存下的東西。此外，他們有方法也有意願帶更多錢進來，只要總督不要問太多問題，別問錢從哪裡來就好。總督和海盜達成了協議。伊登發赦免狀給黑鬍子的所有人，大部分人將各自去生活。黑鬍子與幾個最親密的部下則會在巴斯定居，蓋房子，誠實度日，至少表面上如此。其實，他們會悄悄繼續扣留往來於東海岸，以及隔壁弗吉尼亞的船隻。傲慢的弗吉尼亞領袖長期看不起後方的南部鄰居。伊登總督和友人得到的好處是可以分享海盜的貨物，海盜則可以得到他們的保護。北卡羅來納實際上變成新的巴哈馬，更好的是，北卡羅來納有自治政府，不會被英國入侵。

黑鬍子的大部分部下立刻離開北卡羅來納，前往賓夕法尼亞與紐約。[91]霍華德帶著兩個奴隸去了威廉斯堡，一個奴隸來自「協和」號，另一個來自雙桅帆船「公主」號。黑鬍子與其他二十人待在巴斯，包括至少六名自由黑人海盜。黑鬍子依據當地傳統住在李子角（Plum Point），那是村莊邊緣的海角。[92]依據《海盜通史》作者的說法，黑鬍子很快娶了「一名年約十六的年輕少女，結婚典禮由總督主持」。據說那是黑鬍子的第十四任老婆，他會「逼迫她……淪為娼妓」，在他的觀看下，與「五六名他的殘暴部下性交」。[93]這個故事被添油加醋，黑鬍子長時間待在海上，大概沒時間娶十四個女人。此外，依他非常仁慈的海盜記錄來看，很難想像他會安排自己尚是青少年的新娘被定期輪暴。不過，黑鬍子的確在巴斯娶了某個女人，一名駐紮在鄰近弗吉尼亞的皇家海軍艦長後來提到他的婚禮，這位艦長一直在監視他的行動。地方傳說這名新娘叫瑪麗·歐爾蒙（Mary Ormond），是巴斯未來治安官的女兒。歐爾蒙在二十世紀初的子孫後代，認為確有其事。《海盜通史》裡另一個關於黑鬍子的故事聽起來像真的：「他時常到岸上和大農場主尋找樂子，日夜狂歡。這些（人）款待他，但究竟是出於喜愛還是恐懼，我不知道。」[94]

黑鬍子和埃弗裡一樣，買下了殖民地總督的忠誠，但他累積的財富尚未多到餘生都能活得像國王一樣，因此休息幾個星期後，他又回去工作了。

范恩的困獸之鬥

返回巴哈馬的范恩並沒有轉為地下行動的打算。他完成四月時的航程後，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待在拿騷，苦苦地等待詹姆士黨人的增援。不過，援軍一直沒有出現。當時，康默克把巴哈馬計劃呈給詹姆士·斯圖亞特的母親，也就是摩德納的瑪麗皇后後，她就過世了，計劃顯然也跟著胎死腹中。[95]時間一周周地過去，范恩知道喬治一世的總督羅傑斯會比詹姆士黨人先到達拿騷，他開始感覺到海盜共和國大概撐不下去了。回到拿騷的霍尼戈，以及其他接受赦免的海盜，計劃要為羅傑斯總督服務。詹寧斯甚至更進一步，已拿著班奈特總督的私掠狀，要捉拿范恩，準備把他帶回百慕大受審。[96]據說詹寧斯為了達成該目的，開始武裝兩三艘單桅帆船，即將來到拿騷。范恩希望繼續從事海盜這一行，但意識到自己已經四面楚歌。

到五月底時，范恩再也等不下去了。他在拿騷到處召集舊部眾，結果總共有七十五個想法類似的死硬人士，同意加入他的「雲雀」號，包括英格蘭與「印花布傑克」拉克姆。[97]他們的計劃是趁羅傑斯總督出現之前做最後一票，最好能取得一艘大型私掠船：一艘可以長期不用回家鄉港的船。如果范恩被迫離開海盜巢穴，他要自己有能力遠走高飛，尋找另一個藏身地。

范恩的首次出手很大膽。一七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巴哈馬克魯克德島（Crooked Island）附近，也就是拿騷東南兩百英里處，他們追上一艘熟悉的船。十四噸重的單桅帆船「理查德與約翰」號已經是在拿騷當地多年的熟面孔，這艘船從查爾斯頓與牙買加替海盜帶來補給，以交換海盜的戰利品。范恩與「雲雀」號上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艘船屬於哈勃島的重要民間領袖理查德·湯普森，以及他的女婿約翰·寇克蘭，也就是海盜共和國的奠基者，他們曾在一七一四年駕著輕舟，和霍尼戈一道出航。「理查德與約翰」號一向是海盜不能碰的船，但這次不同。[98]寇克蘭是赦免派的主要成員，不是范恩這幫人的朋友。海盜對「理查德與約翰」號開火，迫使船長、寇克蘭的弟弟約瑟夫逆風投降。范恩的船員把他扔到克魯克德島荒涼的海岸，帶走他的單桅帆船。范恩發表明確聲明：依據他的定義，洗心革面派的海盜是可以攻擊的對象。

范恩在六月上半月又拿下幾艘船，包括一艘雙桅船與一艘有二十門炮的法國船。[99]雙桅船交給愛德華·英格蘭，接著眾人又投票，讓衣著華麗的拉克姆代替他的位子，成為船需長。法國船是結實的兩百至兩百五十噸重的船隻，相當適合做海盜船，范恩把這艘船當成新旗艦；「雲雀」號似乎在解除武裝後，被交給法國人。六月二十三日那天，海盜徘徊在法國港萊奧甘（Leogane）外，他們在今日海地太子港（Port-au-Prince）附近拿下另一艘法國船：波爾多（Bordeaux）的雙桅帆船「聖馬丁」號（St.Martin）。[100]船上載著糖、靛色染料、白蘭地、紅酒與白酒。范恩把船長和幾名船員扔到岸上，但留下「聖馬丁」號與十三名船員。范恩的人得到戰利品，現在又有酒可以喝，同意回到拿騷：范恩駕駛法國船，英格蘭駕駛雙桅船，「聖馬丁」號、「理查德與約翰」號則由戰利船船員駕駛。

海盜現在帶著大型船隻，被迫走哈勃島與伊柳塞拉島附近的深水航道。比起直接穿越巴哈馬淺灘區，這條航道需要花較長的時間，但結果很幸運。七月四日早晨，海盜船隊發現自己身處一小群正在進出哈勃島的單桅商船之中。短短幾小時內，海盜們拿下三艘船：羅得島的「德雷克」號（Drake），船長是約翰·德瑞普（John Draper），船上載著葡萄酒、烈酒與朗姆酒；紐約的「阿爾斯特」號（Ulster），船長是約翰·弗瑞德（John Fredd），船上載著安德羅斯島（Andros Island）的熱帶木材；羅得島的「老鷹」號（Eagle），船長是羅伯特·布朗（Robert Brown），船上載著糖、麵包與兩桶釘子。這些單桅帆船不是寶船隊，但可以當成很好的補給船，而且酒精也可以讓大家至少高興幾天。那天晚上，范恩的戰利船船隊抵達拿騷，在那裡，他的手下又立刻拿下兩艘單桅帆船：「鴿子」號（Dove），船長是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蘭開斯特」號（Lancaster），它的指揮官不是別人，正是尼爾·沃克，也就是前法官托馬斯·沃克的兒子。[101]一七一六年，沃克一家人被霍尼戈趕出新普羅維登斯島。范恩六個星期前曾帶著一艘單桅帆船離開拿騷，但現在至少控制著九艘船。

范恩很快就整合了島上的勢力，據說他拔出劍，在岸上發飆，威脅要「燒掉鎮上的主要房屋，殺雞儆猴」。據有豐富拿騷資料的《海盜通史》作者說，范恩是在對抗霍尼戈及其他接受赦免的海盜，「立榜樣給許多人看」，「極度粗魯地對待所有不像他那麼壞的人」。「他如同總督一樣統治此處二十日，停下所有進港船隻，不讓任何船隻離開……他發誓只要待在港口一天，除了自己以外，不會忍受任何其他總督。」

范恩這一派威脅完對手後，忙著把貨物從「聖馬丁」號移到不同單桅帆船上，並把多出來的大炮搬到法國大船上。范恩的幫派準備航向巴西海岸，希望在那裡和拉布其、康登以及其他死硬派海盜結合勢力，或許可以在南美洲建立另一個海盜共和國，一個漢諾威國王鞭長莫及的地方，海盜可以在那裡重整勢力。

一七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離范恩的人出發僅三四天，人們發出大喊：皇家海軍護衛艦的船帆出現在豬島後方。

伍茲·羅傑斯來了。[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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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危險邊緣（一七一八年七～九月）

伍茲·羅傑斯站在「德利西雅」號艉甲板，手上拿著枴杖，支撐那只不良於行的腿。他眺望著大海，看著大船緩緩向右舷靠去，船帆逼近風裡。新普羅維登斯島隱隱約約的輪廓，出現在船頭三英里外，籠罩著南方地平線。皇家海軍指揮官張伯倫的旗艦「米爾福德」號跟在一旁，主桅上負責眺望的人員與三十門重炮都已準備就緒。「德利西雅」號駛過的翻騰水流後方，吃水深的運輸船「樂意」號在波浪裡起伏，船上載著大批士兵與補給，私掠單桅戰艦「巴克」號則在不遠處航行著。羅傑斯不時拿出望遠鏡尋找護衛艦「玫瑰」號身影，那艘軍艦的後桅掛著一盞亮燈，正繞過三英里外的豬島西側；而單桅戰艦「鯊魚」號緊跟著，就在其後方半英里處。[1]凌晨時分，指揮官張伯倫讓地方領航員登上「玫瑰」號與「鯊魚」號，派他們先到拿騷偵察情形。十五小時過後，算總賬的時間到了。「玫瑰」號正在入港。羅傑斯與張伯倫所在的那兩艘吃水深的大船上，並沒有領航員，他們計劃整晚在深水裡來回航行。在天亮之前，也只能等著、看著、聽著「玫瑰」號與「鯊魚」號的回報。幾分鐘後，羅傑斯心中一沉，拿騷港內傳來錯不了的大炮回聲。

傍晚六點三十分，「玫瑰」號艦長托馬斯·惠特尼（Thomas Whitney）命人把護衛艦的船錨直接扔進港口主入口處，「玫瑰」號駛進東風裡，二十門炮顯然無用武之地，只能對著海岸線上的無人地帶：左舷對著豬島尖端，右舷對著拿騷低矮、野草叢生的原野。主錨地就在前方，一半死寂。四十艘左右的戰利船的船骸遍佈在海岸上，荷蘭船、法國雙桅帆船、各種大小與國籍的單桅帆船，全部遭到破壞，有的被火燒灼，零件與船帆不見蹤影，索具凌亂地在風中飄揚。錨地中央有一艘下了錨的有二十到三十門炮的大型船，外觀看起來是法國建造的船，主桅上飄揚著聖喬治旗，象徵效忠的是舊英格蘭，而不是才建立十年的大不列顛。單桅帆船及其他船隻全部下錨，圍在這艘船周圍，有些船還飄揚著海盜骷髏頭旗幟。整個拿騷碉堡都飄揚著同一面海盜旗，面對大海的城牆破舊，從遠方就看得見裂縫。風為港口帶來腐肉的噁心氣味，就好像岸上有上千具腐爛的動物屍體一樣。

突然間，位於港口中央、范恩的大船船尾冒出火花與一陣煙，驚動了惠特尼。稍後傳來的聲響，不管是一開始的船尾大炮爆炸聲，或是接下來的炮彈落水水花聲，都離「玫瑰」號不遠。超過兩顆炮彈飛過惠特尼頭頂，至少有一顆擊碎了「玫瑰」號的部分索具。[2]惠特尼舉起白旗，要求停戰。顯然，這位年輕的艦長一定覺得眼前的事不好解決。

在海盜船貌似接受了投降旗的同時，惠特尼派副官搭小船入港，根據他的說法，是「想知道（海盜表現出敵意）的原因」。副官駕船來到范恩的船艦旁，大聲地詢問船長，為什麼要對國王的船開火。惠特尼在航海日誌裡寫道：「他的答案是，會盡最大努力來燒光我們全部人，以及港口裡全部的船隻。」[3]范恩也交給這名副官一封給羅傑斯總督的信，[4]信的外頭寫著：「我們等著立即回復。」那天晚上，這封或許有也或許沒有交給羅傑斯的信寫道：

一七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在此，很開心地告訴閣下，我們願意接受國王陛下最寬宏大量的赦免，條件如下：

您允許我們處理目前手上所擁有的全部貨物。同樣，每一樣屬於我們的東西，像國王陛下的大赦令，我們也都會自行視情況處理。

如果閣下願意接受，我們就立刻接受國王陛下的大赦令。如果不願意，我們就不得不保護自己……

您謙卑的僕人

查爾斯·范恩及全體船員

范恩只是試著多爭取一些時間，以便帶著新船和所有的戰利品逃出新普羅維登斯島。他的船太大，無法通過波特礁沙堤，以及穿越港口東側的淺水道，而「玫瑰」號又下錨在西側入口，把他困在了港口。范恩想盡了所有駛過「玫瑰」號大炮的想法，像是雙方一同開炮，但最後都打消了念頭，因為幾分鐘後，配備十門炮的「鯊魚」號也駛近港口，直接下錨在「玫瑰」號前方，後面跟著的是二十門炮的運輸船「樂意」號，以及十門炮的私掠船「巴克」號。范恩的船困在那裡，船員是生是死，要看羅傑斯總督的軍隊怎麼說。太陽西下，港口陷入一片黑暗。

范恩焦急地等候了數小時，最後總算確定自己沒有這個榮幸得到羅傑斯的回復。他的船員也同意這個看法，畢竟，停在港口入口處的戰艦似乎已說明了一切。范恩告訴他們，他們的船沒救了，不過，還是有辦法可以逃離總督的利爪。其後，九十名船員便認真聽著范恩說明他大膽的逃脫計劃。

凌晨兩點，在艙房的惠特尼艦長被氣喘吁吁的部屬搖醒。海盜展開了攻擊，「玫瑰」號陷入危險之中。惠特尼衝上甲板，看見眼前這駭人的一幕：范恩的船遭火焰包圍，正朝著「玫瑰」號及其他友船徑直衝來。范恩的人在半夜卸下船上貨物，並將甲板與索具淋滿瀝青與焦油，所有的大炮推進炮孔，每一門炮裡都裝著火藥與兩顆炮彈。[5]他們起錨，悄悄地把船拖向闖入者的方向。距離拉近後，一名海盜負責掌舵，讓船直接瞄準下錨的「鯊魚」號與「玫瑰」號，其他人則在即將毀滅的船上奔跑，降下船帆，點燃浸滿瀝青的甲板與索具。如果一切依計劃進行，他們的船就會撞進皇家海軍的船艦，並在大火之中吞噬掉一切。

最後一批海盜棄船時，水手正在衝上「玫瑰」號、「鯊魚」號、「巴克」號、「樂意」號的甲板，有的人鬆開帆，有的人用斧頭砍斷錨纜，試圖鬆開岌岌可危的船隻。船錨一鬆開，惠特尼和其他艦長立刻讓船掉頭，駛向開闊海域。火船靠近時，驚險萬分。大炮裡的火藥遇熱燃燒，裡面的兩顆炮彈爆炸發射。接著，「玫瑰」號及其他船隻緩緩地啟動，駛離後頭迫近的煉獄。

范恩本人在「凱瑟琳」號（Katherine）上看著一切。那是一艘輕便的百慕大船，范恩在半夜強行從一名海盜手中徵用了這艘船。「凱瑟琳」號的主人是小海盜查爾斯·葉慈（Charles Yeats），人依舊在船上，不太開心自己的船被搶走。范恩的手下把東西放進這艘單桅帆船裡，並讓船上的火力增加到十到十二門炮。他們失望地看著「玫瑰」號與「鯊魚」號逃進大海，但這場行動下來，為他們爭取到了時間。接著，在天亮前的四小時內，他們要逃離拿騷。范恩派人到鎮上拿走所有可能有用的東西：裝備、補給、武器與貴重物品。島上最好的領航員與木匠從床上被抓起來，一同帶上「凱瑟琳」號。[6]然後，海盜等待破曉，船桅上掛著黑旗。

早上七點，天亮後不久，羅傑斯的船隊全數出現在港口入口。總督第一眼看到的新首府，是水道中央一艘起伏的大船那正在陰燃的木板，灰燼嘶嘶作響，岸邊是毀損船隻的墓地。[7]港口有兩艘下錨的私掠船，就停在波特礁後方。如果羅傑斯曾希望能體面進場的話，他恐怕要失望了。進入港口時，「德利西雅」號和「米爾福德」號都擱淺在沙洲上，枯等了兩個小時，以待漲潮時浮起來。范恩的人大概好好笑了一陣，看著掛著總督與指揮官私人旗幟的船隻卡在豬島沙洲。他們的大笑在十點鐘左右停下。漲潮後，吃水淺的「巴克」號與另一艘單桅帆船開始在波特礁沙堤附近繞行，甲板上滿是士兵。范恩知道自己逗留太久了，於是下令起錨張帆。「凱瑟琳」號掉頭，駛出狹窄的港口東側入口，「巴克」號緊追其後。[8]

那天早上，從東南偏南吹來的風很是強勁，讓追逐戰變得難分難捨。「凱瑟琳」號行駛得比追捕者慢，讓范恩擔心了幾小時，直到繞過新普羅維登斯島東側時，才鬆了一口氣。范恩鬆開船帆，開始取得速度優勢。范恩的手下開炮示威，「巴克」號不得不放棄追逐，返回拿騷。[9]范恩一幫人將繼續逍遙法外，不過，新普羅維登斯島就落在羅傑斯總督手裡了……至少目前是如此。

收復大業困難重重

羅傑斯在二十七日早上上岸，隆重登場。羅傑斯的小船碰上沙灘時，「玫瑰」號與「鯊魚」號發射十一枚禮炮。赦免派的居民歡天喜地迎接，讓羅傑斯鬆了一大口氣。最近幾個星期回到島上的托馬斯·沃克第一個迎接總督，一旁還有老敵人霍尼戈。一個是前法官，一個是「海盜總督」，兩人帶著羅傑斯與隨行人員走進傾頹的拿騷碉堡。一路上，霍尼戈、博格斯及其他幾個被赦免的海盜頭子，排成整齊的隊伍，站在道路兩旁，羅傑斯走過時，每個人都對著天空鳴槍，讓歡迎儀式一路進行到碉堡大門。[10]

羅傑斯往碉堡的最高點走去，以便對聚集的群眾發表談話，只要望一眼，就會發現碉堡已經年久失修。面海的稜堡看來隨時都會崩塌，套句羅傑斯的話來說，就是「地基上只有一道瘋狂碎裂的牆」。[11]閱兵場雜草叢生，本該是駐軍長屋的地方只有一間小屋，裡頭住著一個可憐的老人。海盜已經帶著大炮逃跑，只留下一門九磅的炮，這解釋了范恩為什麼沒有試圖守住碉堡。羅傑斯抵達碉堡屋頂後，威廉·費爾法克斯、沃克、霍尼戈站在身旁，一群士兵則跟在後頭，而底下的廣場已經聚集了三百人左右。羅傑斯大聲讀出國王的任命，指派自己為巴哈馬總督。羅傑斯說在場的人「因政府的再度成立，表現得非常歡欣」。

接下來的幾天，羅傑斯忙著整合島上勢力，並調查島上現況。他的百人獨立公司掌控了拿騷碉堡，用棍子和矮棕櫚樹的樹葉搭建避難所。同時，厭倦海上生活的殖民者開始用借自「德利西雅」號、「巴克」號、「樂意」號的船帆搭建帳篷。[12]「玫瑰」號上的水手，以國王名義拿下「聖馬丁」號、「德雷克」號、「阿爾斯特」號、「鴿子」號、「蘭開斯特」號，以及其他恰巧停在港口裡的船。羅傑斯搬進舊總督府，那是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留存下來的少數幾棟建築物。他在臨時辦公室和幾位居民商議，尋找「沒當過海盜的居民……讓最沒有意願與他們交易的人」進入十二人治理議會。羅傑斯在八月一日宣佈最初的任命，其中包括哈勃島的走私大王理查德·湯普森，以及幾個跟著羅傑斯一起來的人，包括新任法官費爾法克斯，以及「德利西雅」號的船長與大副。[13]議會當天在羅傑斯官邸開會，接著花了幾個小時，接受兩百名左右尚未獲得國王赦免的海盜自首。

島上的海盜估計在五百人至七百人之間，大批原本離開拿騷、在其他殖民地尋求赦免的海盜回來了。[14]另外，島上還有兩百個不是海盜的居民，根據羅傑斯當局的官方說法，那些人從前在戰爭時期「逃離西班牙人」，現在「住在樹林裡，缺乏一切必需品」。羅傑斯讓這些人統統去工作，清理海盜放著不管，蓋過建築物、庭院、田地的厚重植被。其他人則受到徵召，去協助士兵武裝與修理碉堡，建起一個獨立炮台，以保衛港口的東側入口。[15]羅傑斯船隊的最後一艘船，就是補給船「山謬」號，終於抵達，平安入港，寬敞的船艙裝滿食物與補給。[16]羅傑斯度過總督任期第一周後，樂觀地覺得自己好像會成功。

結果，海盜在附近海域出沒的報告破壞了好氣氛。第一則是范恩的消息，他扣住兩艘返航的船，並號稱要加入黑鬍子。[17]就像羅傑斯說的，范恩計劃「燒掉我的哨艦，很快就會來拜訪我，報復我抵達時給他的見面禮。當時我派出兩艘單桅帆船追擊他，而不是回信」。不久之後，八月四日那天，費城水手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帶來不祥的消息。先前在巴哈馬南部，泰勒曾被西班牙私掠船抓住。儘管現在是承平時期，西班牙人依舊洗劫卡特島（Cat Island）與克魯克德島上的英格蘭村莊。私掠船領袖告訴泰勒，新的西班牙總督已經抵達哈瓦那，有五艘戰艦與近一千五百人撐腰。「他帶著腓力國王的命令，準備摧毀巴哈馬群島上所有的英格蘭殖民地。」泰勒表示，西班牙總督得到指示，如果英格蘭人投降，就會把眾人驅逐到弗吉尼亞或南北卡羅來納，「不過只要遭遇抵抗，就會把英格蘭人送到哈瓦那，讓他們就此成為……老西班牙的（囚犯）」。[18]

羅傑斯同時面臨范恩與西班牙國王的夾擊，知道必須盡快完成防禦工事才行。不幸的是，他手邊可用的勞動力開始減少。首先，他帶來的士兵、水手與殖民者大量病倒。人們認為，引發這場不知名的疾病以及導致在鎮上徘徊好幾個星期的惡臭的，是海盜大量拋在岸邊的腐爛動物毛皮。不過，在羅傑斯抵達前兩個星期，這場疾病其實就已經暴發了，他寫下「好像只有新鮮的歐洲血，會……引來感染」；長期居民「很快就擺脫」傳染，新來者則「受到猛烈攻擊，我這邊有超過一百人一起生病，沒有（任何一個）健康的軍官」。[19]羅傑斯這邊死了八十六人，「玫瑰」號與「米爾福德」號也死了六名船員，羅傑斯的治理議會也死了兩名地方人士。羅傑斯本人則在八月中因「腸攪動與……傳染性瘟熱病」[20]倒下，無法出席議會。島上大部分的牛也死了，對食物補給造成重大影響。

拿騷地區的長期居民不但能抵抗疾病，還會抗拒羅傑斯要他們工作的指令。羅傑斯向母國報告道：「大部分窮人沉溺於懶散過日，寧可餓死也不願工作。」「他們極度憎恨工作，因為清出一小塊地後，就能種馬鈴薯、蕃薯，以及非常少量的其他東西，（再加上）豐富的漁產，以及鄰近島嶼上的海龜或（可捕捉到的鬣蜥），他們可以吃（那些東西）來代替吃肉，也不會想吃牲畜或牛，因此（他們）貧窮度日（又）懶散……而且只求有（船隻）殘骸或海盜，其他什麼也不管……寧願一整天待在酒館，而不願繳（稅）給我，來救他們的家人，以及其他重要的東西。」地方人士也是不可靠的民兵。身為總督的羅傑斯抱怨道：「無法讓這些蠢傢伙守夜，就算他們真的來了，也很少神志清醒，而且很少整夜醒著，即使我的官兵常突襲他們，幾乎每天都拿走他們的武器，並處罰、罰錢或關他們禁閉。」「我不害怕，除了海盜（的攻擊）之外，要是有任何人試圖（入侵），他們會站在我身旁。不過，要是他們的老朋友有了足夠的力量，可以設計我或攻擊我，我高度懷疑能否找到一半的人加入我的陣營。」[21]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張伯倫司令宣佈他的三艘軍艦要離開。羅傑斯大吃一驚。殖民地正處於最脆弱的時刻，守軍病了，防禦工事也尚未完成。「米爾福德」號、「玫瑰」號、「鯊魚」號，以及船上服役的三百人，對防守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張伯倫的態度強硬：他已清理船身，分得港口海盜戰利船的贓物，而且坦白說「沒有任何命令」要他繼續停留。羅傑斯無權管轄海軍人員，只能懇求司令不要拋棄殖民地。張伯倫不情願地讓有二十二門炮的「玫瑰」號再多停留三個星期，羅傑斯表示「我希望到時候，我的人和防禦工事已處於好一點兒的狀態」，得以獨自對抗海盜與西班牙人。[22]就這樣，八月十六日早上九點三十分時，「米爾福德」號與「鯊魚」號起航前往紐約。[23]

羅傑斯的情況雪上加霜。接下來幾天，巴哈馬被大雷雨襲擊，惠特尼艦長預計會有颶風，要船員取下「玫瑰」號頂桅。羅傑斯在潮濕的臥房輾轉難眠，腸絞痛，發著高燒。碉堡以蝸牛般的速度重整，羅傑斯的部屬幾乎叫不動那些成為良民的海盜，他們連清理碉堡周圍的矮樹叢都不肯，更不要說去做像是從豬島殘骸中搶救出大炮，並搬到稜堡這種更耗費體力的工作了。雨持續下了兩個星期，最後一艘小船載著人抵達，盤問之後發現他們是范恩的手下。這些人坦承范恩正駕駛一艘雙桅帆船往北，但答應會在九月十四日左右到阿巴科找他們；阿巴科屬於巴哈馬群島，距離拿騷有六十英里遠。范恩是否要往北與波內特或黑鬍子會合？如果是的話，他是否準備執行先前的威脅，前來攻擊拿騷？九月八日時，傳來更多壞消息。一艘船載著約翰·寇克蘭的弟弟菲利浦（Phillip）抵達，上頭還有其他幾個俘虜，已經被西班牙海岸巡防船監禁了兩個月。他們在那段時間被迫擔任西班牙人的領航員，行駛在阿巴科與新普羅維登斯島一帶，替西班牙人接下來的入侵行動搜集情報。西班牙人放了菲利浦和其他人，讓他們帶話給羅傑斯：向我們證明你是合法總督而不是海盜，要不然就走著瞧。[24]

羅傑斯立刻寫信給哈瓦那總督。同時，他的副官把要跟古巴交易的貨物放上「巴克」號。這艘單桅戰艦在九月十日出發，體積較小的單桅帆船「馬韋貿易者」號（Mumvele Trader）也陪同前往，但「巴克」號最後根本未能抵達哈瓦那，因為在途中那些接受赦免的海盜，以及羅傑斯水手組成的船員叛變了，成為海盜。幾個跟著「巴克」號從英格蘭過來的水手，顯然覺得當海盜很吸引人；從沃爾特·肯尼迪（Walter Kennedy）這位成員的動機記錄，就可以看出端倪。肯尼迪是倫敦沃平船錨師傅的小兒子，他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時期曾在皇家海軍服役，「有時會聽說海盜的豐功偉業……從亨利·摩根爵士的時代……到埃弗裡船長在馬達加斯加較為晚近的事跡」。肯尼迪受這些故事啟發，覺得「只要有適當時機出現，自己也可能成為偉大的人，就像這些竊賊英雄一樣」。肯尼迪抓住機會，顯然在眾人前往非洲之前，殺害了「巴克」號船長喬納森·巴斯（Jonathan Bass），以及其他抵抗的人。[25]

羅傑斯失去「巴克」號後，懇求惠特尼艦長留在島上幫忙抵禦范恩，范恩現在隨時可能出現。惠特尼多待了一個星期，但在九月十四日清晨，「玫瑰」號在羅傑斯的大力反對下，依舊離開了拿騷。惠特尼向羅傑斯承諾，會在三個星期內回來，但這是一個他無意遵守的承諾。羅傑斯看著最後一艘海軍護衛艦乘著西南風，消失在地平線上。[26]

幾個小時後，另一艘小船帶著驚天動地的消息進港：范恩已經抵達阿巴科。[27]

海盜逆襲

七月二十六日晚上，范恩在逃離「巴克」號後，究竟做了些什麼，沒有留下太多資料。他的手下顯然駕駛單桅帆船「凱瑟琳」號繼續往南，原本的船長葉慈依舊在船上，滿腔怨恨，不大高興。八月的上半個月，海盜們似乎在南巴哈馬與古巴海岸之間來來回回。七月二十八日，他們虜獲一艘巴巴多斯單桅帆船，交給葉慈跟他的船員，條件是他們必須跟著范恩。[28]兩天後，另一艘單桅帆船「約翰與伊麗莎白」號（John & Elizabeth）也落入范恩手裡。[29]不久後，一艘雙桅帆船也被拿下，由范恩負責指揮。一家倫敦報紙後來報道，大約在這個時候，有兩艘往倫敦的船在離開拿騷時遭到海盜攻擊。依據那名海盜的行為，非常可能是范恩。倫敦的《一週報》（Weekly Journal）報道，海盜船長想要「連同指揮官與船員」擊沉那兩艘船，但手下不同意「這麼不人道的殘忍行為」。海盜扣押俘虜五天，在此期間，海盜頭子保證會再抓兩艘預計要到拿騷的倫敦船隻，「把它們碎屍萬段」。海盜在無人的巴哈馬藏身處喝酒清船時，另一艘船載著海盜補給品抵達，還「帶來其他海盜的消息，以及哪些軍艦正在追捕他們」。據說海盜船長吹牛說：「如果來兩艘軍艦攻擊他，他會和它們作戰，如果躲不過，就會到火藥室炸掉自己的船，送船上的（所有）人和他自己一同進地獄」。[30]

八月中旬時，范恩派幾個人到拿騷搜集情報與取得補給，東西準備帶到阿巴科附近的一個隱秘錨地。范恩似乎是在靜觀其變，觀察敵人，希望最終能和黑鬍子或波內特一起攻擊島上。他甚至還可能希望西班牙人會展開攻擊，削弱或摧毀羅傑斯的武力並乘機讓海盜勢力重返島上。與此同時，他靠著老朋友買下他的貨物，以及為幫派走私必要補給品，順帶讓自己瞭解了新普羅維登斯島的最新情勢。

到八月中旬時，范恩手下的士氣可能正在衰退，因為他決定暫時去一趟查爾斯頓，希望可以讓船員荷包滿滿。范恩帶著二十門炮的雙桅帆船與將近九十人，以及載著葉慈的八門炮、二十人的單桅帆船（大概是「凱瑟琳」號），在一七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封鎖港口。南卡羅來納的商人一定驚駭自己又得聽任海盜擺佈，船一艘接一艘地落入海盜手裡。在三十六小時內，從巴巴多斯小型的十五噸單桅帆船「鴿子」號，到倫敦三百噸重的「海王星」號（Neptune），范恩與葉慈一共拿下八艘船。[31]范恩從八十噸重的倫敦雙桅帆船「桃樂絲」號（Dorothy）上，得到九十名幾內亞奴隸。他強迫他們登上葉慈的單桅帆船，想把那艘船當成水上倉庫，但葉慈有其他打算。他的單桅帆船現在裝滿珍貴的人類貨物，他航向另一個方向，企圖逃離驕傲自大的海盜頭子。范恩追上去，至少猛烈地攻擊過一次，但無法阻止部屬逃脫。葉慈把自己的船藏在查爾斯頓南方三十五英里的埃迪斯托海灣（Edisto Inlet），並派人傳話說，要是總督願意赦免他的人，他們願意投降。[32]總督最終同意。

不用說，葉慈的叛變讓范恩氣急敗壞，但其他兩艘戰利船給了他安慰：五十噸重的「帝王」號（Emperor）與「海王星」號。[33]兩艘船都載著瀝青、焦油、米與松節油，正要前往倫敦。這些貨物在巴哈馬立刻找到買家，但一共有兩千九百大桶，過於笨重，不適合放到范恩中型的雙桅帆船上。范恩的手下決定帶著這兩艘船，抵達巴哈馬後再慢慢劫掠。他們將到阿巴科附近的藏身地，已經從拿騷取得情報與補給的同伴理論上會在那裡等待。

范恩一群人離開查爾斯頓，時間可以說剛剛好，因為地方武裝團已經出發，要緝拿他們歸案。南卡羅來納的商人派出兩艘武裝齊全、人員也齊全的單桅帆船，交由民兵上校威廉·瑞特（William Rhett）指揮。瑞特是一名富裕的商人，這些年來因為海盜損失了不少錢。他的船駛出查爾斯頓港口時，范恩已消失無蹤。瑞特決定在北卡羅來納海岸一帶抓人，希望能在海盜巢穴中找到他們。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他在恐怖角港口找到一些海盜，但並不是范恩的部下，而是另一個運氣不太好的海盜幫。范恩的人當時早已在前往巴哈馬的途中了。

逮到波內特了！

可憐的波內特。黑鬍子在上桅帆灣（Topsail Inlet）騙了他，帶著西班牙戰利船及大多數的金銀珠寶消失。在那之後，波內特在一七一八年六月的大部分時間都試圖追捕黑鬍子。他聽見謠言，說黑鬍子在奧克拉寇克灣（Ocracoke Inlet），也就是北卡羅來納海岸北上五十英里處。他駕著「復仇」號抵達那裡，但只發現幾個無人沙島。

波內特陷入絕望。他當海盜已經超過一年，但手中的東西比出發時好不了多少，只有單桅帆船「復仇」號、四十名船員，以及由於北卡羅來納總督的赦免而保有法律上乾淨的記錄。他是個完全失敗的海盜船長。他的糟糕決定讓自己的許多船員喪命，還弄丟剩下的寶藏。他所有可能參與詹姆士黨人起義、抵抗喬治國王的希望完全破滅：對他們來說，詹姆士三世這位「真正」的國王已自身難保，更不要說幫美洲海盜了。不管在尊貴人士，還是亡命之徒的圈子，波內特的名聲都糟透了，不論是回到舊生活，也就是回到巴巴多斯的奴隸大農場，或者是回巴哈馬和其他海盜在一起，對他來說，都是無法忍受的羞辱。他在巴斯得到赦免時，得知丹麥國王——這個英格蘭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小盟友——依舊與西班牙處於交戰狀態，如果去聖托馬斯，也就是丹麥在加勒比海的主要殖民地，或許可以說服總督委託他進行私掠任務。波內特的船員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哈略特船長等幾個海盜的前俘虜也贊同這個計劃。[34]

波內特一行人離開博福特灣時，海盜選羅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當船需長。[35]塔克是來自牙買加的水手，幾個星期前，被黑鬍子從商船上抓來。他和其他許多俘虜一樣，發現自己喜歡海盜生活，而且成為受歡迎的成員。他對波內特沒有太大敬意，也對重新成為奉公守法的人沒有太大興趣。船員發現黑鬍子偷走了剩下的物品，「復仇」號上只剩十或十二桶食物時，塔克找到了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攔住下一艘碰到的商船。[36]波內特反對這個計劃，甚至威脅要放棄並離開「復仇」號，但船員似乎覺得失去他也沒什麼關係，大部分的人投票支持塔克。海盜虜獲下一艘碰上的船，拿走補給品，然後又虜獲下一艘。很快，他們就在弗吉尼亞角拿下每一艘能拿下的船。

波內特試圖阻止船員做出會使他的赦免無效的事。他為了隱藏自己的身份，堅持大家叫他「愛德華茲船長」或「托馬斯船長」，但這個小伎倆沒騙過任何俘虜。為了進一步隱藏行蹤，海盜們把「復仇」號的名字改成「皇家詹姆士」號（Royal James），向詹姆士·斯圖亞特致敬。[37]波內特還堅持海盜要為搶來的東西，付「貨款」給俘虜，這樣就可以宣稱他們是商人，而不是海盜了。[38]頭兩名受害者得到小包的米、糖漿，甚至還有一根舊錨纜，交換被搶走的幾桶豬肉與麵包。但一兩周後，大部分的海盜拒絕使用這種花招，幾個支持塔克的人甚至威脅並虐待俘虜。七月二十九日，塔克在新澤西的開普梅（Cape May）登上五十噸重的單桅帆船「幸運」號（Fortune），依據一名證人的說法，他「用水手刀襲擊與砍傷人們，砍斷一個人的手臂」。[39]兩天之後，他們登上一艘下錨在特拉華劉易斯（Lewes）的單桅帆船，並在船長室舉行派對，吃菠蘿、喝朗姆酒、唱歌，以及為詹姆士·斯圖亞特的健康乾杯。依據這艘單桅帆船一名船員的說法，海盜說自己「希望見到他成為英格蘭國的國王」。塔克現在除了頭銜之外，其實是實質上的船長，海盜甚至開始稱他為眾人的「父親」。[40]

但在「皇家詹姆士」號上，並不是所有人都希望重新成為海盜，他們冒了很大的險，以逃離塔克的掌控。有七個人成功地在七月二十一日逃跑，偷了一艘戰利船前往羅得島，當地的掌理機關監禁了他們，不過其中五個人在審判前成功逃脫。[41]海盜在新澤西、特拉華、弗吉尼亞等地，至少拿下十三艘船後，才回到恐怖角，等待颶風季節過去。好幾個被迫的人逃進樹林。他們在地勢濕軟的野外找不到食物，也找不到遮風避雨的地方或民居，無計可施之下，幾天後就只好乖乖回去，被安排「在黑人之中」，一起清理「皇家詹姆士」號。[42]一名黑白混血俘虜向別人哀歎，說「再也受不了了，但不得不順從（海盜），因為他們說，不論他（皮膚的）顏色是什麼，他們都會讓他成為奴隸」。另一次海盜又告訴同一名黑白混血俘虜，說他「如同黑人，如果不加入（海盜），無論是什麼膚色都會成為奴隸」。[43]在波內特的船上，黑人似乎可以選擇當奴隸或海盜。

船員再度成為海盜後，波內特沒有試圖逃離「皇家詹姆士」號。海盜計劃在颶風季節過去後回到聖托馬斯，因此波內特依舊抱持希望，期待當上能為丹麥人效命的合法私掠船船長。[44]

一七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民兵上校瑞特在恐怖角後方找到下錨的「皇家詹姆士」號。人數幾乎比海盜多出兩倍的民兵，包括瑞特領著有八門炮、七十人的單桅帆船「亨利」號（Henry），以及有八門炮、六十人「海仙女」號（Sea Nymph），來對抗波內特有十門炮、四十五人的單桅帆船。但瑞特失去了突襲優勢，因為他擱淺了，不得不與海盜展開火力全開的海戰。波內特的船員起錨，試圖直接衝過兩艘南卡羅來納單桅帆船的中間，逃向公海。海盜的優勢是「皇家詹姆士」號恰巧往右舷傾斜，接下來的火槍戰中，斜到上方的欄杆保護了海盜。相反，瑞特上校往左舷傾斜，整個甲板都暴露在海盜的炮火中。雙方接著交戰五小時，直到漲潮了讓「亨利」號脫困。海盜在依舊無法脫逃和面臨「亨利」號大炮轟擊的情況下投降，九個人在這場戰鬥中重傷而亡，瑞特上校那邊也死了十四個人。[45]

波內特毫髮無傷，他在十月三日被帶到查爾斯頓嚴密看守。殖民地居民中，有些人對這個結果感到開心，但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波內特是英國當局第一個抓到的著名海盜。

總督和首席大法官的包庇

一七一八年七月底，黑鬍子決定該是再次上工的時候了。他和手下做一些小買賣：證人供稱他「侮辱虐待所有貿易單桅帆船的船主，隨心所欲地拿走貨物或酒」。[46]依據北卡羅來納總督伊登的說法，黑鬍子和手下在飲酒作樂時，在巴斯犯下「一些脫序行為」。[47]伊登可能鼓勵黑鬍子帶著人暫時回海上。黑鬍子自博福特帶來的西班牙戰利船，伊登已經給他無異議的所有權，現在又簽署海關文件，允許他帶著船到聖托馬斯；黑鬍子缺乏原創性，又把那艘船重新命名為「冒險」號。如果黑鬍子想的話，可以讓手下在那裡忙著當海盜，結果他沒有。

黑鬍子和手下並沒有到聖托馬斯。他們顯然往北兩百五十英里，抵達特拉華河，悄悄在費城上岸，賣掉一些精心挑選的金銀珠寶。賓夕法尼亞總督威廉·基斯（William Keith）後來報告說，有人在城市街道上看見黑鬍子，許多當地人認得他，因為多年前，他在一艘牙買加船上當副手時，曾數次造訪這座城市。一七四○年代初，幾名費城老人告訴歷史學家約翰·沃森（John Watson），他們本人或親戚在年輕時見過黑鬍子和他的船員，其中一個人是「一名老黑人」，曾與釀酒商喬治·葛雷（George Gray）的家人一同生活。依據他們的說法，黑鬍子造訪了商店街七十七號（77 High Street），他在那裡「大肆購買，出手闊綽」。據說他也常到商店街上的一家客棧，「腰間永遠帶著刀劍」。沒有人敢逮捕黑鬍子，他們怕黑鬍子的手下可能上岸，「半夜突襲替他報仇」。[48]

到了八月的第二個星期，海盜辦完事，「冒險」號悄悄地離開特拉華灣，進入公海。這時候，應該是要離開他們熟悉的地方，以便再度填滿他們的寶庫。他們駛進大西洋，朝著百慕大方向前進，目標是外國船隻。畢竟，外國船隻的船員不可能有能力指證他們的罪行。海盜自費城出發後，一路上可能早已在這個熱鬧的航道上拿下幾艘船，不過第一件記錄在案的打劫發生在一七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地點是東百慕大。受害者是兩艘法國船，一艘載滿貨物，另一艘幾乎是空的，正要從馬提尼克返回法國家鄉。法國人反抗，「冒險」號毀損，幾名船員受傷，不過最終還是海盜獲勝。黑鬍子的手下把所有貨物移到其中一艘船上，留著那艘船，然後把所有法國船員移至另一艘船，並讓那艘船離開。[49]黑鬍子駛回北卡羅來納時，對這次事件將帶給他多少麻煩尚一無所知。

九月十二日左右，海盜在無人居住的奧克拉寇克灣沙地後方，讓戰利船下錨，拆下索具，移除重要的船錨、桅桿、繩索，卸下糖與可可等貨物。一名路過的水手後來報告稱，黑鬍子拒絕讓任何人登上他的船，「只讓一名醫生上船替他療傷」，據說在海浪洶湧時，有一門大炮移位害他受傷。[50]

十三日下午，黑鬍子讓兩艘船留在奧克拉寇克，自己領著四名黑人水手划著小船，從帕姆利科河抵達巴斯。黑鬍子帶著甜食、方糖、一袋巧克力，以及幾個在法國船上找到的神秘箱子，全都是要給伊登總督隔壁鄰居托比亞斯·奈特（Tobias Knight）的禮物。奈特是北卡羅來納的首席大法官，也是負責抽關稅的官員。依據四名黑人船員的說法，黑鬍子抵達奈特的大農場時「大約是晚上十二點或一點」，他把禮物交給奈特，進屋一直待到「天亮前約一小時」，接著下令回奧克拉寇克。黑鬍子注意到帕姆利科河三英里外，有一艘佩利亞加船綁在一棟孤立農舍的船塢上，船上有兩名成人男子與一個男孩。黑鬍子決定打劫這艘貿易輕舟，於是讓手下劃到那艘船旁邊。

那艘佩利亞加船的主人是威廉·貝爾（William Bell），他在約翰·切斯特（John Chester）的船塢過夜，那天晚上稍早時，曾看到黑鬍子經過。貝爾沒有什麼船員，只有自己年幼的兒子和一名印第安奴隸，所以當五名海盜來到面前時，他知道很難反抗。一開始，黑鬍子只問貝爾有沒有什麼可以喝的，貝爾回答「天色太暗，伸手不見五指，無法取出（酒桶）的東西」。黑鬍子轉向一名黑人水手，水手遞給他一把刀。接著，黑鬍子跳上佩利亞加船，要貝爾「手放到後面，乖乖就縛」，「他破口大罵，說要是不說出錢究竟藏在哪裡，就要殺掉（貝爾）」。貝爾來自弗吉尼亞邊界附近的柯裡塔克（Currituck），不認識黑鬍子，堅持要知道他的身份。貝爾幸運地活下來後，告訴有關當局稱：「蒂奇回答自己來自地獄，他會把他的現世帶到（那裡）。」當時貝爾魯莽地抓住蒂奇，試圖逼迫他離開佩利亞加船。黑鬍子呼喚手下，貝爾一下子就被制伏了。接著，海盜把佩利亞加船划到河中央，搶走船上的手槍、白蘭地、一箱陶瓷煙斗、六十六英鎊現金，以及「一個極度精緻的銀杯」。黑鬍子接著扔掉貝爾的槳和帆。此外，為了報復他抵抗，還用刀背打他打到刀子斷裂，之後繼續前往奧克拉寇克。[51]貝爾一定在切斯特的船塢找到了備用槳，因為兩個小時後，他就出現在奈特的巴斯宅子，報告這起犯罪事件。貝爾後來會在法庭上做證，奈特也很耐心地聽他說話，記錄他的報案，但從未提到犯案人當晚就在他家過夜。

九月二十四日那天，黑鬍子乘著冒險號前往巴斯，向伊登總督報到。[52]他發誓法國的「船和貨物，都是他在海上失事地點找到的」。當一個窮凶極惡的海盜到某人家門口，宣稱自己「找到」浮在海中央一艘裝滿貴重物品的船，而那艘船還有辦法航行七百英里左右，大可以回到北卡羅來納，這說法著實令人懷疑。[53]伊登與黑鬍子顯然達成了協議。總督馬上宣佈，那艘法國船隻是黑鬍子的財產，這是打撈者的權利。[54]另外，失事船上的一大批糖，不知怎麼地跑進首席大法官奈特的穀倉，藏在一堆乾草下面。[55]伊登還允許黑鬍子把那艘法國船隻當成航行阻礙，立即燒燬，恰巧銷毀了所有發生過海盜行為的物證。[56]

在總督和首席大法官的包庇之下，北卡羅來納開始成為比巴哈馬之前任何時刻都要安全的海盜巢穴，但黑鬍子做夢也想不到，其他殖民地的總督居然膽大包天到來入侵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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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亡命天涯（一七一八年九月～一七二○年三月）

弗吉尼亞總督史波斯伍德，已經監視黑鬍子好幾個月了。他得到情報，知道黑鬍子故意讓「安妮女王復仇」號擱淺，還從伊登總督那裡獲得赦免，接著又在北卡羅來納潮濕港灣掠奪商船。史波斯伍德與弗吉尼亞兩艘海軍護衛艦的艦長合作，其中「萊姆」號的艦長伊利斯·布蘭德（Ellis Brand），派出間諜到北卡羅來納「進行特別的海盜打探活動」。史波斯伍德甚至捉拿了黑鬍子從前的船需長霍華德。霍華德此時已得到國王的赦免，人在漢普頓錨地一帶，但史波斯伍德宣稱，霍華德無法解釋口袋裡怎麼會有五十英鎊，也無法解釋船員裡怎麼會有兩名非洲奴隸。他和布蘭德艦長以這種在法律上站不住腳的方式，押著霍華德上了「萊姆」號，接著關進威廉斯堡的大型磚造監獄。史波斯伍德依靠拷問霍華德，以及詢問自己的間諜，詳細拼湊出黑鬍子想做什麼、在哪裡打發日子，以及他如何得到北卡羅來納最高階官員的保護。十月底時，史波斯伍德決定動手。

史波斯伍德後來辯稱，黑鬍子為弗吉尼亞的貿易帶來威脅，有他在，會鼓勵其他人從事海盜活動。這些說法都沒錯，但不是他決定對付海盜的真正原因。史波斯伍德和先前與以後的政治人物一樣，準備在境外發動軍事遠征，以轉移老百姓的注意力，掩蓋自己在家鄉的不當行為。

史波斯伍德治理著美洲沿岸地帶第二強大的殖民地，僅次於馬薩諸塞，轄下有七萬兩千五百名白人，以及兩萬三千名黑人。[1]弗吉尼亞和北方的馬薩諸塞殖民地完全不同，弗吉尼亞遍地是大農莊，煙草地圍繞，一旁的小屋住著傭工奴隸。每個大農場都有自己的碼頭充當工廠，僱員與奴隸現場生產最必要的產品與服務，因此幾乎沒有什麼所謂的城鎮。有事要辦的話，大農場主會到鄉下的碼頭、教堂、法院與每週市集。就連首府威廉斯堡都幾乎只是行政中心，有立著典雅政府建築物的一角，地點就在威廉與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磚造房屋附近。威廉斯堡終年人口僅一千出頭，他們是行政人員、工匠、老師與學生。殖民地的貴族議員在宏偉的磚造議會大廈開會時，威廉斯堡會恢復生氣，旅社、民宿、酒館人滿為患，熱情的觀眾聚集在英屬美洲唯一一家戲院看戲：美輪美奐的綠宮（Palace Green）東側，有一棟蓋好兩年的建築物。[2]

近年來，議員聚在一起批評史波斯伍德總督，以及在他治理殖民地八年期間培養的貪污文化。他們起草正式投訴文件，說明史波斯伍德是如何「揮霍國家的錢」，興建最近剛蓋好的總督府（Governor』s Palace）[3]，裡面有氣派的宴會廳、精雕細琢的大理石壁爐，以及整齊的果園、花園與大門。其他人則被史波斯伍德的土地貪污交易激怒。[4]他通過保密信託最終將八萬五千英畝的公家土地移轉到自己名下，那片土地因為他的緣故，被稱為史波斯韋尼亞郡（Spotsylvania County）。大多數議員反對總督的專斷獨行，他還控制著英國國教這個殖民地官方宗教的教堂牧師、高階人員的任命權。一七一七年，議會成功地向國王請願，廢止史波斯伍德部分經濟規章，現任議員則努力地要直接拉他下台。[5]

這麼多敵人都擠在門邊，史波斯伍德與「萊姆」號的布蘭德艦長、「珍珠」號的喬治·戈登（George Gordon）艦長，在一七一八年十月初會面時極度保密。史波斯伍德要求兩位艦長協助他，一舉讓黑鬍子永遠在美洲消失。

海盜變成的海盜獵人

拿騷這一邊，羅傑斯正在準備應付海盜攻擊。一七一八年九月十四日，他收到線報，說范恩人在阿巴科附近的綠蠵龜礁（Green Turtle Cay），那裡位於拿騷北方一百二十英里處。羅傑斯面對西班牙人的入侵，現在又喪失皇家海軍的人力支持，知道只能孤注一擲，指望赦免派的海盜首領幫他。

霍尼戈與寇克蘭響應總督的請求，同意成為海盜獵人。羅傑斯幫他們配備好一艘單桅帆船，大概是霍尼戈的「波內特」號，然後派他們去搜集情報。[6]如果可能的話，最好還能對抗范恩。這兩個人在四天後離開拿騷，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沒有人見過他們。

羅傑斯在等待霍尼戈返航時，試圖讓拿騷的防禦步上軌道。拿騷的治理議會同意頒布戒嚴令，「嚴密看守」，並要島上居民與奴隸幫忙整修碉堡。但幾乎每個晚上都有海盜偷小船逃離島上，希望能加入范恩的行列。羅傑斯預估在七月底至十月下旬之間會有一百五十人拋棄他。幾天變成幾星期後，羅傑斯開始擔心霍尼戈「不是被范恩拿下，就是已經再度成為海盜」。島上的大部分人也同意這種猜測。但霍尼戈的單桅帆船離開三星期後駛回港口，還帶著一艘戰利船及幾名海盜俘虜。[7]

霍尼戈告訴每個人，他和寇克蘭大多數時間都躲在綠蠵龜礁附近觀察范恩，希望等他落單時突襲。可惜一直沒有出現這樣的機會。霍尼戈和寇克蘭判斷范恩勢力太強大，沒辦法直接拿下。范恩除了自己乘坐的雙桅帆船外，還帶著「海王星」號與「帝王」號，也就是他在查爾斯頓沙洲虜獲的那兩條船。范恩一夥人大部分時間都在搜刮這些船，清理自己的船身。過了近三個星期後，海盜向「海王星」號與「帝王」號的船員俘虜說再見，「祝他們平安到家」，不過正當他們駛離錨地時，出現另一艘駛進來的單桅帆船，霍尼戈認出那是三十噸重的「野狼」號（Wolf）。幾天前，這艘船在羅傑斯的允許下駛出拿騷獵海龜，但其實，「野狼」號的船長是獲赦免的海盜尼古拉斯·伍多（Nicholas Woodall），他走私彈藥、補給與情報給范恩。范恩下錨和伍多商議，伍多仔仔細細地告訴了他羅傑斯的行動與防禦工事。范恩大概是希望島上海盜已起來反抗總督，但顯然很失望。一名俘虜問海盜拿騷那邊有什麼消息時，海盜回答稱「沒有好消息」，要他們別問太多問題。「消息讓（海盜）相當心煩意亂」，他們投票決定把俘虜趕到無人島上，毀掉「海王星」號，砍下船桅與索具，然後直接對著貨艙發射「裝填著兩顆炮彈」的大炮。范恩的海盜幫搭乘雙桅帆船與「野狼」號一起離開港口，霍尼戈乘機提供俘虜的必需品，讓他們知道援軍來了。那天晚上，霍尼戈出發前往追捕海盜，幾天後攔截到「野狼」號，並將其帶回拿騷。[8]

霍尼戈帶回「野狼」號這件事，提振了羅傑斯的士氣。[9]羅傑斯向倫敦上級報告道：「霍尼戈船長證明自己是個誠實之人，拒絕幫助老朋友……分化這裡的人，讓我變得比預期中強大。」羅傑斯不確定自己有沒有權力審判伍多，他銬住伍多，請下一艘出航的船送他回英格蘭。季節已經轉換，天氣也在變好，羅傑斯這方的病人開始康復。一支商船船隊離開島上，準備和古巴的友善人士交易，希望得到額外的補給。碉堡幾乎快要完工，而且重要的海盜首領站在自己這邊，羅傑斯的心安定了下來。

十一月四日，羅傑斯接獲消息，說他派到古巴的四艘單桅帆船全都投奔海盜，正準備加入范恩，但據說這群叛徒人在綠蠵龜礁，還有希望抓到他們。羅傑斯再次向霍尼戈與寇克蘭求援，兩人航行到綠蠵龜礁，向慣犯全面開戰。海盜變成的海盜獵人，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帶著十名囚犯回到拿騷，其中包括黑鬍子的前炮手康寧漢，以及三具屍體。羅傑斯欣喜若狂，寫信給英國大臣道：「我很高興霍尼戈船長提供這個世界新證明，他洗清了自己到目前為止的污名。雖然他從前犯下海盜罪行，但大部分的人都讚揚他寬宏大量。」[10]

海盜囚犯是個大問題。羅傑斯沒有人力可確保他們會鎖得好好的，但要是在拿騷審判與處決他們，又可能會引發暴動。羅傑斯讓治理議會召開秘密會議，一一列出選項，例如前首席大法官托馬斯·沃克，現在也成為議員了。議員們最擔心的就是范恩，范恩有眾多眼線提供情報，可能會試圖放了囚犯。議員們最後決定，「如果我方表現出任何害怕的樣子，可能會讓現在這裡的好幾個（海盜）煽動外頭的海盜，試圖營救被羈押的囚犯。因此……為了防堵海盜范恩的企圖」，議會決定應該「盡快……審判囚犯」。[11]羅傑斯沒有監獄，他把十名囚犯鎖在「德利西雅」號上，然後展開他深知十分危險的任務：對抗島上的海盜支持者。

兩個海盜幫開起派對

一離開綠蠵龜礁後，范恩往北走。他從伍多那得到的情報表明，如果要實現先前的威脅，真的攻擊拿騷，是需要援手的。由於對斯圖亞特家族前來協助的期待已然幻滅，他知道得請老戰友伸出援手。拉布其已經消失在南方，威廉姆斯、英格蘭和康登也已經去了非洲與巴西，但還有一個海盜依舊在這一區，而且每個人都知道要到哪裡找他。范恩的手下同意了，眾人將航向北卡羅來納的帕姆利科海峽（Pamlico Sound），希望能在那裡聯絡上黑鬍子。

范恩一行人在十月第二個星期抵達奧克拉寇克灣。他們在奧克拉寇克島後方看見一艘武裝的單桅帆船，後來證實那是黑鬍子的「冒險」號。兩個海盜幫在認出彼此之前，一定困惑了幾分鐘，因為雙方都不是駕駛彼此熟悉的船。黑鬍子和范恩不知道用了什麼方法證實彼此的身份，大概是依靠喇叭筒。范恩馬上歡迎戰友，對空發射單桅帆船大炮，黑鬍子也回禮。范恩讓自己的船下錨在「冒險」號旁。海盜划著小船到彼此身邊，開起海盜派對，在奧克拉寇克島狂歡好幾天。[12]

兩個男人交換了先前幾個月的經歷。黑鬍子大概先告訴范恩關於波內特被抓的消息，從查爾斯頓到波士頓，每個人都在談論這件事。范恩告訴黑鬍子，說他在拿騷對付皮爾斯與羅傑斯，以及羅傑斯政府的進展。范恩可能試著說服前夥伴加入他，一同攻擊新普羅維登斯島，不過就算真的發生過這件事，黑鬍子也拒絕了，他對新的現狀很滿意。他的人高枕無憂，可以繼續當海盜，又不用害怕政府採取軍事報復。

狂歡結束了。范恩與蒂奇分道揚鑣，追尋各自的道路。

黑鬍子在法律上站得住腳

史波斯伍德總督計劃秘密攻擊黑鬍子。他沒有通知弗吉尼亞的治理議會，也沒有告訴議員，而且絕對沒有意願讓伊登總督知道這件事。他後來解釋稱，這是因為海盜實在太受歡迎了。「我沒有和國王陛下在這裡的議會溝通，也沒有告訴任何其他人，只告訴對執行（計劃）絕對必要的人士，以防我們這一帶許多支持海盜的人中有人可能會向蒂奇通風報信。」史波斯伍德總督有理由擔心。幾個月之前，幾個黑鬍子的人前往費城時，曾經路過這片殖民地，並試圖引誘幾個商船水手加入他們。地方官員想逮捕這些海盜，但他們向史波斯伍德報告，說自己「找不到人（願意）協助他們鎮壓，讓海盜繳械」。史波斯伍德的確設法逮捕黑鬍子的船需長霍華德，但不久之後，他底下附屬海軍法院的一名法官，也就是伊登總督的朋友約翰·哈羅威（John Holloway），下令逮捕「珍珠」號的戈登艦長與羅伯特·梅納德上尉（Lieutenant Robert Maynard），而「珍珠」號正是霍華德被扣押的地方。哈羅威代表海盜，對兩名海軍官員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每個人做出五百英鎊的損害賠償。史波斯伍德擔心陪審團可能放走霍華德，在沒有任何一名陪審員的情況下就審判了霍華德，這件事被治理議會厲聲譴責。史波斯伍德嗤之以鼻，指弗吉尼亞人「對海盜有無法解釋的偏好」。[13]

霍華德接受審判時，史波斯伍德告知布蘭德與已經和他分享情報好幾個月的戈登艦長自己的計劃。[14]這是一個完美的機會，史波斯伍德可乘機和兩位皇家海軍官員碰面，又不會引起懷疑，因為這兩人也是威廉斯堡協助調查的法庭官。開庭過後，霍華德被判有罪，布蘭德與戈登從雄偉的H形議會大樓走過四個街區，穿越市集廣場，經過綠宮，抵達總督府。在總督府奢華的房間裡，史波斯伍德說出了自己的計劃：既然黑鬍子在巴斯和奧克拉寇克兩地跑，那就分頭進擊。布蘭德是最資深的軍官，由他帶領一個水兵小隊走陸路到巴斯，一路上和士紳支持者聯絡。第二支小隊則走海路到奧克拉寇克，不讓任何海盜有機會逃到大西洋。五百三十一噸重、四十門炮的「珍珠」號，以及三百八十四噸重、二十八門炮的「萊姆」號都太大，不適合穿梭在北卡羅來納鹹水海灣，以及堰洲島的危險暗礁之中。[15]史波斯伍德提議由他自掏腰包，買下兩艘輕便的單桅帆船，由兩位軍官處理。布蘭德與戈登同意由他們找人，並武裝與補給那兩艘單桅船，交由戈登的大副梅納德上尉指揮；而戈登待在後方，在漢普頓錨地守著護衛艦。除了可能分得黑鬍子部分的金銀珠寶外，海軍還有另一個想參與這件事的動機：史波斯伍德讓議會立了新法，若是抓住黑鬍子一幫人，可以獲得特別獎金。[16]布蘭德與戈登同意了這個計劃。要是一切順利，既可以報效國家，又可以拿錢。

不過，史波斯伍德的計劃完全不合法，因為總督和軍官都無權入侵另一個殖民地。從法律上來講，黑鬍子是各方面都站得住腳的公民；他先前犯下的罪已經獲得赦免，後來申請打撈法國「沉船」，也的確得到伊登總督的官方批准，目前尚未遭任何罪名的指控。[17]

遠征隊在十一月十七日離開漢普頓。梅納德是美洲年紀最大的海軍軍官，[18]他登上旗艦「簡氏」號（Jane），那是史波斯伍德總督雇來的兩艘單桅帆船中較大的一艘。「簡氏」號上有三十五人，以及齊全的火槍、水手刀和劍，另外還有夠吃一個月的補給，但沒有大炮，因為「簡氏」號小到裝不下火炮了。另一艘單桅帆船「遊俠」號（Ranger）甚至更小，載著二十五名水手，由「萊姆」號的愛德蒙·海德准尉（Midshipman Edmund Hyde）指揮。[19]兩艘船都沒有大炮，而且一共只有六十人，梅納德上尉知道如果要用這兩艘船對抗黑鬍子，就得趁他停錨時突襲。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三點時，他們起錨駛出切薩皮克灣。[20]

幾小時後，「萊姆」號的布蘭德艦長帶著一支小型水手隊伍，騎馬從漢普頓村莊出發。他們騎過弗吉尼亞鄉下泥濘的小路，穿越空曠田野，在秋高氣爽的時節，成群奴隸照料著正在晾乾煙草葉的架子。隔天，他們進入北卡羅來納沒有道路的荒原之中，田野、大農場與道路消失無蹤。

他們度過了痛苦的三天，穿越綿延數英里的松林，以及名副其實的大沼澤（Great Dismal Swamp），最後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抵達伊登頓（Edenton），也就是這片殖民地為數不多的聚落之一。[21]布蘭德來自滿是田園農莊的弗吉尼亞，北卡羅來納的貧窮可能讓他大吃一驚。一名十八世紀的訪客在提到這一區的居民時說：「這裡的人民愚昧無知，沒有幾個人識字，會寫字的人更少，就連治安官也一樣。」「他們一般吃醃豬肉，有時是牛肉。另外，他們不得不用印第安人的玉米做麵包，因為沒有磨坊磨麵粉。此外，他們在這方面隨便又不清潔，馬槽裡的玉米和他們桌上的麵包差不了多少。」

兩個人在伊登頓等候布蘭德時，先彼此自我介紹一番，其中一個人是殖民地的民兵上校莫瑞斯·摩爾（Maurice Moore），他是南卡羅來納前總督之子。另一個人是愛德華·摩斯裡（Edward Moseley），他是伊登頓最早的一批殖民者，也是成功的有錢律師，曾是北卡羅來納治理議會的成員。[22]布蘭德形容他們是「兩名飽受蒂奇折磨的紳士」，但他們也是伊登總督長期的政敵，大概還是史波斯伍德在北卡羅來納的主要情報提供人。布蘭德一群人在伊登頓一帶過夜，大概是在摩斯裡的家。布蘭德告知眾人，他「是來抓蒂奇的」。隔天早上，摩斯裡與摩爾安排前往阿爾伯馬爾海峽（Albemarle Sound）的交通工具，兩人與其他幾名居民陪同布蘭德，走完到巴斯的最後一段路，繼續往南三十英里。[23]

布蘭德一行人大約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十點抵達巴斯郊區，也就是離開漢普頓六天後。摩爾先到前方探路，一如布蘭德所料，黑鬍子不在鎮上，但「下一秒鐘」就可能帶著另一批從法國船中「搶救」而來的貨物出現。布蘭德留下大部分的部屬，穿越巴斯河，直接到伊登總督的大農場宅邸。布蘭德事後匯報稱：「（我）去求見，讓他知道我來找蒂奇。」伊登總督心中一定警鈴大作。布蘭德突然出現，還帶著他的兩個政敵。總督只能希望黑鬍子已經逃跑，布蘭德不會發現大批被偷的貨物就藏在鄰居奈特的穀倉裡。我們可以想見布蘭德坐在伊登的火爐旁直到天亮，手邊放著裝填好子彈的火槍，等著黑鬍子從伊登船塢的石子路走進來。

黑鬍子沒有出現。

「你們這些天殺的人是誰？從哪裡來的？」

梅納德上尉在前往北卡羅來納外灘群島（Outer Banks）時，一路上聽到各種關於黑鬍子的故事。他的領航員是史波斯伍德找來的北卡羅來納人。根據他的說法，黑鬍子一直在奧克拉寇克與巴斯之間，運送搶來的貨物。在前往外灘群島的途中，地方上的水手在洛亞諾克灣（Roanoke Inlet）告訴他們，上個星期一，他們看見黑鬍子的「冒險」號擱淺在布蘭特島（Brant Island），那是柯裡塔克海峽（Currituck Sound）往弗吉尼亞方向三十英里的一個沼澤小島。[24]那天稍晚的時間，梅納德上尉一直在柯裡塔克海峽來來回回，但沒有發現黑鬍子或任何人的蹤影。史波斯伍德本人親自警告過蒂奇「正在奧（克拉）寇克海灣加強一座小島的防禦工事，並讓那個地方成為強盜的秘密集會所」。梅納德大概還從其他水手那裡聽到另一個讓人不安的傳聞。同樣的傳聞幾天後會傳到威廉斯堡：「其他海盜幫派的成員，已經在（奧克拉寇克和黑鬍子）會合」，海盜成員人數增加到一百七十人；梅納德無從得知，范恩的海盜幫兩個月前已經來了又走。[25]

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四點，梅納德領著兩艘小型單桅帆船，帶著越來越不安的心情，抵達哈特拉斯角（Cape Hatteras）南方三十英里的奧克拉寇克海灣。[26]布蘭德一抵達奧克拉寇克海島外緣，就看見小島後方人稱「蒂奇洞」（Thatch』s Hole）的地方，停著兩艘單桅帆船。其中一艘有九門炮，符合人們對黑鬍子「冒險」號的描述。另一艘船沒有武裝，看起來像是海岸單桅貿易帆船。梅納德應該會在島上看到一個大型帳篷與營火灰燼，或許還有幾個空置的大小桶子，但沒有防禦工事的蹤跡。他留意風勢、潮水與西下的太陽，下令「簡氏」號與「遊俠」號下錨。他不希望在黑暗中與黑鬍子交戰。

范恩離開後，黑鬍子的確往返於巴斯與奧克拉寇克之間。他在奧克拉寇克監督這二十幾人好幾個星期，然後在巴斯陪了妻子幾個星期。他現在原本應該回到鎮上。四天前，也就是十一月十七日，他收到奈特法官的信，催促他「盡快北上……有更多話要告知，信上不方便寫」，署名「你真正的朋友與僕人奈特」。但黑鬍子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沒空理奈特，也沒空理海灣剛出現的兩艘中型單桅帆船；他的海盜幫正在款待商人朋友山謬·歐戴爾（Samuel Odell），停在「冒險」號旁邊的就是歐德歐的商船。梅納德的人試圖入睡，準備迎接戰鬥；與此同時，黑鬍子的人則喝酒到深夜。[27]

第二天早上九點，梅納德下令起錨，直接航向「冒險」號，希望能搶在黑鬍子推出大炮前登上「冒險」號。他們在最弱的微風中進入錨地時，海德准尉的「遊俠」號擱淺在沙洲上。他下令把壓艙石拋出船外，希望減輕單桅帆船的重量，以讓船身再度浮起。梅納德乘著較大型的「簡氏」號奮力前進，結果也擱淺，完全失去了突襲的機會。黑鬍子的人雖然宿醉，但還是注意到這兩艘單桅帆船想要偷襲他們，而且還有數量多到不尋常的船員，正在吵吵鬧鬧地要把壓艙石與水桶扔出船外，想急忙脫身。海盜們明白自己正在遭受攻擊時，馬上行動起來，衝去鬆開船帆，砍斷錨纜，準備好大炮。一切發生得太快，海盜的貴客歐戴爾與三名船員都來不及下黑鬍子的船。就在「冒險」號船帆接觸到第一陣微風氣息時，海德讓「遊俠」號浮了起來，直接駛向海盜，只有二十五名船員的「遊俠」號上，大部分人奮力划槳。

海盜開始用火槍射擊，兩艘船的距離只剩「半個手槍射程」時，黑鬍子要大炮手開炮。「冒險」號大炮炮口火花四射，一瞬間，四磅與六磅重的炮彈炸毀「遊俠」號的前甲板，損壞前桅帆，海德及其副手、「萊姆」號舵手艾倫·阿靈頓（Allen Arlington）喪命。「遊俠」號漸漸靜止不動時，受傷的船員在這艘單桅帆船血流成河的甲板上抽搐。一陣混亂之中，「冒險」號擦身而過時，幾個海軍水手奮力發射小型武器，一顆火槍子彈射斷它的艏帆升降索，也就是撐住海盜前桅帆的繩子，讓「冒險」號的速度慢了下來。這是梅納德的人非常幸運又關鍵的一槍。「簡氏」號脫身後，發瘋般地劃向海盜，希望能夠登船。「冒險」號要不是升降索被射中，原本可以逃到公海上，結果兩艘船僅相隔五十英尺遠。

依據《海盜通史》的說法，當時黑鬍子對梅納德大喊：「你們這些天殺的人是誰？從哪裡來的？」據說，梅納德是這麼回應的：「你應該可以從我們的旗幟看出我們不是海盜。」依據梅納德的說法，鬍子上綁著黑緞帶的蒂奇拿起一杯酒，「敬我（梅納德）與我的船員，要我們下地獄。他說我們是懦夫，他不會求饒也不會接受求饒」。梅納德則回答「沒問題」。接著，黑鬍子要炮手菲利浦·莫頓（Phillip Morton）再度猛烈攻擊。莫頓把霰彈與連發彈裝進大炮，在這麼近的射程，這樣的發射極度致命。其他海盜則扔擲當場做的手榴彈，將火藥、火槍子彈，以及舊鐵屑塞進朗姆酒空瓶。煙霧散去後，「簡氏」號的甲板上滿是屍體。幾秒鐘之內，梅納德等二十一名船員非死即傷，只有兩個人還能站在單桅帆船的甲板上。黑鬍子認為這場交戰已經結束，命令「冒險」號開到「簡氏」號旁邊，讓手下準備登船。

但其實剛才在火藥煙霧的掩護下，梅納德命令十幾名沒有受傷的手下躲進「簡氏」號貨艙，等他的信號。梅納德蹲在梯子上，輕聲對舵手與大副貝克先生下令，要他們蹲低身體，海盜過來時就打暗號。

「冒險」號撞擊「簡氏」號時，黑鬍子第一個越過船欄，「手上拿著繩子，準備捆住兩艘單桅帆船」。貝克打了暗號，梅納德從貨艙衝出來，手上拿著劍，後面跟著十二名船員。接下來的這一幕啟發了許多好萊塢電影：梅納德與黑鬍子對峙，兩人拔出劍，一個是精神抖擻的海軍上尉，另一個是令人聞風喪膽的海盜。後來，北卡羅來納水手漢福瑞·約翰遜（Humphrey Johnson）向新英格蘭報告了這次戰役：「梅納德向前一衝，劍尖指著蒂奇的子彈盒（他放彈藥的地方），然後讓劍彎到刀柄處。」黑鬍子接著奮力一擊，打斷梅納德的長劍攻勢，削過他的手指。梅納德往後一跳，「丟掉劍，開槍傷到蒂奇」。此時，黑鬍子的十名手下已經爬上「簡氏」號，正與梅納德的手下廝殺。混亂之中，「簡氏」號的舵手亞伯拉罕·德摩特（Abraham Demelt）來到梅納德身旁與他並肩作戰，砍傷黑鬍子的臉。「簡氏」號上的海盜人數少於梅納德的人，很快就倒在染血的甲板上。更多人將手槍瞄準黑鬍子，黑鬍子搖搖晃晃，對著梅納德與德摩特揮劍，臉上和身上不斷流出鮮血。水手們圍住黑鬍子，更多火槍子彈擊中他高大的身軀，幾把劍被抽了出來，準備圍攻殺死黑鬍子。

依據約翰遜的說法，最後的一擊來自一個蘇格蘭高地人，他猛力一揮，砍下黑鬍子的頭，「身首分離」，頭顱和肩膀間只剩一點兒肉連接。《海盜通史》的作者則不這麼認為，他說黑鬍子傷勢過重，「正準備開另一槍時」突然斷氣。梅納德在寫給親友的信中，沒有提到黑鬍子是怎麼死的，但提到他倒下時「已中五槍，身上還有二十處嚴重刀傷」。這場混戰只持續不到六分鐘，上船的海盜全數被殺，沒有殺掉梅納德半個人，儘管梅納德上報稱有數人「被砍傷得很嚴重」。

「遊俠」號過來幫忙解決還在「冒險」號上的海盜，幾乎是三人對一人。許多海盜跳進水裡，在海中被海軍水手解決；依據戈登艦長事後的報告，一名海盜游上岸，傷重不治，「幾天後在暗礁上被發現，有鳥類在屍體上方盤旋」。「遊俠」號上一名水手被自己人誤殺，海軍總傷亡情況是十一人死亡，二十多人受傷。最後，這場勝仗在「冒險」號的火藥室裡演出了一場驚險。當時，海軍發現一名叫愷撒（Caesar）的黑人海盜，他手上拿著火柴，奮力要讓商人歐戴爾與他的一名船員脫困，以完成黑鬍子最後的命令：要是打輸了，就把全部的人炸成碎片。海軍成功制服愷撒，讓他成為十四名海盜囚犯中的一員：九名白人與五名黑人束手就縛。身上「有不只七十處傷口」的歐戴爾也被關起來，不過稍後被釋放。[28]

打鬥結束後，梅納德的人搜索「冒險」號，希望能找到大量的西班牙金銀，結果只找到一點金粉，還有幾個銀器（包括貝爾那被搶的高腳杯），以及「其他搶來的小東西」。他們還發現了法官奈特最近寫給黑鬍子的信，以及幾份透露奈特、伊登總督和海盜勾結的文件。岸上的帳篷蓋住剩下的法國船貨物：一百四十袋可可豆與十桶糖。[29]就算黑鬍子積累起驚人財富，他也沒將其放在奧克拉寇克。

不論黑鬍子究竟是不是在這場戰鬥中被砍頭，他的頭都掛在「冒險」號的船首斜桅，變成一個噁心的戰利品。等水手回到弗吉尼亞時，他們會得到一百英鎊賞金。梅納德把黑鬍子無頭的屍身扔進帕姆利科海峽。依據傳說，屍體在「冒險」號旁繞了三圈，才沉進鹹鹹的海水中。[30]

黑鬍子之岬

由於天氣惡劣，梅納德上尉和布蘭德一直要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才見面，那天，梅納德上尉到巴斯遞交對奈特與伊登不利的證據。[31]布蘭德原本對奈特十分氣惱，說他「大量找麻煩……建議總督不要協助我，還一直幫海盜脫罪」。這位大法官「義正詞嚴地否認自己的大農場有任何（海盜）貨物」。現在，布蘭德得以握著奈特有罪的證據與他對質，[32]包括黑鬍子的信、「蒂奇筆記本裡的備忘錄」，以及曾幫忙卸下贓物的數名證人證詞。[33]奈特終於「承認整件事」，讓布蘭德看自家穀倉裡「用飼料蓋住」的二十桶糖與兩袋棉花。[34]伊登眼見東窗事發，命令執法官把六名奴隸與六十大桶的糖交到布蘭德面前。[35]那些東西原本屬於黑鬍子或黑鬍子的手下，後來交給了伊登。布蘭德也追查到「幾名潛伏（在巴斯）的海盜」，包括黑鬍子的水手長漢茲。漢茲最終同意做證指控同伴，換取自己活命。在巴斯和奧克拉寇克搜出來的貨物總價值為兩千兩百三十八英鎊，這個數字算進了「冒險」號這條船。

梅納德上尉在一七一九年一月三日，乘著「冒險」號回到漢普頓錨地，黑鬍子的頭還掛在船首斜桅上。[36]梅納德來到「珍珠」號身邊時，讓「冒險」號九門炮齊發，向戈登致敬。戈登以殊榮接見自己的上尉，也用國王陛下的戰艦回禮。戈登與梅納德把黑鬍子的頭呈給史波斯伍德總督，史波斯伍德把頭掛在漢普頓河西側的一根高柱上，稱為「黑鬍子之岬」（Blackbeard』s Point），以血腥手段警告想成為海盜的人。[37]

從新英格蘭到倫敦、羅亞爾港，以及更遠的地方，梅納德在幾個星期內，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在波士頓，當時還是十三歲的印刷商學徒本傑明·富蘭克林，寫下並印刷了一首讚揚梅納德成就的「水手歌」，拿到街上販賣。[38]這首歌現已失傳，只剩下一小節：

寧可游在底下的大海

不可在風中飄蕩喂烏鴉

布里斯托爾歡樂的蒂奇如是說

這場海盜征討讓司法體系忙了好幾年，因為各方都想要算總賬。一七一九年三月十二日，囚犯在威廉斯堡議會受審，除了商人歐戴爾，所有人都被判有罪。十三名海盜被處決，屍體沿著漢普頓-威廉斯堡路掛在絞刑台上。[39]最後，漢茲在處決前夕獲釋，因為一艘船及時帶著國王延長時限的赦免令抵達。這道赦免令也救了霍華德。布蘭德與梅納德找到的證據讓奈特在北卡羅來納受審，罪名是勾結海盜。奈特被判無罪，主要原因是他找到辦法讓黑鬍子四名黑人船員的證詞無效，辯稱「依據整個美洲的法條與習慣」，黑人的證詞「對全體白人皆不具效力」。[40]伊登總督威脅依據非法入侵北卡羅來納領主土地的罪行起訴布蘭德，並與史波斯伍德就入侵合法性和贓物所有權兩項議題爭執了好幾個月，不過最終失敗。[41]伊登的政敵摩斯裡與摩爾闖進一名官員的房子，試圖找到證明伊登與黑鬍子勾結的證據，但沒有成功。兩人被抓住，審理後被判煽動叛亂罪。[42]梅納德則控告戈登與布蘭德，因為這兩名艦長後來決定讓「萊姆」號與「珍珠」號的船員，一起分享史波斯伍德的賞金，而不是只有曾在奧克拉寇克出過力的人可以拿到。梅納德輸了官司。大部分曾經參與戰鬥的水手最後只拿到一英鎊。[43]

波內特的末日

在查爾斯頓，法院不僅忙碌異常，還被包圍。針對波內特及其他被瑞特上校在恐怖角抓到的海盜，居民不同意官方判定的結果。毫無疑問，大部分殖民者都樂於見到最近造成海上貿易封鎖的惡徒被繩之以法，尤其是在相關事件中失去船隻、貨物的商人與大農場主，但查爾斯頓當地有為數眾多的人支持海盜，他們炙熱的情緒超過北卡羅來納與弗吉尼亞的人。這一派包括大量獲得赦免的海盜與拿騷前走私者，另外還有傭工、水手、自由黑人，以及南卡羅來納大量的其他社會底層成員。他們辯稱波內特是「一名紳士，有榮譽、有財產，接受過人文教育」。他的船員被視為英雄，他們不怕從富人手中搶奪貨物，也不怕乾杯詛咒不列顛所謂的國王。民眾以不太安靜的方式，堅持官方釋放所有的海盜。

約翰遜總督和在拿騷的羅傑斯一樣，一點兒都不確定自己能關得住海盜。南卡羅來納剛打完一場大型印第安戰爭，人力短缺。查爾斯頓沒有監獄，約翰遜被迫把海盜關在警衛廳（Court of Guard），那是一棟小型的兩層樓建築，地點在海灣街（Bay Street）濱水區防禦工事半月炮台（Half-Moon Battery）。這棟建築物的木牆上有無數窗戶，雖然有武裝警衛，但一點兒都不保險。約翰遜為了禮遇波內特的士紳身份，也為了防止他和船員串供，把這位海盜船長關在殖民地憲兵司令納撒尼爾·帕翠吉（Nathaniel Partridge）的家裡，「晚上早早就佈置哨兵」，防止他越獄。約翰遜做了這些臨時準備，希望能把海盜從十月三日（他們被帶進來的那一天）關到十月二十八日（法庭預計開始審理的那一天）。

儘管如此，一七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上，波內特在理查德·圖克曼（Richard Tookerman）的協助下逃離司令家。[44]圖克曼是一名商人，他在海盜統治時期，靠著往來巴哈馬群島走私貨物發了一筆小財。帕翠吉司令可能也是共犯，因為這場逃脫顯然沒有太多打鬥，帕翠吉在幾天後遭到撤職。奇怪的是，波內特和哈略特一起逃走了。哈略特是被迫上海盜船的人，幾乎確定可以被無罪釋放，因為就在那天早上他交出了檢舉證據，長篇大論地做證揭發海盜。為了獎勵他的配合，他被從警衛廳移送到司令宅邸。結果他卻選擇與波內特一起消失在黑夜裡。警鈴大作時，他們已經乘著圖克曼的輕舟逃向港口，另外還有幾名黑人與印第安奴隸負責划槳。

不久，查爾斯頓發生民眾暴動。這場「騷亂」細節不明，不過從接下來提到這件事的法律文件來看，其間一群武裝暴民圍攻警衛廳，試圖放出剩下的海盜。[45]副檢察總長托馬斯·漢普沃斯（Thomas Hepworth）幾天後表示：「（我們）不能忘記這座城鎮勞心勞力看顧（這些海盜）多久，這場騷動的主要目的是釋放他們。」「最近這場騷亂，顯然讓我們處於失去（性命）的危險，暴民以卡羅來納榮譽之名，威脅放火燒鎮，徹底摧毀一切。」漢普沃斯的結論是，這場攻擊「顯示出必須立即依法行事的必要性，以鎮壓其他人，保護我們自己的性命」。審判在十月二十八日開始，直到十一月五日結束那天，三十三名海盜中有二十九人被判有罪。三天後，二十二個人在白岬（White Point）被吊死，那是查爾斯頓半島南端一塊沼澤地。[46]

同時，波內特與哈略特划船前往北卡羅來納時，遇上一場風暴，被迫在沙利文島（Sullivan』s Island）上岸，離查爾斯頓南方僅四英里。十一月八日那天，他們又遭到瑞特帶領的地方武裝團埋伏。雙方短暫開火，哈略特被殺，兩名奴隸受傷。波內特重新被俘，被帶至查爾斯頓，十一月十二日那天遭判處海盜罪。[47]在奇怪的巧合下，首席大法官是尼古拉斯·特羅特，他是與巴哈馬前同名總督的侄子，當年那位不名譽的總督曾協助埃弗裡脫身。如果波內特曾希望特羅特的侄子會寬大為懷，他要失望了。特羅特法官告訴他：「你……將從此處抵達處決地，你會被吊起來，直到死亡。」[48]

據說可憐的波內特聽到判決時失態至極，造成好幾名查爾斯頓的市民，大多數是女性，請求總督赦免他。依據《海盜通史》作者的說法，「好幾名波內特的朋友」請求總督，把這名紳士海盜送到英格蘭，「或許能讓他的案件送到國王陛下那裡」。據說瑞特上校自請和波內特一起去，還替這趟旅程募款。[49]這些請求和其他的干預，讓約翰遜總督七次延緩波內特的行刑。倫敦的《原創週報》（Original Weekly Journal）後來報道，這件事讓城內商人憤怒至極，他們「蜂擁」到總督面前，要求「立刻處決犯人」。[50]波內特害怕自己末日已至，寫了一封憂傷的信給總督，求他「以同情憐憫的心腸考慮在下的案件」，「仁慈決定對我的處置」。「（讓）在下成為您與政府的奴僕……我的朋友會樂意為我的行為擔保，永遠聽令於您。」[51]總督沒有被打動。

一七一八年十二月十日，斯蒂德·波內特被帶到白岬絞刑台吊死。

拿騷最後的海盜

這場「騷亂」與波內特手下遭處決的消息很快就傳回拿騷，羅傑斯與治理議會發現，必須立刻移走關在「德利西雅」號上的十名海盜。[52]

不用說，羅傑斯的處境比約翰遜總督還要不利。他抵達時，巴哈馬群島一直是大西洋海盜的中心，即使走了許多人，海盜與海盜追隨者依舊是新普羅維登斯最主要的居民。到了一七一八年十一月底，羅傑斯連看住十名囚犯的人力都沒有，更不要說替殖民地抵禦范恩或西班牙的入侵艦隊了。疾病使他獨立公司的人數銳減，甚至連醫生都死了。[53]他帶來的四艘船中有三艘不見了：十門炮的「巴克」號被海盜偷走，二十門炮的「樂意」號撞毀在沙洲，六門炮的「山謬」號正在前往倫敦的路上，準備請求更多的軍隊與補給。[54]羅傑斯和敵人中間唯一的阻隔只有「德利西雅」號、人力不足的碉堡廢墟，以及霍尼戈、寇克蘭與博格斯的勢力。羅傑斯與島上海盜支持者最終的意志考驗來臨了。

十二月九日那天，囚犯被帶到碉堡，護送進一間警衛室，審判在那裡展開。獨立公司的領袖羅伯特·波鄉（Robert Beauchamp）帶著剩下的六十名士兵全員守著入口，然後加入審判。他坐在羅傑斯、首席大法官費爾法克斯，以及其他羅傑斯任命為法官的五人旁邊，其中包括已經金盆洗手的前海盜船長、現任民兵軍官博格斯，以及托馬斯·沃克。不用說，沃克一定很高興終於可以參與巴哈馬海盜的判決。審判持續了兩天，無數證人指證九名海盜的罪行，只有約翰·西普斯（John Hipps）證實是被迫上船的，無罪釋放，其他人都被判處絞刑，包括黑鬍子的前炮手康寧漢。行刑日定在兩天後，有幾個人求羅傑斯暫緩行刑，但總督拒絕了。審判記錄寫道：「總督告訴他們，從他們被抓的那天起……就該知道自己逃不了。」[55]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三百人集合在碉堡東北面的土牆下，絞刑台建在沙質海岸線上，一旁就是大海。聚集的人群幾乎都是前海盜，有人可能是去阻止行刑的。官方審判記錄寫道：「除了總督的追隨者，還有一些人目睹這場悲劇，但（那些人）近來也應得到相同的命運。」[56]上午十點，九名囚犯由憲兵司令帶出特別監獄，在層層戒備下被送到土牆上方。群眾的舉止不太尋常。有些人替前弟兄歡呼，其他人則帶著提防的眼神，看著土牆上瞄準他們的重炮，以及絞刑台周圍。囚犯站在土牆上，大部分的人感到恐懼，包括他們的帶頭者約翰·奧格（John Augur）。他身穿骯髒的衣服，沒有洗澡也沒有刮鬍子。相較之下，二十八歲的丹尼斯·麥卡錫（Dennis McCarthy），以及二十二歲的托馬斯·莫裡斯（Thomas Morris）則穿得花枝招展，手腕、脖子、膝蓋與頭上都裝飾著藍色與紅色長緞帶。莫裡斯心情很好，不時微笑。麥卡錫開心地看著群眾，大喊：「他知道曾經有個年代，島上有許多勇敢的人，不會讓他像條狗般受苦。」他還把兩隻鞋子踢出牆外，踢進圍觀人群裡，因為「有些朋友常說他會橫死街頭，但他要讓他們變成騙子」。人群鬧哄哄的，但沒有人試圖穿越有重兵把守的碉堡。在囚犯的要求下，島上的胡格諾派牧師朗讀了數段禱詞與聖詩，「所有在場的人都加入」。牧師念完後，司令把囚犯一個一個帶到土牆邊，爬下梯子，走到絞刑台上。莫裡斯在梯子上方停住，出言諷刺：「我們有個好總督，但他是個嚴厲的人。」梯子下方不遠處，是一個掛著九個繩結的木檯子，由三個大桶撐住。審判記錄寫道，每個人都被帶到自己的繩結前，「行刑人綁好繩子，靈巧得就像在泰伯恩（Tybourne）工作過一樣」——泰伯恩是倫敦主要的行刑場所。囚犯的雙手被綁在身後，繩結等著，他們有四十五分鐘時間，可在喧鬧的人群面前說出遺言，喝最後一杯酒，唱最後的聖歌。

大部分的囚犯喝酒以減少恐懼，特別是前職業拳擊手威廉·劉易斯（William Lewis）。他急著向其他囚犯與圍觀者敬酒，在要求多給一點酒時，悶悶不樂的囚犯威廉·林（William Ling）大聲回答：「（這種）時候水比較適合他們。」二十四歲的愛爾蘭人威廉·道林（William Dowling）醉到不行，「他在檯子上的舉止十分放鬆」。麥卡錫與莫裡斯還沒放棄人群，一再慫恿他們衝到台上。依據《海盜通史》的說法，莫裡斯開始「指責圍觀者怯懦膽小，就好像他們喪失榮譽，不敢挺身而出，搶救他們即將面臨的恥辱死亡」。依據官方記錄，幾個「他們從前的幫派弟兄」衝到前方，「一直跑到絞刑台下方司令衛兵能夠容忍的底線之處……但頭頂上方有太多武裝力量壓制著他們的意志，他們無法做任何事」。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羅傑斯站到前方，宣佈年輕的喬治·羅習維爾（George Rounsivell）在最後一刻獲得緩刑。他後來解釋稱，「我聽說（他）是韋茅斯忠誠良善雙親的兒子」；韋茅斯位於羅傑斯家鄉多實郡。[57]這個幸運的年輕人被鬆綁並帶下木台。司令的部下接著抓緊綁在支撐檯子的桶上的繩索，等著羅傑斯下令。在最後一秒鐘，莫裡斯大喊他「原本可為這些小島帶來更大的災禍，他希望當初真的那麼做了」。[58]

羅傑斯做出手勢，衛兵拉緊了繩索。依據官方記載，「檯子崩塌，八人彈了出來」。拿騷港平靜的藍色海水前方，八具屍體搖晃。羅傑斯知道自己終於佔了上風。

的確，羅傑斯知道這次的處決給了希望推翻政府的人致命一擊。聖誕節過後不久，幾個不滿的居民秘密集會，密謀殺害羅傑斯與官員，「然後佔據碉堡交給海盜使用」。[59]但拿騷的民眾不贊同這些密謀者，幾個知道陰謀的人向羅傑斯通風報信，羅傑斯抓住了為首的三個人，「處以……嚴厲的鞭刑」。行刑過後，這場政變少有人支持，羅傑斯判斷他的新囚犯無法傷害他，幾個星期後，他寫信告訴英國大臣，「我將釋放他們」，並在未來「加強警備」。

島內安全了，但羅傑斯還面對著其他威脅。他依舊在關注西班牙人，以及范恩和其他幾個依舊逍遙法外、在巴哈馬群島一帶行動的海盜。

范恩被罷免

范恩在一七一八年十月中旬，從奧克拉寇克往南航行時，一定感到很沮喪。他無法說服黑鬍子加入，和他一起對抗拿騷，二十門炮的雙桅帆船上又只有九十人。依據線報，他們人數這麼少，就連羅傑斯在新普羅維登斯島上明顯不足的武力，也抵擋得了他們的攻擊。如果他要驅逐總督，振興海盜共和國，就得累積勢力，或是希望西班牙人再次入侵並摧毀政府，然後拋下這座島。眼前他只能瞄準較小、較弱的目標。對他來說，連哈勃島這個目標也過大，當地的防禦人手充足，而且有湯普森與寇克蘭一家人在維護。鄰近的伊柳塞拉島上的那座農業小村莊，就不一樣了。兩百平方英里的小島上，只有幾戶人家，而且只能召集七十名民兵。范恩提議攻擊伊柳塞拉島，搶劫補給，然後往南到人煙稀少的伊斯帕尼奧拉島，建立自己的海盜營地，等著旁邊的巴哈馬島出事。包括船需長「印花布傑克」拉克姆與大副羅伯特·迪爾（Robert Deal）在內，大家都同意了。[60]

伊柳塞拉島的劫掠十分成功。海盜們跑到岸上，搶走居民的酒，以及所有帶得走的牲畜。雙桅帆船像一陣風似地離開，就跟來的時候一樣。甲板上滿滿都是活豬、活山羊、活綿羊，還有家禽，足夠大吃大喝好幾回。十月二十三日那天，他們穿越巴哈馬群島往南時，虜獲兩艘船：一艘小型單桅帆船，以及從金斯敦回塞勒姆的四十門炮單桅帆船「努力」號。[61]「努力」號船長約翰·夏托克（John Shattock）事後做證稱：「范恩……攻擊他，升起黑旗，然後對他開了一槍。」「（范恩）命令他放下小船並到船上來，（他）聽令行事。」夏托克的船員顯然船划得不夠快，因為海盜開始大吼「如果不快一點」，他們會「大肆掃射」。海盜把夏托克的船員留在海盜船上兩天，並毆打與虐待他們的船長。與此同時，「努力」號的火藥、鹽、鯨油被掠奪一空。夏托克抱怨遭受虐待時，大副迪爾回答：「去你的，你這條老狗。說出錢在哪裡。如果我們發現你說了任何一個謊，都會讓你和你的船下地獄。」嚇壞了的船長說出海盜想知道的事，二十五日那天，他獲准駕駛「努力」號離開。小單桅帆船則被范恩留下來當補給船，一起帶到伊斯帕尼奧拉島。

這趟航程中，海盜「在船上放蕩」過日，大量飲酒，大嚼新鮮屠宰的農場動物。[62]或許是因為放縱過度，他們幾乎一個月都沒有虜獲任何一艘船。最後的雞被殺掉、酒桶只剩殘渣時，海盜們的士氣開始消沉。他們放棄了赦免，希望能開心度日，發財致富，威脅漢諾威國王的軍隊，現在卻發現自己處於清醒、無聊、心中充滿怨氣的狀態中。

十一月二十三日那天，他們糟糕的心情提振起來。負責瞭望的同伴發現一艘大型護衛艦順風而來。[63]范恩命令雙桅帆船與單桅帆船攻擊那艘船，主桅掛上黑旗，等著那艘船投降，幾乎就像先前的每艘船一樣。但是，那艘船的船長升起一面裝飾著金色小鳶尾花的白旗：那是法國海軍的旗幟。[64]大炮口推出先前沒人留意到的射擊孔，一陣隆隆的爆炸聲之後，法國軍艦連珠炮似地轟炸范恩的雙桅帆船。不過，法國炮手因為把大炮藏到最後一秒鐘而無法準確瞄準，一陣萬彈齊發後，雙桅帆船幾乎毫髮無損。

范恩不是怯戰的人，但他看出自己火力不如人，下令掉頭逃進風裡。法國護衛艦依據風向調整船帆，然後出乎范恩意料地跟了上來。據俘虜事後回憶：針對接下來該怎麼辦，「海盜們吵了起來」。范恩主張逃跑，但船需長拉克姆及許多船員想拿下這艘軍艦，主張「雖然那艘船的大炮較多，可以發射的炮彈也較重，但他們可以登船，身手最好的人就會獲勝」。范恩回應稱：「這樣做太輕率，也太孤注一擲，這艘軍艦的武力看起來是他們的兩倍（二十四門炮）。」「他們還沒能登上軍艦，雙桅帆船就可能被擊沉了。」迪爾和其他十五名海盜同意范恩的主張，但其他七十五人支持拉克姆。范恩不願意執行他眼中的自殺任務，便擺出權威姿態，強迫海盜們撤退，船長在「戰鬥、追逐或逃生時」有絕對的權力。船員氣壞了，但出於尊重他們簽署過的條款，只有遵從命令，加緊控制船帆，最後把法國護衛艦拋在後頭。

這一事件讓范恩付出了慘痛代價。隔天海盜脫離危險後，范恩再也沒有戰時的權力了。拉克姆身穿五顏六色的印度印花布召開船員大會，自信地以投票挑戰范恩的領導權。《海盜通史》的作者幾年後寫道：「一項違反（范恩）榮譽與尊嚴的決議通過了。」「他被冠上懦夫之名，指揮權被剝奪，帶著恥辱的印記被趕出船員的隊伍。」范恩、迪爾，以及十五個忠誠者被放上海盜在長島拿下的小單桅帆船，另外還給了一些補給與彈藥。海盜選拉克姆為新船長，駕駛單桅帆船離開，前往牙買加。范恩遭到罷免，喪失了指揮權。[65]

黃金年代結束了

不管范恩曾有過多少「兇猛」的記錄，像是反抗皇家海軍、封鎖城鎮、讓整個殖民地陷入恐慌，但他的海盜生涯卻有些虎頭蛇尾。

范恩現在只剩下一艘單桅帆船、十五個人，以及一兩門大炮，再也無力威脅國王陛下的政府，但無論如何，他還是試圖重建勢力。他們往南到叢林遍佈的洪都拉斯灣海岸時，他和迪爾盡了最大的努力，讓他們微不足道的小船從補給船變成了炮艇。他們裝上大炮，移動壓艙石，調整索具。十一月底時，他們在牙買加西北海岸逗留數天，抓到兩艘佩利亞加船與一艘單桅帆船，還說服船上大部分甚至全部的人加入他們。迪爾接下第二艘單桅帆船的指揮權，海盜們繼續往南，在十二月十六日抵達洪都拉斯灣一個錨地，突襲了兩艘單桅商船，扣押後拿來幫忙清理船身。幾天後，范恩虜獲這輩子最後一艘船：「王子」號（Prince）。[66]那是一艘來自緬因基特裡（Kittery）的四十噸重單桅帆船，船長是托馬斯·沃登（Thomas Walden）。范恩的手下現在散在五艘船中，他領著眾人來到最終目的地：距離洪都拉斯海岸四十英里的海灣群島。

對一個還在恢復元氣的海盜船長而言，海灣群島是完美的巢穴。從亨利·摩根一直到約翰·考克森（John Coxon），這裡是好幾代海盜的隱居處。這裡的小島植物茂密、多山又避人耳目，提供了范恩一群人所需的一切：新鮮泉水、隱秘的錨地、木材、獵物、魚群匯聚的珊瑚礁。珊瑚礁離海岸非常近，涉水即可抵達。范恩在瓜納哈島（Guanaja）設立營地，錨地在南方海岸那尖銳的暗礁與沙洲之間，出入口不下七十處。[67]從十二月底到二月初，范恩在這裡清理船身，和船員聊天，在島上沙灘享受鮮魚、螃蟹、醃豬肉。這段平靜的插曲結束時，范恩與迪爾登上各自的單桅帆船，前往西班牙大陸。他們一定想要拿下一艘「戰船」，讓自己重新成為霸主。

出海幾天後，海盜們碰上兇猛的颶風。范恩與迪爾在滔天巨浪與狂風暴雨中走散，風吹雨打兩日後，范恩的單桅帆船被衝上岸，地點是洪都拉斯灣一個無人居住的迷你島。他的船支離破碎，大部分船員及船上所有的食物和補給，都消失在了海裡。[68]范恩九死一生，但「由於缺乏必需品，窘迫至極」。他以落難身份過了幾個星期，靠著造訪島上的好心海龜獵人才活了下來。那些獵人乘著平底小船從大陸過來，給了他一些肉。海龜獵人一定是慘兮兮的一群人，因為范恩寧可待在島上，也不肯加入他們的叢林營地。他知道，來這裡尋找飲水與柴火的英格蘭商船一定會出現，可以帶他重返文明世界。

范恩是對的。在冬天的尾聲或一七一九年早春，一艘來自牙買加的船在他的小島下錨。范恩和他們打招呼，意外發現船長是老朋友。那個人是退休的加勒比海盜，名字是霍爾福德（Holford），但霍爾福德知道這位老友的名聲，拒絕讓他上船。據說他告訴這個可憐的海盜：「查爾斯，除非把你當成囚犯對待，否則我無法信任你，讓你待在我船上。」要不然，「我會（發現）你勾結我的船員，敲昏我的頭，然後帶著我的船跑去當海盜」。他讓范恩待在岸上，說他大約一個月後會帶著墨水樹貨物回來。他保證「如果我回來的時候你還在這座島上，我會帶你回牙買加，然後吊死你」。

范恩很幸運，一個月過去之前，另一艘船來到小島找水，這一次船長和船員都不認得他。范恩因為急著離開小島，便捏造了一個名字，簽約成為餘下航程的船員。

霍爾福德不久後抵達錨地。范恩現在擔任船員的那艘船的船長，邀他上船吃飯。霍爾福德走下甲板前往船長室時，恰巧瞄了貨倉一眼，看見范恩正在工作。霍爾福德立刻去見船長，告訴友人這名落難者的真實身份與名聲。霍爾福德此時正要回牙買加，於是自願帶范恩回去受審。范恩很快發現一把槍指著自己，霍爾福德的船員將他銬上鐵鏈。一艘普通單桅商船的船員抓到了全美洲惡名昭彰的海盜。[69]

一兩個星期過後，范恩回到牙買加，被遭他鄙視的國王關進監獄。出於不知名的原因，他在監獄裡度過了快一整年的時間，才被帶到牙買加首府西班牙鎮接受審判，時間是一七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他知道判決不會有異議。無數證人到法庭上指證他：他虜獲過的各種船隻的船長、船員與乘客，就連皇家海軍的「鳳凰」號皮爾斯艦長也來了，證明范恩是如何嘲弄國王的赦免。輪到范恩替自己辯護時，他沒有傳喚證人，也沒有問任何問題。他的海盜生涯從漢密爾頓總督的私掠船開始，而如今，漢密爾頓的繼任者尼古拉斯·勞斯（Nicholas Lawes）總督宣佈：「如同以往的判決。」「吊起脖子，直到死亡為止，願上帝保佑他的靈魂。」

一七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三，范恩在羅亞爾港的絞刑地（Gallows Point）被吊死。[70]勞斯總督命人砍斷繩子，將屍體運到港口入口處的大炮礁（Gun Cay），掛在示眾架鏈子上，讓所有水手都看到。接下來的幾個月，甚至是幾年後，眾人看著范恩的身影一點一點消失，鳥類和昆蟲噬食，風吹日曬，直到他的殘骸以及海盜的黃金年代成為故事，迴盪在一千艘破爛船隻嘎吱作響的甲板吊床上，或在酒館爐火邊由旁人述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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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海盜末日（一七二○～一七三二年）

一七一八年十二月，拿騷的海盜處決完畢後，羅傑斯再也不擔心自己的政府會被推翻了，但西班牙人的威脅依舊存在。一七一八年到一七一九年冬天，他盡了最大努力增強窮困殖民地的防禦基礎，激勵懶惰的人防守拿騷碉堡，寫信請求增援，並乞求牙買加分部指揮官張伯倫司令提供海軍援助，但沒有成功。一七一九年三月，他收到英國與西班牙再度開戰的官方消息[1]，立刻將私掠任務交給許多巴哈馬的前海盜。[2]大概大部分人都很熱心地重返類似海盜的工作。羅傑斯的政府很快就資金告罄，他開始自掏腰包，支付殖民地水手與士兵的薪餉、食物與補給，希望其他投資人或國王以後會彌補他。[3]儘管羅傑斯做了一切努力，他自己也知道，要是有人極力試圖入侵，巴哈馬絕對無力驅逐敵人。

一七一九年五月，西班牙侵略艦隊從古巴出發，帶著三四千名士兵。如果這支艦隊依照計劃攻擊新普羅維登斯，島上微弱的防禦工事一定會被摧毀一空。但西班牙司令在途中收到消息：英法聯軍此時在佛羅里達彭薩科拉（Pensacola），拿下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要塞。西班牙艦隊因此掉頭，航向佛羅里達灣沿岸地區，再度放過巴哈馬，這一時間長達九個月。[4]

羅傑斯繼續強迫與催促拿騷「非常懶惰」的市民完成碉堡修繕工作。千鈞一髮的西班牙人入侵讓每個人動了起來，但也只持續了幾個星期，之後大部分人都拋下自己的工作崗位，讓羅傑斯「只剩幾個最好的人手……黑人，還有我自己的人」。[5]羅傑斯沒有從王室那得到任何財政支持，繼續靠著賒賬購買必要的戰爭補給：到了一七一九年年底，金額已達兩萬英鎊，有些是用他個人的名義，而不是他所屬的投資團體。許多供貨商開始因為收不到錢就不供貨。他在一七二○年年初提醒貿易及種植業委員會（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官員：「我收不到賬單在本土得到支付的消息，我被迫欠下太多債務。」「我不得不（繼續這麼做）……要不然我們會餓死，或是死在西班牙人之手。」這封信跟他以往寄給政府的每一封信一樣，沒有收到任何答覆。其實，他已經有幾乎一整年的時間，沒有從中央政府那裡收到任何的消息了。[6]海盜被擊敗後，喬治國王的政府似乎忘了巴哈馬群島的存在。此外，羅傑斯也沒有從海軍那裡得到太多支持。根據他的說法，海軍艦長「不太在乎這個才起步的殖民地」。他當總督的第一年，只有兩艘軍艦造訪過拿騷：一艘是為了轉交官方郵件，另一艘是惠特尼艦長的「玫瑰」號，航行狀況不佳，為了取得淡水才不得不來此。惠特尼在寫給海軍部的報告中，不屑地提到「本人留意到總督對一切事都感到不滿」。羅傑斯依舊在「抱怨缺乏支持，恐怕（他和他的投資人）會一直如此，直到他們在全美洲的信用得到清償（意指他們的賬單得以支付之後）」。[7]

即使如此，當西班牙侵略艦隊於一七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現在拿騷時，羅傑斯還是有辦法以五十門炮的碉堡面對他們，此外還有十門炮的東側炮台、「德利西雅」號、一百名士兵、五百名武裝的民兵。機緣巧合之下，配備二十四門炮的第六級護衛艦「夫蘭巴洛」號（Flamborough）當時在拿騷，儘管羅傑斯必須威脅粗魯的艦長約翰·希爾德斯裡（John Hildesley）留下來防守小島。西班牙人有三艘護衛艦，各有四十門、二十六門與二十二門炮，另外還有一艘二十門炮的雙桅帆船、八艘武裝單桅帆船，以及一千三百名負責入侵的士兵。羅傑斯的防禦工事讓西班牙人打消了直接攻擊港口的念頭，改在豬島後方上岸，準備在黑夜中乘著小船通過狹窄的東側水道。兩名英勇的哨兵都是自由黑人，奇跡般地發射足夠多的火槍子彈，嚇退了西班牙人。[8]諷刺的是，這兩個救了羅傑斯的人之前大概是奴隸，而羅傑斯則以買賣奴隸為業。

巴哈馬保住了，但相關的努力掏空了羅傑斯的健康和財務。皇家政府依舊無視他的信件，商人不讓他賒賬，殖民地的經濟因為缺乏具有生產力的殖民者，依舊處於癱瘓狀態。羅傑斯的身體差到兩度瀕臨死亡。一七二○年十一月，他到南卡羅來納待了六個星期，希望較為涼爽的天氣以及查爾斯頓較為文明的環境，能讓自己恢復健康，不料卻碰上這座城市的政治鬥爭。羅傑斯在一場決鬥中受傷，對手是「夫蘭巴洛」號的艦長希爾德斯裡，起因是「他們在（新）普羅維登斯的爭論」。[9]羅傑斯回到拿騷前，送了最後幾封信給倫敦，懇求協助與指示。就像先前的許多信一樣，石沉大海。

到了仲冬，羅傑斯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在一七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寫信給貿易委員會稱：「我再也無法在這樣的基礎上撐下去，從我抵達後，就一直是這樣的狀態。」「我在這個被拋棄的地方與情勢裡，沒有任何足以撫慰心靈的事，（除了）我已經盡了對國王陛下與國家的職責，儘管代價是完全破產。」一個月後，羅傑斯把殖民地交給威廉·費爾法克斯，航向英格蘭，希望面對面的會議能比通信更為有效。[10]他在八月抵達倫敦，卻得知喬治國王解除了他的職務，新總督已啟程前往拿騷。更糟糕的是，他的投資人也已變賣在巴哈馬群島開展貿易、殖民的共同夥伴公司，並未支付羅傑斯個人替他們先墊付的六千英鎊。羅傑斯再度破產，債主開始對付他，不久之後，他就被鎖在債務人監獄裡。這個曾經拿下馬尼拉大帆船、驅逐加勒比海盜，並成功在武力是其兩倍的侵略勢力面前守住戰略性國土的人，鋃鐺入獄。[11]

前海盜的終局

許多前海盜在四國同盟戰爭期間成為私掠者，斬獲不一。海盜共和國的奠基者本傑明·霍尼戈從羅傑斯手中接下委任，在海上對抗西班牙海盜，基地是熟悉的拿騷避風港。一七一九年春天，他的船潛伏在哈瓦那附近時，被一艘西班牙船與一艘雙桅帆船抓住，他可能死在交戰之中或古巴監獄，因為他的巴哈馬同伴此後再也沒有見過他。[12]喬西亞·博格斯一度是拿騷第三大勢力的海盜，曾以上尉身份在羅傑斯的獨立公司服務，還是附屬海軍法院法官與私掠船船長。博格斯的私掠船在阿巴科沉沒，他本人淹死了。[13]遭逢相同命運的人還包括羅傑斯在絞刑台赦免的年輕人羅習維爾，他在回到水中試圖救博格斯時溺斃。

亨利·詹寧斯與雷·亞許沃斯兩個人都在牙買加之外，以私掠者的身份活動著。詹寧斯特別成功，他在一七一九年十月抵達紐約，乘著自己值得信賴的「巴謝巴」號，還帶了兩艘雙桅帆船，以及一艘在韋拉克魯斯從西班牙人手中得來的單桅帆船。詹寧斯活過了戰爭，重返百慕大體面的海上貿易。一七四五年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期間，他的單桅帆船在西印度群島被拿下，可能是監獄生活奪走了這個六十出頭的傢伙的性命。[14]亞許沃斯則行蹤不明，不過在一七一九年五月，他再度越過私掠者與海盜之間的界限，攻擊羅傑斯的私掠船船主，在古巴綁架了托馬斯·沃克的一個兒子。[15]

其他人則完全跳過那條界限，其中最惡名昭彰的，就是范恩從前的船需長「印花布傑克」拉克姆。

不讓鬚眉的安妮與瑞德

拉克姆不缺勇氣，但或許缺乏判斷力。他在一七一八年十一月拋下范恩後，說服部下航行到牙買加海岸附近，那一帶特別危險，島上正是皇家海軍西印度群島艦隊的基地，以及大量武裝商船來往之處。不過，風險帶來報酬。十二月十一日，海盜追逐商船「金斯敦」號（Kingston），在離羅亞爾港非常近的地方拿下那艘船，鎮上的人看著那場攻擊。[16]「金斯敦」號載著價值兩萬英鎊的貨物，大部分是藏在大宗貨物裡的大包金錶。牙買加船主不會讓這麼厚顏無恥的小偷得逞。港口當時恰巧沒有戰艦，但在總督的祝福下，船主武裝了兩艘私掠船，以奪回自己的船。

三個月過後，在一七一九年二月初，私掠船終於在松樹島找到「金斯敦」號。拉克姆的雙桅帆船也停在一旁，但大部分的船員都在岸上，他們把雙桅帆船的船帆改成臨時帳篷與雨篷，在船帆下呼呼大睡，以減輕宿醉。拉克姆的海盜幫被突襲，完全沒辦法自保，逃進樹林，直到私掠船帶著「金斯敦」號與大部分的貨物離開。拉克姆和手下只剩兩艘小船、一艘輕舟、一些小型武器、二十隻銀表、幾大包絲質長筒襪與蕾絲帽。海盜們穿上華美衣物，開始爭論對策。他們從俘虜那得知，喬治國王已延長赦免期限，而這次延長讓黑鬍子部分手下得以逃脫弗吉尼亞的絞刑，拉克姆與六名追隨者決定在拿騷接受赦免，宣稱是范恩強迫他們當海盜的。他們搭著其中一艘小船離開，跑到古巴東端一帶，一路上拿下好幾艘西班牙小船。[17]

拉克姆在一七一九年五月中旬抵達拿騷，說服羅傑斯赦免他的手下。他們在拿騷待了一陣子，兜售手錶和長筒襪，享受酒館與妓院剩下來的東西；此時羅傑斯還在發送新教徒宗教小冊子給前海盜，他大概嚴格限制了拿騷的部分道德放縱。錢花光後，拉克姆的朋友搭乘私掠船或商船出航，他自己則因為船長可以分雙倍贓物，撐了比較久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他結識了新普羅維登斯最出名的蕩婦安妮·伯尼。[18]安妮是小海盜兼羅傑斯的線人詹姆士·伯尼的妻子。拉克姆喜歡上這個性格急躁的年輕女人，她像海盜一樣罵髒話，隨時隨地可能讓丈夫戴綠帽子。拉克姆把剩下的錢花在追求安妮上，然後加入博格斯最後的私掠任務，並把自己分得的戰利品花在這位新情人身上。兩人陷入愛河，一七二○年春天或初夏的某個時刻，兩人跑到詹姆士·伯尼面前，要求取消婚姻。伯尼同意了，換來大量現金，但還需要有體面的證人簽署相關文件，結果他們選了一個非常糟糕的人：理查德·特恩裡（Richard Turnley）。這個人被部分圈子輕視，因為羅傑斯最初抵達時，他當了領航員，讓「玫瑰」號安全進港。特恩裡不但拒絕當證人，還告知了羅傑斯總督這件事。羅傑斯可能是讀了太多自己帶來的宗教小冊子，他告訴安妮，要是她取消婚姻，他會把她扔進監獄，然後強迫拉克姆在監獄裡鞭打她。安妮「答應自己會非常乖，好好跟丈夫過生活，再也不在外面亂來」，但她無意遵守任何一項承諾。

拉克姆和安妮無法在岸上繼續兩人的關係，決定到海上當海盜。這對情侶招募了六名牢騷滿腹的海盜，以及安妮的一名密友：女扮男裝的水手瑪麗·瑞德（Mary Read）。《海盜通史》的作者誤稱安妮與瑞德在海上結識，說瑞德在扮成男人時，被強押上拉克姆的海盜船。依據這個常被引用的說法，安妮喜歡上了這張年輕的新面孔，卻在追求時發現她的真實性別。據說瑞德接著向安妮解釋，自己的母親把她當男孩扶養，以假冒成另一個男人的兒子。她後來成為水手與步兵，海盜虜獲她服務的商船時，讓她來到拿騷。的確，兩個女人可能是在安妮誤認瑞德為年輕帥哥後認識的，但這場相遇幾乎肯定不是發生在海上，而是在拿騷。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件事，是因為拉克姆和安妮決定一起當海盜時，瑪麗·瑞德就已經和他們在一起，而且羅傑斯總督早就清楚她的身份和性別。[19]羅傑斯發表在波士頓報紙的官方聲明中，便直指這名女子的姓名。

《海盜通史》的說法部分正確，即這名女子的確變成女扮男裝的海盜。一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深夜，拉克姆、安妮·伯尼、瑪麗·瑞德，以及六名男子，偷了全巴哈馬最輕巧的「威廉」號。[20]這是一艘十二噸重、六門炮的單桅帆船，船主是外號為「有辦法就抓住他」的私掠者約翰·哈姆（John 「Catch Him if You Can」 Ham）[21]。「德利西雅」號上的看守者在海盜離開港口時挑戰他們，但他們宣稱因為弄斷了錨纜，那天晚上會待在港口外，然而實際上卻帶著「威廉」號跑到新普羅維登斯島後方，開始劫掠小漁船，以及來自巴哈馬各地的其他船隻。不滿意生活的水手與前海盜陸續加入他們，人數因而越來越多，拉克姆與安妮還出航抓特恩裡，他們知道此人正在巴哈馬外圍沙洲獵海龜。這兩個人毀了他的船，強迫三名船員加入他們。同時，特恩裡和年紀尚小的兒子躲進了樹林。拉克姆與安妮留下第四名船員，要他帶話給特恩裡：要是再被拉克姆和安妮碰上，他會被鞭打至死。[22]

接下來的兩個月，安妮與瑞德變得難分難捨，並在時尚方面達成折中方案。一名曾被她們俘虜的人，後來在法庭上做證稱，「當她們看到任何船隻，並開始追逐或攻擊時，會穿上男人的衣服」，如同瑞德希望的一樣；「在其他時候，她們則穿女人的衣服」。在這個女水手聞所未聞的年代，安妮與瑞德積極參與格鬥、替男人運送火藥、交戰時打鬥與恐嚇俘虜。在牙買加北側被海盜扣押的漁婦桃樂絲·托馬斯（Dorothy Thomas）做證稱，兩個女人「穿著男人的外套與長褲，頭上纏繞著手帕……手上拿著大刀與手槍，對著男人咒罵，（一直說）……他們應該殺了她，以防她（做證）對他們不利」。托馬斯說自己能看出兩人是女人的唯一理由，是「她們的大胸脯」。一七二○年十月二十日，海盜大膽襲擊停在潮漫灘的單桅帆船「瑪麗與莎拉」號（Mary & Sarah），地點是牙買加北岸。船長注意到安妮「手上拿著槍」，「她們都非常無禮，不停咒罵，非常願意隨時在船上做任何事」。[23]

雖然拉克姆的情人就在船上，但他還是繼續採取不顧後果的策略。幾乎整個十月都待在牙買加沿岸，從一個港口跑到另一個，偷走小型船隻，並招募更多船員。很快，好幾艘牙買加私掠船尾隨其後，包括由前巴哈馬海盜龐德維指揮的船。龐德維一直在威脅西班牙航運，他趁拉克姆在牙買加西端岸邊招募船員時追上他。拉克姆沒有試圖隱瞞自己的身份，而是立刻朝著龐德維的船開火。龐德維撤退，並告訴喬納森·巴內特船長（Captain Jonathan Barnet）這件事。巴內特是私掠船船長，正駕駛火力充足的單桅帆船追捕拉克姆。巴內特整個下午都在追逐拉克姆，接著天黑了，拉克姆的許多手下開始喝酒。酒精可能影響了海盜駕駛輕快船隻的能力，因為到十點時，巴內特把距離拉近到能聽見喊話的距離。他命令海盜「立刻臣服於英格蘭國王的旗幟」。拉克姆單桅帆船上的某個人回應「我們誰都不臣服」，於是巴內特的船員發射旋轉炮。[24]

拉克姆的大部分手下躲進貨艙，留下瑞德與安妮在甲板上。依據《海盜通史》的說法，瑞德「要甲板下的人出來，像個男人一樣打架，那些人動也不動，所以她朝著貨艙裡的人開槍，殺了一個人，而其他人則受了傷」。[25]不久之後，巴內特的人猛烈開火，一陣子彈落下，海盜的縱帆下桁掉落到甲板上，彈痕纍纍的主桅也跟著垮下。海盜這下無法操縱船隻了，只好求饒。巴內特的人一擁而上，翻越欄杆，拿下船上所有人，並在隔天早上把他們移送給岸上的民兵軍官。不久後，印花布傑克、安妮·伯尼、瑪麗·瑞德身處西班牙鎮牢籠，等候審判。

和他們關在一起的還有范恩。我們不知道海盜能否彼此交談，如果可以，范恩可能有些非常不好聽的話要告訴自己的船需長。要不是拉克姆兩年前背叛他，范恩可能會成功建立足以媲美貝勒米與黑鬍子的海盜艦隊，但分裂之後，兩個人都無力對大英帝國造成什麼嚴重傷害。拉克姆被安排第一批受審，被判有罪。行刑日是一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安妮·伯尼獲准見他最後一面。據說她告訴他：「很遺憾見到你這樣，但如果當時你像個男人戰鬥，現在就不會像條狗被吊死。」[26]接著，拉克姆與其他四個人在羅亞爾港的絞刑地被處死，屍體放在小島港口的一個示眾架上，該地稱為「拉克姆礁」（Rackham』s Cay）。拉克姆和范恩被分開吊死，但兩人在羅亞爾港搖晃的屍體可以彼此相望。[27]

瑪麗·瑞德與安妮·伯尼則在一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受審，宣告有罪，被判處死刑。兩人在西班牙鎮法庭上，替勞斯總督及其他官員準備了驚喜，「替自己的肚子請命」，宣稱「自己懷著孩子」，不能被處決，因為法庭剝奪胎兒性命是違法的。[28]勞斯命人檢查兩個女人，證明她們的宣稱屬實。行刑延後，兩人大概被送回監獄。瑞德後來在監獄死於高燒，一七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埋在牙買加的聖凱瑟琳教堂（St.Catherine』s church）。[29]安妮·伯尼下落不明，似乎沒有被處決。[30]她的父親是南卡羅來納大農場主，可能有些門路。安妮懷孕期間，這個長久沒有來往的父親可能想辦法讓她得到赦免。就算她真的死在牙買加，下葬記錄也遺失在歷史裡了。

餘黨掙扎求生

拉克姆與范恩被處決後，海盜的黃金年代落幕。船隻依舊會遭受攻擊，特別是在西非一帶，但海盜再也不曾取得上風。除了幾個特例外，海盜在一七二○年代幾乎都在與官方玩貓抓老鼠的遊戲，再也未能威脅殖民地。英國當局估計全世界的海盜人口在一七一六年到一七一八年之間大約是兩千人，但一七二五年時只有不到兩百人，銳減九成。[31]一七二二年之後，大部分的海盜都放棄了希望，不再想著建立自己的共和國，或是推翻英格蘭的漢諾威國王。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只是在掙扎求生而已。

那並不是說飛幫所有的海盜都被打敗了。其實，許多在一七一八年放棄巴哈馬群島的死硬派海盜，還繼續活躍了幾年，其中幾個人還讓自己舒服退休。長期和貝勒米合作的奧利維·拉布其帶著自己的戰艦，在海盜共和國垮台前去了背風群島。一七一八年六月十二日，「士嘉堡」號的休姆艦長在布蘭基亞島困住拉布其，當時他下錨在那裡，正在掠奪一艘小型單桅帆船。護衛艦靠近時，拉布其和大多數船員靠著速度更快、更靈活的戰利船逃跑，最終逃到西非，碰上幾個巴哈馬弟兄，包括愛德華·英格蘭與保斯葛雷福·威廉姆斯。[32]整體來說，拉布其在西非與印度洋順利建立起長久事業，一直到一七三○年被法國官方抓到，處決地是留尼旺島。[33]他的墓穴現在是觀光勝地。

威廉姆斯也跑到非洲，人們最後看到他是在一七二○年四月，當時他在拉布其的雙桅帆船上當船需長。[34]曾被抓上那艘船的奴隸船長威廉·史內爾葛雷福（William Snelgrave）回憶稱，威廉姆斯脾氣暴躁、精神沮喪，沒被挑釁就威脅暴力相向。另一名俘虜告訴史內爾葛雷福：「不用怕他，他平常就是這樣講話，但你上船之後，一定要叫他船長。」的確，威廉姆斯喜歡別人用從前的稱謂叫他，因為喪失指揮權讓他不太開心。史內爾葛雷福還說，海盜船隊上的海盜喝酒向「詹姆士三世」致敬，顯示威廉姆斯身旁依舊有詹姆士黨人。威廉姆斯大概跟了拉布其一段時間，然後可能和其他年紀大的海盜一起定居在馬達加斯加。他再也沒有見過自己在羅得島的妻兒，但他的長子似乎從未忘記他。小保斯葛雷福·威廉姆斯長大後，成為假髮製造商，專門製作他父親喜愛戴的長假髮。[35]

偷了羅傑斯私掠船「巴克」號的小海盜，製造了新一批亡命之徒，威脅著大西洋與印度洋。他們劫掠從弗吉尼亞到西非的船隻，領袖是大膽的韋爾斯人霍維爾·戴維斯（Howell Davis）。[36]一七一九年十一月，戴維斯脅迫木匠巴瑟羅姆·羅伯茨（Bartholomew Roberts）到「巴克」號上服務，不久後，戴維斯在攻擊葡萄牙奴隸要塞時被殺，在那之後，羅伯茨主持了大概是史上最具生產力的海盜隊：到一七二二年二月，他們在被皇家海軍抓到之前，拿下超過四百艘船。[37]另一名「巴克」號叛變者是愛爾蘭人沃爾特·肯尼迪，他因為聽了埃弗裡的故事，而立志成為海盜。他駕駛自己的海盜船一段時間後，回到倫敦享受財富，在德特福德路（Deptford Road）開了一家妓院，參與搶劫及其他小型犯罪。他最後被捕了，並於一七二一年在沃平被處決，那裡是他二十六年前的出生地。[38]「巴克」號上，肯尼迪有個老朋友托馬斯·安提斯（Thomas Anstis），也成為成功的海盜船長，但在一七二三年的一場叛變中，被自己的船員殺害。[39]

成就最接近埃弗裡傳說的海盜，或許是范恩第一任船需長愛德華·英格蘭。英格蘭與范恩分道揚鑣後，專門攻擊非洲西海岸的奴隸船，而奴隸船上士氣低落的船員是可靠的新人力來源。他在一七一九年春天，虜獲了九艘這樣的船，超過三分之一的水手叛變，加入海盜行列。在科索角（Cape Corso）時，他差點兒抓到普林斯船長的新船：兩百五十噸重的「維達」二號（Whydah II）。「維達」二號在一座奴隸要塞的炮火下逃離，避免重蹈同名船隻的覆轍而成為海盜船。英格蘭和埃弗裡一樣，在印度洋上待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劫掠莫臥兒帝國的航運，接著抓了一艘三十四門炮的船，並命名為「幻想」號，就和從前的埃弗裡一樣。最後，英格蘭的船員罷免他，因為他拒絕讓他們傷害俘虜。船員們將英格蘭放逐到非洲東方毛里求斯（Mauritius）的一座小島上。他想辦法做了一艘木筏，並划行到馬達加斯加，在那裡，和埃弗裡剩下的海盜一起度過餘生。[40]

白道，沒有比較好

大體來說，海盜的仇人與高層次共犯過得並沒有海盜好。

「米爾福德」號的張伯倫司令拋下拿騷的羅傑斯後，依舊指揮著皇家海軍的西印度艦隊，直到一七二○年六月。當時他接到命令，要負責護送十四艘商船回倫敦。六月二十八日，艦隊在通過向風海峽時遇上一場大風暴，所有的船都被衝到古巴東端。一名目擊證人後來說：「岸上滿是死屍。」四百五十名水手與乘客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溺斃，包括張伯倫與「米爾福德」號的所有船員在內。只有三十四人活了下來，包括水手、事務長，以及一名瞎眼廚師。[41]

「士嘉堡」號的指揮官休姆擊敗馬特爾與拉布其的海盜船，一七二三年得到獎勵，成為第三級戰列艦「貝德福德」號（Bedford）的指揮官，而當時戰列艦還只有十二艘。儘管如此，一七五三年二月時，他在蘇格蘭「因為某些私人恩怨」中彈身亡。[42]

皮爾斯的「鳳凰」號在紐約停駐多年，讓他有機會與城內許多達官貴人維持長久關係，這讓他娶到瑪麗·莫裡斯（Mary Morris），也就是新澤西總督路易斯·莫裡斯（Lewis Morris）的女兒，莫裡斯在今日的布朗克斯（Bronx）擁有龐大地產。不過，這場婚姻並不幸福。皮爾斯人在英格蘭時，瑪麗和另一名海軍軍官調情。皮爾斯在夫妻同住倫敦的幾年後，才發現這場外遇。憤怒的皮爾斯以通姦罪把瑪麗告上法庭，這件醜聞被大量記載於莫裡斯家族成員之間的通信中，後來成為控告、反控告、和解失敗與陰謀詭計的肥皂劇。一七四二年，皮爾斯在倫敦和妻子纏鬥時，另一件與婚姻無關的一千五百英鎊官司，紐約法庭判他敗訴，導致其破產。皮爾斯一七四五年五月去世時，大概還在跟妻子爭吵。[43]

梅納德上尉殺死黑鬍子不久後，被人發現拿走了「冒險」號上幾件貴重物品。戈登直接命他交還找到的贓物，但他拒絕。梅納德吹噓自己在奧克拉寇克的戰績，也讓上級和史波斯伍德總督進一步詆毀他。那些人的信件明顯缺少對這位上尉的讚美。梅納德在接下來的二十一年間，都沒有被晉陞為指揮官。他最終成為艦長，在一七四○年九月得到第六級戰艦「希爾內斯」號（Sheerness）的指揮權，但當時他垂垂老矣，最後在一七五○年死於英格蘭。[44]

伊登總督的治理議會洗脫了他的罪名，但他的名聲因為和黑鬍子掛鉤，再也沒能恢復。一七二二年三月十七日，他因黃熱病去世於伊登頓家中，時年四十九歲，墓碑上刻著「他把這個國家帶向繁榮，死時眾人哀歎」。[45]

史波斯伍德的政敵憑借他違法入侵北卡羅來納一事，成功把他拉下弗吉尼亞總督的位置。一七二二年九月，史波斯伍德退休，待在其四萬五千英畝的莊園裡，涉足鐵礦探勘與生產。一七三○年代，他成為美洲殖民地副郵政大臣（deputy postmaster-general），建立起威廉斯堡與費城之間的郵政服務，拔擢富蘭克林為賓夕法尼亞郵政局長。一七四○年，他獲任命為少將（major general），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期間，負責率領特遣隊攻打西班牙。一七四○年六月七日，他在監督小隊出發時患上熱病，死於馬裡蘭安納波利斯。[46]

諷刺的是，牙買加名聲不佳的阿奇博爾德·漢密爾頓總督比其他人好運。他在被捕的狀態下離開牙買加，但即使參與詹姆士黨人的密謀，鼓勵海盜，在英國法庭上所有這些指控都獲判無罪。一七二一年，貿易及種植業委員會甚至命令牙買加總督，分給他一七一六年時在私掠船上搶來的戰利品。漢密爾頓娶了伯爵的女兒，在愛爾蘭與蘇格蘭擁有地產與城堡。一七五四年時，他以八十四歲的高齡，舒舒服服地死在倫敦帕摩爾街的家中，之後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47]漢密爾頓很早就放棄讓斯圖亞特王朝復辟，詹姆士黨人在一七四五年由詹姆士·斯圖亞特的兒子小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領導最後一次起義時，他似乎完全沒有伸出援手。

詹姆士·斯圖亞特和兒子埋在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St.Peter』s basilica）的地穴。喬治國王的子孫今日依舊高坐英國王位。

《海盜通史》在大西洋兩岸大暢銷

伍茲·羅傑斯在倫敦度過海盜黃金年代的最後時光，又生病又負債，陷入重度憂鬱。他後來寫道，「有一段時期」，我「被（手中）事務令人憂鬱的前景深深困住」。共同投資人解除了與他的合夥關係，羅傑斯以公司名義欠下的六千英鎊債務，合夥人與政府都不還，最後債權人可憐他，免除他的債務，讓他得以走出負債人監獄。[48]

一七二二年或一七二三年，有人找上羅傑斯。這個人想寫關於海盜的書，正在找資料，需要羅傑斯幫忙提供細節，說明他所剿滅的海盜共和國，或許還希望他能提供官方信件與總督報告副本。羅傑斯顯然同意了，因為這名作者提到的信息，只有羅傑斯才有可能提供。一七二四年五月出版時，書名是《最惡名昭彰的海盜搶劫謀殺通史》。這本書和那個時代的許多書一樣，以化名出版，作者為「查爾斯·約翰遜船長」。英語讀者對書中的海盜活動深滌著迷，即使那些行為在當時仍持續發生著。這本書在大西洋兩岸都大為暢銷，有無數個版本，推薦文章與廣告不斷出現在倫敦的《一週報》，以及費城的《美洲水星週報》（American Weekly Mercury）。這本還在再版的書幾乎「單槍匹馬地」創造了海盜的大眾形象，我們今日對海盜的印象仍受這本書影響。

幾個世代的歷史學家與圖書館學家，誤以為查爾斯·約翰遜船長是作家笛福。笛福是《魯濱孫漂流記》與《辛格頓船長》（Captain Singleton）的作者，和羅傑斯同一個時代。最近，德國基爾大學（University of Kiel）的恩內·比魯席伏斯基（Arne Bialuschewski）找出了更有可能的候選人：納撒尼爾·米斯特（Nathaniel Mist）。這個人當過水手、記者，以及《一週報》出版人。《海盜通史》第一位登記在案的出版商查爾斯·列文頓（Charles Rivington）替米斯特出過許多書，米斯特的家離列文頓的辦公室僅幾碼路之遙。更重要的是，《海盜通史》在皇家出版局（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登記的是米斯特的名字。米斯特曾是西印度群島的水手，他是全倫敦的作家與出版商中，最有資格寫這本書的人。他熟悉海盜出沒的海上世界背景，還是熱情的詹姆士黨人，最終被放逐到法國，因為他是倫敦與羅馬的斯圖亞特朝廷之間的送信人。這點可以解釋為什麼《海盜通史》有些同情海上的亡命之徒。在一七二二年到一七二三年之間，米斯特也有試圖寫下暢銷書的動機：由於報紙競爭日益激烈，《一週報》的獲利已數年萎靡不振。[49]

「只要一息尚存，就抱持希望」

《海盜通史》強調羅傑斯在驅逐巴哈馬海盜時扮演的角色，這本書的出版讓這位被免職的總督，再度成為全國英雄人物。讀者非常好奇羅傑斯發生過什麼事，並顯然尷尬地發現他的愛國貢獻被多麼糟糕地對待，其中包括許多英國的精英分子。羅傑斯不久後開始恢復好運，這應該不是巧合。一七二六年年初，他成功得到國王賠償。有關當局讀到羅傑斯的訴願時報以同情，訴願狀上以第三人稱寫道：「他因為正直的抱負，以及服務國家的熱忱，失去……八年的人生精華歲月。為了服務國家，他失去金錢，也沒有得到任何新任命，而且根本沒有人抱怨過他任何行政失當或失職之處。」國王最後賜予羅傑斯撫恤金，金額等同步兵上尉（infantry captain）的半額薪餉，有效日期可以回溯至一七二一年六月。此外，一七二八年時，國王第二次任命他為巴哈馬總督。[50]

羅傑斯前往新普羅維登斯前，留下可能是這輩子唯一一張肖像畫。畫師威廉·賀加斯（William Hogarth）把羅傑斯放進浪漫版的拿騷背景裡。羅傑斯戴著白色假髮，身穿優雅的外套，坐在舒服的手扶椅裡，露出側臉，藏住因西班牙火槍子彈而毀容的臉。他的背後是拿騷港稜堡，上面有一個飾板，裡面寫著他的座右銘「DUM SPIRO SPERO」，意思是「只要一息尚存，就抱持希望」。當時五十歲的羅傑斯，左手邊有一個地球儀，象徵他環遊世界，右手拿著圓規，即將接下兒子手中的地圖，測量新普羅維登斯島。威廉·惠史東·羅傑斯（William Whetstone Rogers）即將陪父親到拿騷，他站在畫中，頭戴假髮，身穿紳士的優雅服飾。羅傑斯的女兒莎拉·羅傑斯坐在左邊，女僕拿著一碟水果準備伺候。在他們後方的港口，一艘大戰船發射了多枚禮炮。[51]

羅傑斯和兒子在一七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抵達拿騷時，當地不如畫師賀加斯想像的那樣美好。島上剛被一場颶風橫掃，許多居民躺在滿目瘡痍的家中，因傳染性熱病虛弱不已。島上的經濟與防禦工事依舊搖搖欲墜。此外，前總督外向的妻子也讓許多拿騷居民心煩意亂。她試圖利用自己的地位妨礙司法、壟斷商店，還在別人家的傭工契約尚未到期前，就讓傭工到她那裡工作。羅傑斯離開的八年間，島上建設沒有多少進展：市鎮中心多了一座新教堂，通往碉堡的入口多了一間石造警衛室，另外還多了總督府（Government House）。那座總督府是一棟兩層樓的喬治式建築，羅傑斯會在那裡度過人生的最後幾年。

羅傑斯最後的任期比第一任輕鬆，但談不上舒服。他因為徵收地方稅問題，和殖民地新的治理議會代表陷入激烈的爭執。羅傑斯希望收稅以修理碉堡，議會代表的意見與之相左。議員的不讓步讓羅傑斯沮喪，他採取極端手段，解散議會，惹惱了地方大農場主。一七三一年年初，這場爭執讓羅傑斯精疲力竭，他再次病倒，並像先前一樣到查爾斯頓養病。[52]同時，他在治理議會擔任書記的兒子，盡最大的能力為家裡建立起良好的奴隸農場，數次到西非買下必要的勞力；而在一七三五年，為了這個目的出航時，威廉·羅傑斯在維達港死於熱病，當時他是皇家非洲公司三名主要商人之一。

羅傑斯總督在一七三一年五月返回新普羅維登斯，但從未真正恢復健康，一七三二年七月十五日去世，埋在拿騷。他的墓地已經找不到了，但他的名字使這座城市的濱水區大街生色，並且巴哈馬官方箴言也向他致敬：驅逐海盜，恢復貿易（Expulsis Piratis，Comercia Restitu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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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完成《海盜共和國》這部史書，要感謝好幾個世代的歷史學家、檔案學家、系譜學者、抄寫員與文人。要不是坎貝爾未在一七○四年創立《波士頓新聞通訊》，並決定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後的幾年間定期報道海盜活動，我們恐怕無法瞭解太多海盜黃金年代的史實。某些電訊傳到倫敦，加入總督及其他殖民地官員的報告，保存在貿易及種植業委員會，以及美洲與西印度群島大臣檔案中。皇家海軍戰艦的艦長也收集海盜情資，他們的信件與航海日誌最終都會被交到海軍部。殖民地當局成功捕獲海盜時，接下來的審判記錄也會被送回倫敦。《海盜通史》的匿名作者在倫敦取得堆積如山的資料，使得這本書出版近三世紀後，依舊主導著關於巴哈馬海盜的論述。

今日看來，《海盜通史》作者認真的寫作態度依舊令人驚歎，巧妙地結合檔案記錄，資料顯然來自羅傑斯及其他主要人物的訪談。但這本書也充滿錯誤、誇大與誤解，其中大部分的謬誤，一直到二十世紀歷史學家得以親自檢閱原始記錄後，才為人所發現。英國學者約翰·威廉·佛特斯古（Sir John William Fortescue，1859～1938）與塞席爾·黑德勒姆（Cecil Headlam，1872～1934）用上幾年時間，搜集《官方文件日曆：殖民地系列》（Calendar of State Papers，Colonial Series）的相關卷宗，內含英國檔案中許多最重要文件的摘錄與摘要，相當於畫出一張藏寶圖，讓無數研究者得以找出並重新發現美洲的部分過去。那些歷史老早被埋藏在羽毛筆與墨水之中。能寫成本書必須感謝他們，以及後來的歷史學家作品，包括羅伯特·李（Robert E.Lee）的《海盜黑鬍子：重新評價他的生平與時代》（Blackbeard the Pirate：A Reappraisal of His Life and Time，1974）、羅伯特·利齊（Robert Ritchie）的《基德船長與對抗海盜的戰爭》（Captain Kidd and the War Against the Pirates，1986），以及布萊恩·利特爾（Bryan Little）的《魯濱孫船長》（Crusoe』s Captain）。《魯濱孫船長》出版於一九六○年，至今仍是最好的羅傑斯傳記。

世界各地幾位重要海盜學者的建議、慷慨與鼓勵，也讓我獲益良多。匹茲堡大學的馬庫斯·瑞迪克協助我找到許多難以取得的資料，並分享了他的第一手經驗，他教我在邱園（Kew Gardens）附近的新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做研究。相較於從海盜對手的觀點出發，他的《各國惡棍》（Villains of All Nations）與《惡魔與深藍海之間》（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為基於海盜視野的海盜研究打下基礎。馬薩諸塞州普羅文斯敦維達遠征隊博物館的肯寇，對海盜貝勒米的瞭解比海盜自己的父母還多。他慷慨分享眾多檔案抄本，省下我好幾個星期的工作時間，以及車程往返耗費的大量汽油。聖保羅馬卡萊斯特大學的喬艾爾·巴艾爾（Joel Baer）是埃弗裡研究權威，他親切回答我的疑問，提供我某些難以取得的海盜審判記錄缺頁。研究人員會樂於看到他即將出版的《黃金時代的英國海盜》（British Piracy in the Golden Age）。我要深深感謝你們三位：讓自己沉浸在過去，有時可能令人孤獨，但你們讓這段旅程變得愉悅愜意。

我也要以同樣的話，感謝其他一路上協助我的人。佛羅里達賽百靈（Sebring）的蓋爾·史望森（Gail Swanson），花時間從塞維亞（Seville）的西印度檔案館（Archive of the West Indies）複印與寄送文件翻譯件給我，讓我取得一七一五年西班牙寶船隊的資料。同樣來自佛羅里達的麥克·丹尼爾（Mike Daniel），則花時間協助我弄清楚黑鬍子虜獲「協和」號的法文記錄。西雅圖的羅德尼·布魯（Rodney Broome）提供了在他家鄉布里斯托爾可參觀與拜訪的寶貴建議。我往來與暫居卡羅來納時，弗吉尼亞諾福克（Norfolk）的薛普與泰拉·史密斯夫婦（Shep and Tara Smith），讓我有地方可住。艾貝爾·貝茨（Abel Bates）與我的姻親拉瑞與安德麗亞·索以爾夫婦（Larry and Andrea Sawyer），也讓我在外鱈魚角有地方可待。丹尼爾·霍登（Daniel Howden）向我介紹他居住的倫敦東區（East End），在數日閱讀老舊羊皮紙上的褪色墨跡後，那是非常舒適的暫時休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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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s，Henry，11-13，24

Addison，Joseph，supports Rogers，164-65，1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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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nture（pirate sloop），140，144-45，162-63，278，280，287，2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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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mby，Mary，198

Ann Galley（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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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tis，Thomas，322

Arlington，Allen，293

Arot，Louis，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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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s king』s pardon，229，236，250

officially declared a pirate，143

privateer against Spain，314-15

Augur，John，302

Avery，Henry，30，35，39，44，119，136-3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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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Capt. Bridgeman，」 12-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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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ppears，25，27，28

leads mutiny，16-18

legends of，26-27，46-47

naval career，14-15

as 「pirate king，」 8-9，26，116，158，165，322

privateering career，15-16，80

treatment of non Europeans，19，23

turns to piracy，18-20

Ayala Escobar，Capt.，124

Bahamas. See also Abaco，Eleutera，Nassau，New Providence Island

British government ignores，312-13

French and Spanish threaten，88，97

lords proprietor support Rogers，166-68

as pirate refuge，1，3，87-88，97，112，143，157，158，165，230

Rogers appointed governor，167-68，235，246，259，267，299

Rogers』s expedition to suppress piracy in（1718），166-68，247-48，261

Royal Navy』s activities in，11

Spain attempts to invade，312-13

Spain threatens，268-69，271，273，284，301，304，311-12

Baker，Richard，42

Baker，Thomas，182-83

Balchen，John，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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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to Charleston，199-200

slaves in，197-99

Barlow，Edward，40，43

Barnet，Capt. Jonathan，captures Rackham，319

Barrow，Thomas，131，139-40

Barsheba（privateer），107，112，122，124，126-29，133-34，137-38，159，314

Bass，Capt. Jonathan，271

Bath（North Carolina），Thatch settles in，257-58，277-78，279，288，292

Bay Islands（Honduras），as pirates』safe haven，241，308

Beauchamp，Robert，302

Bedford，Capt. John，254

Bedford（ship of the line），323

Beer，Capt.，captured by pirates，173-74，178-79

Begona，Nuestra Senora de（treasure ship），81-82

Belize，founded by pirates，5

Bell，William，279-80，296

Bellamy，Samuel（「Black Sam」），7-9，36，44

allied，with La Buse，145-46

background，28-30

in Boston and Cape Cod，91-93，97

captures Spanish Town，155-56

captures Whydah，157-58，169-70

crew members arrested and imprisoned，186，188，193，196，208

crew members hanged，227-28，243

and Hornigold，134-35，172

and Jennings，125-26，128-30，154，172

killed in storm，185，196-97

on long cruise，171-78

and Paulsgrave Williams，144，149，152，156，158，172

pirate career，125，144-45，161，165，186，198，210，221，223

as pirate commodore，145，151

social and political opinions，173-74

visits Cape Cod，180-81，184

in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52

and wrecked treasure fleet，106，124

Benjamin（privateer），113-14，133，134，140-41，144，161

Bennett，Benjamin（gov. of Bermuda），240，245

commissions privateers，259

publicizes king』s pardon，228-29，232，237

Bermuda

and piracy，3，159

pirates threaten，4，228

Bernard，Allen，136-38

Betty（sloop），captured by pirates，205-6

Bialuschewski，Arne，325

Biddy，Robert，224

Birch，Edward（gov. of Bahamas），88

Bishop，Capt.，195

「Blackbeard.」 See Thatch，Edward

Blackenshire，Ralph，97

Blake，Capt. Benjamin，162

Block Island（Rhode Island），as pirates』safe haven，170，173-74，176，178-79，209

Bondavais，Jean

considers king』s pardon，229

pirate career，203-4

privateer against Spain，318

Bonetta（sloop），pirates capture，147-48，185

Bonnet，Stede，8，271，273

background，197-98

blockades Charleston，249

captured and imprisoned，277，287，298-99

crew tried and executed，300

cruises Gulf of Mexico，240-41

eccentricities and mental disorders，198-99，205

escapes from jail，299-300

failure as a pirate，274-77

hanged，301

Jacobite sympathies，274-75

pirate cruise to the Carolinas，200-2

receives king』s pardon，256，274-75

relieved of command，241-42，249，254

serves under Thatch，216-20，222，224

wounded in battle，202，221-22

Bonnet（sloop），284

Hornigold captures，162-63

outfitted as pirate ship，194-95，203，204，209

Bonny，Anne，8，139

affair with Rackham，316-17

pirate career，317-20

Bonny，James，139，316

Bostock，Capt. Henry，captured by pirates，223-25

Boston，description，91-93

Boston News-Letter，93，99，106，192，226-27

Brand，Capt. Ellis，282，284，288-91，2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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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hants invest in privateers，70-71

Brown，Capt. Robert，261

Brown，John，182

Brown，Nicholas，rejects king』s pardon，229，232

Brown，Thomas，244

buccaneers，63

defined，2

Buck，Samuel，supports Rogers』s expedition，166-68

Buck（private sloop-of-war），167，247，264-67，272

turns pirate，271，301，321-22

Burgess，Josiah

accepts king』s pardon，229，235-36，249-50，267

appointed justice，302

killed，314

pirate career，161

supports Gov. Rogers，301

Cabot，John，40，46

Cammocke，Capt. George，plans for Jacobite conquest in the Caribbean，230-31，259

Campeche（Mexico），pirates recruit in，125

Cape Cod（Massachusetts），Bellamy visits，180-81

pirate legends on，94-95

shipwreckers on，93-94

Cape Elizabeth（Maine），189-91，193

Cape Fear（North Carolina），as pirate refuge，201，276

Captain Singleton（Defoe），325

Carnegie，Capt. James，123，127，130，136-38

officially declared a pirate，143

Catling，Nathaniel，245

Cavendish，Thomas，67

Caverley，Richard，captured by pirates，145，178

Chamberlaine，Comm. Peter，248，262

abandons Rogers，270，311

killed in storm，322-23

Charleston（South Carolina）

Bonnet blockades，249

civil disorder in，299-300

compared to Barbados，199-200

as destination for pirate goods，140

supports pirates，298-300

Thatch blockades，249-53，255

Vane blockades，273-74

vulnerable to pirates，200

Chase，Jonathan，100

children，orphaned，33

Cinque Ports（privateer），75-76

Cockram，John，271，305

accepts king』s pardon，236，260

becomes pirate-hunter，284，286，301

pirate career，89-90，99，140，160

Cockram，Phillip，271

Cockrane，Dr. John，138

Cole，John，185-86，188

Collins，Thomas，118-19

Comerford，Anthony，42

Condent，Edmund，rejects king』s pardon，229，232

Cooke，Edward，71，73，82，83，115-16

Cornelison，John，125

Courtney，Capt，Stephen，71，73，78-80，83

Creagh，Stephen，lawsuit against Rogers，115-16

Crowley（merchantman），captured by pirates，250

Cruising Voyage Around the World，A（Rogers），116

Crumpsley，Capt. Andrew，captured by pirates，180

Cuba，Spanish colony，87，89

Cunningham，William，246，286

Cuttle，Maurice，accepts pirate bribe，25

Damariscove Island（Maine），190-91

Dampier，William，2，6，116

aquainted with Avery，46-47

as buccaneer，78

failed naval career，47，66，67-70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47

privateering career，65-66，70-71

Voyages and Descriptions，47

Dan，John，26

Darvell，Jonathan，97

Darvell，Zacheus，97，99

Davis，Howell，pirate career，321

Davis，Thomas，imprisoned，193

survives Whydah wreck，185，187-88

Dawson，Joseph，47

Deal，Robert，305-8

death』s head flag，147，263

Defoe，Daniel，6，29

Captain Singleton，325

and General History authorship question，325-26

Robinson Crusoe，75，116，325

de la Vega，Pedro，108-9

Delicia（private man-of-war），117-19，121，167，247-48，262，266-67，286，301，313

Demelt，Abraham，295

democracy，among pirates，1-2，18，132，170，173，192，275

Dennis，John，38

Diamond（sloop），captured by pirates，244-45

Doane，John，arrests wrecked pirates，186，188，193

Dolphin（sloop），138，140，142

Dosset，Capt. Pierre，captured by pirates，210-13，216

slave-trader，210-11，215

Dover，Dr. Thomas，71，75，78-79，83

Dove（sloop），267

captured by pirates，261，273

Dragon（pirate sloop），232

Drake，Sir Francis，2

Drake（sloop），267

captured by pirates，260

Draper，Capt. John，260

Duke（privateer），71-74，80-83

Dutchess（privateer），71，73-74，77，81-83，117

Eagle（privateer），107

Eagle（sloop），captured by pirates，261

East India Company，3，83

pirates target，14

Rogers and，117-18，165

Echeverz，Gen. Don Antonio de，commands treasure fleet，104，106

Eden，Charles（gov. of North Carolina），278-80，290-91

dies，324

pardons Thatch，257-58，282，288-89，296

Eels，Joseph，134，138

Eleuthera，10，90，97，100，160

Vane raids，305

El Grifon（frigate），survives hurricane，104-5

Elizabeth（fishing sloop），captured by pirates，190

Emperor（merchantman），captured by pirates，273-74，285

Endeavor（brigantine），captured by pirates，175-76，305-6

England，Edward，259-60

flees to West Africa，321

pirate career，236-37，322

rejects king』s pardon，229，234

retires to Madagascar，322

equality，among pirates，1-2，18，132，170，173，192，275

Ernaud，Lt. Francois，211

Eugene Prize（privateer），65

Fairfax，Sir William，247-48，267，302，313

on Bahamas governing council，268

Fancy（ship），137

arrives at Nassau，11-12，24

pirate career，18-23

Fisher（sloop）

captured by pirates，181，183

survives storm，186，192

Flamborough（frigate），defends Nassau，313

Fletcher，John，145，169

Florida，Spanish colony，89

treasure fleet wrecked on beaches，105-6，108-9，123-24，127，138，224

「Flying Gang，」 113-14，131，158，249，320

Foreside，Edward，25

Fortune（sloop），captured by pirates，276

France

captures Pensacola，312

destroys Nassau，11-12，59，88

New World colonies，60

war with Great Britain，10-11，49-50

Franklin，Benjamin，297

Fredd，Capt. John，260

Gardiner，John，179

Gardiner』s Island（New York），179-80，209

General History of the Robberies and Murders of the Most Notorious Pyrates，A（Johnson），6，27，30，39，119，231，236，251，258，261，293，300，303，307，317，319

authorship question，325-26

Rogers collaborates in，325-26

George I（king of Great Britain），101-2

offers pardon to pirates（1717），225，226-33，248

Gibson，Capt. Charles，15-17

Gordon，Capt. George，284，288-89，295，297-98，323

Graves，John，88

Gravet，Jonathan，17

Gray，George，278

Great Allen（merchantman），captured，by pirates，215

Great Britain

government ignores Bahamas，312-13

New World colonies，60

rural life in，29-30

Thatch seeks revenge on，197，206

wages and prices in，34

war with France，10-11，49-50

war with Spain，49-51

Greyhound Galley（slaver），154

Guadeloupe，150

Thatch attacks，216

Guayaquil（Ecuador），Rogers captures，78-79

Gulf of Mexico，Thatch and Bonnet cruise，240-41

Guthrie，Robert，96

Hallett，John，95

Hallett，Mary or Maria，94-95，106，171，181

Ham，John 「Catch Him if You Can，」 317

Hamilton，Basil，in Jacobite uprising，141

Hamilton，Duke of，supports James Stuart，102

Hamilton，Gen. George，in Jacobite uprising，123

Hamilton，Lord Archibald（gov. of Jamaica），100

arrested，143，324

commissions privateers，122，123，126，130-31，142-43，196，310

cooperates with pirates，4

dies，324

Jacobite sympathies，102-3，122，141-43，324

and wrecked treasure fleet，107

Hamilton，Walter（gov. of Leeward Islands），150，165，220-22

Hamilton Galley（merchantman），160

Hands，Israel

arrested and pardoned，297

as Thatch』s boatswain，242，254-55

Hannah and Mary（sloop），captured by pirates，189

Hanover，House of，101

Happy Return（pirate vessel），97-98，99-100

Harbour Island（Bahamas），89-90，97，99，112，140，160，195，203-4，239-40，260，268

Harcourt，Simon（lord chancellor），116

Harding，Samuel，plunders Whydah wreck，187-88

Havre de Grace（ship），78-80，83

Henry（sloop），277

Hepworth，Thomas，300

Herriot，Capt. David，275

captured by pirates，242，256

escapes from jail，299-300

Heywood，Peter（gov. of Jamaica），142-43

Higgins，Jeremiah，169

Hildesley，Capt. John，defends Nassau，313

Hispaniola，French colony，87，89，171

pirate base in，136，144，305

Hoff，Peter，145，148，170

Hogarth，William，portrait of Woodes Rogers，327

Hollingsworth，Thomas，24-25

Holloway，John，288

Hornby，Thomas（dep. gov. of Leeward Islands），155-56

Hornigold，Benjamin

accepts king』s pardon，229，232-36，246-47，259

allies with La Buse，135

becomes pirate-hunter，284-86，301

and Bellamy，134-35，172

captures Bonnet sloop，162-63

captures Marianne，132-34，203

captures Wolf sloop，285

Caribbean cruise with Thatch，195

deposed as commodore，145

fortifies Nassau，158-59

founds 「pirate republic，」 7，131，141，260

and Jennings，122，131，133，159-60

joint operations with Thatch，158，160，161-63，210

killed，314

pirate career，88-90，93，97-100，112-13，122，125，135，139-40，161，231

as pirate commodore，194

privateer against Spain，314

protects Howell，203-4，229

serves on privateers，87

as vigilante，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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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illiams，134，172

Houblon，Sir James，15-16，18，47

Howard，William

Gov. Spotswood arrests，282，288

pardoned，297

as Thatch』s quartermaster，134，202，206，218-19，254，258

Howell，John

Hornigold protects，203-4，229

kidnapped by pirates，162，205

Hume，Capt. Francis，222，321

commits suicide，323

Hurst，Capt. Thomas，captured by pirates，250

Hyde，Mid. Edmund，289，292-93

Incarnacion，Nuestra Senora de la（treasure ship），115

Rogers captures，81-83

indentured servants，captured by pirates，206-7，208

in Jamaica，58

Indian Ocean，pirate operations in，18-20

Ingols，Capt. Robert，captured by pirates，181

Jacobite uprising（1715-16），122-23，141，142-43，196，229

Jamaica. See also Port Royal

description and strategic location，55-57，59

history，59-60

hurricane of 1712，84-85

indentured servants in，58

Morgan』s operations in，63

pirates damage commerce of，165

privateers operate from，63-64，318

Royal Navy in，61-63

slaves in，58-59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in，59-62

Jane（sloop），289，292-95

Jeane，Capt. John，42

Jennings，Capt. Henry

and Bellamy，125-26，128-30，154，172

captures French merchantman，126-30

considers king』s pardon，229，231

and Hornigold，122，131，133，136-37，140，159-60

Jacobite sympathies，196

officially declared a pirate，143，159

pirate career，161-62

as pirate commodore，194

privateer against Spain，314

privateer career，84-85，103，122，126，142，259

receives king』s pardon，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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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illiams，128-30，172

and wrecked treasure fleet，107，111-12，114，123-24，138，229

John & Elizabeth（sloop），captured by pirates，272

John & Marshall（galley），Royal Navy destroys，1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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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Humphrey，294

Johnson，Robert（gov. of South Carolina），253，299-300

Johnson，Samuel，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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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Capt. Richard，captured by pirates，219

Juan Fernandez Island，75-77

Julian，John，170，185

imprisoned，193

Katherine（pirate sloop），265-66，272-73

Keith，William（gov. of Pennsylvania），278

Kennedy，Walter，pirate career，271，322

Kerr，Commodore William，62-63

Kidd，Capt. William，2-3，6，35，96，116，179

King，John，148-49，170，185

Kingston（merchantman），captured by pirates，315

Kinkor，Kenneth，95

Knight，Thomas，captured by pirates，216-19

Knight，Tobias，279-80，291-92，296

tried and acquitted，297-98

La Blanquilla，as pirate base，150-51，321

La Buse，Capt. Olivier，allied with Bellamy，145-46，151

allies with Hornigold，135-36

captured and executed on Reunion，321

flees to West Africa，320-21

pirate career，8，144-45，194，221，287

La Concorde（slaver），258

captured by pirates，210-12

outfitted as pirate ship，212-14

renamed Queen Anne』s Revenge，214

Lancaster（sloop），267

captured by pirates，261

Land of Promise（merchant sloop），captured by pirates，242-43

Lark（pirate sloop），23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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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Navy captures，234-35

Vane recaptures，239

Lawes，Nicholas（gov. of Jamaica），310，320

Leeward Islands，pirate activity in，147，149，152，195，220-21

pirates threate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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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ley，Francis，accepts king』s pardon，235-36

Lewis，William，303

Liddell，Capt. 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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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and Adventure of Capt. John Avery，The，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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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living conditions in，31-33

Rogers in，117-18

Low，Matthew，99

Lucas，Capt. John，captured by pirates，1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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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kconachy，Alexander，182-83，186

Madagascar

as pirate base，18，20，26，116-17，119-20，165，322

Rogers』s voyage to，117-21，163-65

Maine. See also Cape Elizabeth，Damariscove

pirate base on coast，172-73，176

Royal Navy in，172

Margaret（sloop），captured by pirates，223

Marianne（ship），144，145，149，151，169-70

deteriorated condition，171-72，191

Hornigold captures，132-36，203

on long cruise，171，174-80，189，193，196

Markham，William（gov. of Pennsylvania），accepts pirate bribe，24-25

Martel，John，ship sunk by Royal Navy，152-54，223

Martin，John，247

accepts king』s pardon，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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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ured by pirates，180-82

runs aground in storm，183，185，187-88

survivors arrested and imprisoned，186，188，193，196，208

survivors hanged，227-28，243

Mary Ann（pirate sloop），203

Mary Free Love（privateer），193

Mary Galley（merchantman），captured by pirates，231，239

Mary（privateer），123，127-29，133，136-37

Mary & Sarah（sloop），attacked by pirates，318

Mather，Co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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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nard，Lt. Robert，288-89，2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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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s Thatch，295，323

McCarthy，Dennis，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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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ford（frigate），248，262，266，2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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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t，Nathaniel，325-26

Mitchell，George，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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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hegan Island（Maine），pirates shelter at，186-87，191-92

Montaudoin，Rene，211-12

Montserrat Merchant（merchantman），216

Moody，Samuel，accepts king』s pardon，236

Moore，Col. Maurice，290，298

Morgan，Sir Henry，2-3，6，271

operations in Jamaica，63

Morris，Lewis（gov. of New Jersey），323

Morris，Mary，marries Pearse，323

Morris，Thomas，302-3

Morton，Phillip，294

Moseley，Edward，290，298

Mumvele Trader（merchant sloop），271

Nassau（capital of Bahamas），7，9，10，23

disaffected colonists flee to，159

French destroy，11-12，59，88

Hornigold fortifies，158-59

king』s pardon reaches，228-29

manpower shortage，269-70，284

as pirate base，7，112-14，131，139-41，158-60，172，202，230，237，246

Thatch returns to，246-47

Vane threatens，268-69，271-72，284，286-87，301，304-5

Neptune（merchantman），captured by pirates，273-74，285

Nevis，218

New Division（merchant sloop），captured by pirates，219

New Providence Island，7，11，88，90，159，202，243，262，266

population，268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A（Dampier），47

Nichols，Thomas，accepts king』s pardon，235-36

Noland，Richard，agent for Hornigold，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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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s king』s pardon，229

as quartermaster，152，175，181，183，186-87，192-93

North，Capt. Edward，244

North Carolina. See also Bath，Ocracoke Island

Spotswood invades，289，29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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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ll，Samuel，292-93，295-97

Ogg，David，40

Ormond，Mary，Thatch marries，258

Page，Samuel，142

Paine，Thomas，96，179

Palmar de Ayz（Florida），109-112，124-25，16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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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dge，Nathaniel，299

Pearl（frigate），284，288-89，297-98

Pearse，Capt. Vincent，dies，323

issues certificates of protection，235-38

and king』s pardon，232-34

Vane humiliates，237-39，243，287，310

Pensacola（Florida），France captures，312

periaguas，as pirate vessels，89，125，128-30，133-34，157，185

Peters，Capt. Peter，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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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frigate），208，310

flees Nassau，240，246

voyage to Nassau，232-33，236-38

Pindar，William，204

Pinkentham，Capt.，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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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 myths about，5-6

Royal Navy unable to control，4

slaves escape to，3，13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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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bery by，4，12-14，23-25，98

democracy and equality among，1-2，18，132，170，173，19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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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I offers pardon to，225，2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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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ite sympathies，3-4，196，214，229-31，23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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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image o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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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20-23

political motivations，3-4

recruitment of，3-4

reputed cruelty of，4，7

as revolutionaries，3，8，131-3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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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lave trade，153-54

take over Nassau，7，112-14

target East India Company，14

Pope，Alexander，46

Porter，Capt. Thomas，200-1

Port Royal（Jamaica），description，57-58

Postillion（pirate sloop），135，144，147，149，151

press gangs，37-38

Prince，Capt. Lawrence，84，169，322

crew members join pirates，170

in slave trade，156-57

Prince（sloop），captured by pirates，308

Princess（slaver），captured by pirates，25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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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d，2-3

Hamilton illegally commissions，122，123，126

New England colonies commission，196-97

operate from Jamaica，63-64

shipboard life，71

Thatch serves on，64

in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55，63-65，71

Proclamation for Suppressing of Pirates（1717），225，226-33，248，264

Protestant Caesar（merchantman），crew deserts，242-43

drives off pirates，241

Pulleine，Henry（gov. of Bermuda），99

Queen Anne』s Revenge（pirate ship），23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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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bbean cruise，214-15，217-18，220，225

goes aground，255-56，282

in Gulf of Mexico，240-41

Rackham，John（「Calico Jack」），8，237，259-60

accepts king』s pardon，315-16

affair with Anne Bonny，316-17

as quartermaster，305-7

rejects kings pardon，229

returns to piracy，316-17

tried and hanged，319-20

Ranger（sloop），289，292-93，295

Rathbon，John，179

Read，Mary

dies in prison，320

pirate career，317-20

Revenge（pirate sloop），163，198-99，213-14，255，274-75

Caribbean cruise，216，219-20

cruise to New England，200-2，205-9

in Gulf of Mexico，240-41

renamed Royal James，275

returns to Caribbean，209-10

Thatch takes charge of，202-3，205

Rhett，Col. William，274

captures Bonnet，277，298，300

Richard & John（sloop），captured by pirates，259-60

Richards，John，149

Richardson，Joseph，207

Roberts，Bartholomew，pirate career，321-22

Robinson Crusoe（Defoe），75，116，325

Roebuck（frigate），47，66，67

Rogers，John，71，78，84，115

Rogers，William Whetstone，327-28

Rogers，Woodes，8

appointed governor of Bahamas，167-68，235，246，259，267，299，301

appoints Bahamas governing council，268，284

background，44-51

bankrupted by governorship，313-14，325

captures Guayaquil，78-79

captures Nuestra Senora de la Incarnacion（treasure ship），81-83

Chamberlaine abandons，270，311

collaborates in General History of the Pyrates，325-26

crew lawsuit against，115-16

A Cruising Voyage Around the World，116

in debtors prison，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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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328

drives off Spanish invasion，313

and East India Company，117-18，165

expedition to suppress piracy（1718），166-68，247-4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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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ssed with anti-piracy schemes，163-65 portrait by Hogarth，327

privateering career，65-66，70-84

reappointed governor of Bahamas，3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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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lave trade，65，78，118-21，164，167，313

strategy for suppressing piracy，226

takes possession of Nassau，264-67

voyage to Madagascar，117-21，163-65

in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55，235

wounded，81-84

Rogers，Capt. Woods，44-45，47，48-51，66

Rose，Capt. Jonathan，221-22

Rose（frigate），208，248，262-67，269-70，312，316

patrols for pirates，193

Rounsivell. George

killed，314

pardoned at the gallows，304

Royal Africa Company，12

Royal James（pirate sloop），275-77

Royal Navy

activities in Bahamas，11

captures Vane，234-35

defections from，3，239

destroys pirate galley，152-54

discipline in，43

gunnery in，221-22

Jamaica squadron，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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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ble to control piracy，4，150，249

working conditions in，41，62-63

Royal Prince（galley），240

sailors，pay，43-44，86，112

shortage of，36-38

unemployed in peacetime，86-87

working conditions，40-44

St. Christopher，Thatch attacks，219-20，222

St. Croix，pirates lose battle at，152-54

St. Marie（merchantman）

captured by pirates，126-30，133-34，142

looting of，137-38，140

St. Martin（brigantine），267

captured by pirates，260-61

St. Michael（merchantman），captured by pirates，151，182，185

Salmon，Adm. Don Francisco，and wrecked treasure fleet，106，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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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s，Edwar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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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geant，Edward，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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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conditions on，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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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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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ch and，213

slave trade

Kingdom of Whydah in，211

pirates and，153-54

Rogers in，65，78，118-21，164

Sloane，Dr. Hans，41，164

Smith，William，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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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elgrave，Capt. William，321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64-65，247

South，Thomas，151，182

South Carolina. See also Charleston pirates threaten，4-5，167

Spain

attempts to invade Bahamas，312-13

harasses Jamaican ships，86-87

navy protects wrecked treasure fleet，108

New World colonies，59-60，66-67

threatens Bahamas，268-69，271，273，284，301，304，311-12

treasure fleets，20-23，66-67，80，103-14

war with Great Britain，49-51

Spanish Main，60，146，149，308

Spanish Town（Virgin Islands），pirates capture，155-56

Sparcks，John，35

Spofford，Capt.，207

Spotswood，Alexander（gov. of Virginia）arrests William Howard，282，288

campaign against Thatch，282-83，288，297，323

corrupt administration，283-84

dies，324

invades North Carolina，289，298，324

on piracy in the Bahamas，165

Steele，Sir Richard，suports Rogers，164-65

Stillwell，Daniel，97，99，100-1

accepts king』s pardon，236

Stover，Capt. John，171

Stuart，House of，pirates loyal to，3-4

Stuart，James

pirates offer services to，230-31，245，259，287，320

pretender to throne，101-2，122-23，141，325

Successful Pyrate，The，27

Sultana（galley）

captured by pirates，149

converted to man-of-war，151，152-53

exchanged for Whydah 169-70

Swallow（schooner），192

Sweet，Dr. James，179

Swift（sloop-of-war），165

Tanner（merchantman），captured by pirates，171-72

Taylor，Capt. Christopher，215，224

Taylor，Richard，268

Terrill，Thomas，accepts king』s pardon，236

Tew，Thomas，20，116

Thatch，Edward.（「Blackbeard」），7-9，44，268，272

absconds with plunder，256

adopts intimidating costume，205

attacks Guadeloupe，216

attacks St. Christopher，219-20，222

background，38-39，46

blockades Charleston，249-53，255

Bonnet serves under，216-20，2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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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ptured slaves，213

captures French ships，278-79

Caribbean cruise，214-15，217-18，220，225

Caribbean cruise with Hornigold，195

commands his own ship，160-61

cruises Gulf of Mexico，240-41

cruise to New England，200-2，205-9

destroys captured cargos，207

Eden pardons，257-58，282，288-89

employs terror tactics，205-7，209

intimidating appearance，161，223

Jacobite sympathies，214

in Jamaica，55，57-58，84-85

joint operations with Hornigold，158，160，161-63，210

killed，295，323

marries Mary Ormond，258

Maynard attacks，291-96

pirate career，87，90，125

plans retirement，248-49，254，257-58

relieves Bonnet of command，241-42，249，254

reputation，194，243

returns to Caribbean，209-10

returns to Nassau，246-47

seeks revenge for hanged pirates，243

seeks revenge on Great Britain，197，206

serves on privateers，64，87

serves under Hornigold，97，112，122，134，139-40，144-45

settles in Bath，North Carolina，257-58，277-78，279，288，292

Spotswood』s campaign against，282-83，288，297，323

takes charge of Revenge，202-3，205

visits Philadelphia，278

in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55，71

Thatch，Thomas，38-39

Thomas，Dorothy，318

Thompson，Richard，305

on Bahamas governing council，268

fences pirated goods，89-90，140，160，203，204，259-60

Thurbar，Capt.，195

Tibby，Capt. John，245

Tookerman，Richard，299

Torres y Ayala，Laureano de（gov. of Cuba），100，104，122，142

Tosh，William，179

treasure fleets，Spanish，20-23，66-67，80

wrecked in Florida hurricane（1715），103-14，123-24，127，138，224

Treaty of Utrecht（1713），104，112

Trott，Nicholas（gov. of Bahamas），11，88

accepts pirate bribe，12-14，23-24，98，258，300

Trott，Nicholas（judge），300

Trumble，James，25

Tryal（merchantman），captured by pirates，176-77

Tucker，Robert，as quartermaster，275-76

Turbett，Capt. Andrew，captured by pirates，175

Turneffe Island（Belize），as pirates』safe haven，240-42

Turnley，Richard，316-18

de Ubilla，Capt. Gen. Don Juan Esteban，commands treasure fleet，103-6

Ulster（sloop），267

captured by pirates，260

Vane，Charles，7-9，36，44，248，292，316

accepts king』s pardon，236，238，264

attacked by French frigate，306-7

attacks reformed pirates，260-61

attacks Royal Navy，263，265

background，30-31

blockades Charleston，273-74

deposed from command，307-8

humiliates Pearse，237-39，243，287，310

Jacobite sympathies，196，230，245，259

in Jamaica，84-85

and looting of St. Marie，138

pirate career，162，194-95

as pirate commodore，236

privateer career，103，129，133

raids Eleuthera，305

reign of terror，243-45，260-61

rejects king』s pardon，229-31，234，259-60

returns to piracy，236，238-40，272

Royal Navy captures，234-35

threatens Nassau，268-69，271-72，284，286-87，301，304-5

tried and hanged，309-10，319-20

in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71

wrecked and castaway，308-9

and wrecked treasure fleet，111，123，229

Van Vorst，Simon，150，182，227

Veal，John，75

Vickers，John，131

Virgin Gorda，pirates capture，155-56

Virginia，description，283

Virgin Islands，pirate activity in，146-48，152，221

Voyages and Descriptions（Dampier），47

Walden，Capt. Thomas，308

Walker，Neal，138，140，261

fences pirated goods，203

Walker，Thomas，Jr.，113

Walker，Thomas（acting gov. of Bahamas），159

appointed justice，302

flees Nassau，141，261

named to Bahamas governing council，286

opposes pirates，98-101，140-41，203

welcomes Rogers，267

Wapping（London neighborhood），32

pirates hanged at，33-35

Ward，Edward，37

on Jamaica，57-58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314，324

War of the Quadruple Alliance，311-12，314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49-51，98，172，190，268，271

in Jamaica，59-62

naval operations，52-53，64

privateers in，52，55，63-65，71，85，86，90

Watson，John，278

West，John，pirate career，89-90

Whetstone，Sarah，50-51，115-16

Whetstone，Sir William，48-49，70，115

Whetstone Galley（slaver），65

Whitney，Capt. Thomas，263，270-72，312

Whydah，Kingdom of，in slave trade，211，328

Whydah（merchantman），7，156，194，212，233

Bellamy captures，157-58，169-70

on long cruise，171，173-77，180-81，183

Sultana exchanged for，169-70

wrecked in storm，184-85，187-89，191-92，196，246

Whydah II（merchantman），322

William & Mary（sloop），captured by pirates，244-45

William（merchantman），captured by pirates，253-54

William（privateer），stolen by pirates，317

Williams，Capt. James，151

Williams，Mary，96

Williams，Owen，151

Williams，Paulsgrave，8，246

accepts king』s pardon，236

and Bellamy，144，149，152，156，158

flees to West Africa，321

and Hornigold，134，172

Jacobite sympathies，321

and Jennings，128-30，134，172

on long cruise，171-78，189，196-97

pirate career，95-97，125，169-70，174，193，198

recommends pirate base on Maine coast，172-73，176

rejects king』s pardon，229

visits family，178，209

and wrecked treasure fleet，106，124

Williams，Paulsgrave，Jr.，321

Williamsburg（Virginia），description，282-83

William（sloop），captured by pirates，250

Willing Mind（transport），168，247，262，264-65，267，301

Willliams，John，95-96

Wills，John，107，122-23，142

officially declared a pirate，143

Windward Islands，209，212

Winter，Christopher，236

rejects king』s pardon，229，232

Wolf（sloop），Hornigold captures，285

Woodall，Capt. Nicholas，arrested，285

Wragg，Samuel，captured by pirates，251-52

Wyer，Capt. William，84，241-43

Yeamans，John，47-48

Yeats，Capt. Charles，265，272-73

Younge Abraham（merchantman），captured by pirates，231，23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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